rT LE eed tt 


# 


3 y fe [ 英 ] 此 尼斯 . 格雷 厄 姆 车 % Bs 
+ ABB Nt 绘 
杨 静 远 译 


> ~ 中 信 出 版 集团 加 


版 权 信息 


书 名 : 柳 林 风声 

作者 :[ 瑞 ] 肯 尼斯 -格雷 厄 姆 
译 者 : 杨 静 远 
ISBN:9787508679563 

中 信 出 版 集团 制作 发 行 
版 权 所 有 ,侵权 必 究 


河岸 


整个 上 午 ， 跨 电 都 在 勤 香 地 干 活 ， 为 他 小 小 的 家 做 春季 大 扫除 。 
SOA wid, AAP, Wes Leer PITA, Selly, 
提 着 灰 六 桶 刷 墙 ， 直 干 到 灰 竺 哈 了 嗓子 ， 迷 了 有 眼 ， 全 喘 马 黑 的 毛皮 洪 
满 了 日 灰 桨 ， 腰 也 酸 了 ， 裳 也 痛 了 。 春 天 的 气 县 ， 在 他 头 上 的 天 空 里 
吹 撞 ， 在 他 脚下 的 泥土 里 游 动 ， 在 他 四 周 味 荡 。 春 天 那 奇 妙 的 追求 、 
泡 望 的 精神 ， 甚 至 钻 进 了 他 那 阴暗 低 矮 的 小 屋 。 人 怪不得 他 独 地 把 刷子 
feo EW, Boe: “ 烦 死 人 了 1! 去 它 的 ! 什么 春季 大 扫除 ， 见 它 的 见 
去 吧 ! "MEARE, BHM ART oe ERA eee A 
Me, eh SBEU SARA ° He, Be LA AK 
ZH, Mik Fe ee PASE Ee SA eS AY © eb 
fig SFE OME CHF, SF SOME SE td, IIE, RAE 
Ma): OEE! 咱们 上 去 唆 ! PRT, RRA, He 
RR THOT, THU RASCH, Rae, APE RAPER IK 
草 里 打 起 深 儿 来 。 


“ 太 棒 了 ! ”他 目 言 目 语 地 说 , “可 比 刷 墙 有 意思 ! ”太阳 贤 在 他 的 
毛 度 上 ， 上 暖 烘 烘 的 ， 微 风 轻 抚 着 他 发 热 的 额头 。 在 洞穴 里 玫 居 了 那么 
入， 听觉 都 变 得 迟钝 了 ， 连 小 乌 欢 快 的 喝 唱 ， 听 起 来 都 跟 大 声 喊 叫 一 
样 。 生 活 的 欢乐 ， 春 天 的 愉悦 ， 又 加 上 免 了 大 扫除 的 麻烦 ， 他 乐得 纵 
身 一 跳 ， 腾 起 四 脚 疝 前 飞 跑 ， 横 罕 草 坪 ， 一 直 跑 到 草坪 尽头 的 议 匈 
BI ° 


“站 住 ! ”篇 多 车 口 处 ,一 只 老 兔子 喝道,“ 通 过 私人 道路 ， 得 交 六 
便士 ! * 乃 鼠 很 不 耐烦 ， 人 态度 傲慢 ， 根 本 没 把 老 兔子 放 在 上 服 里 ， 一 时 倒 


把 老 兔子 弄 得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。 巍 鼠 顺 着 沉 乱 一 溜 小 跑 ， 一 边 还 逗 弄 厦 
别 的 兔子 ， 他 们 一 个 个 从 洞口 探 尖 帘 看 ， 想 知道 外 面 到 压 吵 些 什 
Ao “Bet! 看 货 ! ”他 啊 笑 说 ， 不 等 他 们 想 出 一 句 解 气 的话 来 回 敬 
他 ， 豆 一 溜 烟 跑 得 没 影 儿 了 。 这 一 来 ， 免 子 们 七 嘴 八 舌 互相 埋怨 起 
来 : “ 瞧 你 多 春 ， 干 吗 不 对 他 说 .……” 哼 ， 那 你 干吗 不 说 .……” 你 该 警 


一 切 都 那么 美好 ， 好 得 简直 不 像 古 真 的 。 他 跑 过 一 片 义 一 片 的 草 
坪 ， 沿 看 矮 树 篇 ， 罕 过 江 木 从 ， 勿 匆 地 游 性 。 处 处 部 看 到 马 儿 做 多 席 
R, (LS, LST STEER abn RAR > IRR BS 
dt ° HEMT ANS RUD EAM. “hall See! Ao AS, TEP ORICILTEREER 
A RRSP, EAI — AR, ES ATR ° BOR, (MBAP DAY 
方面 ， 还 不 是 目 己 得 到 休 总 ， 而 是 看 到 别人 都 在 忙 着 干 活 。 


他 淄 无 目的 地 内 得 着 ， 名 然 来 到 一 条 水 流 丰 鳃 的 大 河 边 ， 他 觉得 
真是 快乐 绝顶 了 。 他 这 幸子 还 从 来 没有 见 过 一 条 河 哩 ! ak Ate 
Te > AOCMOMREIME + SK BC OR ASI, AERIS, PRO ° EAM 
住 什么 ， 就 咯咯 地 笑 ， 把 它们 扔 掉 时 ， 又 哈哈 大 笑 ， 转 过 来 又 扑 向 新 
的 玩 伴 。 它 们 挣扎 着 甩 开 了 它 ， 可 到 瓜 还 古 被 它 隶 住 ， 抓 补 了 。 它 浑 
身 闸 动 ， 史 光 内 办， 沸沸扬扬 ， 吐 着 洲 涡 ， 冒 着 泡沫 ， 哄 哄 不 休 地 了 哎 
WSs RRA, MARMARA, HDS, Boe TB 
A ° (vaya, a/R, REAR EAA Bd, Uitte 
Drs, UTA T MLAS © HAR THAT, TERRA POR o FY 
AA Ae — PT LF eg MR, ERY ee TE TR) ET So TRE 
故事 发 目 内 心 深 处 ,一 路 讲 下 去 ， 最 终 要 癌 那 听 个 没 够 的 大 海 倾诉 。 


他 举 在 草地 上 ， 参 着 河 那 边 张望 时 ， 忽 见 对 岸 有 个 黑 黑 的 洞口 ， 
恰好 在 水 面 上 边 。 他 出 神 地 想 ， 要 是 一 只 动物 要 求 不 过 奢侈 ， 只 想 有 
一 处 小 巧 玲珑 的 河 边 住宅 ， 涨 潮 时 淹 不 着， 叉 远 离 尘 器 ， 这 个 住所 倒 


征 训 舒适 的 。 他 正 乐 玫 地 疾 望 ， 忽 然 觉 得 ， 那 洞穴 的 中 央 有 个 亮 品 品 
的 小 东西 一 内 ， 忽 隐 忽 现 ， 像 一 颗 小 星星 。 不 过 ， 出 现在 那样 一 个 地 
方 ， 不 会 是 星星 。 要 说 是 区 火 虫 嘱 ， 又 显得 太 亮 ， 也 太 小 。 望 着 望 
着 ， 那 个 之 东西 苋 促 他 有 瞬 巴 了 一 下 ， 可 见 那 是 一 只 有 眼睛。 接 看， 围 着 
那 只 有 眼睛， 渐渐 显 出 一 张 小 脸 ， 恰 似 一 幅 画 ， 风 在 画 框 里 。 


一 张 柠 色 的 小 脸 ， 腮 边 有 两 撒 胡 须 。 


一 张 神情 严肃 的 圆 脸 ， 眼 睛 里 内 着 光 ， 束 是 一 开始 引起 他 注意 的 
那 种 光 。 


一 对 精巧 的 小 耳 东 ， 一 头 丝 一 般 浓密 的 毛发 。 那 是 河 鼠 ! 
随后 ， 两 只 动物 面对面 站 着 ， 谨 慎 地 互相 打量 。 
WE epp! * 河 万 招呼 道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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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 原意 过 这 边 来 吗 ? " 河 鼠 问 。 


“ 聊 ， 说 说 倒 容 易 。” 峰 鼠 没 好 气 地 说 ， 因 为 他 是 初次 见识 一 条 
河 ， 还 不 邹 悉 水 上 的 生活 习惯 。 


河 鼠 二 话 没 阅 ， 弯 腰 解 开 一 条 绳子 ， 搜 拢 来 ， 然 后 轻 轻 地 跨 进 腿 
鼠 原 先 没 有 注意 到 的 一 只 小 船 。 那 小 船 外 面 滩 成 监 色 ， 里 面 屯 成 日 
色 ， 大 小 恰 能 容 下 两 只 动物 。 峰 鼠 的 心 一 下 子 飞 到 了 小 船上 ， 虽 然 他 
还 不 大 明白 它 的 用 场 。 


河 刀 干练 地 把 册 划 到 对 岸 ， 停 稳 了 。 他 伸 出 一 只 前 爪 ， 的 着 吃 鼠 
小 心经 嗓 地 走 下 来 。“ 扶 好 了 1! ” 河 鼠 说 ,“ 现 在， 轻 轻 地 跨 进 来 ! ”于 
是 最 


峰 电 惊喜 地 发 现 ， 目 己 真 的 坐 进 了 一 条 真正 的 小 船 的 尾 症 。 


“今天 太美 了 ! PRELUDE ed, SY 
六 。“ 你 知道 吗 ， 我 这 蕴 子 还 从 没 坐 过 船 哩 ! ” 


“什么 ? “ 河 鼠 张大 嘴巴 惊异 地 喊 道 ，“ 从 没 坐 过 
一 哎呀 呀 一 那 你 都 干什么 来 着 ?” 


“ 坐 船 真 那 么 类 吗 ? ” 央 册 有 点 儿 不 好 意思 地 问 。 其 实 ， 在 他 斜 倚 
着 座位 ， 仁 细 打 量 厦 坐垫 、 涤 片 、 涤 架 ， 以 及 所 有 那些 令 人 神往 的 设 
备 ， 感 到 小 船 在 号 下 轻 轻 播 鼻 时 ， 他 早 束 相信 这 一 点 了 。 


“你 说 美 ? 这 是 世上 独一无二 的 美 事 。* 河 鼠 俯 身 划 起 桨 来 ，“ 请 相 
信 我 ， 年 轻 的 朋友 ， 世 界 上 再 也 没有 -绝对 没有 比 乘 船 游 竹 更 
有 意思 的 事 啦 。 什 么 也 不 干 ， 只 是 游 扯 。” 他 梦 晓 般 地 哺 哺 说 ，“ 坐 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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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R T° EA THEI T RRL 0 ABS MIM AY) + SSAA 
四 脚 朝 天 ， 跌 倒 在 船 底 。 


“ 坐 在 船上 一 一 或 者 跟着 船 一 一 到 处 游 选 。” 河 鼠 开 人 怀 大 笑 ， 一 骨 
碌 怜 起 来 ， 帮 无 其 事 地 说 下 去 ,“ 竺 在 船 里 ， 或 者 竺 在 船 外 ， 这 都 无 所 
谓 。 好 像 什么 都 无 所 谓 ， 这 了 束 定 它 叫 人 着 迷 的 地 方 。 不 管 你 上 哪儿 ， 
或 者 不 上 哪儿 ;不 管 你 到 达 目 的 地 ， 还 十 到 达 男 一 个 地 方 ， 还 十 不 到 
什么 地 方 ， 你 总 在 忙 着 ， 可 又 没 专门 干什么 特别 的 事 。 这 件 事 干 完 ， 
又 有 别 的 事 在 等 着 你 ， 你 乐意 的 话 ， 可 以 去 于， 也 可 以 不 于 。 好 啦 ， 
要 是 今天 上 午 你 确实 没 别 的 事 要 做 ， 那 咱们 是 不 是 一 块 儿 划 到 下 游 
ZB VEE B KE 


Bae BUR ft EL SGA >, SHH, AH — TH 
倒 在 软 强 绵 的 坐垫 上 。“ 今 天 我 可 要 痛 痛快 快 玩 它 一 天 ! th, “ABT 


这 束 动 映 吧 ! ” 


“ 那 好 ， 等 一 等 ， 只 消 一 会 儿 ! al pei > AE ae et AS Sk EY 
A, AE, PRM ALA BAH, BAER, REESE SH 
fee — AMM KARR FEET HORT 


“把 它 推 到 你 脚下 。* 河 鼠 把 篮子 递 上 船 ， 对 髓 鼠 说 。 然 后 他 解 开 
缆绳 ， 镶 起 双 染 。 


ae LET A? "Re US ATH Be SF 


AOS, YT pl—AAE Ai, “HOB AR ARBOR) Be 
pnt Eel Tl 278 = AA ee A Se TBAT BT OTT AK...” 


“mi, Fit, AAUE WERE, ORS T > 


“你 真 的 认为 太 多 了 ? "BAEZ HINA), “AEB A HD aE 
市 的 东西 ， 别 的 动物 还 老 说 我 是 个 小 气 时 ， 市 的 东西 刚刚 够 吃 哩 ! ” 


可 河 鼠 的 话 ， 峰 鼠 半 点 儿 也 没 听 进去 。 他 正 深 深 地 沉迷 在 这 种 新 
的 生活 里 ， 陶 醉 在 波光 、 涟 洲 、 芳 香 、 水 声 、 阳 光 之 中 。 他 把 一 只 肢 
爪 伸 进 水 里 ， 做 着 长 长 的 白 日 梦 。 心 地 善 民 的 河 鼠 ， 只 管 稳 稳当 当地 
MBI, RACE 


PHU GLARE, Bekit ABT ML, MIRE 
口 说 话 ,，“ 有 一 天 ， 等 我 手头 方便 时 ， 我 也 要 给 自己 搞 一 件 黑 丝绒 吸烟 
服 穿 穿 。” 

“你 说 什么 ?“ 肯 鼠 好 不 容易 才 清 醒 过 来 ，“ 你 大 概 觉得 我 这 人 很 不 


懂 礼 貌 吧 ， 可 这 一 切 对 我 是 太 新 鲜 了 。 原 来 ， 这 一 一 就 是 一 一 条 
河 。” 


“IAAI © YA BBY IE UE 


“那么 ， 你 真 的 是 生活 在 这 条 河 边 唆 ? BY! ” 


“我 生活 在 河 边 ， 同 河 在 一 起 ， 在 河上 ， 也 在 河 里 。” 河 鼠 说 ,“ 在 
我 看 来 ， 这 条 河 ， 束 古 我 的 兄弟 姐妹 ， 我 的 寻 寻 姨 姨 ， 我 的 伙伴 ， 它 
供 我 号 哆 ， 也 供 我 洗 测 。 它 就 十 我 的 整个 世界 ， 男 外 的 世界 ， 我 都 不 
需要 。 凡 是 河 里 没有 的 ， 都 不 值得 要 ， 凡 是 河 所 不 了 解 的 ， 都 不 值得 
了 解 。 主 啊 ! 我 们 在 一 块 儿 度 过 了 多 少 美妙 的 时 光 啊 ! 不 管 春 夏秋 
冬 ， 它 尽 有 趣味 ， 总 叫 人 人 兴奋。 二 月 里 涨潮 的 时 候 ， 我 的 地 容 里 灌 江 
了 脏 今 今 的 淘 ， 黄 神色 的 河水 从 我 最 讲 完 的 卧室 的 窗 前 消 过 。 等 落 淹 
以 后 ， 一 块 块 泥 地 露 了 出 来 ， 散 发 大 和 葡萄干 蛋 糙 的 气味 ， 河 道里 淤 满 
了 灯 必 草 等 水 草 。 这 时 ， 我 又 可 以 在 大 部 分 河床 上 随便 溜达 ， 不 会 乔 
湿 鞋 子 ， 可 以 找到 新 鲜 食物 吃 ， 还 有 那些 粗心 大 意 的 人 从 船上 扔 下 来 
的 东西 。” 


“不 过 ， 是 不 是 有 了 时 也 会 感到 有 点 儿 无 聊 ?” 典 岂 壮 着 胆子 问 ,， “这 
EKER] I, CAAA AGRI RE?” 


“没有 别 的 人 ? 一 一 咳 ， 这 也 难怪 ，” 河 鼠 宽 宏大 量 地 说 , “你 初 来 
乍 到 嘛 ， 目 然 不 明日 。 现 如 今 ， 河 上 的 居民 已 经 拥挤 不 堪 ， 许 多 人 只 
好 迁 走 了 。 河 上 的 光景 ， 今 非 昔 比 啦 。 水 猎 呀 ， 鱼 狗 呀 ， 鹏 盛 呀 ， 松 
Xe, SESE, MAKER, KRHA, RIE LRA BO 
的 事 要 料理 似 的 。” 


“ 那 边 是 什么 ? ena TNS, eer sh ee A 
森林。 


“那个 吗 ? 哦 ， 那 就 是 野 林 。” 河 鼠 和 傈 略 地 回答 , “我 们 河上 居民 很 
pie 


“他 们 一 一 那 边 的 居民 ， 他 们 不 好 吗 ? PRED LANE HI 


“ 喝 ，” 河 鼠 回 答 , “让 我 想 想 。 松 鼠 嘛 ， 不 坏 。 免 子 咏 ， 有 的 还 
好 ， 不 过 兔子 是 杂七杂八 的 。 当 然 ， 还 有 猿 。 他 束 住 在 野 林 正中 央 ， 
Falls HB LAN REE, IMR FE TAN oo SRA ETE | 没有 
人 打 挠 他。 最 好 别 去 打搅 他 。”* 河 鼠 意 味 深 长 地 加 上 一 句 。 


“EL, SAAT THIS? “RE BBUIAL ° 


“H, S98, AW—A AI 2, a, “a 
Bp Es Me] _— F jx Me] _—— 2 JIS, SESE HATTIE ANE, BRA AHA Zh 
得 还 不 错 ， 遇 上 时 ， —RILESIT AN © BT ETA AY 2 Bea Za BA 
事 ， 这 一 点 不 必 有 否认 。 再 说 ， 你 没 法 真正 信赖 他 们 ， 这 也 是 事实 。” 


峰 电 知道 ， 老 是 谈论 将 来 可 能 发 生 的 麻烦 事 ， 哪 人 只 所 一 下 ， 都 
不 合乎 动物 界 的 礼仪 规范 ， 所 以 ， 他 抛 开 了 这 个 话题 。 


“那么 ， 在 野 林 以 外 远 远 的 地 方 ， 又 是 什么 ? Mie), “ate AR 
监 的 、 模 模糊 糊 的 地 方 ， 也 许 是 山 ， 也 许 不 是 山 ， 有 点 儿 像 城市 里 的 
炊烟 ， 或 者 只 是 肚 动 的 浮云 ? ” 


“在 野 林 外 边 ， 束 是 大 世界 ，” 河 鼠 谤 ,“ 那 地 方 ， 跟 你 我 都 不 相 
干 。 那 儿 我 从 没 去 过 ， 也 不 打算 去 ; 你 要 是 头脑 清醒 ， 也 绝 不 要 去 。 
以 后 请 别 再 提 它 。 好 啦 ， 虽 们 的 泗水 湾 到 了 ， 该 在 这 儿 吃 午饭 了 。” 


他 们 离开 主 河 道 ， 驶 进 一 处 乍 看 像 陆地 环抱 的 小 湖 的 地 方 。 周 
边 ， 是 绿 昔 莓 的 青草 坡地 。 几 一 般 曲 曲 弯 弯 的 神色 树 根 ， 在 幽静 的 水 
面 下 发 光 。 前 方 ， 是 一 座高 高 隆起 的 银色 拦 河 坝 ， 坝 下 泡沫 翻滚 。 相 
连 的 是 一 个 不 停 地 滴水 的 水 车 轮子 ， 轮 子 上 方 ， 征 一 间 有 灰色 山墙 的 
磨坊 。 水 车 不 堡 地 转动 ， 发 出 单调 沉 间 的 隆隆 声 ， 可 是 磨坊 里 义 不 时 
传 出 阵 阵 请 脆 欢 快 的 低 声 说 话 声 。 这 情景 实在 太 动 人 了 ， 髓 鼠 不 由 得 
举 起 两 只 前 爪 ， 激 动 得 上 和 气 不 接 下 气 地 喊 道 : <I! 上 哎呀! 哎呀 ! ” 


= 


河 幢 把 船 划 到 岸 边 ， 靠 稳 了 ， 把 仍旧 笨 手 答 脚 的 典 册 平安 地 捧 上 
岸 ， 然 后 扔 出 午餐 禾 子 。 


峰 电 央求 河 电 准许 他 独 目 开 篮 取出 食物 。 河 鼠 很 乐意 依 他 ， 目 己 
便 伸 直人 全身 仰卧 在 草地 上 体 轧 ， 听 由 他 兴奋 的 朋友 去 摆弄 。 鼎 鼠 抖 开 
和 餐 布 ， 销 在 地 上 ， 一 样 一 样 取出 篮子 里 的 神秘 货色 ， 井 井 有 条 地 控 
好 。 每 次 新 的 发 现 ， 痢 引得 他 惊叹 一 声 :“ 了 哎呀 ! 哎呀 ! ”全都 摆 放 丈 
绪 后 ， 河 鼠 一 声 令 下 : “现在 ， 老 伙计 ， 开 嚼 ! ” 髓 鼠 非 常 乐于 从 命 ， 
因为 他 那天 一 早 就 按 钊 规 进行 春季 大 扫除 ， 马 不 售 蹄 地 干 ， 一 口 没 吃 
没 喝 ， 以 后 又 经 历 了 这 许多 事 ， 仿 佛 过 了 好 些 天 。 


AMER ITA? “TAL BIA] © GRAY, HAPS AY BBR LI 2b FB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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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Y ° 


“泡沫 ? 啊 哈 ! yay Be HEA OEE ORR A SE, BE 
对 谁 发 出 邀请 。 


岸 边 的 水 里 ， 冒 出 一 只 宽 届 发 吏 的 嘴 。 水 猴 钻 出 水 面 ， 拌 落 挥 外 
衣 上 的 水 滴 。 


“SUCHET! "HHRMA, “UL, GANA? ” 


“TREE 是 临时 动议 的 oO ” 河 鼠 解释 说 ， “来 ， SMB 汶 位 是 
BQH AA AC wee EBL °” 


ARSE 0 PIG, PA Ash izle T AAA 


BI Sh aD Ia RAY | ?水 猎 接 着 说 ,“ 今 儿 个 仿佛 全 世界 都 到 河上 来 
T° RASS, RMA, AAEM it! 至 少 是 


啊 ， 对 不 起 
他 们 背后 响起 了 一 阵 塞 家 声 ， 是 从 树 管 那 边 传 来 的 。 树 管 上 ， 还 
厚 厚 地 挂 着 头 年 的 叶子 。 一 个 带 条 纹 的 脑袋 ， 脑 袋 下 一 副 高 从 的 肩 
膀 ， 从 树 篇 后 面 探 出 来 ， 帘 望 着 他 们 。 

< 过 来 呀 ， 老 猴 ! * 河 鼠 喊 道 。 


Fe [Fl B/E PA, PASM: ME! 有 同伴 ! ?随即 掉头 
Bor T° 


我 不 是 这 个 意思 ， 你 们 知道 的 。” 


“他 就 古 这 么 个 人 ! ?满心 失望 的 河 鼠 议论 道 , “最 讨厌 社交 生活 | 
今天 虽 们 别 想 再见 到 他 了 。 好 吧 ， 告 诉 我 们 ， 到 河上 来 的 都 有 谁 ? ” 


“ 蟾 肾 驶 是 一 个 ，” 水 猎 回 答 , “区 着 他 那 条 靳 新 的 赛 艇 ， 一 吴 新 
装 ， 什 么 都 是 新 的 ! ” 


两 只 动物 相 视 大 笑 。 


“有 一 阵子 ， 他 一 门 心思 玩 帆船 ，” 河 岁 说 ,“ 过 后 ， 帆 船 玩 腊 了 ， 
忠 玩 起 撑 船 来 。 对 什么 都 不 感 兴趣 ， 成 天 束 知 道 撑 船 ， 捅 了 不 少 类 
于。 去 年 呢 ， 又 迷 上 了 社 船 ， 于 是 我 们 都 得 陪 他 住 他 的 宅 船 ， 还 得 婆 
作 喜 欢 ， 说 他 后 半 车 子 就 在 宅 船 里 过 了 。 不 管 迷 上 什么 ， 结 采 总 是 一 
样 ， 没 过 多 久 殊 腊 烦 了 ， 又 迷 上 了 新 的 玩意 儿 。” 


“人 倒 真是 个 好 人 ，* 水 猴 荐 有 所 思 地 说 ,“ 可 就 是 没 常 性 ， 不 稳当 
一 特别 是 在 船上 1 ， 


从 他 们 坐 的 地 方 ， 隔 着 一 座 小 岛 ， 可 以 望 见 大 河 的 主流 。 就 在 这 
时 ， 一 条 赛 艇 映 入 眼帘 。 划 船 的 一 一 一 个 矮 壮 汉子 一 一 打 交 打 得 水 花 
四 溅 ， 身 子 在 山里 来 回 滚 动 ， 可 还 在 使 劲 划 着 。 河 鼠 站 起 来 ， 神 他 打 


FaMp, FY WEIR 
HH 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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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L EPR HORA, "ZI IE SE ah, “我 给 你 讲 过 那个 有 趣 的 
CSS, ait ee MSMR AAG Tk Te Ee ES? WR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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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E PH PR ° RULE “MbeA, U —  , PE 
没 影 儿 了 。 

水 猎 也 不 见 了 。 

吃 鼠 忙 低下 头 去 看 。 水 猴 的 话 首 还 在 征 边 ， 可 他 中 过 的 那 块 草 地 
却 空空 如 也 。 从 脚下 一 直 望 到 天 边 ， 一 只 水 狠 也 不 见 。 

不 过 ， 河 面 又 泛 起 了 一 串 泡 沫 。 

河 鼠 呼 起 了 一 文 小 曲 儿 。 跨 鼠 想 起 ， 按 动物 弄 的 规矩 ， 要 是 你 的 
朋友 突然 离 去 ， 不 管 有 理由 还 是 没 理由 ， 你 都 不 该 随便 议论 。 


“好 啦 ， 好 啦 ，” 河 鼠 说 , “我 想 咱 们 该 走 啦 。 我 不 知道 ， 咱 们 两 个 
谁 该 收拾 碗 雁 ? ?" 听 口气 ， 仿 佛 他 并 不 特别 乐意 理 受 这 个 待遇 。 


“ 哦 ， 让 我 来 吧 。” 髓 鼠 说 。 当 然 ， 河 鼠 融 让 他 去 于 了。 


收拾 篮子 这 种 活 儿 ， 不 像 打开 篮子 那样 叫 人 高 兴 ， 回 来 如 此 。 不 
TEA ENT PTS ARS Eo (RUF Pe et AR, WI 
ON dF a EH ERR Se ETI a Pe A BOC a 
J ICE IA LA MF oo RT, HR, BIA Att A Ce BS B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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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 无 感觉 的 芥末 瓶 一 一 尽管 一 波 三 折 ， 这 项 工作 总 算 完 成 了 ， 胁 鼠 倒 
也 没 怎 么 特别 不 耐烦 。 


下 午 的 太阳 渐渐 西 沉 ， 河 姐 朝 回 家 的 方 同 如 痴 如 梦 地 轻 荡 双亲 ， 
— TH BB EMKRIS ett Ara), BOR ABS Meh o Me bBE, At Bera 
午餐 ， 心 满意 足 ， 目 认为 坐 在 船上 已 挺 和 目 在 目 如 了 ， 于 是 有 点 儿 跃 路 
欲 翅 起 来 。 他 忽然 说 :“ 咀 ， 鼠 兄 ， 我 现在 想 划 划 峪 ! ” 


TAY GSE, REL: “现在 还 不 行 ， 我 的 年 轻 朋 友 ， 等 你 学 
几 次 再 划 吧 。 划 船 并 不 像 看 起 来 那么 容易 。” 


有 一 两 分 钟 ， 贝 鼠 没 咏 声 ， 可 征 他 越 来 越 眼 红 起 河 鼠 来 。 见 河 鼠 
一 路 划 着 ， 动 作 那么 有 力 ， 又 那么 轻松 ， 上 髓 加 的 目 草 心 开 始 在 他 耳 边 
吐 暗 ， 说 他 也 能 划 得 和 河 鼠 一 样 好 。 他 狐 地 跳 起 来 ， 从 河 鼠 手中 竺 过 
双 用 。 河 鼠 两 眼 一 直 采 望 着 水 面 ， 嘴 里 哪 咏 着 一 首 什 么 小 译 ， 没 提防 
峰 电 这 一 招 ， 竟 你 面 翻 下 座位 ， 又 一 次 四 脚 绷 天 跌倒 在 船 成 。 得 胜 的 
上 泪 姐 抢占 了 他 的 位 子 ， 信 心 十 足 地 握 住 了 双亲 。 


“ 住 手 ! PRIX SEES! YA] TEAGUE, “IRF TIX! 你 会 
把 船 弄 翻 的 ! ” 


膝 鼠 把 双 交 往 后 一 挥 ， 深 次 插 进 水 里 。 羔 根本 没有 划 在 水 面 。 只 
SL PHB es es ee, RE SR BE BA aS Eo RA, Th 
抓 船 航 ， 和 刹那 间 一 一 扑通 | 


ha) LOGY SOR, REPENS HL © 


哎呀 ， 水 好 冷 啊 ， 浑 身 都 湿 透 啦 ! 他 往 下 沉 ， 沉 ， 沉 ， 水 在 他 耳 
打 里 彼 又 直 啊 。 一 会 儿 ， 他 冒 到 水 面 上 ， 叉 咳 又 哈 ， 下 哇 乱 叫 。 太 阳 
显得 多 可 爱 呀 ! 一 会 儿 ， 他 又 沈 了 下 去 ， 深 深 地 陷入 绝望 。 这 时 ， 一 
只 强 有 力 的 爪子 抓 佳 了 他 的 后 及 杯 儿 。 那 是 河 鼠 。 河 鼠 分 明 是 在 大 笑 


峰 电 能 感觉 到 这 一 点 。 他 的 笑 ， 从 胎 膀 传 下 来 ， 经 过 爪子 ， 一 直 
ae 


0 


AY PMI — SCSR, FETE AR, MTA SPREE A 1 
， 然 后 ， 他 在 后 面 游 瀛 ， 将 那个 可 怜 巴 巴 的 动物 推 到 岸 边 ， 搜 出 水 
， 安 顿 在 岸上 。 这 时 巍 鼠 已 成 了 训 疗 渡 、 软 次 次 、 惨 兮 今 的 一 堆 。 


河 鼠 把 马 鼠 的 身子 搓 揉 了 一 阵 ， 拧 去 温 衣裳 上 的 水 ， 然 后 说 :“ 现 
， 老 伙计 ! MT RA, BES LAR, RET OH 
BOE BK DPE © » 


TRACE AB, SNE Se, ALD a ES , Ze 7A EL e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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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把 它 翻 正 ， 系 牢 ， 叉 把 散落 在 水 面 上 的 什 物 一 件 件 寻 上 岸 来 ， 最 
， 他 潜入 水 底 ， 捞 到 了 午餐 篮子 ， 否 力 将 它 市 到 岸上 。 


Se TARE SS, SOBRE, EDL JA ta > ESL TR TH 
到 了 船尾 的 座位 上 。 开 船 时 ， 他 情绪 油 动 ， 断 断 续 续 地 低 声 说 : “Ba 
兄 ， 我 宽 安 大 量 的 朋友 ! BRR, ARRAY ST) 实在 是 对 不 起 。 
想到 我 险些 把 那 只 美丽 的 午餐 篮子 弄 丢 了 ， 心 情 束 特别 沉重 。 说 真 格 
的 ， 我 是 一 头 十 足 的 春 驴 ， 我 心里 明白 。 你 能 不 能 不 计 前 嫌 ， 原 访 我 
这 一 遭 ， 对 我 还 跟 过 去 一 样 ? ” 


a 二 


Fe A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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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 没什么 ， 祝 福 你 ! “* 河 鼠 轻 松 地 答 道 ,“ 一 只 河 鼠 嘛 ， 弄 湿 点 儿 
算 什 么 ? 多 数 日 子 ， 我 待 在 水 里 的 时 间 比 待 在 岸上 还 长 哩 。 你 就 别 再 
慷 厦 了 。 这 么 着 吧 ， 我 真 的 希望 ， 你 来 跟 我 一 道 住 些 时 候 。 我 的 家 很 
普通 ， 很 侧 陋 ， 根 本 没 法 和 蟾 肉 的 家 相 比 。 可 你 还 没 来 我 家 看 过 哩 。 
你 来 了 ， 我 会 让 你 过 得 舒 舒 服 服 的 。 而 且 ， 我 还 能 教 你 学 会 划船 、 游 
六 ， 你 很 快 束 能 像 我 们 一 样 ， 在 水 上 目 由 目 在 了 。” 


这 番 亲 切 体贴 的 话 ， 感 动 得 忠 电 说 不 出 话 来 ， 只 用 爪子 育儿 抹 去 
一 两 鸿 眼 泪 。 可 是 僚 解 人 意 的 河 刀 把 眼光 移 向 了 别处 。 不 一 会 儿 ， 昭 
BRA) Tea et OR T° SPARS GALS SAR IR UY, He 
能 和 他 们 项 起 嘴 来 。 


回 到 家 ， 河 鼠 在 客厅 里 生起 一 炉 能 能 的 火 ， 给 跨 鼠 合 来 一 件 晨 克 
和 一 双 拖 鞋 ， 把 他 安顿 在 炉 前 一 张 扶手 森 上 ， 然 后 给 他 讲 河 上 的 种 种 
趣闻 和 逸事 ， 直 到 吃 晚 扬 。 髓 鼠 是 一 只 陆 上 动物 ， 河 上 的 故事 在 他 听 来 
征 十 分 惊险 有 趣 的 。 河 鼠 讲 到 拦 河 坝 ， 讲 到 突 发 的 山洪 讲 到 跳跃 的 
狗 鱼 ， 还 有 乱 扔 人 硬 邦 邦 的 瓶子 的 汽船 一 一 扔 瓶子 是 确 有 其 事 ， 而 且 是 
由 汽船 那 边 扔 下 来 的 ， 因 此 可 以 推断 ， 是 汽船 扔 的 ;还 有 苍 路 ， 他 们 
跟 别 人 说话 时 盛 气 姿 人 ; 还 有 钻 进 排水 阴沟 的 探险 ， 还 有 同 水 猎 一 道 
夜间 捉 鱼 ， 或 者 跟 获 一 道 在 田野 里 远足 。 晚 饭 吃 得 痛快 极 了 ， 可 是 饭 
后 不 多 会 儿 巍 鼠 束 瞳 睡 得 不 行 ， 于 是 殷勤 周到 的 主人 只 好 把 他 送 到 楼 
上 一 间 讲 完 的 卧室 里 。 器 鼠 马 上 一 头 倒 在 枕头 上 ， 感 到 非 闻 安 宁 和 满 
意 。 他 知道 ， 他 的 那 位 新 结识 的 朋友 一 一 大 河 一 一 在 不 断 轻 轻 拍打 着 
HEAT BEER 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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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子 的 开端 。 随 着 万 物 生长 成 熟 的 盛夏 的 来 临 ， 日 但 一 天 比 一 天 长 ， 
也 一 天 比 一 天 过 得 更 有 趣 。 他 学 会 了 游泳 、 划 船 ， 壬 到 了 与 流水 嬉戏 
的 甜头 。 他 把 耳 落 贴近 瑚 第 秆 时 ， 有 时 会 偷 听 到 风 在 疡 第 从 里 的 守 宁 
私语 。 


4 kan 


一 个 阳光 明媚 的 夏 日 早 蝴 ， 骨 局 忽然 对 河 鼠 说 :“ 鼠 兄 ， 我 想 求 你 
AMIE ©” 


河 鼠 正 坐 在 岸 边 ， 吟 唱 一 文 小 曲 儿 。 这 曲子 是 他 目 己 编 的 ， 所 以 
RAMI, BOE ZA a Ae A So AR, AS FA 
TET] BRO ° FEF — TS WS PH EAT XY, yA 
鼠 就 潜 到 水 下 ， 在 鸭子 的 下 巴 《要 是 鸭子 有 下 巴 的 话 ) 下 面 的 脖子 上 
挠 痒痒 ， 弄 得 鸭子 只 好 赶紧 钻 出 水 面 ， 扑 打 着 羽毛 ， 和 气急败坏 地 神 他 
旺 唆 。 因 为 ， 要 是 你 的 头 倒 插 在 水 里 ， 你 目 然 不 可 能 痛 痛 快 快 发 港 你 
AER JAR, HINA SARE, BEACHES, APH te 
{f] ° UBRIR ARETE TT , TEVA Re EAA RBA, Sik ARPA 
歌 名 叫 ， CHS) —— 


沿 着 泗水 湾 ， 
KAT SE, 
AUS REE RIK , 


Er rad 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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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 嘴 隐 不 见 ， 


河中 忙 不 体 。 


绿 随 水 草 稠 ， 
鱼 儿 尽兴 游 ， 
佳 看 储存 库 ， 
丰盛 又 清幽 。 


人 各 有 所 好 ! 
PR BE, 
RAD, 
TK EAR WERE ° 


AY He KSC AY , 
我 们 戏 水 中 ， 
Bes Lia! 


“这 首 歌 到 确 有 多 好 ， 我 说 不 上 来 ， 电 兄 。"” 跨 鼠 谨慎 地 说 。 喘 电 
自己 不 是 诗人 ， 也 不 锣 赏 懂 诗 的 人 ， 而 且 ， 他 天 性 坦诚 ， 喜 欢 实话 实 
说 。 


“ 隐 子 也 不 懂得 ，” 河 岂 开 衣 地 说 , “他 们 说 :干吗 不 让 人 家 在 高 
兴 的 时 候 做 他 们 高 兴 做 的 事 ? 别人 干吗 要 坐 在 岸上 对 人 家 横 挑 蛋子 室 
PEAR, NSA A? 尽 是 胡说 八道 ! ;这 就 是 鸭子 们 的 论调 。” 

“说 得 对 嘛 ， 说 得 对 嘛 。” 睦 鼠 打 心眼 儿 里 赞同 。 

“不 ， 说 得 不 对 ! ” 河 鼠 气 怖 地 喊 道 。 

“好 啦 ， 束 算 不 对 ， 束 算 不 对 ，” 骨 忌 尽 事 村 人 地 说 , “可 古 我 想 问 
问 你 ， 你 能 不 能 领 我 去 拜访 蟾 肾 先生 ? 他 的 事 ， 我 听 说 得 多 了 ， 特 想 


和 他 结识 结识 。” 


“当然 喝 ! ”好 脾气 的 河 鼠 说 着 ， 一 路 而 起 ， 把 请 呀 什么 的 全 部 抛 
到 脑 后 ， 一 整 天 再 也 没 想起 , “去 把 船 划 出 来 ， 明 们 马上 束 去 他 家 。 你 
想 拜访 蟾 内 ， 随 时 都 可 以 。 不 管 是 属 是 晚 ， 奖 肾 都 一 个 样 ， 总 是 乐 呵 
呵 的 。 你 去 看 他 ， 他 总 是 高 兴 ; 你 要 走 ， 他 总 是 恋 候 不 省 ! ” 


“他 准 古 个 非常 和 善 的 动物 。” 腊 鼠 说 。 他 跨 上 了 船 ， 提 起 双亲 。 
河 鼠 呢 ， 他 安安 逻 丈 地 坐 到 了 船尾 。 


“他 的 确 是 个 再 好 不 过 的 动物 ，” 河 鼠 说 ,，“ 特 单纯 ， 特 温和 ， 特 重 
感情 。 或 许 不 太 聪 明 一 一 不 可 能 人 人 都 症 天 才 嘛 。 他 或 许 爱 吹牛 ， 有 
些 目 高 目 大 。 可 蟾 儿 ， 他 的 优点 确实 不 少 。” 


Sot BAS, We Sem EP RAR SHR ES 
宅 ， 房 前 是 修理 得 乎 乎 整整 的 草坪 ， 一 直 延 伸 到 河 边 。 


“Abii ewe °F, “Aa RA, PP ESS: “ 私 
人 河道 ， 不 得 在 此 登 岸 。' 这 河 汉 直通 他 的 船 翅 ， 咱 们 要 在 那儿 俘 船 上 
岸 。 石 边 是 马 民 。 你 现在 看 到 的 是 宴 会 厅 一 一 年 代 很 人 了 。 你 知道 ， 
WEIR SAR, RS SS ek i A he, Aa, HK 
{AAS WEBRRISTE ETB °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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舱 。 这 里 ， 他 们 看 到 许多 漂 腕 的 小 船 ， 有 的 挂 在 横梁 上 ， 有 的 吊 在 船 
台 上 ， 可 是 没有 一 条 船 是 在 水 里 。 这 地 方 显 得 有 种 被 冷落 废弃 的 气 
氛 。 


河 电 环顾 四 周 。"“ 我 明白 了 ，? 他 说 ,“ 看 来 他 玩 船 已 经 玩 够 了 ， 厌 
倦 了 ， 再 也 不 玩 了 。 不 知道 他 现在 又 迷 上 了 什么 新 玩意 儿 ? x, HBT 
瞧 他 去 。 一 切 很 快 束 会 明日 的 。” 


他 们 离 船 上 岸 ， 穿 过 各 色 鲜 伦 冯 点 的 草坪 ， 寻 找 蟾 内 。 不 多 时 ， 
他 们 束 遇 到 了 他 “。 蟾 内 坐 在 一 张 花园 芒 森 上 ， 脸 上 一 副 全 神 贯 注 的 神 
情 ， 上 果 着 膝 上 的 一 张大 地 图 。 


“ 啊 哈 ! ”看 到 他 俩 ， 蟾 肾 路 了 起 来 ,“ 太 好 了 1! "不 等 河 鼠 介绍 ， 
忠 热 情 立 洲 地 同 他 俩 握 握 爪子 。“ 你 们 真 好 ! Rea, la 
踢 跳 跳 ，“ 河 鼠 ， 我 正 要 派 船 到 下 游 去 接 你 ， 吟 只 他 们 不 管 你 在 干 什 
么 ， 马 上 把 你 接 来 。 我 非常 需要 你 一 一 你 们 两 位 。 好 吧 ， 现 在 你 们 想 
号 点 儿 什 么 ? 快 进 屋 吃 点 儿 东 西 吧 ! 你 们 来 得 正 是 时 候 ， 你 们 想 不 
到 ， 有 多 巧 啊 ! ” 


“ 蟾 儿 ， 让 唱 们 移 安 静 地 坐 一 会 儿 吧 ! ” 河 鼠 一 屁股 坐 在 一 张 扶手 
fat Fito ReVA ESA KRG aE, JL, BESS 
WEIR AB Hy Se AEE” © 


“这 是 治 河 一 带 最 讲究 的 房子 ，” 蟾 肾 哇啦 哇啦 大 声 喷 道 , “而 且 ， 
在 别 的 地 方 ， 你 也 找 不 到 这 么 好 的 房子 。 ”他 情 不 目 栓 又 加 上 一 句 。 


AY, 7A AAR STR, AAI, IER WER a OL T° thf 
TK PEIEZL © ER ee — PE MERA URL ° MATa, WEIR KSEE © “FERRI, BRL 
JL, BeUtrE RIX AMBIT, (RADEAY ° Find, ITH, 
吧 ? 你 上 自己 不 也 挺 喜欢 它 吗 ? 咀 们 都 清醒 些 好 啦 。 你 们 两 位 正 是 我 需 
要 的 。 你 们 得 帮 我 这 个 忙 。 这 事 至 关 重 要 ! ” 


“BOA, EARS, RMR, “MEA RR, Bt 
是 还 溅 好 些 水 伦 。 只 要 再 耐心 些 ， 再 加 上 适当 的 指导 ， 你 瓯 可 以 一 一 ” 


“TM, TA! RIP AAR! ”网 肾 打 断 他 的 话 ， 显 得 十 分 厌恶 的 样 
子 , “和 那 是 小 男孩 儿 们 玩 的 思春 玩意 儿 。 我 老 时 就 不 玩 了 。 不 折 不 扣 ， 
纯粹 是 浪费 时 光 。 看 到 你 们 这 些 人 把 全 副 精 力 花 在 那 种 毫 无 意义 的 事 
情 上 ， 真 叫 我 感到 痛心 ， 你 们 本 该 明白 的 。 不 ， 不 ， 我 已 经 找到 了 一 
桩 真正 的 事业 ， 这 辈子 应 该 从 事 的 一 种 正经 行当 。 我 打算 把 我 的 余生 
奉献 给 它 。 一 想到 过 去 那么 多 年 头 浪费 在 无 聊 的 琐事 上 ， 我 真是 追 悔 
莫 及 。 跟 我 来 ， 亲 爱 的 鼠 儿 ， 还 有 你 的 这 位 和 诡 的 朋友 也 来 ， 如 果 肯 
赏 光 的 话 。 不 远 ， 就 在 马 屡 场 院 那 边 ， 到 了 那儿 ， 你 们 就 会 看 到 要 看 
到 的 东西 ! ” 


蟾 晓 领 者 他 们 回 马 属 场 院 走 去 ， 河 鼠 一 脸 狐 疑 ， 跟 在 后 面 。 只 见 
蟾 内 从 马车 房 里 拉 出 一 辆 吉卜赛 篷车 ， 轩 新 、 锂 壳 ， 车 和 吴 潜 成 金 丝 和 省 
骸 的 淡 黄 色 ， 扣 级 着 绿色 纹饰 ， 车 轮 则 是 大 红 的 。 


“ 瞧 吧 ! WEIR STP HE, BASAL BS, WER, “CHRD EAE 
活 ， 才 是 你 们 要 过 的 真正 的 生活 。 一 上 腿 望 不 到 头 的 大 道 ， 尘 土 飞扬 的 
Ae, To, OH, OR, HIKARU, Bee, NE, WR, Bb 
市 ， 全 都 属于 你 们 ! 今天 在 这 里 ， 明 天 在 那里 ! 到 处 旅行 ， 变 换 环 
境 ， 到 处 有 乐趣 、 刺 激 ! 整个 世界 在 你 眼前 展开 ， 地 平 线 在 不 断 变 


换 ! 请 注意 ， 这 辆 车 是 同 类 千 子 里 最 精 类 的 一 辆 ， 绝 无 例外 。 进 车 里 
来 ， 瞧 瞧 里 面 的 设备 吧 ， 全 是 我 目 己 设计 的 ， 有 是 我 干 的 ! PRESB 
勃 ， 兴 禁 异 常 ， 急 不 可 待 地 跟着 蟾 肾 踩 上 篷车 的 踏板 ， 进 了 和 车厢 。 河 
BAM TS, FLFR RE, VETER AA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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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 壁 折 起 ， 炉 具 ， 小 食品 柜 ， 书 架 ， 一 只 乌 和 党， 党 里 关 着 一 只 乌 ， 还 
有 各 种 型 号 和 式样 的 高 锅 、 平 锅 、 瓶 瓶 缸 饶 、 烧 水 的 壶 。 


“一 应 俱全 ! ” 瞻 肾 得 意 地 说 。 他 打开 一 个 小 柜 。“ 瞧 ， 有 饼干 、 饶 
头 龙虾 、 沙 丁 鱼 一 一 凡是 你 们 用 得 着 的 东西 ， 应 有 尽 有 。 这 儿 是 苏打 
水 ， 那 儿 是 烟草 、 人 信纸、 火腿 、 采 效 、 纸 牌 、 骨 牌 。? 他 们 重新 踩 着 踏 
板 下 车 时 ， 他 继续 说 , “你 们 会 发 现 ， 虽 们 今天 下 午 局 程 时 ， 什 么 也 没 
iT ©” 


RE 一 


“对 不 起 ，” 河 鼠 嘴 里 曙 着 一 根 稳 草 ， 慢 条 斯 理 地 说 ,，“ 我 好 像 听见 
你 刚才 说 什么 “ 虽 们 *， 什 么 “局 程 '"， 什 么 “今天 下 午 *， 是 吗 ? ” 


“得 啦 ， 你 呀 ， 亲 爱 的 好 老 幢 ，” 蟾 肾 央求 说 ,“ 别 用 那 种 尖酸 刻薄 
的 腔调 说 话 好 吗 ? 你 明明 知道 ， 你 们 非 来 不 可 。 少 了 你 们 ， 叫 我 怎么 
对 付 这 一 摊 ? 求 求 你 啦 ， 这 事 就 这 么 定 了 ， 别 和 我 争 淮 ， 我 受 不 了 。 
你 总 不 能 一 幸子 守 着 你 那 条 乏味 的 具 烘 烘 的 老 河 ， 成 天 行 在 河岸 上 一 
Mim, FATES ENE? 我 想 让 你 见 见 世面 ! 我 要 把 你 造 束 成 一 只 像样 
的 动物 ， 伙 计 ! ” 


“我 才 不 稀罕 你 的 那 套 把 戏 哩 ! Ye SID, “我 就 是 不 跟 你 
去 ， 说 一 不 二 。 我 加 是 要 守 着 我 的 老 河 ， 要 住 在 洞 里 ， 要 芍 船 ， 像 往 
常 一样。 而且 ， 由 鼠 也 要 跟 我 一 道 ， 干 同样 的 事 ， 和 是 不 是 ， 髓 思 ? ” 


“Pie BA! " 贞 鼠 诚 茹 地 说 ,“ 我 永远 陪伴 你 。 鼠 儿 ， 你 说 什么 束 
ITA, Bite Ae 不过， 这 玩意 儿 看 起 来 像 症 一 呢 ， 像 是 怪 有 
意思 的 ， 征 吧 ? ”他 眼 巴 巴 地 加 上 一 句 。 可 怜 的 巍 鼠 ! 探险 生活 对 他 来 
说 十 桩 新 鲜 事 ， 惊 险 又 刺激 ， 这 个 新 的 领域 对 他 有 很 强 的 诱惑 力 。 他 

一 眼看 见 那 辆 篷车 和 它 的 全 套 小 装备 ， 就 爱 上 它 了 。 


Se als lel 他 的 决心 起 了 动 授 。 他 不 愿 让 人 失望 ， 
何况 他 喜欢 吹 幢 ， 忌 古 竟 力 让 他 高 兴 。 蟾 肉 在 一 旁 仔细 观察 他 俩 的 动 
静 。 


“先进 屋 吃 点 儿 午 饭 吧 ，” 蟒 蛤 有 筑 略 地 说 ,“ 咀 们 慢 慢 商量 。 用 不 
着 匆忙 做 出 决定 嘛 。 其 实 我 倒 不 在 乎 。 我 只 不 过 想 让 你 俩 高 兴 高 兴 要 
了 。 “活着 为 别人 ! 这 古 我 的 处 世 格 言 。” 


午餐 ， 目 然 是 极其 精美 ， 束 像 蟾 下 里 的 所 有 事物 一 样 。 吃 氏 时 ， 
蟾 晓 信 口 开 河 、 高 谈 阔 论 。 他 把 河 鼠 搬 在 一 边 ， 专 门 喜 弄 缺乏 经 狂 的 


bs ° HARARE RSSHRANDY, LEMAR A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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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 都 坐 不 住 了 。 一 来 二 去 ， 三 只 动物 似乎 很 快 束 达成 了 协议 ， 把 旅行 
的 事 确 定 下 来 了 。 河 鼠 昌 然 还 心 存疑 虑 ， 但 他 的 好 脾气 终究 压倒 了 个 
人 的 反对 意见 。 他 不 忍心 使 两 位 朋友 扫兴 。 他 们 已 经 在 深入 细致 地 制 
订 计 划 ， 做 出 种 种 设想 ， 安 排 未 来 儿 周 里 每 天 的 活动 了 。 


行 前 的 准备 大 体 束 绪 ， 大 获 全 胜 的 蟾 内 领 着 伙伴 们 来 到 养 马 场 ， 
要 他 们 去 捉 那 匹 老 灰 马 。 由 于 事 移 没 跟 老 马 商量 ， 蟾 内 融 分 派 他 在 这 
趟 尘土 欢 漫 的 旅途 中 干 这 件 尘 土 弥 滥 的 脏 活 ， 老 马 一 肚子 牢 驭 怨气 ， 
所 以 逮 住 他 可 费 了 大 劲 。 蟾 内 趁 他 们 逮 马 时 ， 又 往 食 品 柜 里 赛 进 更 多 
的 上 必需品， 又 把 饲料 袋 、 几 网 兜 洋 龟头 、 几 大 捆 干 草 ， 还 有 几 只 和 介 
子 ， 吊 在 车 厢 底 下 。 老 马 终 于 被 逮 住 ， 套 在 车 上 ， 他 们 出 发 了 。 三 只 
动物 各 随 所 好 ， 有 的 跟着 车 走 ， 有 的 坐 在 车 本 上， 大 伙 儿 你 一 言 我 一 
语 ， 同 时 说 着 话 。 那 天 下 午 ， 阳 光 类 烂 。 他 们 扬 起 的 人 尘土 香 喷 喷 的 ， 
闻 着 叫 人 心旷神怡 。 大 路 两 侧 戊 密 的 果园 里 ， 乌 儿 们 欢乐 地 加 他 们 打 
招呼 、 歇 口哨 。 和 次 的 过 路 人 从 他 们 吴 旁 走 过 时 ， 回 他 们 道 声 好 ， 或 
者 停 下 来 ， 说 儿 句 中 昕 的话， 赞美 他 们 那 谋 亮 的 马车 。 免 子 们 坐 在 树 
BS PEMA, Bea, sre BE. MOE! 哎呀 呀 ! 哎 
WAH |” 


天 色 很 晚 的 时 候 ， 他 们 离 家 已 有 好 多 里 地 了 。 喘 体 疲乏， 心情 恰 
快 ， 束 在 一 处 远离 人 烟 的 公 地 上 鞭 下 来 。 他 们 番 下 马 具 ， 由 着 马 去 吃 
草 ， 目 己 坐 在 车 旁 的 草地 上 “。 蟾 肾 大 谈 他 在 未 来 几 天 打算 干 的 事 。 这 
时 ， 星 星 围 着 他 们 ， 越 来 越 密 ， 越 来 越 大 。 一 轮 黄 深 深 的 月 腕 不 知 打 
哪儿 悄悄 地 突然 冒 出 来 ， 给 他 们 做 伴 、 昕 他们 说 话 。 过 后 ， 他 们 种 进 
篷车 ， 谎 上 各 目的 铺位 。 丹 内 伸 开 两 腿 ， 上 睡 得 迷 迷 糊糊 地 说 : “伙计 
们 ， 晚 安 ! 这 才 是 绅士 们 应 该 过 的 生活 ! 谈 谈 你 的 那 条 老 河 吧 ! ” 


“BARE, OV pS A, WER, RAI, A BO BU 
叫 念 它 。” 他 又 琴瑟 切切 地 低 声 说 : “我 想念 它 一 一 一 直 在 想念 它 ! ” 


睦 鼠 从 毯子 下 面 伸 出 爪子 ， 在 黑暗 里 摸 到 河 鼠 的 爪子 ， 捍 了 一 
Be “UL, AREAS, TH ARR, REBATE, “HAIL 
—H, SKS, IRMA ERA, EIS? ” 


“不 ， 不 ， 咀 们 还 是 坚持 到 奈 。” 河 鼠 情 声 回答 , “多 谢 你 的 好 意 ， 
不 过 我 得 守 着 蟒 蛤 ， 直 到 这 趋 旅 行 结 束 。 播 下 他 一 个 ， 我 不 放心 。 不 
会 拖 很 久 的 。 他 的 怪 念 头 ， 从 来 也 维持 不 长 。 晚 安 ! ” 


这 次 旅行 ， 果然 结束 得 比 河 鼠 预料 的 还 要 早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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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如 何 单纯 简易 ， 却 一 味 想 赖 回 他 的 铺 上 ， 但 被 他 们 硬 拖 了 起 来 。 和 
昨天 一 样 ， 他 们 的 路 程 仍 是 穿 经 罕 窗 的 小 径 ， 越 过 田野 。 到 了 下 午 ， 
他 们 才 上 了 公路 。 这 是 他 们 遇 到 的 第 一 条 公路 。 束 在 这 儿 ， 意 想不到 
的 祸 事 迅雷 般 落 到 了 他 们 关上。 这 桩 祸 事 ， 对 于 他 们 的 旅行 是 个 灾 
难 ， 而 对 于 蝎 肾 今后 的 生活 ， 却 产生 了 翻天 履 地 的 重大 影响 。 


HEAT EMSA BESTE ERT, Be SSA MTT, ER 
Siis, ANA Staak, BUCH TS. METER BERRI ° HERR ATTA] 
PER TEE Ja, AACR #/> Swi, PAAR 
搭 地 插 上 一 句 : “是 呀 ， 可 不 是 吗 ! 你 跟 他 说 什么 来 着 ? ”心里 却 琢磨 
着 受 不 相干 的 别 样 事 。 吏 在 这 当 儿 ， 从 后 面 老 远 的 地 方 传 来 一 阵 隐 隐 
的 警告 的 朋 鸣 声 ， 束 像 一 只 蜜蜂 在 远 处 哈哈 咽 别 。 回 头 一 看 ， 只 见 后 
面 一 团 深 深 烟尘 ， 中 心 有 个 黑 黑 的 东西 在 移动 ， 以 难以 置信 的 速度 同 
他 们 冲 来 。 从 烟尘 里 ， 发 出 一 种 低微 的 “ 吗 吗 ? 声 ， 像 一 只 惊 八 不 安 的 
动物 在 痛 否 地 吨 吟 。 他 们 并 没 在 意 ， 又 接着 谈话 。 可 是 束 在 一 瞬间 
(仿佛 只 一 上 及 眼 的 工夫 ) ， 宁 静 的 局 面 突然 被 打破 了 。 一 阵 狂 风 ， 一 
FASL, ABAR Path FOR, FOE RT RR SSH ASS ° ABE” F , 
像 只 大 喇叭 ， 在 他 们 耳 边 震 天 啊 。 那 东西 里 面 锂 亮 的 厚 玻 璃 板 和 华 贯 
的 摩洛哥 山羊 皮 茜 ， 在 他 们 眼前 一 晃 而 过 。 原 来 那 是 一 辆 富丽 笃 旦 的 
汽车 ， 一 个 庞然大物 ， 脾 气 暴 躁 ， 令 人 胆寒 。 萄 驶 员 聚 精 会 神 地 紧 握 
Feld, PANES ESA, PRE AA, FET 
AIRE, TAMEaRUILT ae, CMM, Fat), 
又 变 成 了 一 只 低 声 喻 喻 的 蜜蜂 。 


那 匹 老 灰 号 ， 正 慢 悠 你 地 往 前 践 步 ， 一 面 梦 想 着 他 那 恬静 内 适 的 
其 马场 ， 突 然 遇 上 这 人 么 个 难 对 付 的 局 面 ， 不 由 得 狂躁 起 来 。 他 向 后 
退 ， 又 向 前 独 冲 ， 又 一 个 劲 儿 地 倒退 ， 不 管 峰 鼠 怎 样 使 劲 拉 他 的 马 
头 ， 怎 样 在 一 旁 杏 口 姿 心地 劝 他 保持 冷静 ， 全 都 无 济 于 事 ， 硬 是 把 车 
子 往 后 推 到 了 路 旁 的 深 沟 边 。 那 车 哆 了 晃 ， 接 着 便 是 撕 心 腹 肺 的 一 阵 
破碎 声 。 结 果 ， 这 辆 痰 黄色 篷车 ， 他 们 的 骄 做 和 欢乐 ， 避 ® 整 个 横 喘 在 
沟 属 ， 成 了 一 堆 无 法 修复 的 残 骨 。 


河 电站 在 路 当中 ， 骏 跳 如 雷 ， 气 得 直 踩 脚 。“ 这 帮 有 恶棍 ! ”他 挥 着 
ZS ARYL, “这 帮 坏 蛋 ， 这 帮 强 盗 ， 你 们 一 一 你 们 一 一 你 们 这 大 路 
HE! 一 一 我 要 控告 你 们 ! 我 要 把 你 们 送 上 法 庭 ! ”他 的 恋 家 情绪 不 觉 顿 
时 请 失 ， 此 刻 ， 他 成 了 一 笨 淡 黄色 航船 的 船长 ， 他 的 船 被 一 群 政 对 的 


肆 无 忌 悦 的 横冲直撞 帝 上 了 浅滩 。 一 和 怒 之 下 ， 他 过 去 痛 吕 那些 小 
老板 的 尖酸 刻薄 的 话 一 股 脑 儿 喷 发 出 来 ， 因 为 那些 人 把 船 开 得 离 


an 
汽船 老板 的 尖 

岸 太 近 ， 朱 起 的 浪花 常常 源 没 了 他 家 客厅 的 地 黎 。 

贡 是 尘土 的 大 路 当中 ， 两 腿 直 挺 挺 地 伸 在 前 面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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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睛 定 定 地 凝望 厦 汽 车 开 走 的 方向 。 他 呼吸 急促 ， 脸 上 的 神情 却 十 分 
宁静 而 满意 ， 嘴 里 还 不 时 发 出 轻 轻 的 “ 显 史 ” 声 。 

着 安抚 老 灰 马 ， 过 了 一 会 儿 ， 终 于 使 他 镇 静 下 来 。 接 着 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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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鼠 过 去 帮助 喘 鼠 ， 可 他 们 两 个 一 齐 努 力也 没 能 把 车 扶 起 。“ 喂 
Wie ”他们 喊 道 ，“ 下 来 帮 一 把 手 ， 行 不 行 9 ” 


蟾 肾 一 声 不 蛇 ， 坐 在 路 上 纹 丝 不 动 。 他 俩 只 得 过 去 ， 看 看 究竟 出 
了 什么 事 。 只 见 蟾 肾 正 迷 迷 瞪 瞪 地 出 神 ， 脸 上 挂 痢 幸福 的 笑容 ， 两 眼 
仍 直 勾 勾 地 盯 着 前 面 尘土 飞扬 的 地 方 ， 那 个 毁 了 他 们 车 的 家 伙 的 去 
问 。 时 不 时 ， 还 听 到 他 低 声 念 叫 : “Ie!” 

“多 么 灿烂 辉 焊 又 激动 人 心 的 景象 啊 ! AUR ABE Sk, RAR ANT 
算 挪 离 ,“ 诗 一 般 的 动力 ! 这 才 叫 真正 的 旅行 ! 这 才 有 是 旅行 的 唯一 方 
式 ! 今天 在 这 儿 一 一 明天 就 到 了 别处 ! 一 座 座 村 庄 ， 一 座 座 城镇 ， 飞 
驰 而 过 一 一 新 的 景物 不 断 出 现 ! 多 幸福 啊 ! RIE | 哎呀 呀 ! 哎呀 呀 ! ” 


“AIX ZARA, WEIR! ” 髓 电 喊 道 ， 拿 他 盈 无 办 法 。 


RAGE, Bootie So IL TCA AM!” We aR a Se I Fa RP 
道 ,“ 我 虚度 了 多 少时 光 啊 ! 不 但 从 不 知道 ， 连 做 梦 也 没 梦 到 过 ! 现在 
我 可 知道 了 ， 现 在 我 可 全 明日 了 ! 从 今 以 后 ， 展 现在 我 面前 的 ， 该 是 
多 么 光辉 灿烂 的 锦绣 前 程 啊 ! 我 要 在 公路 上 横冲直撞 ， 飞 速 驰 给 ， 在 
身后 卷 起 漫天 的 尘土 ! 我 要 威风 疗 疗 地 疾驰 而 过 ， 把 大 批 马车 推 下 沟 
Je! TF) 讨厌 的 小 马车 ! 平淡 无 奇 的 马车 ! 淡 黄色 的 马车 ! ” 


“ 虽 们 拿 他 怎么 办 ? RE BRUIAL YAY Bal ° 


“什么 办 法 也 没有 ，” 河 鼠 斩 和 钉 截 铁 地 说 ,， “事实 上 ， 拿 他 没有 一 点 
儿 办 法 。 我 太 了 解 他 啦 。 他 现在 是 走火 和 人 魔 。 他 又 迷 上 了 一 个 新 玩意 
儿 。 一 开头 ， 总 要 给 他 缠 魔 成 这 个 德行 。 他 会 一 连 许多 天 都 这 样 疯 关 
傻 途 ， 束 像 一 只 在 美梦 里 游 沪 的 动物 ， 坚 无 实际 用 处 。 没 关系 ， 不 必 
理 他 。 虽 们 还 是 去 看 看 怎样 收拾 那 辆 车 吧 。” 


经 过 仔细 考察 ， 他 们 看 到 ， 有 即使 把 车 扶正 过 来 ， 也 没 法 再 乘 上 它 
旅行 了 。 和 车 轴 破 损 得 一 场 糊 涂 ， 脱 落 的 一 只 轮子 完全 粉碎 了 。 


河 鼠 把 组 绳 挫 在 马 育 上 ， 一 手 牵 着 马 ， 一 手提 着 乌 党 ， 市 上 党 里 
ABR TCR A TRAITS ° Ee! ?他 神情 产 肃 地 对 髓 鼠 说 , “到 最 近 的 小 镇， 
也 有 五 六 里 的 路 程 ， 咀 们 只 能 靠 脚 走 了 。 所 以 得 趁早 动 映 。” 


“TWEE Zp? ”他 俩 双双 上 路 时 ， 嵌 鼠 不 安 地 问 ,，“ 瞧 他 那 副 神 
不 守 售 的 样子 ， 咱 们 总 不 能 把 他 独 目 留 在 路 当中 吧 ! 那 太 不 安全 了 。 
万 一 义 开 过 来 一 辆 什么 东西 起 么 办 ? ” 


TF, ATA! ” 河 册 怒 冲 冲 地 说 ,，“ 我 跟 他 一 刀 两 断 啦 ! ” 


可 和 是， 他们 没 走出 多 远 ， 束 听见 后 面 吵 哈 的 脚步 声 ， 原 来 是 蟾 内 
返 上 来 了 。 他 把 两 只 爪子 一 边 一 个 ， 播 进 他 俩 的 臂 弯 里 ， 仍 旧 气 喘 吁 
吁 ， 两 眼 发 让， 有 果 痢 空空 的 前 方 。 


“Onitae, Weir! Vaid, “我们 一 到 和 镇 上 ， 你 束 径 直上 和 警察 
局 ， 问 问 他 们 知 不 知道 那 辆 汽车 是 谁 的 车 ， 还 要 对 他 们 提出 起 诉 。 然 
后 ， 你 得 去 找 一 家 铁匠 铺 ， 或 者 修 车 铺 ， 要 他 们 把 马车 弄 去 修好 ， 这 
需要 化 点 儿 时 间 ， 不 过 它 还 没 坏 到 没 法 修理 的 程度 。 同 时 ， 咽 鼠 和 我 
BLAKE, PULSE SER, SE, tee IK Ke OR 
再 走 。” 


“警察 局 ! 起 诉 ! WERE RE, “要 我 去 控告 那个 天 赐 的 
美景 吗 ? 修 马 车 ? 我 和 马车 永远 永远 拜拜 啦 ! 我 再 也 不 想见 到 马车 ， 
不 想 过 问 马 车 的 事 啦 。 鼠 儿 啊 ， 你 同意 和 我 一 块 儿 旅行 ， 我 真 不 知道 
经 样 感谢 你 才 好 ! 因为 你 要 不 来 ， 我 整 不 会 来 ， 也 束 永 远 看 不 到 
AB AAS, BRERA, Ab RMS | 永远 听 不 到 那 种 叫 人 醉心 的 声 啊 ， 
闻 不 到 那 股 叫 人 着 迷 的 气味 了 ! 这 一 切 全 亏 了 你 呀 ， 我 最 好 的 朋友 ! ” 


河 鼠 无 可 条 何 地 邱 转 脸 去 。“ 瞧 见 了 吗 ? ”他 隔 着 蟾 内 的 头 对 髓 电 
说 , “他 简直 无 可 救 药 。 算 了 ， 拉 倒 吧 。 等 我 们 到 了 镇 上 ， 融 去 火车 
站 ， 运 气 好 的 话 ， 也 许 能 赶 上 一 趋 火 车 ， 今 晚 束 可 以 回 到 河岸 。 你 瞧 
着 吧 ， 今 后 我 再 跟 这 个 可 恶 的 动物 一 块 儿 玩乐 才 怪 ! ”他 惯 慎 地 呼 了 一 
BEF, RUSTE BT SORA BIE A, HUA ER TS OT 


一 到 镇 上 ， 他 们 直 奔 火车 站 ， 把 蟾 晓 安置 在 二 等 候车 室 ， 人 花 两 便 
士 托 一 位 搬运 工 好 好 看 住 他 。 然 后， 他 们 把 马 寄 存在 一 家 旅店 的 马帮 
里 ， 对 那 辆 马车 和 里 面 的 东西 尽 可 能 详尽 地 做 了 说 明 ， 并 吟 只 人 看 
管 。 一 列 慢车 终于 把 他 们 载 到 离 蟾 证 不 远 的 站 上 。 他 们 把 迷离 民 愧 如 
PEL EUR SEI AR, UM Ae LAR aa TS, FPA, AR 
料 他 上 床 睡觉 。 然 后 ， 他 们 从 船 坦 里 划 出 目 己 的 小 船 ， 划 到 河 下 游 的 
家 中 ， 很 晚 很 晚 ， 才 在 目 己 那 舒适 的 临河 的 客厅 里 坐 下 来 吃 上 晚饭。 这 
时 ， 河 鼠 才 深 深 感到 舒心 快感 。 


第 二 天 傍晚， 迟 迟 起 床 并 且 闲散 了 一 整 天 的 优 鼠 ， 坐 在 河 边 的 
。 河 鼠 拜访 过 几 家 朋友 ， 和 他 们 聊 些 闲话 ， 这 时 ， 他 溜达 过 来 找 甩 
。“ 听 到 新 闻 了 吗 ? "他 说 ，*“ 整 条 河上 ， 都 在 谈论 一 件 事 。 今 天 一 
， 蟾 蜂 就 搭 早 车 进 城 去 了 。 他 花 大 价钱 订购 了 一 辆 大 汽车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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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， 虽 然 很 少 露 面 ， 却 总 让 方圆 一 之 所 有 的 居民 无 形 中 都 受到 他 的 影 
啊 。 可 是 每 当 几 鼠 回 河 鼠 提 到 这 个 愿望 ， 河 鼠 束 推 诈 过 去 ， 总 是 
说 :“ 没 问题 ， 钨 总 有 一 天 会 来 的 一 一 他 经 党 出 来 一 一 到 那 时 我 一 定 把 
你 介绍 给 他 。 真 古 个 顶 昕 昕 的 好 人 哪 ! 不 过 ， 你 见 到 他 时 ， 不 但 要 容 
妨 他 的 脾气 ， 而 且 要 依从 他 的 时 间 。>” 


“能 不 能 邀 他 来 这 里 一 一 吃 顿 便 饭 什么 的 ? "RE BBLIA] © 


“他 不 会 来 的 ，* 河 鼠 简 单 地 说 ，" 获 最 讨厌 社交 活动 、 请 客 吃饭 一 
类 的 事 。” 

“ 那 ， 要 是 咱们 登门 去 拜访 他 呢 ? “ 鼎 鼠 提议 。 

“那个 ， 噢 ， 我 敢 断 定 他 绝 不 会 喜欢 的 ，* 河 鼠 惊 恐 地 说 ,“ 他 这 人 
很 怕 姜 ， 那 样 做 ， 一 定 会 惹恼 他 的 。 连 我 自己 都 从 没 去 他 家 拜访 过 ， 
虽说 我 眼 他 是 老 相 识 了 。 再说， 咱们 也 去 不 了 呀 。 这 事 根 本 办 不 到 ， 
因为 他 住 在 野 林 的 正中 央 。” 

“ 那 又 怎么 着 ? " 候 鼠 说 ,“ 你 不 是 说 过 ， 野 林 并 没什么 问题 吗 ? 


“ 忠 ， 是 的 ， 是 的 ， 是 没什么 问题 ,，” 河 鼠 绝 县 内 内 地 说 ,“ 不 过 我 
想 ， 唱 们 现在 还 是 不 去 的 好 ， 这 会 儿 别 去 。 路 远 着 哩 ， 访 且 ， 在 这 个 
季 闻 ， 他 也 不 在 家 。 你 只 管 安 心 等 着 ， 总 有 一 天 他 会 来 的 。” 


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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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 鼠 只 好 耐心 等 每 ， 可 是 获 一 直 没 来 。 他 们 每 天 都 玩 得 很 开心 。 
夏天 过 去 很 人 了 ， 天 气 变 冷 ， 冰 霜 雨 雪 ， 泥 学 的 道路 ， 使 他 俩 长 时 间 
耽 留 在 屋内 。 窗 外 消 和 急 奔 流 而 过 的 涨 满 的 河水 ， 也 像 在 别 笑 、 阻 拦 他 
们 乘 船 出 游 。 


AY, RET RR Be, REE EP IE 
中 的 洞穴 内 ， 独 目 一 人 过 日 和 子 ， 多 孤 宁 啊 。 


ASNT, UBVRGTHE, FRED, IIR AHR ° ERA A 
天 ， 他 有 时 胡乱 编 些 诗歌 ， 或 者 在 屋 里 干 点 儿 零 星 家 务 。 当 然 ， 时 不 
时 总 有 些 动物 来 哩 门 聊 天 ， 因 此 ， 谈 了 不 少 有 关 春 夏 的 趣闻 逸事 ， 互 
YA SAUL 


当 他 们 回顾 夏天 的 一 切 时 ， 束 感到 ， 那 是 多 么 绚丽 多 彩 的 一 章 
啊 ! 那里 面 有 许多 五 彩 缤纷 的 插图 。 大 河 两 岸 ， 一 文 盛 沪 的 游行 队伍 
在 不 停 地 庄 屎 行进， 展示 出 一 场 跟着 一 场 富丽 堂 呈 的 景观 。 和 紫色 的 珍 
珠 菜 最 和 完 登场 ， 拌 开 它 那 乱 丝 般 丰美 的 秀 发 ， 垂 挂 在 镜面 般 的 河水 边 
沿 ， 镜 中 的 脸 ， 又 冲 它 目 己 微笑 。 娴 娜 多 姿 的 柳 兰 ， 犹 如 桃色 的 上 晚 
Be, ARGUES oH, AMMAR SF, HG SEK, 
在 队列 中 占 取 了 一 席 地 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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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A aA TA Eo SHEAR DAs, im CT TE > 
Fre the > RE Lee aI, SPIT T° 


那 是 多 么 精彩 的 一 出 戏 啊 | 


当 写 风 冷 雨 拍打 着 门 窒 时 ， 睡 眼 慢 愉 的 动物 们 安逸 地 因 在 洞穴 
里 ， 回 想 痢 日 出 前 依旧 六 曾 的 姿 晨 。 那 时 ， 日 蒙蒙 的 筋 引 还 没 散 去 ， 
紧 紧 地 贴 在 水 面 。 然 后 ， 灰 色 化 成 了 金色 ， 大 地 重 义 呈现 出 缤纷 的 色 


泽 。 


动物 们 体验 到 早春 下 水 的 刺激 ， 沿 着 河岸 奔腾 跳 路 的 欢 恰 ， 感 到 
大 地 、 衬 气 和 水 都 变 得 光 溜 夺目 。 他 们 回想 起 夏 日 炎热 的 正午 ， 在 灌 
木 丛 的 绿 戎 下 异 异 然 午睡 ， 阳 光 透 过 浓 戎 ， 洒 下 小 小 的 金色 斑点 ; 回 
想起 午后 的 划船 和 游泳 ， 沿 着 尘土 飞扬 的 小 径 ， 穿 越 黄 澄 澄 的 田野 ， 
CAN, KEE KK RRS, SHABSMBS 


齐 ， 区 流 着 友情 ， 共 同 筹划 明天 痢 的 历险 。 
冬日 的 日 年 是 很 短 的 ， 动 物 们 转炉 内 话 时 ， 可 谈 的 话题 多 着 哩 。 
可 是 ， 巍 鼠 还 是 有 大 量 的 空 朵 时 间 。 


而 打 且 儿 ， 时 而 编 些 不 成 韵 的 诗 ， 汇 和 鼠 便 暗 下 决心 ， 独 目 出 门 去 探访 
那 座 野 林 ， 诉 不 定 碰巧 还 能 结识 获 先生 哩 。 


ABE NFR RAY RE, SUA TA Yee CT, ORB J 
She KIM EMA ZA AA Ae at ° ARN BCR, eA 
一 片 树叶 。 他 觉得 ， 他 从 来 没有 看 得 这 样 远 ， 这 样 透 彻 。 因 为 ， 大 目 
然 进 入 了 她 一 年 一 度 的 柄 睡 ， 仿 佛 在 睡梦 中 骂 反 了 她 全 身 的 衣着 。 矮 
树林 、 小 山 合 、 乱 石 坑 ， 还 有 各 种 隐蔽 的 地 方 ， 在 草木 总 花 的 夏天 ， 
曾 是 可 供 他 探险 的 神秘 莫 测 的 宝地 ， 现 在 却 把 它们 自身 和 它们 包 藏 的 
秘密 裸露 无 遗 ， 似 乎 在 乞求 他 暂时 急 视 它们 的 破败 贫 次 ， 直 到 来 年 再 
一 次 戴 上 它们 花 里 胡 哨 的 假 面具 ， 狂 歌 乱 舞 ， 用 老 一 僚 的 手法 作弄 、 
瞒 哄 他 。 从 某 方面 说 是 怪 可 怜 的 ， 可 还 是 使 他 高 兴 ， 攻 至 使 他 兴 


他 喜欢 这 璋 去 了 华丽 衣装 不 加 修饰 的 质朴 的 原野 。 他 能 够 深 深 地 
进入 大 地 的 裸露 的 筋骨 ， 那 是 美好 、 强 健 、 学 朴 的 。 他 不 要 那 暖 融 融 


Elta, REARS WAT eto LURE SBE, LAB RAAT 
IT ARMA AMES, ETS LILY) ° (OK SH eR 
2b Bat ° BP PRIR ARETE IADB, FRESE AY, PEMA, (eB EP AY 
海里 的 一 排 暗礁 。 


PU sae BR REY, FRC IT ZAR PS TTR Ro HAC ERAT PTS, EH 
VEO), REIT iE AR, PEE IR A ee Be PER, ZF 
看 吓 他 一 跳 ， 因 为 它们 酷似 某 种 又 熟悉 又 遥远 的 东西 ， 可 又 怪 有 趣 ， 
使 他 兴奋 不 已 。 它 们 逗 引 他 一 步 步 往 前 走 ， 进 入 了 林 中 幽暗 的 深 处 。 


树 越 来 越 密 ， 两 边 的 洞 信 ， 冲 他 张 开 了 丑陋 的 大 口 。 前 面 后 面 ， 幕 
Bae HER, BRT th, 天光 像 落 潮 般 地 退 走 了 。 


就 在 这 时 ， 开 始 出 现 了 各 种 风 脸 。 


罗 脸 出 现在 他 肩 后 ， 他 一 开始 模 模 糊糊 觉得 看 到 了 一 张 面 筷 : 一 
TRY eB ia, Ml TF tS © (ES SOR IE EBAY 
那 东西 却 修 忽 不 见 了 。 


他 加 快 了 脚步 ， 关照 自己 千 万 别 胡 思 乱 想 ， 要 不 然 ，&] 象 就 会 没 
完 没 了 。 他 走 过 一 个 义 一 个 洞口 。 是 有 的! 不 是 ! 一 一 是 的 ! 肯定 
征 有 一 张 尖 尖 的 小 脸 ， 一 对 恶狠狠 的 眼睛 ， 在 一 个 洞 里 内 了 一 下 ， 又 
没 了 。 他 迟疑 了 一 下 ， 又 壮 着 胆子 ， 强 打 精 神往 前 走 。 可 是 突然 间 ， 
远 远 近 近 几 百 个 洞 里 都 钻 出 一 张 张 脸 ， 名 而 显现 ， 名 而 消失 ， 所 有 的 
眼睛 都 凶狠、 巴 恶 、 锐 利 ， 一 齐 用 恶毒 、 收 对 的 目光 盯 住 他 。 


他 想 ， 要 十 能 离开 土 坡 上 的 那些 洞 从 ， 束 不 会 再 看 到 面孔 了 。 他 
tal SS, Ma, BPA TES 


接着 ， 开 始 出 现 了 哨 音 。 


乍 听 到 时 ， 那 声音 很 微弱 ， 很 尖 细 ， 在 他 吴 后 很 远 很 远 的 地 方 啊 
起 ， 不 知 怎 的 却 促使 他 急 急 旨 前 赶 。 然 后 ， 仍 旧 很 微弱 很 尖 细 的 哨 
音 ， 都 在 他 前 面 很 远 很 远 的 地 方 啊 起 ， 使 他 踊 踊 不 前 ， 想 退回 去 。 正 
当 他 犹豫 不 决 站 痢 不 动 时 ， 哨 音 突然 在 他 两 侧 响起 来 ， 像 是 一 声 接 一 
声 传递 过 去 ， 穿 过 整 座 树 林 ， 直 到 最 远 的 边缘 。 


不 管 那 是 些 什么 东西 ， 它 们 显然 都 警觉 起 来 ， 准 备 好 迎 收 。 可 他 
却 孤单 一 人 ， 赤 手 空 拳 ， 孤 立 无 援 。 而 黑夜 ,已 经 迫近 了 。 


然后 ， 他 听 到 了 呈 嘻 吨 噶 的 声音 。 


起 初 ， 他 以 为 那 只 不 过 是 落叶 声 ， 因 为 声音 很 轻 很 细 。 后 来 ， 声 
音 渐 渐 啊 了 ， 而 且 发 出 一 种 有 规律 的 节 委 。 


WHAT, Nes, Ate) a TRE HE Ac HE 
ANS a ted ° Be TER de Ea? 开头 像 在 前 面 ， 过 后 
叉 像 在 后 面 ， 再 后 来 像 前 后 都 有 。 他 焦虑 不 安 地 时 而 听 昕 这 边 ， 时 而 
听 听 那 边 ， 声 音 变 得 越 来 越 啊 ， 越 来 越 杂 乱 ， 从 四 面 八 方 盘 他 通 拢 。 
他 站 着 不 动 ， 侧 耳 倾 昕 。 


FIR, ARF RRA Sa, TBAT eA 
步 ， 或 者 抛 辐 别 处 。 可 是 ， 兔 子 从 他 身边 冲 过 ， 几 乎 擦 到 了 他 身上 。 
Sat ie BAU, HERES ° GRIT, PRIX TARE, IR! ” 锡 子 绕 过 一 个 
PYHERY, Be DUT ERMA SE, Pa RR MESDIE— TAIN, AB 
WT ° 


Be OR], MORES, FTAA A CATE 
整 座 树 林 仿 佛 都 在 奔跑 ， 拼 命 狂奔 ， 人 退 逐 ， 四 下 里 包抄 围捕 什么 东 
西 ， 也 许 是 什么 人 ? 他 惊人 奶 万 状 ， 撒 腿 就 跑 ， 漫 无 目的 不 明 方 向 地 配 
跑 。 他 忽而 撞 上 什么 东西 ， 忽 而 控 倒 在 什么 东西 上 ， 名 而 落 到 什么 东 
西里 ， 名 而 从 什么 东西 下 面 蹄 过 ， 忽 而 又 绕 过 什么 东西 。 林 了 ， 他 在 


一 株 老 山 毛 样 树 下 一 个 深 深 的 黑洞 里 找到 了 庇护 所 。 这 个 洞 给 了 他 隐 
向 藏 喘 处 一 一 说 不 定 还 能 给 他 安全 ， 可 谁 又 说 得 准 呢 ? 


有 反正， 他 实在 太 索 ， 再 也 跑 不 动 了 。 他 只 能 赚 缩 在 被 风 刮 到 洞 里 
EAA HE, is Ed eS Ap EE Eo EBD, COM, TERR, 
听 着 外 面 的 哨 声 和 脚步 声 ， 他 终于 翌 然 大 悟 。 


原来 ， 其 他 的 田间 和 篇 下 的 小 动物 最 害怕 见 到 的 那 种 可 怕 的 东 
西 ， 河 鼠 曾 笋 费 否 心 防止 他 遇 上 的 那 种 可 怕 的 东西 ， 殉 是 一 一 层林 的 


re FA 


XSL, PUB IERR A ES ARH A EST UL ° ABT Seat TARA 
RTE EIB YE BOR, TESLA a, Wasi, IE ARE yy BS SE BE 
PALA YAT A ° REY, ERR ABR BOR, SPOR MIE — Pe, BEE Ho —BSC2K Be, 
FEE THE T° REMIT IT A, To Efoarta, SAT 
—Bé, a DSS OR Geb, ARAL “Ma SRA ZY ° 


他 连 喊 了 几 声 “ 跨 儿 ! ?” 没 人 回答 。 他 只 得 站 起 来 ， 走 到 门厅 里 。 


峰 电 惯常 挂 帽子 的 钩子 上 ， 不 见 了 幅 子 。 那 双 一 回放 在 们 以 旁 的 
MT, EST K ° 


TRAE eA eT aH, Ar PE VY AL 
迹 找 到 了 ， 没 错 。 他 的 靴子 是 新 买 来 准备 过 冬 的 ， 所 以 后 跟 上 的 小 究 
起 轮廓 请 晰 。 河 鼠 看 到 泥 地 上 靴子 的 印痕 ， 目 的 明确 ， 径 直 奔 野 林 的 
方 同 而 去 。 


河 幢 神情 闫 肃 ， 站 着 沉思 了 一 两 分 钟 。 随 后 他 转身 进 屋 ， 将 一 根 
上 市 系 在 腰 间 ， 往 皮带 上 插 几 把 手枪 ， 叉 从 大 厅 的 一 角 抄 起 一 根 粗 
棱 ， 撒 腿 朝 野 林 走 去 。 


他 走 到 林 边 的 第 一 排 树 时 ， 天 色 已 经 绷 瞳 下 来 ， 他 坚 不 犹豫 地 径 
直 铅 进 树 林 ， 焦 急 地 东张西望 ， 看 有 没有 朋友 的 踩 迹 。 


到 处 都 有 不 怀 好 意 的 小 有 输 ， 从 洞口 探头 探 脑 回 外 张望 ， 可 一 看 到 
这 位 威风 六 闵 的 动物 ， 看 到 他 的 那 排 手 枪 ， 还 有 紧 捍 在 他 手 里 的 凶 神 
恶 笋 的 大 棒 ， 残 立刻 隐没 了 “。 刚 进 林子 时 分 明 听 到 的 哨 声 和 脚步 声 也 
都 谢 逝 了 、 止 电 了 ， 一 切 又 都 归于 宁静 。 


他 采 敢 地 穿 过 整 座 树 林 ， 一 直 走 到 尽头 ， 然 后 ， 撒 开 所 有 的 小 
径 ， 横 穿 树林 ， 仔 细 搜 索 整 个 栖 区 ， 同 时 不 俘 地 大 声 呼叫 : UL, 
JL, BeJL! 你 在 哪儿 ? 我 来 啦 一 一 鼠 儿 来 啦 !1 ” 


他 在 树林 里 耐心 搜索 了 一 个 多 小 时 ， 林 了 ， 他 听 到 一 声 细微 的 回 
答 ， 不 人 栖 大 喜 。 他 循 着 声音 的 方向， 穿 过 越 来 越 浓 的 黑暗 ， 来 到 一 株 
老 山 毛 样 树 脚 下 。 从 树 下 的 一 个 洞 里 ， 传 出 一 个 微弱 的 声音 ， 说 : “器 
JL! 真 的 是 你 吗 ? ” 


RCE, LETRA ES APE © BLUE, BUL 
啊 ! "他 喊 道 ，“ 可 把 我 吓 坏 了 ， 你 简直 想象 不 到 ! ” 


“A, FSCS RCH, TR, “你 真 的 不 该 来 ， 不 该 这 人 么 
干 ， 贝 鼠 。 我 曾 极 力 劝 阻 你 的 。 我 们 河 边 动物 从 不 单独 上 这 儿 来 。 要 
来 的 话 ， 起 码 也 得 找 个 伴 儿 同行 ， 才 不 会 有 问题 。 而 且 ， 来 以 前 你 必 
须 学 会 上 百 种 穷 /] ， 那 些 我 们 都 全 ， 可 你 不 懂 。 我 指 的 征 有 效 的 口 
SIS: OR, KER ARPLEA, BRAKE, A 
2 >) METI IAAT oo (KSAT, BEAR ° (FADD, PRY 
MAIS, AMSEC © SPAM, BU ee BE eI 
那 束 男 当 别论 了 。” 


“ 那 ， 勇 敢 的 蟾 肾 爷 生 ， 他 该 不 介 独 目 来 这 里 吧 ? RE BELT] 


“EWE? TT RGIG KS, “他 独 目 一 个 ， 才 不 会 在 这 里 露面 哩 ， 哪 
人 你 给 他 整整 一 帽子 的 金币 ， 他 蟾 内 也 不 会 来 的 。” 


听 到 河 鼠 那 亚 衣 的 笑 声 ， 看 到 他 手中 的 大 棒 和 亮 内 内 的 手枪 ， 岂 
鼠 大 受 鼓 舞 。 他 不 再 发 拌 ， 胆 子 也 壮 了 ， 和 情绪 也 恢复 了 。 


“现在 ，” 河 姓 当 下 说 ,“ 虽 们 真 的 必须 打 起 精神 ， 趁 天 还 有 一 丝 丝 
亮 ， 赶 回 家 去 。 在 这 儿 过 夜 是 万 万 不 行 的， 你 明日 。 至 少 是 太 冷 了 。” 


“ 杀 爱 的 鼠 儿 ,， ACARI, “实在 对 不 起 ， 可 我 真是 累 坏 了 ， 
WS Re APS T° IMPLI ILE MSIL, RE PAA, Tir 
得 到 走 回 家 去 。” 


“ABE, MBA pit, “AMABILE e MIEKEARSERT, 
Ai 2d Ly. VA a) A 


Fe BR BARR EAE ST, TUX, AN — ae J Lae, RAP 
Fe fey ITA Se, TERN ° AN SUR, WREST S 
HE, UI HRS Pie, ASI DEF 


DAR THER, TEE ST, PRE TCR A ATR ER TAB: “好 
啦 ! SCARE, Ae Bee ERICH, ARMS RIAA a EM ° ” 


TPKE AO, PRAISES oo BERT Lh BS Bie: “ 呵 ， 
May, nc | 


“出 什么 事 了 ， 鼠 儿 ? ?REBBLIA] © 


“Rati, "YT SEA, “Biaeit, RF Baie BR RAH 
AL ! ” 


SCL Ee HOR, BE oo MEDIA) DEBS, LAB BES ST 
HE YE LA PSK, SEAR TE: 洞 和 信 、 坑 注 、 池 塘 、 陷 阱 ， 以 及 其 
他 一 些 恩 吓 过 路 人 的 东西 ， 通 通 迅 速 消失 了 。 


一 层 唱 至 内 光 的 仙 毯 ， 蒙 兰 了 整个 地 面 ， 这 仙 毯 看 上 去 太 纤 巧 
了 ， 狂 罕 的 脚 都 不 息 往 上 踩 。 漫 天 蒜 铀 着 细 细 的 粉末 ， 磁 到 脸 上 ， 痒 
痒 的 ， 很 舒服 。 勋 墨 的 树干 ， 仿 佛 被 一 片 来 目地 下 的 光照 完 ， 显 得 清 
晰 异 单 。 


“ 聊 ， 唉 ， 没 办 法 。” 河 幢 想 了 一 会 儿 说 ,“ 我 看 ， 咀 们 还 是 出 发 ， 
碰 碰 运 气 吧 。 粳 糕 的 是 ， 我 辨 不 清 咱 们 的 方位 。 这 场 雪 ， 使 一 切 都 改 
了 模样 。” 


确实 如 此 。 归 鼠 简 直 认 不 出 这 就 十 原来 那 座 树林 了 。 不 过 ， 他 们 
还 是 勇敢 地 上 路 了 。 


他 们 选择 了 一 条 看 似 最 有 把 握 的 路 线 ， 互 相 换 扶 着 ， 装 出 一 副 所 
向 无 敌 的 兴 神 神 的 样子 ， 每 遇见 一 株 阴 和 森 沉 默 的 新 树 ， 就 认 作 一 位 老 
相识 ， 或 者 面 对 那 白 茫 茫 的 一 片 雪 野 和 千篇一律 的 黑色 树干 ， 都 硬 装 
作 是 到 了 熟悉 的 空地 、 蓓 口 或 通道 。 


一 两 个 钟 尖 一 一 他 们 已 完全 失去 了 时 间 概 念 
HK, SGI > MreZ > SORIA, FEAR PF EAB ROR, Pig 
气 ， 考 虑 下 一 步 该 怎么 办 。 


(NCAR ESR. PRG ACBL, 他 们 好 几 次 掉 进 洞 里 ， 弄 
得 浑身 泥 透 。 雪 已 经 积 得 很 厚 很 厚 ， 小 小 的 腿 几 乎 拔 不 出 来 。 树 越 来 
越 稠密 ， 也 越 来 越 难以 区 分 。 树 林 仿 佛 无 边 无 际 ， 没 有 尽头 ， 也 没有 
芸 别 ， 最 糟 的 是 ， 没 有 一 条 走出 树林 的 路 。 


“ 阳 们 不 能 久 坐 ，” 河 鼠 说 , “得 再 加 把 劲 ， 采 取 点 儿 别 的 措施 。 天 
太 冷 了 ， 雪 很 快 融会 积 得 更 深 ， 明 们 足 不 过 去 了 。” 他 朝 四 周 张 望 ， 想 
TM, fea: “ 瞧 ， 我 想到 这 么 一 个 办 法 : 前面 有 一 块 合 地 ， 那 儿 
有 许多 小 山 包 、 小 丘 内 。 咱 们 去 那儿 找 一 处 隐蔽 的 地 方 ， 一 个 有 二 地 
面 的 洞穴 什么 的 ， 避 避风 雪 。 咱 们 移 在 那儿 好 好 休 妃 一 阵子 ， 再 想法 
走出 树林 。 咱 们 都 素 得 够 哈 了 。 再 说 ， 雪 说 不 定 会 停 下 来 ， 或 者 会 出 
现 什 么 别 的 情况 。” 


is TS ies apd cn 


Tre, HET ARBOR, PRR EO rE FAH, BRT, BY 
者 一 个 干燥 的 角落 ， 可 以 抵挡 刺骨 的 寒 风 和 飞 旋 的 雪 。 正 当 他 们 在 查 
看 河 鼠 提 到 的 一 个 小 山 包 时 ， 左 鼠 突 然 尖 叫 一 声 ， 脸 朝 下 控 了 个 嘴 嘲 
泥 。 


“哎哟 ， 我 的 腿 ! ”他 喊 道 , “哎哟 ， 我 可 怜 的 小 腿 ! ”他 翻身 坐 在 
地 上 ， 用 两 只 前 爪 抱 住 一 条 腿 。 


“AA | ” 河 鼠 关切 地 说 ,“ 今 儿 个 你 好 像 不 大 走运 ， 是 不 
征 ? 让 我 瞧 瞧 你 的 腿 。” 他 双 膝 足下 来 看 , “是 啊 ， 你 的 小 腿 受 伤 了 ， 
没 错 。 等 等 ， 让 我 找 出 手帕 来 给 你 包 上 。” 


“我 一 定 是 说 一 根 埋 在 雪 里 的 树枝 或 树桩 绊 倒 了 ，” 弄 壮 惨 分 仿 地 
ti, “CY! 哎哟 ! » 


“伤口 很 整齐 ，” 河 鼠 再 一 次 仔细 检查 他 的 腿 , “ 绝 不 会 是 树枝 或 树 
桩 划 破 的 。 看 起 来 倒 像 是 被 什么 锋利 的 金属 家 伙 划 的 。 怪 事 ! ?他 闹 吟 
了 一 会 儿 ， 观 察 着 周围 一 融 的 山 包 和 坡地 。 


“ 噢 ， 管 它 是 什么 于 的 ，" 跨 鼠 说 ， 痛 得 连 语法 都 顾 不 上 了 ，"“ 不 管 
是 什么 划 的 ， 反 正 一 样 痛 。” 

可 是 ， 河 鼠 用 手帕 仔细 包 好 他 的 伤 腿 后 ， 就 扬 下 他 ， 忙 着 在 雪 里 
控 起 来。 他 又 蚀 又 铲 又 据 ， 四 条 腿 忙 个 不 停 ， 而 错 鼠 在 一 旁 不 耐烦 地 
等 着 ， 时 不 时 插 上 一 句 ，“ 唉 ， 河 鼠 ， 算 了 吧 !1 > 


突然 ， 河 鼠 一 声 喊 : “ 啊 哈 ! ”跟着 又 是 一 连 串 的 “ 啊 哈 
啊 哈 一 一 啊 哈 ! ”他 竟 在 雪 地 里 跳 起 舞 来 。 


“SUL, MEET Amr? ” 契 鼠 问 ， 他 还 在 抱 痢 目 己 的 腿 。 


啊 哈 


“ 快 来 看 哪 ! DAE RATA BI, a 


Be A EA, AT MA c HID, HRA A 
ii: “ 哦 ， 我 瞧 得 真 真切 切 。 这 类 东西 以 前 也 见 过 ， 见 得 多 啦 。 我 管 它 
叫 家 和 帝 物 品 。 只 不 过 是 一 只 大 门口 的 刮 泥 右 ! 有 什么 了 不 起 ! 干吗 围 
着 一 只 刮 泥 郁 跳舞 ? ” 


“难道 你 还 不 明日 这 意味 着 什么 吗 ? IRM, PRIX ARI! ” 河 册 不 
耐烦 地 喊 道 。 


“BSAA AM, "REA, “这 只 不 过 说 明 ， 有 个 粗心 大 意 爱 
护 事 的 家 伙 ， 把 目 家 1 门 前 的 刮 泥 絮 丢 在 了 野 林 中 央 ， 不 偏 不 傈 束 扔 在 
什么 人 都 会 给 绊 倒 的 地 方 。 我 说 ， 这 家 伙 也 太 缺 德 了 。 等 我 回 到 家 
时 ， 我 非 同一 一 癌 什 么 人 一 一 告 他 一 状 不 可 ， 等 着 瞧 吧 ! ” 


“天 哪 ! 天 哪 ! "看 到 器 鼠 这 么 迟钝 不 开窍， 河 鼠 无 可 奈何 地 喊 
道 ，“ 好 啦 ， 别 斗嘴 了 ， 快 来 和 我 一 道 蚀 吧 ! “他 又 动手 干 了 起 来 ， 气 
得 四 周 雪 粉 飞溅 。 


又 吾 干 了 一 阵子 ， 他 的 努力 终 见 成 效 ， 一 块 破旧 的 探 脚 的 露 了 出 


来 
“He! 我 说 什么 来 着 ! ” 河 鼠 扬扬 得 意 地 欢呼 起 来 。 


“什么 也 不 是 ，” 急 鼠 一 本 正经 地 说 ,“ 好 吧 ， 你 像 是 又 发 现 了 一 件 
家 用 杂 物 ， 用 坏 了 被 扔 掉 的 ， 我 想 你 一 定 开 心得 很 。 要 是 你 想 围 着 它 
跳舞 ， 那 束 快 跳 ， 跳 完 咀 们 好 赶路 ， 不 要 再 为 这 些 破烂 垃圾 浪费 时 间 
啦 。 一 块 擦 脚 玖 ， 能 当 饭 吃 吗 ? FESR Pi SH oS? 能 当 雪 要 坐 上 
请 回 家 吗 ? 你 这 个 叫 人 恼火 的 哎 齿 动物 ! ” 


“你 当真 认为 ，” 兴 否 的 河 岂 喊 道 ,“ 了 这 块 擦 脚 到 不 能 说 明 任 何 问题 
n° ” 


“Boe, ipl, "Rei, “我 认为 ， 这 套 藉 唐 的 游戏 ， 中 们 
已 经 玩 够 了 。 谁 又 听 说 过 ， 一 块 探 脚 茎 能 说 明 什么 问题 ? RARE AN 
会 说 什么 的 。 它 们 根本 不 是 那 种 贷 色 。 擦 脚 玖 懂得 自己 的 喘 份 。” 


“你 昕 着 一 一 你 这 个 未 内 。” 河 鼠 回 答 说 ， 他 真 的 火 了 ,“ 别 再 跟 我 
来 这 一 套 ! 一 句 话 也 解说， 只 管 倒 一 一 倒 ， 挖 ， 气 ， 找 ， 特 别 是 在 小 
山 包 四 周 找 。 要 是 你 今 晚 想 有 个 干 干 严 诡 暧 暧 和 和 的 地 方 睡 上 一 和 觉 ， 
这 天 是 最 后 的 机 会 ! ” 


河 鼠 冲 他 们 号 边 的 一 处 雪 坡 发 起 独 攻 ， 用 他 的 粗 棒 到 处 捅 ， 又 发 
狗 似 的 挖 着 。 贝 鼠 也 忙 痢 人 刨 起 来 ， 不 为 别 的 ， 只 为 讨好 河 鼠 ， 因 为 他 
相信 ， 他 的 朋友 头脑 有 点 儿 发 闫 了 。 


芭 干 了 约 十 分 钟 光景 ， 河 姐 的 棍棒 敲 到 了 什么 东西 ， 发 出 空洞 的 
声音 。 又 人 刨 了 一 阵 ， 可 以 伸 进 一 只 爪子 去 模 了 。 他 叫 髓 鼠 过 来 帮忙 。 
两 只 动物 一 齐 努 力 ， 终 于 ， 他 们 的 劳动 成 果 赫 然 出 现在 眼前 ， 把 一 直 


持 怀疑 态度 的 跨 鼠 惊 得 目 瞪 口 采 。 


束 在 看 去 像 是 一 个 雪 坡 的 旁边 ， 立 着 一 扇 洪 成 墨绿 色 的 坚实 的 小 
| 。 门 边 挂 痢 铃 绳 的 铁 环 ， 铃 绳 下 有 一 块 小 小 的 黄 钢 牌子 ， 牌 季 上 用 
工整 的 楷书 清晰 地 刻 着 几 个 字 ， 借 大 月 光 ， 可 以 辨认 出 十， FEST » 


颖 鼠 又 惊 双喜， 仰 面倒 在 了 雪 地 上 。* 河 鼠 ! ”他 局 悔 地 喊 道 ,“ 你 
真 了 不 起 ! 你 呀 你 ， 实 在 是 了 不 起 ! 现在 我 全 明白 了 ! 打 一 开头 ， 打 
从 我 榜 仿 了 腿 的 那 一 刻 起 ， 你 束 用 你 那 聪明 的 头脑 ， 一 步 一 步 琢 硒 出 
个 道理 来 。 一 看 我 的 伤口 ， 你 那个 项 啤 啤 的 脑子 马上 束 对 目 己 说 : “是 
A Veer KOKA | "跟着 你 吏 去 找 ， 宁 然 找到 了 那 只 刮 泥 禹 ! 你 是 不 是 殉 
此 打住 呢 ? 换 了 别人 ， 融 会 满足 了 ， 可 你 不 。 你 继续 运用 你 的 智慧 。 
你 对 目 己 说 :“ 和 要 是 再 找到 一 块 探 脚 茎 ， 我 的 推理 殉 得 到 了 证 实 ! OR 
脚 仅 果然 找到 了 。 你 太 陪 明了， 我 相信 ， 凡 是 你 想 找到 的 ， 你 都 能 找 
到 。 RRM, CURL, “ABP, DOULA wT), RB, Ae 


把 门 找 出 来 融 行 啦 ! ' 嗯 ， 这 种 事 ， 我 只 在 书本 上 读 到 过 ， 在 生活 中 可 
从 没 遇 到 过 。 你 应 该 到 那 种 能 大 显 喘 手 的 地 方 去 。 待 在 我 们 这 伙 人 妆 
中 ， 你 人 简直 大 材 小 用 了 。 我 要 是 有 你 那么 一 副 头 脑 束 好 了 。 鼠 儿 一 一 ” 


“既然 你 没有 ，? 河 鼠 毫 不 客气 地 打 断 他 的 话 头 ,“ 那 你 是 不 是 娶 通 
俏 达 旦 坐 在 雪 地 里 咏 叫 个 没完 ? 快 起 来 ， 瞧 见 那 根 铃 绳 吗 ? 使 劲 拉 ， 
有 多 大 劲 聘 使 多 大 劲 ， 我 来 古 门 ! ” 


ZETA BUFR APR EN, DEA TOE, FEUER SE, PA 
离 地 ， 整 个 身子 吊 在 绳子 上 晃荡 。 老 远 老 远 ， 他 们 隐隐 听 到 一 阵 低 沉 
的 铃声 啊 了 起 来 。 


念 ee 


他 们 而 着 性 子 等 ， 似 乎 等 了 很 久 很 久 ， 不 住地 在 雪 地 上 踪 脚 ， 好 
让 脚 暖和 一 点 儿 。 末 了 ， 终 于 听 到 里 面 踢 里 吸 拉 的 脚步 声 ， 绥 组 由 远 
Mit, KEIN re, TEMPO Sn, Boe Re th $F 
FORERERR, HEA, TM EGKIA o REBVIRESAA, (itso Ne, SSE 
正定 这 样 。 


里 面 啊 起 了 拉 门 门 的 声音 ， 门 开 了 几 才 宽 的 一 条 缝 ， 刚 够 露出 一 
只 长 长 的 嘴 ， 一 双 睡 意 悍 愉 地 也 巴 着 的 眼睛 。 


< 哼 ， 下 回 要 是 再 磁 上 这 事 ，" 一 个 沙哑 的 怀疑 的 声音 说 ，“ 我 可 真 
要 生气 了 。 这 是 谁 呀 ? 深 更 半夜 ， 这 种 天 气 ， 吵 醒 别人 睡觉 ”说 话 
UF! » 

PIS, OUT RURGE, ORR, LLERATHESEUE ° BARUF, IAI, 
有 我 的 朋友 钥 鼠 ， 我 们 两 个 在 雪 地 里 迷 了 路 。” 

“< 怎么? 鼠 儿 ， 亲 爱 的 小 伙 子 ! ”六 喊 道 ， 整 个 换 了 个 声调 ，“ 快 进 


来 ， 你 们 俩 。 哎 呀 ， 你 们 一 定 是 冻 坏 了 。 真 糟糕 ! 在 雪 地 里 迷 了 路 ! 
而 且 是 在 深 更 半夜 的 野 林 里 ! 快 请 进来 吧 。” 


两 只 动物 急 着 要 挤 进门 去 ， 互 相 绊 倒 了 ， 听 到 背后 大 门 关 上 的 声 
音 ， 都 感到 无 比 快 奈 。 


儿 穿 着 一 件 长 长 的 晨 衣 ， 脚 上 中 的 拖鞋 ， 果 然 十 分 破旧 。 他 爪子 
里 擎 厦 一 个 忆 乎 的 烛台 ， 大 概 在 他 们 殴 门 时 ， 正 要 回 卧 室 睡 觉 。 他 订 


切 地 低头 看 着 他 们 ， 担 拍 他 俩 的 脑袋 。“ 这 样 的 夜晚 ， 不 是 小 动物 们 该 
HT JAAR, AR, “BUL, RTA MTEDT Z DETER TOE 
跟 我 来 ， 上 厨房 。 那 儿 有 一 炉 好 火 ， 还 有 晚餐， 应 有 尽 有 。” 


儿 举 大 蜡烛 ， 踢 里 吸 拉 走 在 前 面 ， 他 俩 紧 随 在 后 ， 互 相 会 心地 触 
触 腹 膊 肘 ， 表 示 有 好 事 将 临 。 他 们 走 进 了 一 条 长 长 的 幽暗 的 破败 不 堪 
的 过 道 ， 来 到 一 间 中 央 大 厅 模 样 的 房间 。 从 这 里 ， 可 以 看 到 男 一 些 隧 
道 ， 皇 树枝 状 分 岔 出 去 ， 显 得 幽深 神秘 ， 望 不 到 尽头 。 不 过 大 厅 里 也 
有 许多 门 一 一 厚重 的 橡木 []， 看 起 来 很 安 逻 。 儿 推 开 了 其 中 的 一 局 
| ]， 妻 时 间 ， 他 们 发 现 目 己 来 到 了 一 间 炉 火 通红 、 上 暖 意 融融 的 大 厨 
RB. 


地 板 是 红 砖 铺 的 ， 已 经 踩 得 很 旧 ， 宽 大 的 壁炉 里 ， 燃 着 木柴 ， 两 
副 很 可 受 的 炉 角 ， 深 深 固 定 在 墙 里 ， 冷 风 绝 不 会 倒 刊 进来 。 壁 炉 两 
边 ， 面 对 面 摊 着 一 对 高 背 长 党， 十 专 为 言 好 围 炉 长 谈 的 客人 准备 的 。 
厨房 正中 ， 立 着 一 张 染 在 文 架 上 不 曾 上 漆 的 木板 长 介 ， 两 边 授 着 长 
觉 。 氧 昌 的 一 端 ， 一 张 扶 手 椅 已 推 回 原 位 ， 昌 上 还 摊 痢 儿 先 生 吃 剩 的 
晚餐 ， 饭 沫 平 彰 ， 但 很 丰盛 。 厨 房 的 一 端 ， 柜 橱 上 摆 着 一 探 探 一 侍 不 
染 的 强 碟 ， 冲 人 有 也 着 眼 ， 头 上 的 橡 子 上 面 ， 吊 挂 着 一 只 只 火腿 ， 一 捆 
捆 干 菜 ， 一 兜兜 得 头 ， 一 公公 鸡蛋 。 这 地 方 ， 很 适合 凯旋 的 英雄 们 欢 
PRINS, 疲 荔 的 庄 称 汉 好 几 十 人 围 坐 果 稼 ， 开 怀 畅饮 ， 放 声 高 歌 ， 欢 
庆 丰 收 ， 而 富有 雅 兴 的 二 三 好 友 也 可 以 随便 坐 坐 ， 舒 心 尾 意 地 吃喝 、 
fH > WI ° HRZLAI, AWS RARE, 使 用 日 久 磨 
得 锂 腕 的 橡木 长 党， 恰 快 地 互相 对 视 ， 食 杜 上 的 盘 碟 ， 冲 着 碗 架 上 的 
Fae GEA; MARINA, ARK, AB CORSE — ALIA 
地 照 亮 了 屋 里 所 有 的 东西 。 


和 善 的 获 把 他 俩 推 到 一 张 高 背 长 浣 上 坐 下 ， 让 他 们 对 着 火 ， 又 叫 
他 们 脱 下 湿 衣 湿 靳 。 他 给 他 们 拿 来 晨 衣 和 拖鞋 ， 并 且 亲 上 自用 温水 给 肯 
明 洗 小 腿 ， 用 胶布 贴 住 伤 口 ， 直 到 小 腿 变 得 完好 如 初 。 在 光 和 热 的 怀 


tO HART REIT RRA To HAF SAB res vs HE ET, YT 
AR SNRREMDRBAN SR, MARRS RGD, 
现在 稳 坐 在 安全 的 避风 港 。 他 们 刚刚 摆脱 的 又 冷 又 没 出 路 的 野 林 ， 念 
佛 已 经 离 他 们 老 远 老 远 ,他们 遭受 的 种 种 磨难 ， 似 乎 部 成 了 一 个 几乎 
PRAY © 


SNE), Festa hina eA, te ee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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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知 从 哪儿 下 手 ， 因 为 样 样 食物 都 叫 人 禾 诞 欲 滴 ， 吃 了 这 样 ， 不 知 别 
样 会 不 会 弄 乖 地 等 痢 他 们 去 光顾 。 好 半 遇 ， 谈 话 是 根本 顾 不 上 了 “。 等 
到 谈话 慢 慢 开始 时 ， 又 因为 嘴 里 塞 满 了 食物 ， 说 起 话 来 也 怪 为 难 的 。 
CEH SRS SANT, HE ee EERE, By 
者 是 不 是 几 张 嘴 同 时 说 话 。 他 目 己 既然 不 参与 社交 生活 ， 束 形成 了 一 
个 观念 ， 认 为 这 类 事 无 足 轻重 。 (当然 ， 我 们 知道 他 的 看 法 不 对 ， 太 
狭隘 了 ; 因为 这 类 事 还 是 重要 的 ， 不 过 要 解释 清 翁 为 什么 重要 ， 太 寓 
时 间 了 。) 他 上 坐 在 桌 首 一 张 扶 手 椅 上 ， 听 两 只 动物 谈 他 们 的 遭遇 ， 不 
时 严肃 地 点 态 涉 。 不 管 他 们 讲 什 么 ， 他 都 不 露出 诡异 或 瑚 慰 的 神色 ， 
也 从 不 说 “我 关照 过 你 们 ”， 或 者 “我 一 直 都 这 么 说 的 ”， 或 者 指出 他 们 
本 该 干什么 ， 不 该 干什么 。 泡 忌 对 他 很 有 好 感 。 


EE 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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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饭 终于 上 吃 完 了 ， 每 只 动物 现在 都 感到 肚子 饱 饮 的， 叉 十 分 安 
全 ， 不 必 惯 人 任何 人 或 任何 事 ， 于 是 他 们 围 坐 在 红 区 烧烤 的 一 大 炉 荣 


火 余 灼 工 ， 心 想 ， 这 么 晚 的 时 光 ， 吃 得 这 么 饱 ， 这 么 无 拘 无 束 地 坐 
着 ， 多 么 开心 啊 。 他 们 泛泛 地 闲聊 了 一 阵 以 后 ， 儿 便 亲切 地 说 : “好 
吧 ， 给 我 说 说 你 们 那 边 的 新 闻 吧 。 老 蟾 怎样 啦 ? ” 


“ 唤 ， 越 来 越 糟 啦 。” 河 册 心 情 沉 重地 说 。 髓 鼠 这 时 虹 缩 在 高 背 常 
上 ， 烤 着火 ， 脚 后 跟 跷 得 比 涉 还 高 ， 也 竭力 做 出 悲伤 的 样子 。“ 束 在 上 
星期 又 出 了 一 次 车 祸 ， 而 且 撞 得 很 重 。 你 上 爱 ， 他 硬 要 节目 开车 ， 可 
他 叉 特 无 能 。 要 是 习 一 个 正经 、 稳重 、 训 练 有 素 的 动物 为 他 开车 ， 付 
给 高 薪 ， 把 一 切 交 给 司机 ， 那 惑 什么 问题 也 没有 了 “。 可 他 侦 不 ， 他 目 
以 为 是 个 天 生 的 、 无 师 目 通 的 好 驾驶 员 ， 这 么 一 来 ， 车 祸 束 接连 不 断 
Le 


“有 多 少 回 ? -RERAABHLIAL 


“你 是 说 一 一 出 的 车 祸 ， 还 是 严 的 车 ? PYAT BIA], “MR, YER OR 
说 ， 反 正 都 是 一 回 事 。 这 已 是 第 七 句 了 。 至 于 另外 的 一 一 你 见 过 他 那 
间 车 库 吧 ? 晖 ， 全 扒 满 了 一 一 半点 儿 也 不 礁 张 ， 一 直 扒 到 天 伦 板 一 一 
全 是 汽车 碎片 ， 没 有 一 块 有 你 的 帽子 大 ! 这 束 是 男 外 那 六 次 的 归宿 
一 一 如 采 算 得 上 十 归宿。” 


“他 住 医院 就 住 过 三 次 ，" 庆 鼠 插嘴 说 ,“ 至 于 他 不 得 不 付 的 罚款 
嘛 ， 想 起 来 都 叫 人 害怕 。” 


“是 啊 ， 这 有 征 麻烦 的 一 个 方面 ，” 河 鼠 接 着 说 , “We Ee, EC] 
都 知道 ， 可 他 并 不 是 百 万 富 俩 呀 。 说 到 芍 驶 汽车 的 技术 ， 他 简直 鉴 脚 
透 了 ， 开 起 车 来 根本 不 顾 法 律 和 规则 。 他 早晚 不 是 送 命 束 是 破产 一 一 
AER — ° Fer! 虽 们 十 他 的 朋友 ， 该 不 该 拉 他 一 把 ? ” 


jee RA TM, BaP Nh: “是 这 样 ， 你 们 当然 知道 ， 
目前 ， 我 是 爱 葛 能 助 呀 ! ” 


两 位 朋友 都 同意 他 的 话 ， 因 为 他 们 理解 他 的 百 袁 。 按 照 动物 界 的 
规矩 ， 在 冬闲 季 闻 ， 不 能 指望 任何 动物 去 做 任何 费劲 的 或 者 英勇 的 举 
动 ， 哪 人 只 十 比较 活跃 的 举动 。 所 有 的 动物 都 骨 异 欲 睡 ， 有 的 真 的 在 
睡 。 所 有 的 动物 ， 多 多 少 少 都 由 于 气候 的 关系 待 在 家 里 ， 闭 门 不 出 。 
在 前 一 段 时 间 ， 所 有 的 动物 全 喘 的 肌肉 都 绷 得 紧 紧 的 ， 体 力 部 耗费 到 
极点 。 所 以 ， 经 过 前 一 段 日 日 夜 夜 的 对 勤劳 动 后 ， 所 有 的 动物 部 和 葡 了 
Fs 


“LIRR! Heth, “不 过 ， 等 到 新 的 一 年 开始 ， 黑 夜 变 短 的 时 
候 ， 人 到 半夜 殉 山 不 住 了 ， 了 盼望 天 一 亮 驶 起 来 活动 ， 到 那 时 天 可 以 
你 们 明日 的 ! ”两 只 动物 严肃 地 点 点 头 。 他 们 明日 ! 


“好 ， 到 那 时 候 ，” 猿 接着 说 , “ 明 们 一 一 就 是 说， 你 和 我 ， 还 有 我 
们 的 朋友 幅员 一 一 咱们 要 对 则 肾 产 加 管束 。 不 许 他 胡 亲 。 要 让 他 恢复 
理性 ， 必 要 的 话 ， 要 对 他 采取 强制 措施 。 虽 们 要 使 他 变 成 一 只 明智 的 
Wale o HE), 7b, (RS ST!” 


“没有 的 事 ! “ARURMAT T MEIR, BERT ° 


“FATT OZER, (aD UML o PRE UL ° fh A AE 
桓 ， 甚 至 挺 精 神 ， 虽 然 他 也 不 明日 为 什么 会 这 样 。 当 然 ， 这 是 因 
， 他 原本 吏 是 一 只 地 下 生地 下 长 的 动物 ， 儿 的 住宅 的 位 置 正 合 他 心 
， 所 以 他 感到 舒适 目 在 。 而 河 鼠 呢 ， 他 夜 夜 都 睡 在 敞开 窗户 的 卧室 
里 ， 窗 外 束 古 一 条 微风 习习 的 河 ， 目 然 会 觉得 这 里 的 空气 静止 而 慈 亲 
PE ° 


“HIE, eK EPR ORAYEY RR T° FEU, HS SECIS, “你 
们 二 位 跟 我 来 ， 我 领 你 们 去 你 们 的 房间 。 明 天 早上 不 必 急 着 起 床 一 一 


到 此 


alk oF 


早餐 时 间 任 插 目 便 。” 


他 领 大 两 只 动物 来 到 一 间 长 长 的 房间 ， 一 半 像 卧室 ， 一 半 像 贮藏 
室 。 儿 的 过 冬 迪 备 ， 确 实 随处 可 见 ， 占 据 了 半 间 屋 一 一 一 堆 堆 的 苹 
ROSNER, HEE TR, HRA, Fe AF A 
上 ， 摆 着 两 张 洁 日 的 小 床 ， 看 上 去 很 柔软 很 招 人 喜欢 。 床 上 铺 肴 的 被 
钴 虽然 粗糙 ， 却 很 干净 ， 闻 着 有 股 可 爱 的 燕 衣 章 香 味 。 只 用 半分 钟 ， 
baa DUAL YAY pal eS EAA, ARR PAE, BUC ORR A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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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 KS SAREE, AAAS oI KARAT REG 
号 早 饭 。 他 们 看 到 ， 炉 里 已 经 生起 明 灿 类 的 火 ， 有 两 只 小 刺 狂 正 坐 在 
餐 揭 劳 的 板 和 党 上 ， 束 着 木 碗 吃 麦 片 希 。 一 见 他 们 进来 ， 刺 狂 立 刻 放 下 
琵 子 ， 站 起 来 ， 茶 茶 敬 敬 朵 他 们 深 鞠 一 躬 。 


“ 行 啦 ， 坐 下 ， 坐 下 ，* 河 鼠 高 兴 地 说 ,“ 接 着 吃 你 们 的 粥 吧 。 你 们 
两 个 小 家 伙 是 打 哪 儿 来 的 ? 雪 地 里 迷 了 路 ， 是 不 是 ? ” 


“el, IC, "FARES ARR a, “HEAR Ph) Ee 
利 ， 正 寻 路 去 上 学 一 一 妈 非 要 我 们 去 上 学 ， 说 天 气 回来 是 这 样 一 一 目 
然 ， 我们 迷 了 路 ， 先 生 。 比 利他 年 纪 小 ， 胆 儿 小 ， 他 害怕 ， 器 了 。 末 
了 ， 我 们 碰巧 来 到 儿 先 生 家 的 后 |[]， 束 壮 痢 胆子 殴 门 ， 先 生 ， 因 为 谁 
都 知道 ， 获 先生 他 是 一 位 好 心肠 的 先生 一 一 ” 


“这 我 明白 。” 河 鼠 边 说 边 给 自己 切 下 几 片 咸 肉 ， 同 时 ， 鼎 鼠 往 平 
底 钢 里 打下 几 只 鸡蛋 。"“ 外 面 天 气 怎么 样 了 ? 你 不 用 老 管 我 叫 ' 先 生 " 先 
生 ' 的 。* 河 鼠 又 说 。 


“WR, MET, 7, Beka, RL, “ 像 你 们 这 样 的 大 人 
Foe Se al 


“ 夕 先生 上 哪儿 去 了 ? " 契 鼠 问 ， 他 正在 炉 火 上 温 咖 啡 。“ 老 他 他 上 
BRAT, tHe "RIZE it, “他 说 他 今 儿 上 午 特 忙 ， 不 要 人 打搅 
他 。” 


这 个 解释 ， 在 场 的 每 一 位 目 然 都 心领神会 。 事 实 上 ， 束 像 我 们 前 
面 提 到 过 的 ， 一 年 当中 你 有 半年 过 着 极度 紧张 活跃 的 生活 ， 而 男 外 半 
年 处 在 半 睡 或 全 睡 的 状态 ， 在 后 一 段 时 间 里 ， 如 采 家 里 来 了 客人 ， 或 
者 有 事 需 要 办 理 ， 你 总 不 好 老 是 推 说 目 己 犯困 吧 。 这 样 的 解释 说 多 
了 ， 会 叫 人 厌烦 。 几 只 动物 部 明日 ， 获 饱 饱 地 吃 过 一 顿 早饭 以 后 ， 回 
到 书房 ， 就 会 倒 在 一 张 扶 手 椅 上 ， 双 腿 架 在 男 一 张 兵 手 森 上 ， 脸 上 盖 
着 条 红 手 帕 ， 忙 他 在 这 个 季节 照例 要 “ 忙 ”的 事 去 了 。 


BUT TANT TES AM, FALSE DR STAAL LA, TTT 
吕 派 那个 小 一 点 儿 的 刺 狂 比 利 去 看 是 谁 来 了 。 厅 里 一 阵 跌 脚 声 ， 比 利 
回来 了 ， 后 面 跟 痢 水 猎 。 水 猫扑 到 河 鼠 身上 ， 搂 住 他 ， 大 声 回 他 问 
网 


“ 走 开 ! " 河 鼠 嘴 里 塞 得 满 满 的 ， 忙 不 友 地 乱 喊 。 


“我 吏 知 道 ， 准 能 在 这 儿 找 到 你 们 的 ，? 水 猎 兴 高 采 烈 地 说 , “今天 
RFA, ABCA ACEC TAME © ATi, AY BBE TER, 
Bae DSU TH eT ACE SIP ART TAR So BR, ASEAN 
mE o Fae, ADEE, +A LEESRERSE, BK, TE 
Hike TEL, Aro wise, Seti, BALK T » 
哎呀 呀 ， 天 气 可 好 啦 ! HOI, ZC ARBAB, FRE BB et 
干 上 。 我 在 静 悄 悄 的 林子 里 走 着 ， 时 不 时 ， 一 大 团 雪 从 树枝 上 滑落 下 
来 ， 显 的 一 声 ， 吓 我 一 跳 ， 赶 忙 跳 开 ， 找 个 地 方 欢 起 来 。 一 夜 之 间 ， 
忽然 冒 出 那么 多 的 雪 城 、 雪 洞 ， 还 有 雪 桥 、 雪 人 台 和 和 雪 墙 一 一 要 依 我 ， 
真 想 跟 它们 一 连 玩 上 几 个 钟头 。 许 多 地 方 ， 粗 大 的 树 术 被 积 雪 压 断 
了 ， 知 更 乌 在 上 面 蹦 蹦跳 跳 ， 神 气 活 现 ， 好 像 那 十 他 们 干 的 。 一 行 大 
雁 ， 串 成 一 条 零乱 的 线 ， 在 高 高 的 灰色 天 空 里 撤 过 头顶 。 几 只 乌鸦 在 


树 梢 上 盘旋 ， 巡 视 了 一 遭 ， 又 市 着 不 层 一 顾 的 神情 ， 担 着 翅膀 飞 回 家 
去 了 。 可 我 束 是 没 遇 上 一 只 头脑 清醒 的 动物 ， 好 回 他 打听 消息 。 大 约 
走 过 林 子 的 一 半 时 ， 我 遇 上 一 只 兔子 ， 坐 在 树桩 上 ， 正 用 爪子 洗 他 那 
张 傻 里 傻 气 的 脸 。 我 悄悄 溜 到 他 背后 ， 把 一 只 前 爪 重 重地 搭 在 他 肩 
上 ， 这 下 可 把 他 吓 反 了 魂 。 我 只 好 在 他 脑 瓜 上 拍打 两 下 ， 才 使 他 稍稍 
清醒 过 来 。 我 终于 从 他 嘴 里 掏 出 话 来 ， 他 说 ， 他 们 有 人 昨夜 在 野 林 里 
本 见 跨 电 来 看 。 他 说 ， 免 子 洞 里 ， 大 伙 儿 都 七 嘴 八 天 议论 ， 说 河 鼠 的 
好 朋友 跟 鼠 遇 上 麻烦 啦 。 说 他 迷 了 路 ， 他 们 全 都 出 来 追逐 他 ， 返 得 他 
团团 转 。: 那 他 们 干吗 不 帮 他 一 手 ? ' 我 问 ，: 老 天 他 也 许 没 曲 你 们 一 副 
好 脑子 ， 可 你 们 有 成 百 成 千 ， 个 个 长 得 采 肥 体 壮 ， 肥 得 像 奶油 ， 你 们 
的 洞 从 四 通 八 达 ， 满 可 以 领 他 进 润 ， 让 他 安全 舒适 地 住 下 ， 至 少 可 以 
A ii CATA, 我们? ;他 只 是 说 ，' 帮 助 他 ? 我 们 这 群 免 子 ? ' 我 
只 好 义 给 了 他 一 记 耳 光 ， 扔 下 他 走 了 。 没 有 别 的 办 法 。 不 过 我 好 锈 还 
征 从 他 那儿 得 到 了 一 点 儿 消 轧 。 要 是 我 当时 再 过 上 一 只 兔子 ， 说 不 定 
还 能 多 打听 到 什么 一 一 起 码 还 能 多 给 他 们 一 点 儿 教 训 。” 


< 那 你 一 丁点 儿 也 不 呢 _ 不 紧张 吗 ? "外 自问。 提起 野 林 ， 
HEAR LID « 


“紧张 ? "水 猎 大 笑 ， 露 出 一 口内 亮 坚 实 的 日 于, “他 们 哪个 敢 碰 我 
Ah, BOM AN TT SEE! Meo, PIMA, 2a RU LAK, 
我 可 饿 坏 了 。 我 还 有 许多 话 要 跟 河 鼠 讲 。 好 久 好 久 没 见 到 他 了 。” 


ATA ie BBE) LAK BB, RU SR, BO BD R CIE AY 
FLL ° TRG ATTA BPA PDS TEBE, LILA, RE SR a AT AB 
Ai EAE G, BREET A ATE ABA K, ATR ° 


— HER RB MF — 28, TEP SUSI BAAS ° SMIYFEEOR TFT 
着 哈 双 ， 揉 着眼 睛 ， 人 简单 地 同 每 个 人 问好 。*“ 到 吃 午 饭 的 时 候 了 ， 留 下 
和 我 们 一 道 吃 吧 ， 早 晨 这 么 冷 ， 你 准 是 狐 了 吧 。” 


“可 不 ! "水 猎 回 答 ， 神 忠 鼠 挤 了 挤 眼 ,“ 看 到 两 只 侨 嘴 的 小 刺 狂 一 
个 劲 儿 往 肚 里 填 束 火腿， 真 叫 我 包 得 慨 。” 


两 只 刺 狂 ， 早 上 吃 过 麦片 希 ， 束 忙 着 郑 炸 ， 现 在 又 觉得 饿 了 。 他 
们 层 生 生地 抬头 户 着 获 先生 ， 不 好 意思 开口 。 


“得 啦 ， 你 们 两 个 小 家 伙 回 去 找 妈妈 吧 ，” 效 慈 伞 地 说 , “我 派 人 送 
送 你 们 ， 给 你 们 市 路 。 我 赦 说 ， 你 们 今天 用 不 着 吃 午饭 了 。” 


他 给 了 他 们 每 人 一 枚 六 便士 铜钱 ， 担 了 担 他 们 的 脑袋 。 他 们 毕 茶 
毕 和 敬 挥 着 帽 和子 ， 行 着 军礼 ， 走 了 。 


ER, TTAB AR BORIC FR ° RED ACBL, CHET BS Hot HE 
AA, TU ABRAM E— PE ATT TAD aa, Pe OL TE Fer 
他 在 这 儿 感 到 多 人 么 和 舒适， 多么 目 在 。“ 一 旦 回 到 地 下 ，? 他 说 , “你 心里 
吕 踏 实 了 ， 什 么 事 也 不 会 落 在 你 头 上 ， 什 么 东西 也 不 会 扑 到 你 身上 。 
你 完 完 全 全 成 了 目 己 的 主人 ， 不 必 跟 什么 人 商量 合计 ， 也 不 必 管 他 们 
说 些 什 么 。 地面 上 一 切 照 单 ， 只 管 由 他 去 ， 不 必 替 他 们 操心 。 要 是 你 
乐意 ， 你 萄 上 去 ， 他 们 都 在 那儿 等 着 你 哪 。” 


ye i a Rt SK oo SIRE REA, HEE, “BRT TE 
地 下 ， 哪 儿 也 不 会 有 安全 ， 不 会 有 太平 和 清净 。 再 说 ， 要 是 你 的 想法 
变 了 ， 需 要 扩充 一 下 地 组， 那么 ， 只 消 挫 一 控 ， 掘 一 握 ， 吏 全 齐 啦 ! 
要 十 你 嫌 房 子 太 大 ， 驶 墙 上 一 两 眼 洞 ， 又 都 齐 啦 ! 没有 建筑 工人 ， 没 
有 小 贩 的 吵 册 ,没有 人 疏 在 墙头 完 探 你 的 动静 ， 指 指点 点 ， 说 三 道 
由， 尤其 是 ， 不 会 受 天 气 的 干扰 。 瞧 瞧 河 鼠 吧 ， 河 水 上 涨 一 两 尺 ， 他 
吕 得 搬家 ， 另 租房 子 住 ， 既 不 舒服 ， 又 不 方便 ， 租 金 还 贯 得 吓人 。 再 
说 蟾 内 吧 ， 蝎 豆 距 ， 那 倒 没 什么 说 的 ， 束 房子 来 说 ， 它 在 这 一 带 是 数 
一 数 二 的 ， 可 万 一 着 了 火 一 一 蝎 内 上 哪儿 去 ?万 一 屋 瓦 给 大 风 刮 掉 
J, eB, RTE, Be BRT MT here LB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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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面 ， 到 外 面 去 游 游 竹 选 ， 卉 回 些 过 日 子 的 东西 ， 固 然 不 错 ， 可 最 终 
还 得 回 到 地 下 来 ”这 就 是 我 对 家 的 观念 1 ” 


甬 鼠 打 心眼 儿 里 赞同 获 的 看 法 ， 因 此 获 对 他 很 有 好 感 。“ 吃 过 午 
饭 ，* 获 说 ，“ 我 领 你 各 处 转 转 ， 参 观 参观 寒 舍 。 你 一 定 会 喜欢 这 地 方 
的 。 你 懂得 住宅 建筑 应 该 是 个 喻 样子 ， 你 懂 。” 


午饭 过 后 ， 当 那 两 位 坐 到 炉 前 ， 整 鳝 鱼 这 个 话题 激烈 地 争论 起 来 
时 ， 儿 便 点 起 一 蔓 灯 党 ， 叫 髓 鼠 跟 随 他 走 。 穿 过 大 厅 ， 他 们 来 到 一 条 
主 隧道 。 灯 党 播 熏 的 光 ， 隐 隐 照 出 两 边 大 大 小 小 的 房间 ， 有 的 只 是 些 
小 储藏 间 ， 有 的 则 宽大 气派 ， 有 如 网 宫 的 宴会 厅 。 一 条 垂直 交叉 的 狭 
窦 通 道 ， 把 他 们 引 回 另 一 条 长 廊 ， 这 里 ， 同 样 的 情况 再 次 出 现 。 整 个 
建筑 规模 庞大 ， 枝 权 纷 或 ， 遇 上 暗 的 通路 很 长 很 上 长， 储藏 室 的 写 顶 很 坚 
实 ， 存 满 了 各 种 东西 。 处 处 是 泥水 结构 ， 廊 柱 、 拱 门 、 路 面 一 一 一 切 
—Y), Ate ER EAREL ° “RNA! ”最 后 他 说 ,“ 你 怎么 有 时 间 、 精 
力 干 这 许多 事 ? 实在 令 人 惊讶 ! ” 


“如 果 这 都 是 我 干 的 ，” 猿 淡淡 地 说 ,“ 那 倒 真 是 令 人 惊讶 。 可 事实 
上 ， 我 什么 也 没 干 一 一 我 只 不 过 依 我 的 需要 ， 清 扫 了 通道 和 居室 要 
了 。 这 类 洞 人 六， 周围 一 带 还 有 多 处 。 我 知道 ， 你 听 不 明白 ， 让 我 给 你 
解释 。 事 情 钙 这 样 的 :很久 以 前 ， 就 在 这 片 野 林 覆 六 的 地 面 上 ， 有 过 
一 座 城池 一 一 人 类 的 城池 。 他 们 束 在 我 们 站 着 的 这 地 方 大 住 ， 走 路 ， 
睡觉 ， 办 事 。 他 们 在 这 里 设 马 腻 ， 摆 宴席 ， 从 这 里 骑马 出 发 去 打 仪 ， 
或 者 赶 车 去 做 生意 。 他 们 征 个 强大 的 民族 ， 很 语 有 ， 很 擅长 建筑 。 他 
们 兰 的 房屋 经 久 耐 用 ， 因 为 他 们 以 为 ， 他 们 的 城市 是 永存 不 灭 的 。” 


“ 那 后 来 ， 他 们 全 都 怎么 桩 了 ? "” 髓 时 问 。 
“ 谁 知 道 呢 ? Heth, “MMDR IT, ARSE T BEF, AOS EK 


一 一 过 后 又 离开 了 “。 他 们 照例 总 是 这 样 来 来 去 去 。 可 我 们 始终 留 下 不 
走 。 听 说 ， 在 那 座 城 池 出 现 很 久 很 久 以 前 ， 这 儿 束 有 猿 。 如 今 呢 ， 这 


儿 还 是 有 糙 。 我 们 是 一 批 常住 的 动物 。 我 们 也 许 会 迁 出 一 段 时 间 ， 可 
我 们 总 是 耐心 等 待 ， 过 后 又 迁 回来 了 。 永 远 是 这 样 。， 


“ 虽 ， 那 些 人 终于 离开 以 后 又 怎样 呢 ? "RRR BBUIFT © 


“MNES Da, FERC, “一 年 又 一 年 ， 狂 风 骏 十 不 停 地 侵蚀 
这 地 方 ， 我 们 获 说 不 定 也 推波助澜 ， 谁 知道 呢 ? 于 是 这 城池 束 往 下 
Ba, BA, BA, — JL AJL, RET. WRT ° Ra, X— 
点 儿 一 点 儿 往 上 长 ， 长 ， 长 ， 种 子 长 成 树 酝 ， 树 盏 长 成 大 树 ， 剂 赫 和 
FATE RRA I ° 腐植 土 积 厚 了 又 流失 了 ; 冬天 涨潮 时 溪流 于 市 
着 泥 沙 深 积 起 来 ， 履 盖 了 地 面 。 久 而 久之 ， 我 们 的 家 园 又 一 次 准备 好 
了 ， 于 是 我 们 搬 了 进来 。 在 我 们 头 上 的 地 面 上 ， 同 样 的 情况 也 在 发 
Lo SMR, BETA, BER PR, RAE OD 
们 从 不 为 过 去 的 事 哥 心 ， 他 们 太 忙 了 。 这 地 方 丘 陵 起 伏 ， 布 满 了 洞 
TX; 这 倒 也 有 好 处 。 将 来 ， 说 不 定 人 类 又 会 搬 进来 ， 住 一 段 时 间 ， 这 
征 很 可 能 的 事 ， 不 过 动物 们 也 不 为 将 来 的 事 哥 心 。 野 林 现 在 已 经 住 满 
了 动物 ， 他 们 照例 总 是 有 好 有 坏 ， 也 有 不 好 不 坏 的 一 一 我 不 提 他 们 的 
名。 世界 原 是 由 各 色 各 样 的 生灵 构成 的 嘛 。 我 想 ， 你 现在 对 他 们 多 少 
也 有 些 了 解 吧 。” 


“下 是 。” 乃 鼠 说 ， 微 微 打 了 个 寒战 。 


“得 啦 ， 得 啦 ，” 外 拍 拍 他 的 肩头 说 ,“ 你 这 是 头 回 接触 他 们 。 其 
实 ， 他 们 也 并 不 真 那么 坏 ; 咱们 活 ， 也 让 别人 活 嘛 。 不 过 ， 我 明天 要 
跟 他 们 打 个 招呼 ， 那 样 ， 你 以 后 吏 不 会 再 遇 到 麻烦 了 “。 在 这 个 地 区 ， 
但 凡是 我 的 朋友 ， 都 可 以 畅行 元 了 月， 要 不 然 ， 我 号 要 查 明 原因 何在 ! ” 


他 们 又 回 到 厨房 时 ， 只 见 河 鼠 正 焦躁 不 安 地 来 回 忠 步 。 地 下 的 至 
气压 迫 他 ， 使 他 神经 紧张 ， 他 像 是 真 的 担心 ， 要 是 再 不 回去 照看 那 条 
HY, URS HTSUS © HSE EOE, FEAR TERR Eo ORME, 


“这 不 成 问题 ， 亲 爱 的 朋友 ，” 水 儿 说 ,“ 我 陪 你 们 一 道 走 。 我 就 是 
荣 上 眼睛 ， 也 认得 出 每 一 条 路 。 要 是 有 哪个 家 伙 欠 楼， 看 我 不 好 好 捷 
他 一 顿 。” 


“ 河 鼠 ， 你 不 必 烦恼 。” 狼 平静 地 说 ，“ 我 的 通道 比 你 想象 的 要 长 得 
多 。 我 还 有 许多 避难 孔 ， 从 几 个 方向 通 往 树 林 的 边缘 ， 只 是 我 不 愿 让 
外 人 知道 就 是 了 。 你 真 要 走 的 话 ， 你 们 可 以 抄 一 条 近 道 。 眼 下 ， 尽 管 
安 下 心 来 ， 再 坐 一 会 儿 。” 


然而 ， 河 册 还 古 急 着 要 回去 照看 他 的 河 ， 于 古 获 义 打 起 灯笼 ， 在 
前 面 领 路 ， 军 过 一 条 曲 曲 弯 弯 的 隧道 ， 洞 里 潮 混 、 北 向 ， 滴 着 水 ， 一 
部 分 有 容 顶 ， 一 部 分 是 从 坚硬 的 岩石 里 阔 开 的 。 走 了 很 素 人 的 一 段 长 
路 ， 似 乎 有 好 儿 里 长 ， 来 了 ， 透 过 和 巧 在 隧道 出 口 处 杂乱 的 草木 ， 终 于 
看 到 了 和 零碎 的 天 光 。 儿 回 他 们 纪 勿 道 了 别 ， 快 快 地 把 他 们 推出 洞口 ， 
PR Je Ae > TA + METRO BS, RT REA EER, Re S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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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们 发 现 自己 已 站 在 野 林 的 边 上 。 后 面 宕 石 、 荆 来 、 树 根 ， 杂 乱 
无 草地 互相 堆砌 缠绕 ， 前 面 古 一 望 无 际 的 宁静 的 田野 ， 被 雪 地 讨 得 黑 
勋 勋 的 一 行 行 树 山 ， 镶 着 田野 的 边 。 再 往 前 ， 台 见 那 条 老 河 在 内 内 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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泪 鼠 匆匆 赶路 ， 急 切 巴 望 着 到 家 ， 回 到 他 熟悉 和 喜爱 的 事物 中 
去 。 这 时 ， 他 才 清 楚 地 看 到 ， 他 原 是 一 只 属于 耕地 和 树 党 的 动物 ， 与 
(HMR EBA, eT OR EA BOD, ce PTE 
PY SRE, ae ETE PP oo ZB PPAR AEA, TRAY SZ, 
或 者 同 狂 其 的 大 目 然 进行 货真价实 的 冲突 较量 ， 让 别 的 动物 去 承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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羊 群 紧 紧 地 挤 在 一 起 ， 薄 薄 的 鼻孔 喷 着 气 ， 纤 细 的 前 蹄 不 停 地 踪 
着 地 面 ， 仰 着 脑袋 萌 羊 栏 奔 去 。 羊 群 里 腾 起 一 股 蒸汽 ， 冉 冉 上 升 到 寒 
冷 的 空气 里 。 河 鼠 和 嵌 鼠 边 说 边 笑 ， 兴 冲冲 地 匆匆 走 过 羊 群 。 一 整 
天 ， 他 们 和 水 猎 一 道 在 广阔 的 高 地 上 打猎 探 奇 ， 那 儿 是 注入 他 们 那 条 
大 河 的 几 条 山 润 的 源头 。 现 在 他 们 正 穿 越 田 野 往 家 走 。 冬 天 短 短 的 白 
愤 将 尽 ， 幕 色 辐 他们 逼 来 ， 可 他 们 离 家 还 有 相当 长 的 路 程 。 他 们 正 跟 
跟 踊 踊 在 耕地 里 乱 走时 ， 听 到 绢 羊 的 哗 只 声 ， 就 循 声 走 来 。 现 在 ， 他 
们 看 到 从 羊 栏 那 边 伸 过 来 一 条 踩 平 的 小 道 ， 路 好 走 多 了 了。 而且， 他 们 
赁 着 所 有 的 动物 天 生 具 有 的 那 种 嗅觉 ， 准 确 地 知道 ,“ 没 销 ， 这 条 路 是 
通 问 家 的 ! ” 


“看 来 ， 前 面 像 是 一 个 村 庄 。” 钥 鼠 放 慢 了 脚步 ， 疑 疑惑 惑 地 说 。 
因为 ， 那 条 被 脚 踩 出 来 的 小 道 ， 先 是 变 成 了 一 条 小 径 ， 然 后 又 扩大 成 
一 条 树 夹道 ， 最 后 引 他 们 走 上 了 一 条 碎 石 子路 。 村 庄 不 大 合 两 只 动物 
的 口味 ， 他 们 平时 常常 过 往 的 公路 ， 是 另 一 条 道 ， 避 开 了 教堂 、 邮 局 
或 酒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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呀 ， 小 孩儿 呀 ， 狗 呀 ， 猫 呀 ， 全 都 安安 静 静 待 在 家 里 烧火 。 虽 们 可 以 
人 不 知 轩 不 沉 地 溜 过 去 ， 不 会 车 古 生 非 的 。 如 果 你 愿意 ， 咀 们 还 可 以 
从 窗外 偷 瞧 几 有 眼 ， 看 看 他 们 都 在 干什么 。” 


当 他 们 和 迈 着 轻柔 的 脚步 ， 踏 着 沙 薄 一 层 粉 状 的 雪 走 进 村 庄 时 ， 十 
二 月 中 旬 迅 速 降临 的 黑夜 已 经 党 和 章 了 小 小 的 村 庄 。 除 了 街道 两 边 卉 暗 


的 桶 红色 方块 ， 几 乎 什么 也 看 不 见 。 透 过 那些 窗 于 ， 每 间 农 售 里 的 炉 
火光 和 灯光 ， 涌 流 到 外 面 黑 洞 洞 的 世界 。 这 些 低 矮 的 格子 窗 ， 多 半 痢 
不 挂 窗帘 ， 屋 里 的 人 也 不 避讳 窗外 的 看 客 。 THAT SIAR FEAR SS, OD 
一 意 在 干 手工 活 儿 ， 或 者 挥动 手臂 大 声 说 笑 ， 人 人 都 显得 优雅 目 如 ， 
那 正 是 技 忆 高 超 的 演员 所 调 求 达到 的 境界 一 丝 曼 没有 意识 到 面 对 观 
众 的 一 种 目 然 境界 。 这 两 位 远离 目 己 家 园 的 观众 ， 随 意 从 一 家 剧院 看 
到 男 一 家 剧院 。 当 他 们 看 到 一 只 猫 补 人 人 抚摩， 一 个 瞳 睡 的 小 孩儿 被 抱 
到 床上 ， 或 者 一 个 倦 乏 的 男人 伸 懒 腰 ， 并 在 一 段 填 烟 的 木 荣 尾 端 态 打 
烟斗 时 ， 他 们 的 眼睛 里 不 由 得 露出 某 种 询 望 的 神情 。 


然而 ， 有 一 司 拉 上 窗帘 的 小 窗 ， 在 黑暗 里 ， 只 显 出 半 透 明 的 一 方 
空 日 只 有 在 这 里 ， 家 的 感觉 ， 斗 室内 帷 帘 低 垂 的 小 天 地 的 感觉 ， 把 
外 面 的 目 然 界 一 一 那个 紧张 的 大 世界 天 在 门 外 并 且 遗 坪 掉 的 感觉， 才 
最 为 强烈 。 紧 靠 日 色 的 寄宿 ， 挂 着 一 只 乌 党 ， 映 出 一 个 清晰 的 盘 影 。 
每 根 铁丝 ， 每 副 栖 染 ， 每 件 附属 物 ， 甚 至 昨天 的 一 块 醋 贺 了 和 角 的 方 
糖 ， 都 清晰 可 辨 。 栖 在 笼子 中 央 一 根 栖 染 上 的 那 只 毛 茸 芝 的 乌 儿 ， 把 
头 深 深 地 埋 在 羽 中 里 ， 显 得 离 他 们 很 近 ， 仿 佛 伸手 束 能 找到 似 的 。 他 
那 圆 滚滚 的 羽毛 身子 ， 甚 至 那些 细 细 的 羽 尖 ， 都 像 在 那 块 发 光 的 屏 上 
描 出 来 的 铅笔 画 。 正 当 他 俩 看 着 ， 那 只 睡意 议 议 的 小 东西 不 安 地 动 了 
动 ， 醒 了 ， 他 拌 拌 羽毛 ， 昂 起 头 。 在 他 懒 洋洋 地 打 了 哈欠 时 ， 他 们 能 
到 他 细小 的 喉 张 得 大 大 的 ， 他 回 四 周 看 了 看 ， 又 把 头 埋 进 怒 下 ， 鞍 松 
的 羽毛 产 渐 收拢 ， 静 止 不 动 了 。 这 时 ， 一 阵 闵 阐 的 风 刊 进 他 俩 的 后 脖 
子 ， 订 冷 的 雨 雪 刺 痛 了 他 们 的 皮肤 ， 他 们 仿佛 从 梦 中 司 醒 ， 感 到 脚趾 
发 冷 ， 两 腿 酸 素 ， 这 才 意 识 到 ， 他 们 离 目 己 的 家 还 有 一 段 长 长 的 路 需 
要 跋涉 。 


一 出 村 庄 ， 茅 屋 立 时 就 没有 了 。 在 道路 两 旁 ， 他 们 又 闻 到 友好 的 
田地 的 气 电 ， 穿 过 黑暗 癌 他 们 扑 来 。 于 是 他 们 打 起 精神 ， 走 上 最 后 一 
段 征途 。 这 征 回 家 的 路 ， 这 段 路 ， 他 们 知道 早晚 是 有 尽头 的 。 那 时 ， 
门 门 味 唆 一 啊 ， 眼 前 突然 出 现 炉 火 ， 敦 悉 的 事物 像 迎接 久别 归来 的 海 


外 游子 一 样 欢迎 他 们 。 他 们 坚定 地 走 厦 ， 默 默 不 语 ， 各 想 各 的 心事 。 
忠 鼠 一 心 想 着 晚饭 。 天 已 经 全 黑 了 ， 四 周 都 是 隔 生 的 田野 ， 所 以 他 只 
fe ale TCH ER ETAT pee, AYA BaZa (To AT BBE, HR AY HE LE 
面 ， 微 微 人 向 偿 着 双肩 ， 两 眼 紧 采 看 前 面 那 条 笔直 的 灰色 道路 。 因 此 ， 

他 没 怎么 顾 到 可 怜 的 且 岂 。 束 在 这 当 儿 ， 一 声 召 唤 ， 如 同 电击 一 般 ， 

突然 触 到 了 跨 鼠 。 


我 们 人 类 ， 人 入 已 失去 了 较 细 微 的 生理 感觉 ， 甚 至 找 不 到 恰当 的 词 
汇 来 形容 一 只 动物 与 他 的 环境 一 有 生命 的 或 无 生命 的 一 一 之 间 那 种 
思 轧 相通 的 交流 关系 。 比 如 说 ， 动 物 的 瞄 孔 内 日 夜 不 停 地 发 出 喻 喻 作 
啊 的 一 整套 细微 的 颤动 ， 如 呼唤 、 和 警告、 挑逗 、 排 拒 等 ， 我 们 只 会 用 
个 “ 虽 ? 字 来 概括 。 此 刻 ， 正 年 这 样 一 种 来 目 虚空 的 神秘 的 仙 气 般 的 
呼声 ， 透 过 黑暗 ， 传 到 了 髓 鼠 映 上“。 它 那 十 分 熟悉 的 呼吸 ， 刺 激 得 巍 
Pe ee, REE RCA ET A BER, HAR 
RETEABIL, FSP RUDIR, (ESA TTL ABRAM 22 , BRR GRAN HOD 
他 的 电流 。 只 一 会 儿 ， 他 就 提 住 它 了 ， 随 之 而 来 的 是 狂潮 般 涌 上 心头 
的 回忆 。 


家 ! 这 就 是 它们 同 他 传递 的 信息 ! 一 连 串 亲切 的 请 求 ， 一 连 串 从 
空中 球 来 的 轻柔 的 触 措 。 一 只 只 无 形 的 小 手 又 拉 又 搜 ， 全 都 朝 着 一 个 
方 同 ! 啊 ， 此 刻 ， 它 一 定 束 近 在 眼前 ， 他 的 老家 ， 目 打 他 第 一 次 发 现 
大 河 ， 束 匆匆 离 去 ， 再 也 不 曾 返 顾 的 家 ! 现在 ， 它 派出 了 探 子 和 信 
使 ， 来 寻访 他 ， 带 他 回来 。 目 打 那 个 明媚 的 早晨 离 家 出 走 后 ， 他 整 沉 
证 在 新 的 生活 里 ， 享 受 这 生活 市 给 他 的 一 切 欢 乐 、 弄 趣 、 引 人 入 胜 的 
mie Me, BER, MEMES eS BE, tes, HAM 
LE, GARTERS Fe Ms SERRE o AACR ie, PRK 
人 负 之 ， 却 古 属 于 他 的 ， 古 他 为 目 己 建 造 的 家 园 ， 是 他 在 劳碌 一 天 之 后 
愉快 地 回归 的 家 园 。 这 个 家 ， 显 然 也 喜欢 他 ， 思 念 他 ， 有 盼 他 回来 。 家 
TE FES Ae, AR AR, FRONT HR 
怒 ， 只 是 姜 楚 地 提醒 他 ， 家 束 在 这 儿 ， 它 需要 他 。 


这 呼声 是 清晰 的 ， 这 召唤 是 明确 的 。 他 必须 立即 服从 ， 回 去 。"“ 思 
JL! ?他 满腔 喜悦 ， 兴 盏 地 喊 道 ,“ 俘 一 下 ! 回来 ! 我 需要 你 ， 快 1 ” 


“WR, EME, REBEL, PRORMT ! ” 河 鼠 兴 冲 冲 地 喊 ， 仍 旧 不 集 脚 地 否 
力 朝 前 走 。 


< 停 一 停 吧 ， 求 求 你 啦 ， 鼠 儿 1 PARSER, AOE 
作痛 ,“ 你 不 明白 ! 这 是 我 的 家 ， 我 的 老家 ! 我 刚刚 闻 到 了 它 的 气味 ， 
它 就 近 在 眼前 ， 近 极 了 。 我 一 定 得 回去 ， 一 定 ， 一 定 ! BORD, RR 
儿 ， 求 求 你 ， 求 求 你 啦 ! ” 


MAY YAY BBE aE TE BUT eT, CUTTER A, LCT 
BBE) FS ee AB ee SOKA Rs eval ° TA, TED ARR, A 
他 也 闻 到 了 某 种 气味 一 一 他 怀疑 可 能 有 要 下 雪 了 。 


“Bebo, HELE AE, BA Mee! ?他 回头 喊 道 , “不 管 你 找 
到 了 什么 ， 咀 们 明天 再 来 瞎 。 可 现在 我 不 敢 停 下 来 一 一 天 已 经 晚 了 ， 
马上 又 要 下 雪 ， 这 条 路 线 我 不 太 熟 悉 。 髓 鼠 ， 我 需要 依靠 你 的 鼻子 ， 
所 以 ， 快 来 吧 ， 好 小 伙 ! ?YAT BANS ite BRUTE] >, JAB] SK TH TEER 


可 怜 的 髓 鼠 独 目 站 在 路 上 ， 他 的 心 都 据 裂 了 。 他 感到 ， 胸 中 有 一 
大 股 伤心 泪 ， 正 在 案 积 、 涨 满 ， 马 上 束 要 渭 上 了 喉头， 进发 出 来 。 不 过 
即便 面临 这 样 闫 峻 的 考验 ， 他 对 朋友 的 忠诚 仍 暑 不 动 授 ， 一 刻 也 没 想 
过 要 抛弃 朋友 。 但 同时 ， 从 他 的 老家 发 出 的 信息 在 乞求 ， 在 低 声 哺 
哺 ， 在 对 他 施放 魔力 ， 最 后 苋 专 横 地 勒令 他 绝对 服从 。 他 不 敢 在 它 的 
魔力 圈 内 多 耽 留 ， 独 地 择 断 了 目 己 的 心弦 ， 下 狠心 把 脸 朝 网 前 面 的 
路 ， 顺 从 地 追随 河 鼠 的 足迹 走 去 。 虽 然 ， 那 春 隐 者 现 的 气味 ， 仍 旧 附 
着 在 他 那 逐 渐 远 去 的 蜡 剖 ， 贡 怪 他 有 了 新 朋友 ， 志 了 老 朋 友 。 


他 费 了 好 大 劲 才 撑 上 河 鼠 。 河 鼠 对 他 的 隐情 副 无 觉察 ， 只 顾 高 高 
POS HER EY), PE Ae LES, IT IP RK Ee 


么 居 意 ， 晚 饭 要 吃 些 什么 。 他 一 点 儿 没 留心 同伴 的 沉默 和 忧郁 的 神 
情 。 不 过 后 来 ， 当 他 们 已 经 走 了 相当 一 段 路 ， 经 过 路 旁 矮 树丛 边 的 一 
坚 树 桩 时 ， 他 俘 下 脚步 ， 关 切 地 说 : UR, RB, EK, (AEB 
了 ， 一 句 话 不 说 ， 你 的 腿 像 履 上 了 铅 似 的 。 唱 们 在 这 儿 坐 下 鞭 会 儿 
吧 。 好 在 雪 到 现在 还 没 下 ， 大 半路 程 明 们 已 经 走 过 了 “。” 


We Pisce BB HITE PE EAP, Ma el Te, A 
7h BO MRR HORT ° (H-BIPSHSL, THR RI, BTR A 
不 听话 ， 硬 是 一 点 儿 一 点 儿 往 上 冒 ， -FE, XW, Ree AD BR 
的 一 连 串 ， 最 后 他 只 得 不 再 挣扎 ， 绝 望 地 放声 痛 活 起 来 。 因 为 他 知 
道 ， 他 已 经 失去 他 几乎 找到 的 东西 。 一 切 都 完了 。 


河 鼠 被 仍 鼠 那 突 如 其 来 的 大 悲 贿 惊 呆 了 ， 一 时 竟 不 敢 开口 。 末 
了 ， 他 非常 安详 而 同情 地 说 : “EURO AIS, etki? ERA 
给 我 听 听 ， 看 我 能 不 能 帮 有 点 儿 忙 。” 


可 怜 的 妥 鼠 简直 说 不 出 话 来 ， 他 胸膛 剧烈 起 伏 ， 话 到 口中 又 给 嘻 
了 回去 。 后 来 ， 他 终于 断断续续 呈 咽 着 说 : “我 知道 ， 我 的 家 有 是 个 


又 穷 又 脏 的 小 屋 ， 比 不 上 一 一 你 的 住所 那么 舒适 一 一 比 不 上 螨 宫 那 么 
美丽 一 一 也 比 不 上 多 的 屋子 那么 宽大 一 一 可 它 毕 竟 生 我 目 己 的 小 家 


一 一 我 喜欢 它 一 一 我 离 家 以 后 ， 吕 把 它 瑟 得 干 干将 净 一 一 可 我 忽然 又 
闻 到 了 它 的 气味 一 一 束 在 路 上 ， 在 我 喊 你 的 时 候 ， 可 你 不 理会 一 一 过 
去 的 一 切 像 潮水 似 的 浦 上 我 心头 一 一 我 需要 它 ! 天 哪 ! 天 哪 ! 
你 硬是 不 肯 回 头 ， 河 鼠 一 一 我 只 好 丢 下 它 ， 尽 管 我 一 直 闻 到 它 的 
气味 一 一 我 的 心 都 要 碎 了 一 一 其 实 咀 们 本 可 以 回去 隔 它 一 眼 的 ， 鼠 儿 
只 隔 一 眼 束 行 一 一 它 台 在 附近 一 一 可 你 侦 不 肯 回 头 ， 鼠 儿 ， 你 不 
BEAM! 天 哪 ! 天 哪 ! ” 


回忆 掀起 了 他 新 的 悲伤 狂 涛 ， 一 阵 猛 烈 的 吗 江 ， 吐 得 他 说 不 下 去 
这 


河 鼠 直 情 情 地 盯 着 前 面 ， 一 声 不 咏 ， 只 是 轻 轻 地 担 着 巍 电 的 肩 。 
过 了 一 会 儿 ， 他 诅 起 地 喃 喃 说 : “现在 我 全 明日 了 ! 我 真是 头 猪 ! 一 头 
jg Wie EX ! 不 折 不 扣 一 头 猪 一 一 地 地 道道 一 头 猪 ! ” 


河 刀 等 着 ， 等 到 峰 电 的 民 洒 逐渐 缓和 下 来 ， 不 再 是 狂风 暴雨 ， 而 
变 得 多 少 有 节奏 了 ， 等 到 髓 鼠 只 管 抽 鼻子 ， 间 或 夹 洒 几 声 咀 泣 。 这 
时 ， 河 鼠 从 树桩 上 站 起 来 ， 者 无 其 事 地 说 : “好 啦 ， 老 伙计 ， 咀 们 现在 
动手 干 起 来 吧 ! ”说 着 ， 他 束 朝 他 们 尘 六 藻 百 走 过 来 的 原 路 走 去 。 


“你 上 (UR) 哪儿 去 CM), BBL‘? ” 泪 流 满面 的 嵌 鼠 抬头 望 着 
他 ， 惊 叫 道 。 


“< 老 伙计 ， 咱 们 去 找 你 的 那个 家 呀 。* 河 鼠 高 兴 地 说 , “你 最 好 也 一 
起 来 ， 找 起 来 或 许 要 费 点 儿 劲 ， 需 要 借助 你 的 鼻子 呀 。” 


“AR, [ADR BRL, TDR! "RES RE AE EEA BL, “我 跟 你 说 ， 这 
没有 用 ! 太 晚 了 ， 也 太 黑 了 ， 那 地 方太 远 ， 而 且 马 上 又 要 下 雪 ! 再 
说 ， 我 并 不 是 有 意 让 你 知道 我 对 它 的 那 份 感情 ， 这 纯粹 是 偶然 的 ， 有 是 
个 错误 ! 还 是 想 想 河岸 ， 想 想 你 的 晚饭 吧 ! ” 


“什么 河岸 ， 什 么 晚饭 ， 见 罗 去 吧 ! " 河 鼠 诚心 诚意 地 说 , “我 跟 你 
说 ， 我 非 去 找 你 的 家 不 可 ， 哪 但 在 外 面 竺 一 整 夜 也 在 所 不 惜 。 老 朋 
友 ， 打 起 精神 ， 挽 着 我 的 辟 ， 咀 们 很 快 瑟 会 回 到 原 地 的 。” 


we DIE THe TRO, SOROS EE a HAASE te a ETL X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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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们 默默 地 往 前 走 了 一 小 段 路 ， 突 然 ， 河 鼠 感 到 有 一 股 微弱 的 电 
Ail, ieee Ss, PEARSE ° (iz BOF ABR, EJS 
退 一 步 ， 全 神 贯 注 地 等 待 着 。 


Ay), BRULEE, BAT BRR, WES 。 


然后 ， 他 加 前 和 急 着 了 一 一 止步 一 一 义 试 一 次 ;， 然 
慢 慢 地 、 坚 定 地 、 信心 十 足 地 向 前 走 去 ， 


河 鼠 特 兴 备 ， 亦 步 亦 趋 地 紧 跟 在 央 电 号 后 。 WER 上 游 者 似 的 ， 
在 昏暗 的 星光 下 ， 跨 过 一 条 干 润 的 水 沟 ， 自 过 一 道 树 篇 ， 用 曾子 串 
着 ， 模 穿 一 片 宽阔 的 、 光秃秃 没有 路 Hh) A BF 。 


Fah, OA BH Eas, th SA GEE THB °c 52 SPR] Bi re 
, MAIER AS, eB ee A oe ABA eR A EL 


=k 


OTE RAR 7, WO], ARORA EER © 7A petit te TT TAR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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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 一 根 火 染 ， 借 着 火光 ， 河 鼠 看 到 他 们 站 在 一 块 空地 上 。 地 面 扫 得 干 
干将 将 ， 铺 了 一 层 沙子 ， 正 对 他 们 的 是 髓 电 家 的 小 小 前 门 ， 门 旁 挂 痢 
铃 索 ， 门 的 上 方 ， 洪 着 三 个 黑体 字 : BERUE 


蜂 电 从 场 上 摘 下 一 蔓 灯 和 党， 点 完了 ， 河 鼠 环顾 四 周 ， 看 到 他 们 是 
在 一 个 前 庭 里 。 门 的 一 人 出 ， 摆 着 一 张 花 园 座 森 : AM, AAR 
子 。 这 是 因为 ， 髓 鼠 在 家 时 爱好 整 汽 ， 不 喜欢 别 的 动物 把 他 的 地 面 踩 
出 一 道道 足 锚 ， 跑 成 一 个 个 小 土 堆 。 墙 上 挂 厦 几 只 金属 丝 篮 子 ， 搬 着 
些 壮 次 植物 ， 论 篷 之 间隔 着 些 托 涤 ， 上 面 摆 着 泥塑 像 一 一 有 加 里 波 
的 ， 有 年 幼 的 萨 纵 尔 ， 有 维多利亚 女王 ， 还 有 其 他 意大利 英雄 ， 在 前 
隆 的 下 首 ， 有 个 九 柱 戏 场 ， 周 围 押 着 条 党 和 小 木 桌 ， 昌 上 印 着 一 些 圆 
轿 ， 年 摆 啤 酒杯 的 标志 。 庭 院 中 央 有 个 圆 圆 的 小 池塘 ， 养 着 金鱼 ， 四 
周 镶 着 海 忆 贝壳 砌 的 边 。 池 塘 中 央 ， 茎 立 着 一 座 用 海 悄 贝壳 贴 面 的 造 


型 奇特 的 塔 ， 塔 顶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银 日 色 玻璃 球 ， 反 照 出 来 的 东西 全 都 
走 了 样 ， 怪 滑稽 的 。 


看 到 这 些 亲 切 的 物件 ， 幅 鼠 的 脸 上 绽开 了 愉快 的 笑 意 。 他 把 河 鼠 
推进 大 门 ， 点 着 了 厅 里 的 一 蔓 灯 ， 勿 勿 扫 了 一 眼 他 的 旧居 。 他 看 到 ， 
所 有 的 东西 都 积 满 了 厚 厚 的 一 层 灰 侍 ， 看 到 长 久 被 他 遗 扎 的 屋子 的 姜 
深 景 象 ， 看 到 它 的 开间 是 那么 狭小 ， 室 内 陈设 又 是 那么 位 陋 陈 上 昌 ， 茜 
不 住 义 泪 谍 起 来 ， 闫 然 北 倒 在 楠 子 上 ， 双 爪 揪 住 异 子 。“ 和 女儿 啊 ! ”他 
nS BURCH SIE , “我 为 什么 要 这 么 干 ? 为 什么 在 这 样 寒冷 的 深夜 ， 把 
你 拉 到 这 个 穷酸 冰冷 的 小 屋 里 来 ! 要 不 然 ， 你 这 时 已 经 回 到 河岸 ， 对 


MIA HAA ot, AERIALS, FEA a FT 
T, ABATRAA RIE, RSE A, SET 
io HE HTM NE! * 他 开心 地 大 声 说 ,，“ 多 紧凑 啊 ! 设计 得 
多 巧妙 啊 ! 什么 都 不 缺 ， 一 切 都 井然 有 序 ! 今 晚 响 俩 会 过 得 很 愉快 
的 。 头 一 件 事 ， 是 生起 一 炉 好 火 ， 这 我 来 办 一 找 东 西 ， 我 最 拿手 。 
QR, QRLERIT MR? 太 好 了 ! 安装 在 墙 上 的 这 些小 卧 杨 ， 是 你 自己 
设计 的 吗 ? 真 棒 ! 我 这 就 去 取 木 柴 和 煤 ， 你 呢 ， 鼎 鼠 ， 去 拿 一 把 扩 
子 ， 厨 桌 抽 屠 里 就 有 一 把 ， 把 灰尘 撞 撞 干净 。 动 手 干 起 来 吧 ， 老 伙 
ith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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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忌 儿 蚜 ，” 他 吗 咽 道 ,“ 你 的 晚饭 可 怎么 办 ? PRIX TS SUG RMA 
的 可 怜 的 动物 ， 我 没有 一 点 儿 吃 的 招 每 你 一 一 连 点 儿 面 包 悄 都 没有 ! ” 


“你 这 个 人 哪 ， 怎 么 这 样 灰 溜溜 ! ” 河 鼠 责备 他 说 , “你 瞧 ， 刚 才 我 
还 清 清楚 楚 看 见 橱 杷 上 有 把 开 沙 本 鱼缸 头 的 起 子 ， 既 然 有 起 子 ， 还 愁 
DCA HEL? 打 起 精神 来 ， 跟 我 一 道 去 找 。” 


他 们 于 是 翻 橱 倒 想 ， 满 屋子 搜寻 。 结 采 昌 不 太 令 人 满意 ， 倒 也 不 
太 叫 人 失望 ， 有 果然 找到 一 听 沙 本 鱼 ， 差 不 多 满 满 一 盒 饼干 ， 一 段 包 在 
锡 纸 里 的 德国 香肠 。 


“ 够 你 开 宴 席 的 了 ! ” 河 电 一面 摆 饭桌 ， 一 面 说 , “我 敢 说 ， 有 些 动 
物 今 晚 要 十 能 和 我 们 一 道 吃 晚饭 ， 简 直 求 之 不 得 啦 ! ” 


“没有 面包 ! "RESIS SAIS ea, “没有 黄油 ， 没 有 一 一 


“BCA SSH ee. DOA RE! PTA BN Se hh, “我 倒 想起 来 了 
Wie RAB) TEE A? Se ay tei Ie! 你 家 的 好 
东西 全 都 在 那儿 藏 着 哪 ! 你 等 着 。” 


他 走 进 储藏 宇 ， 不 多 会 儿 又 走出 来 ， 映 上 沾 了 点 儿 灰 ， 两 只 爪子 
各 握 着 一 租 啤 酒 ， 两 腋 下 也 各 来 着 瓶 啤酒 。“ 骨 幢 ， 看 来 你 还 古 个 挺 会 
译 受 的 美食 家 哩 ，” 他 评论 说 ,“ 几 是 好 吃 的 ， 一 样 不 少 哇 。 这 小 屋 比 
哪儿 都 叫 人 高 兴 。 咀 ， 这 些 画 片 ， 你 打 哪儿 乔 来 的 ? 挂 上 这 些 画 ， 这 
小 屋 更 显得 像 个 家 了 “。 给 虽说 说 ， 你 是 怎么 把 它 布置 成 这 个 样 儿 的 ?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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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， 那 个 是 怎样 琢 麻 出 来 的 ， 这 个 是 从 一 位 姑妈 那儿 意外 得 来 的 ， 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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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的 样子 ， 认 真 地 点 着 头 ， 皱 起 眉头 仔细 端详 ， 本 空子 就 说 : “了 不 
起 ! ”“ 太 棒 了 ! > 


末了 ， 河 鼠 终 于 把 他 哄 回 饭桌 旁 ， 正 要 认真 打开 沙丁鱼 缸 头 时 ， 
庭院 里 传 来 一 阵 声 啊 一 一 像 是 小 脚 了 在 沙 地 上 乱 跌 ， 还 有 小 嗓门 儿 巧 
嘴 八 舌 在 说 话 。 有 些 话 断 断 续 续 传 到 他 们 耳 中 一 一 “好 ， 现 在 大 家 站 成 
一 排 一 一 托 米 ， 把 灯笼 举 高 护 儿 一 一 先 清 清 你 们 的 嗓子 一 一 我 喊 一 、 
二 、 三 以 后 ， 束 不 许 再 咳嗽 一 一 小 比尔 在 哪儿 ? 快 过 来 ， 我 们 都 等 着 
哪 一 一 ” 


“出 什么 事 啦 ?” 河 鼠 售 下手 里 的 活 儿 ， 问 道 。 


“ 准 是 田鼠 们 来 了 ，” 妥 岂 回答 说 ， 露 出 颇 为 得 意 的 神色 , “每 年 这 
个 时 节 ， 他 们 照例 要 上 各 家 串门 唱 革 诞 歌 ， 成 了 这 一 市 的 一 种 风尚 。 
他 们 从 不 凋 过 我 家 一 一 总 是 最 后 来 到 髓 鼠 居 。 我 总 要 请 他 们 喝 点 儿 热 
聊 料 ， 要 是 供 得 起 ， 还 请 他 们 吃 顿 晚 扬 。 昕 到 他 们 唱 圣 诞 歌 ， 殉 像 回 
2 TSAMALIE ° ” 


HEAT IRRAR ZS | YAY BBUBGET, (DEER, TP raz ° 


他 们 一 下 子 把 门 打 开 ， 眼 前 呈现 出 一 幅 美 丽 动 人 的 太 日 景象 。 前 
Fe, EWR PAT SCR BARR BJA RS PC 
站 着 ， 每 人 脖子 上 围 着 红色 羊毛 长 围巾 ， 前 爪 深 深 择 进 衣 袋 ， 脚 了 子 
轻 轻 跌 着 地 面 保暖 。 珠 子 般 的 亮 眼 睛 ， 须 腹地 互 视 了 一 眼 ， 守 突 了 一 
Pm, TT TT, STH TBE oc ATTA, BBS tek) 
的 年 纪 大 些 的 田鼠 喊 了 声 : “预备 一 一 一 、 二 、 三 ! ?中 着 尖 细 的 小 嗓 
忠 一 齐 唱 了 起 来 。 唱 的 是 一 首 古 老 的 鞋 旋 歌 。 这 目 歌 ， 古 他 们 的 祖 奎 
们 在 冰霜 覆盖 的 休 耕 地 里 ， 或 者 在 大 雪 封 门 的 炉 边 创 作 的 ， 一 代 又 一 
代 传 了 下 来 。 每 着 圣诞 条， 田 峰 们 避 ® 站 在 泥 池 的 街道 上 ， 对 着 灯光 明 


亮 的 窗子 ， 唱 这 些 圣 诗 。 


圣诞 颂歌 

全 村 父老 乡 杀 们 ， 在 这 严寒 时 节 ， 
打开 你 们 的 家 门 ， 

让 我 们 在 你 炉 边 稍 鞭 ， 
尽管 风 雪 会 乘虚 而 入 ， 
明天 你 们 将 得 欢乐 ! 


我 们 站 在 冰霜 雨 雪 里 ， 

哈 着 手指 ， 踪 着 脚跟 ， 

远道 而 来 为 你 们 祝福 一 一 
IM ees, Brat ep 
视 愿 你 们 明 展 快乐 ! 


因为 午夜 前 的 时 光 ， 

一 颗 星 星 指引 我 们 前 行 ， 
天 降 福 社 与 好 运 一 一 

ARR, TEE, 
PRK RCA R | 


善人 约 蕊 在 雪 中 跋 涉 


i EAS 


玛 利 亚 无 须 再 前 行 一 


欢迎 啊 ， 茅 屋 ， 屋 项 下 的 产 床 ! 
明 晨 她 将 得 欢乐 ! 

于 是 他 们 听 到 天 使 说 : 
“首先 欢呼 圣诞 的 是 谁 ? 

征 所 有 的 动物 ， 

明 晨 欢乐 将 属于 他 们 !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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寂静 一 一 但 只 一 会 儿 。 接 着 ， 由 远 远 的 地 面 上 ， 通 过 他 们 来 时 经 过 的 
隧道 ， 隐 隐 传 来 喻 喻 的 钟 声 ， 叮 叮当 当 ， 奏 起 了 一 站 欢快 的 乐曲 。 


“ 唱 得 太 好 了 ， 孩 子 们 ! ” 河 鼠 热情 地 喊 道 , “都 进 屋 来 ， 烤 烤 火 ， 
上 暖和 上 暖和 ， 吃 点 儿 热 东西 ! ” 


“Ot, FAB], FRYER, "MERIC, “ERA PEE! 关上 大 
|]。 把 那 条 长 赏 挪 到 火 边 。 现 在 ， 请 稍 候 一 下 ， 等 我 们 一 一 唤 ， 鼠 
JL! 42a ee ne, UPA A ete FE, PRR ABER PORT, “UBT ab+> 
了 些 什 么 呀 ? 咱们 没有 东西 请 他 们 号 ! ” 


“这 个 ， 吏 交 给 我 吧 。? 主 人 气派 十 足 的 河 鼠 说 ,“ 咀 ， 这 位 打 灯 党 
的 ， 你 过 来 ， 我 有 话 问 你 。 告 诉 我 ， 这 个 时 辰 ， 还 有 店铺 开门 吗 ? ” 


“SR, TE, "ALARA AAS, “每 年 这 个 季节， 我 们 
a EE ACERT T | © 


“AB! "BL, “你 马上 打 着 灯 和 党 去 ， 给 我 买 一 一 ” 


接 痢 他 俩 义 低 声 吐 咕 了 一 阵 ， 鼎 鼠 只 零星 昕 到 儿 句 ， 什 么 一 一 “ 广 
意 ， 要 新 鲜 的 ! 不 ， 一 磅 就 够 了 ! 一 一 一 定 要 伯 人 金 斯 的 出 品 ， 别 
家 的 我 不 要 ! 不 ， 只 要 最 好 的 ! 一 一 那 家 要 是 没有 ， 试 试 别家 ! 
一 一 对 ， 当 然 古 要 家 制 的 ， 不 要 馈 尖 ! 一 一 好 吧 ， 尺 力 而 为 吧 ! ” 然 
a, Ali RIS, RRM ANP RHA ANF, Alp 
Sha At AIS KE SS, Peb teat), CRA T 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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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 报 目 己 那 许多 第 第 的 名 字 。 看 来 ， 他 们 的 第 第 因为 年 纪 还 小 ， 今 年 
父母 还 不 让 他 们 出 门 唱 圣 诞 歌 ， 不 过 也 许 不 久 束 能 获得 父母 的 恩 准 。 


这 时 ， 河 鼠 在 忙 着 细 看 啤酒 瓶 上 的 商标 。“ 看 得 出 来 ， 这 是 老伯 顿 
牌 的 ，” 他 仁 许 地 评论 说 ,“ 髓 鼠 很 识 货 呀 ! 是 地 道 货 ! 现在 我 们 可 以 
用 人 它 来 调 热 甜 酒 了 ! 喘 鼠 ， 准 备 好 家 什 ， 我 来 拔 瓶 蹇 。” 


甜 酒 很 快 束 调 好 了 ， 于 是 他 们 把 盛 酒 的 锡 杰 深 深 插 进 红 红 的 火 燃 
里 。 不 一 会 儿 ， 每 只 田鼠 都 在 咀 着 ， 咳 着 ， 哈 着 (因为 一 点 点 热 甜 酒 
劲头 就 够 大 的 )  ， 又 擦 眼泪 ， 又 笑 ， 起 记 了 他 们 这 鞋子 曾经 挨 冻 来 
着 。 


“这 些小 家 伙 还 会 演戏 哩 ，” 胜 自身 河 册 介绍 说 ,“ 戏 全 古 由 他 们 目 
编目 党 的 。 演 得 还 真 梭 ! 去 年 ， 他 们 给 我 们 演 了 一 出 精彩 的 戏 ， 讲 的 
征 一 只 田鼠 ， 在 海上 被 北非 的 海盗 船 俘虏 了 了， 被 迫 在 船 舱 里 划 桨 。 后 
来 他 逃 了 出 来 ， 回 到 家 乡 时 ， 他 心爱 的 寻 女 却 进 了 修道 院 。 喂 ， 你 | 
你 参加 过 演出 的 ， 我 记得 。 站 起 来 ， 给 咀 们 时 请 一 段 合 词 吧 。” 


那 只 被 点 名 的 田鼠 站 起 来 ， 害 郑 地 咯咯 笑 着 ， 旨 四 周 扫 了 一 眼 ， 
却 张口 结 天 ， 一 句 也 念 不 出 。 同 伴 们 给 他 打气 ， 器 鼠 哄 他 、 鼓 励 他 ， 
河 鼠 甚至 抓 住 他 的 肩 膀 一 个 劲 儿 播 哆 ， 可 什么 都 不 管用 ， 他 硬是 死 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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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 放 开 肚 庆 大 嚼 那些 魔术 般 变 出 来 的 食物 。 他 心 想 ， 这 次 回 家 ， 想 不 
到 结 采 竟 如 此 圆满 。 他 们 边 吃 边 谈 ， 启 些 往 事 。 田 鼠 们 告诉 他 最 近 的 
当地 新 闻 ， 还 尽力 回答 他 提出 的 上 百 个 问题 。 河 鼠 很 少 说 话 ， 只 关照 
AMISH, SEA, RLM ARAL ERD 0 


mie, FASS ]ULYLRR, ERY, MPI EAT AR, Sa 
离 去 了 ， 他 们 的 衣 兜 里 都 塞 满 了 纪念 品 ， 那 是 带 给 家 里 的 弟弟 妹妹 们 
的 。 等 送 走 最 后 一 位 客人 人， 天门 和 关上， 灯 党 的 叮 吃 声 产 源 远 去 时 ， 有 由 
电 和 河 鼠 把 炉 火 拨 旺 ， 拉 过 椅子 来 ， 给 目 己 热 好 睡 前 的 最 后 一 杯 甜 
河 ， 殉 议论 起 这 长 长 的 一 天 里 发 生 的 事情 。 末 了 ， 河 鼠 打 了 个 大 大 的 
RACK, Ub: “由 鼠 ， 老 朋友 ， 我 实在 素 得 要死 啦 。' 瞳 睡 " 这 个 词 远 远 不 
够 了 了。 你 目 己 的 床 在 那 边 是 吧 ? 那 我 束 睡 这 张 床 了 。 这 人 小屋 真是 妙 极 
了 ! 什么 都 特 方便 顺手 !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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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抱 ， 束 像 一 行 大 麦 落 进 了 收割 机 的 怀抱 一 样 。 


倦 乏 的 巍 鼠 也 巴不得 快 点 儿 睡 觉 ， 马 上 束 把 脑袋 倒 在 枕头 上 ， 澳 
得 非常 舒心 快意 。 不 过 在 合 眼 之 前 ， 他 还 要 环视 一 下 目 己 的 房间 。 在 
炉 火 的 照 钦 下， 这 房 间 显得 十 分 柔和 温 昭 。 火 光 内 炮 ， 照 亮 了 他 所 熟 
悉 的 友好 的 物件 。 这 些 东 西 早 束 不 知 不 党 成 了 他 的 一 部 分 ， 现 在 都 在 
笑 睐 睐 又 无 仿 言 地 欢迎 他 回来 。 他 现在 的 心境 ， 正 是 机 敏 的 河 鼠 不 声 
不 啊 引 他 进入 的 那 种 状态 。 他 清楚 地 看 到 ， 他 的 家 是 多 么 平 几 人 简陋 ， 
多 和 狭小， 可 同时 也 清楚 ， 它 们 对 他 有 多 么 重要 ， 在 他 的 一 生 中 ， 这 
样 的 一 个 避风 港 具 有 多 么 特殊 的 意义 。 他 并 不 打算 抛 开 新 的 生活 和 明 
朗 的 广阔 天 地 ， 不 打算 离开 阳光 空气 和 它们 赐予 他 的 一 切 欢 乐 ， 扑 到 
地 下 ， 答 在 家 里 。 地 面世 界 的 吸引 力 太 强 大 了 ， 束 是 在 地 下 ， 也 仍 不 
断 地 召唤 着 他 。 他 知道 ， 他 必须 回 到 那个 更 大 的 舞 全 上去。 不过， 有 
这 么 个 地 方 可 以 回归 ， 总 是 件 好 事 。 这 地 方 十 完全 属于 他 的 ， 这 些 物 


件 见 到 他 总 是 欢天喜地 ， 不 管 他 什么 时 候 回 来 ， 他 总 会 受到 同样 亲切 
的 接待 。 


WD ign pe: 


这 是 初夏 的 一 个 阳光 灿烂 的 早晨 。 大 河 两 岩 已 经 重 现 原 够 ， 河 水 
恢复 了 通 第 的 流速 ， 暧 烘 烘 的 太阳 ， 念 佛 用 无 数 根 细 绳 ， 把 万 物 从 地 
下 拔 起 ， 搜 癌 目 己 ， 使 它们 变 得 绿油油 、 郁 总 总 、 高 和 委 。 风 和 忌 和 河 
鼠 天 一 腕 束 起 床 ， 忙 着 为 即将 开始 的 游艇 季 市 做 准备 ， 油 漆 船 喘 啦 ， 
整理 荣 时 啦 ， 修 补 坐 荧 啦 ， 寻 找 丢失 的 融 钧 子 的 船 禹 啦 ， 等 等 。 他 们 
正在 客厅 里 吃 早饭 ， 热 烈 地 讨论 当天 的 计划 ， 名 听 得 一 声 重重 的 裔 门 


局 ° 


“Sin! ” 河 刀 说， 满嘴 都 是 鸡蛋 , “EDL, ME IMK, PRO ARIZ SE 
了 ， 去 看 看 是 谁 来 了 ? ” 碳 鼠 起 身 去 开门 ， 河 鼠 听 到 他 惊喜 地 喊 了 一 
声 。 随 后 ， 巍 鼠 一 下 子 打开 客厅 的 门 ， 孝 重地 宣布 说 : CES 
c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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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 人 的 。 一 般 说 ， 如 果 你 急于 见 他 ， 你 束 得 在 清晨 或 黄昏 时 趁 他 在 
树 篇 稼 悄悄 汐 过 时 去 会 他 ， 或 者 到 野 林 深 处 他 家 去 找 他 ， 那 可 是 件 非 
同 小 可 的 事 。 


猿 脚 步 重重 地 踊 进 屋 ， 站 着 不 动 ， 神 情 严 肃 地 望 厦 两 位 朋友 。 河 
有 组 手 里 的 蛋 勺 不 由 得 落 在 了 吕布 上 ， 嘴 巴 张 得 大 大 的 。 


“时 辰 到 了 ! HEP EPR © 
“ATA re? " 河 电 肯 了 一 眼 炉 台 上 的 钟 ， 不 安 地 问 。 


“你 应 该 问 :“ 谁 的 时 辰 ? PRES, “SPR, EWS Ie! 我 说 
过 ， 等 冬天 一 过 ， 我 吏 要 管教 管教 他 ， 今 天 ， 我 就 旦 来 管教 他 的 。” 


<4 ORI Fla HORT Fe! REEL HLL, «pO! 我 想起 来 
啦 ! 咱们 大 伙 儿 是 要 去 教训 教训 他 ， 让 他 变 得 清醒 点 儿 ! > 


“HERRERA EI A SEA, AER, aU, “OT 
在 今天 上 午 ， 又 有 一 辆 马力 特大 的 新 汽车 ， 要 开 到 蟾 言 ， 由 他 选 购 ， 
或 者 退货 。 说 不 定 这 会 儿 ， 蟾 肾 已 经 在 穿戴 他 心爱 的 那 套 奇 丑 无 比 的 
Ae T° ARAM WSR, SFE ABS KAR, BERT MEW, NE 
哪个 头脑 清醒 的 动物 见 到 他 ， 都 会 吓 晕 过 去 的 。 唱 们 得 及 早 动手 ， 要 
ANPAIB T° UPA SEA RNS BS, ADAP RGB UEER © ” 


“说 得 对 ! "TPE , “咱们 要 去 拯救 那个 可 怜 虫 ! 咱们 要 
帮 他 改邪归正 ! 要 把 他 变 成 最 最 规矩 懂事 的 蟾 内 ， 不 然 的 话 ， 咀 们 丈 
得 跟 他 一 刀 两 断 ! ” 


他 们 出 发 上 路 ， 去 执行 一 项 行善 的 任务 ， 牙 在 前 面 领路 。 动 物 们 
在 结伴 同行 时 ， 总 是 采取 一 种 适当 而 合理 的 走 法 ， 束 是 排 成 坚 行 ， 而 
不 是 横 跨 整个 路 面 。 因 为 如 果 那 样 走 ， 在 突 遇 麻烦 或 危险 时 ， 束 不 便 
互相 文 援 协助 。 


HE REUSE AA RIEAY, ARPA, BPS Be A 
THESES, KES, BRACE GOR EWEEK) 。 他 
(eSB, AP Va TT AP, A RATED AE WEN ICE ° HCP A 
镜 、 便 帽 ， 罕 首长 简 鞭 和 一 件 又 肥 又 大 的 外 套 ， 播 播 摆 摆 ， 神 气 活 现 
地 走 下 人 台阶， 一 边 往 手 上 戴 他 那 副 宽 口 的 大 手套 。 


“AB! 伙计 们 ， 来 呀 ! ”一 看 到 他 们 ， 昌 肾 束 兴 高 采 烈 地 喊 道 ,“ 你 
们 来 得 正 古 时 候 ， 跟 我 一 道 去 痛快 一 一 痛快 一 一 呢 一 一 痛快 一 一 ” 


可 是 ， 看 到 几 位 朋友 全 都 绷 厦 脸 ， 沉 默 不 语 ， 昌 肾 那 热情 详 溢 的 
话 变 得 结 结巴 巴 ， 说 不 下 去 了 ， 对 他 们 的 邀请 也 只 说 出 一 半 。 


JERKD ELA ° “FEF BA ° HP THES TA BY AL Te] AB ° WS 
We— PeTH+L ~ HUM, BERR EIT TH o ERR Bee AN SIAL: <> 
FRUARAANGURT, WERE BAER, AEA T © TEURHA 
白 ， 这 是 最 后 决定 ， 你 不 用 再 等 了 。” 说 轩 ， 他 跟着 那 几 个 走 进 屋 ， 关 
EXIT ° 


SO Asia BY, FEXTWeR: <DE, (FEHR a 7 
Ary tee! ” 


“就 不 ! RRL, OSPR TY, tA RB? 
我 要 你 们 立刻 解释 清楚 。” 


“ABZ, UMTS, RAT | RET AC TTS 


WEIR MERE Bahia > AYES, He Mee GE ee Bee, Pel S He 
25 HAAR ° TL BSAATE HSE, REBT PED PS aR, A Jt 
(iE hte BURR ° HAWES BTS RBBB EH, ABA AM 
BUI AACE ST ° BITE, BEATA eo re, MA alee 
i, (HARA MBBS, KARUN Ee, BEB, Re 
JERR YF chee ° 


AAU, WER, FRR AIR KAY, REPT HI, “我 们 给 
过 你 那么 多 劝告 ， 你 全 当 耳 边 风 。 你 一 个 劲 儿 挥霍 你 父亲 留 下 的 钱 
财 。 你 发 狂 似 的 开车 ， 横 冲 直 撞 ， 跟 警察 争吵 ， 你 在 整个 地 区 败坏 了 
我 们 动物 的 名 声 。 独 立 目 主 固 然 好 ， 但 我 们 动物 绝 不 能 听任 朋友 把 目 
己 变 成 傻瓜 ， 越 轨 出 格 ， 你 现在 已 经 大 大 出 格 了 。 在 许多 方面 ， 你 都 
古 挺 不 错 的 ， 我 不 愿 对 你 过 分 严厉 ， 我 要 再 做 一 次 努力 ， 使 你 恢复 理 


性 。 你 跟 我 到 吸烟 室 来 ， 听 我 数落 数落 你 的 所 作 所 为 。 等 你 从 那 间 记 
里 出 来 时 ， 看 能 不 能 成 为 一 只 改过 自 新 的 蟾 内 。” 


他 牢 牢 抓 住 网 内 的 臂 ， 把 他 市 进 吸烟 室 ， 随 手 帝 上 了 站 。 


“ 那 管 什么 用 ! ” 河 刀 不 届 地 说 , “给 蜂 蛤 讲 道理 ， 治 不 了 他 的 毛 
病 。 他 会 满口 答应 ， 事 后 不 改 。” 


他 俩 安安 逸 逻 坐 在 扶手 椅 上 ， 静 候 结 有 末 。 透 过 紧 财 的 门 ， 他 们 只 
听 到 猎 那 又 长 又 低 的 训话 声 ， 一 阵 高 ， 一 阵 低 ， 肖 放 不 绝 。 过 了 一 会 
儿 ， 他 们 注意 到 获 的 训话 声 不 时 被 长 长 的 抽泣 声 打 断 ， 那 显然 是 发 目 
蟾 虹 的 内 心 ， 因 为 他 是 个 心肠 软 、 重 感情 的 动物 ， 很 容易 一 - 黎 时 地 
听信 任何 观点 的 规劝 。 


约莫 过 了 三 刻 钟 ，[ 门 开 了 ， 儿 庄 疡 地 率 着 一 只 软弱 无 力 、 没 精 打 
采 的 蚁 内 走 了 出 来 。 他 的 皮肤 像 口袋 似 的 松 震 震 地 和 傅 拉 着 ， 两 腿 播 揪 
晃 晃 ， 他 被 儿 那 感人 肺腑 的 规劝 打动 了 ， 腮 帮 子 上 满 是 泪痕 。 


ABEESUL, Hie AEM AE, ALTE, ADA, B08 
高 兴 地 告诉 你 们 ， 蟒 内 终于 认识 到 他 的 做 法 是 错误 的 。 他 对 过 去 的 越 
执行 为 由 囊 地 感到 遗憾 ， 决 心 再 也 不 玩 汽车 了 。 他 向 我 做 出 了 庄严 的 
保证 。” 


Ee VATA ° REALE RSH ° 
“确实 是 个 大 好 请 轧 ，" 河 电 妖 疑惑 惑 地 说 ,“ 只 要 一 一 只 要 


他 说 这 话 时 ， 有 眼睛 紧 盯 着 蟾 蝗 ， 念 佛 看 到 ， 在 蟒 肉 那 仍然 翡 严 威 
威 的 眼睛 里 ， 有 种 什么 东西 内 了 一 下 。 


“现在 ， 你 还 得 做 一 件 事 ，” 甚 感 快 奈 的 外 接 着 说 ,“ 蟒 蛤 ， 我 要 求 
你 当 着 这 两 位 朋友 的 面 ， 把 你 刚才 在 吸烟 室 里 答应 过 我 的 话 ， 上 庄严 地 


重复 一 裔 。 第 一 ， 你 为 过 去 的 行为 感到 遗憾 ， 你 认识 到 那 全 是 胡 周 ， 


是 不 是 ? ” 


长 时 间 的 闹 默 。 蟾 肾 绝 望 地 望 望 这 边 ， 望 望 那 边 ， 另 几 只 动物 都 
在 闫 肃 地 默默 等 等。 最 后 ， 他 终于 开 腔 了 。 


OR! "他 脸色 阴沉 但 气 壮 如 牛 地 说 ，“ 我 不 遗憾。 那 根本 就 不 是 什 
么 胡闹 ! 那 是 光荣 的 ! > 


“什么 ?“ 效 大 为 惊 骇 地 喊 道 ,“ 你 这 个 出 尔 反 尔 说 话 不 算数 的 家 
伙 ! 刚才 ， 在 那 屋 ， 你 不 是 明明 告诉 我 一 ” 


cel, el], Ab, "MER INN, “在 那 屋 ， 我 什么 都 会 
说 的 。 杀 爱 的 获 ， 你 口 阁 共 河 ， 那 么 感人 ， 那 么 有 说 服 力 ， 把 你 的 看 
法 摆 得 头头 是 道 ， 在 那 屋 ， 你 可 以 任意 摆布 我 ， 这 你 知道 。 可 十 过 
后 ， 我 左思 右 想 ， 把 我 做 过 的 事 细 细 琢 磨 了 一 遍 ， 我 发 觉 ， 我 确实 半 
点 儿 也 不 遗憾 ， 不 局 悔 。 所 以 ， 说 我 遗憾 悔过 ， 根 本 没 意 义 。 是 这 个 
理 儿 不 是 ? ” 


“那么 ，" 儿 说 ,“ 你 是 不 打算 答应 我 ， 再 也 不 碰 汽 车 啦 ? ” 


“当然 不 !” 丹 内 斩 钉 截 铁 地 说 ，“ 正 相反 ， 我 诚心 诚意 答应 你 ， 只 
ERASE, WERE, BULA LITE! ” 


“HE, SCRE Ra Ne! 7A] BRT BBL © 


ARE, HEME TREK, VAR, “既然 你 不 听 规 劝 ， 那 咱们 
就 只 好 试 试 强制 手段 了 。 我 一 直 担 心 ， 这 步 棋 是 在 所 难免 的 。 蟾 肾 ， 
你 不 是 总 邀请 我 们 三 个 来 你 这 由 漂亮 房子 跟 你 一 道 住 住 吗 ， 现 在 ， 我 
们 就 住 下 了 。 哪 天 我 们 把 你 的 想法 改 得 对 头 了 ， 我 们 就 离开 ， 否 则 不 
走 。 你 们 二 位 ， 把 他 带 上 楼 去 ， 锁 在 卧室 里 ， 然 后 我 们 几 个 来 商量 个 
办 法 。” 


蟾 晓 连 踢 带 蹦 地 挣扎 着 ， 被 两 位 忠实 朋友 拖 上 楼 去 。“ 要 知道 ， 蚁 
儿 ， 这 古 为 你 好 ,，” 河 鼠 和 诡 地 说 ,， “你 想 想 ， 等 你 .…… 等 你 治 好 了 这 
场 倒 舞 的 疯 病 以 后 ， 咀 们 四 个 束 像 往常 一 样 一 块 儿 玩 ， 该 有 多 乐 呀 ! ” 


“ii, CUES A, BANSHEE, MRR, “我 
们 不 能 看 着 你 像 过 去 那样 乱 花 钱 了 。” 


“FRE ANGE HG UR Ae RA WSR © MYR] bee © (HAT TFT te HE at 
卧室 。 


“再 也 不 让 你 在 医院 一 住 几 星期 ， 被 那些 文 护士 文 来 唤 去 了 。"” 咽 
Rua L—Al, BLE T Rl] e 


HEAT] RRO ° WENN a BER J Lies Se ii e Aa, = SHAK 
开 磁 头 会 ， 商 议 对 策 。 


“事情 将 很 难 办 ，” 儿 叹 了 口气 说 , “我 从 没 见 过 蟾 肾 这 样 死心 眼 
儿 。 不 过 ， 虽 们 一 定 要 坚持 到 发 。 一 分 一 秒 都 不 能 放松 ， 严 加 看 管 。 
虽 们 得 轮流 值班 守护 ， 直 到 他 身上 的 毒 狗 目 行 消失 为 止 。” 


于 是， 他 们 安排 了 值班 。 每 只 动物 夜间 轮流 睡 在 蟾 肾 的 卧室 里 ， 
AR Ha BBE ° HB, SUL Die TRA A, WER BAERS 
TPMT TAY ° HEAZEFASI— ESR, BLARh Zs BAPE RA A IA 
NHS, ACRE RBI, SPR, ARAB HI, BEAR A 
怪 、 可 怕 的 嗜 杂 声 。 狂 热 达 到 顶点 时 ， 他 会 翻 一 个 大 跟 斗 ， 倒 在 地 
上 ， 捧 开 四 胶 躺 在 东 倒 西 焉 的 椅子 当中 ， 和 暂时 得 到 了 极 大 的 满足 。 不 
过 ， 日 子 一 天 天 过 去 ， 这 种 痛 枯 的 走火 和 人 魔 越 来 越 少 了 。 他 的 朋友 们 
千方百计 想 引 导 他 把 心思 转移 到 别 的 方面 ， 可 是 他 对 其 他 事物 似乎 一 
直 没 有 恢复 兴趣 。 他 明显 地 变 得 萎靡 不 振 、 郁 郁 寡 欢 了 。 


Eis 


i 


一 个 晴朗 的 早晨 ， 轮 到 河 刀 值班， 他 上 楼 去 接 蔡 获 。 他 看 到 儿 坐 
立 不 安 ， 急 着 要 出 去 散 散 步 ， 外 外 腿 ， 绕 着 他 的 树林 转 一 圈 儿 ， 到 地 
下 去 走 一 遭 儿 。 他 在 门 外 对 河 电 说 : “网 肾 还 没 起 床 。 没 法 从 他 嘴 里 掏 
出 多 少 话 ， 只 说 :‘ 噢 ， 别 管 我 ， 我 什么 也 不 要 。 也 许 过 不 久 我 束 会 好 
的 ， 到 时 候 ， 毛 病 台 会 过 去 的 ， 不 必 过 分 担忧 。' 等 等 。 河 鼠 ， 你 要 多 
加 小 心 啊 ! 每 当 丹 肾 变 得 安静 柔顺 ， 闭 出 一 副 主 日 学 校 得 严冬 孩子 的 
模样 时 ， 那 也 就 十 他 最 最 狐 独 的 时 候 。 肯 定 会 楼 什么 网 花招 的 。 我 了 
解 他 。 好 ， 现 在 我 必须 走 了 。” 


“ 老 伙 计 ， 今 儿 个 你 好 吗 ? TAT BE BURA RSF, TAT ERGHELIAIIEL 
他 等 了 好 几 分 钟 ， 才 听 到 回答 。 这 时 ， 一 个 微弱 的 声音 答 道 : “OR 


吗 ? 肯 鼠 老兄 好 吗 ? ， 


“ 噢 ， 我 们 都 好 ，? 河 鼠 答 道 ， 他 漫不经心 地 又 加 上 一 句 ,“ 跟 电 跟 
Je HAST, BBC PIRATED ° PTL, GREP RR IRE 
FAA TE — RR, OT) Beat ee re eS KKB R LEIA D © TREE Pa 
RK, HMK °e KURA, ARR TASHRITEDR ET! ” 


“KAA OAH, ORRR IRAE MAR, <URANT ARRAN 
了 ， 我 现在 怎么 可 能 ' 跳 下 床 ' 呢 ? ARAN AT RET | 不 过 请 不 用 
为 我 发 愁 。 我 不 愿 成 为 朋友 们 的 累 痪 ， 料 想 这 也 不 会 很 久 了 。 真 的 ， 
我 希望 不 会 太 久 。” 


“是 啊 ， 我 也 布 望 这 样 。” 河 鼠 悬 切 地 说 , “这 阵子 ， 你 让 我 们 大 伙 
儿 伤 透 了 脑筋 ， 我 很 高 兴 听 到 你 说 ， 这 一 切 都 将 结束 。 特 别 是 天 气 这 
么 好 ， 划 船 的 季 太 又 到 了 1! WER, IRE KET! BANE BOTT Rit 
烦 ， 可 你 使 我 们 失去 了 许多 东西 ! ” 


Mit, RAIMA eR, WEE A AICT HL, “这 一 点 我 很 
ACHE ° 14 BAe IMII- BARD, CARER ° RBZ 
FRZS PRATT ASIIUL ° FLAME, Boe SAE ©” 


“URES eT AE, PPB, “ANU, A eA Be 
事 ， 我 为 你 出 多 大 力也 甘心 。” 


“ 肥 然 这 样 ， 鼠 儿 ，” 峰 内 更 加 虚弱 地 低 声 说 ， “那么 我 求 你 一 也 
许 是 最 后 一 次 一 一 尽快 到 村 里 去 一 趟 一 说 不 定 已 经 太 晚 了 一 一 请 个 
大 夫 来 。 算 了 吧 ， 别 操 这 份 心 了 。 这 事 太 麻烦 。 也 许 ， 还 是 顺 其 自然 
好 。” 


“怎么 ， 请 大 夫 来 干吗 ? ” 河 鼠 问 。 他 次 到 蟾 肾 跟 前 ， 仔 细 观 察 
他 。 蟾 蜂 确实 静 静 地 乎 躺 在 床上 ， 声 音 越发 微弱 ， 神 态 大 大 地 变 了 。 


“你 近来 一 定 注意 到 一" 蟾 蜂 哺 哺 道 ,“ 啊 不 你 怎么 会 注意 
到 ? 那 太 麻烦 了 。 也 许 到 明天 ， 你 就 会 说 ;" 唉 ， 我 要 是 早 注意 到 就 好 
了 ! 我 要 是 采取 措施 就 好 了 ! ,不 不 ， 那 太 麻烦 了 。 没 关系 ， 忘 掉 我 这 
些 话 吧 。* 


“ 听 着 ， 老 朋友 ，? 河 鼠 有 点 儿 惊 惰 起 来 ,“ 如 果 你 真 的 需要 ， 我 目 
然 会 去 蔡 你 请 大 夫 的 。 可 你 还 没 病 到 那个 地 步 蚜 。 咀 们 还 是 谈 点 儿 别 
的 吧 。” 


“KARA, "WERE, “ODER, BOTA ETC 
bf + S$ sk eA RMA CREA A Toe Aik, VIR EA 
顺便 说 一 句 ， 既 然 你 打算 去 请 医生 ， 那 就 请 你 顺路 把 律师 也 请 来 ， 好 
吗 ? 一 一 我 实在 不 愿 再 给 你 添 麻 烦 ， 不 过 我 忽然 想起 ， 去 医生 家 要 路 
过 律师 家 门口 。 那 样 束 省 了 我 的 事 了 ， 因 为 有 的 时 候 一 一 也 许 我 应 该 
说 ， 怠 在 这 一 刻 一 一 你 必须 面 对 不 愉快 的 事情 ， 不 管 那 要 消耗 多 大 的 
fA] °” 


“请 律师 ! 哎呀 ， 想 必 他 真 的 病 得 厉害 了 ! RA bt Se 
目 语 地 说 。 他 匆匆 走出 卧室 ， 倒 还 没 筷 把 门 仔细 锁 好 。 


来 到 屋外 ， 他 停 下 来 想 了 想 。 那 两 位 都 远 在 别处 ， 他 找 不 到 一 个 
可 以 商量 的 人 。 


“还 是 小 心 些 好 ，? 他 考虑 了 上 请 刻 ， 说 道 ,“ 购 肾 过 去 虽 也 无 绿 无 故 
把 目 己 的 病 想 得 太 重 ， 可 还 从 没 听 他 说 要 请 律师 呀 ! 要 是 真 没 大 病 ， 
医生 会 召 他 是 个 大 沦 重 ， 会 给 他 打气 ， 那 倒 也 是 一 得 吧 。 我 不 妨 迁 束 
一 下 他 的 怪 脾 气 ， 跑 一 趟 ， 用 不 了 多 人 久 的 。"* 于 征 他 带 着 行善 的 使 命 ， 
向 村 子 跑 去 。 


一 听 到 钥匙 在 锁 眼 儿 里 转动 的 声 首 ， 蟒 蛤 立刻 轻 轻 跳 下 床 ， 跑 到 
窗口 ， 急 切 地 望 厦 河 鼠 ， 直 到 车 道上 不 见 了 他 的 踪影 。 接 着， 他 开心 
地 放声 大 笑 ， 火 速 罕 上 随手 抓 到 的 最 神气 的 衣 移 ， 从 梳妆 合 的 一 个 小 
抽 层 里 取出 钱 ， 塞 满 了 所 有 的 衣 袋 。 下 一 步 ， 他 把 床单 全 部 结 在 一 
起 ， 义 把 这 根 量 时 结 成 的 强 子 一 端 牢 系 在 窗 框 上 。 那 美丽 的 都 铎 王朝 
式 的 窗子 ， 是 他 卧室 的 一 景 。 他 扑 出 窗口 ， 顺 着 绳子 轻 轻 消 落地 上 ， 
明 着 和 河 鼠 相反 的 方向 ， 吹 着 欢快 的 口 哺 ， 轻 松 地 迈 开 大 步 ， 扬 长 而 
oe 


ABET I, PUBIC ERSCTT OR ° FEAR DSUIEL Ra, VY BANE ANE 
7 Se EON HEA AB BOE DN ee es A eZ o RE AB A TE 28 TL 
ABATE, ARIMA, BRR, Bia Bk eA Ae Ba, 
也 不 得 不 表示 : “和 刀 儿 ， 这 回 你 可 是 有 后 儿 糊涂 ! WRU SSE ce TRA 
顶 了 ! ”这 话 深 深 刺 痛 了 河 鼠 。 


“他 闭 得 太 到 家 了 ! PHESA TR TAHA bai 


“他 把 你 蒙 驴 到 家 了 ! ” 效 怒 冲冲 地 说 ,，“ 不 过 ， 光 说 也 于 事 无 补 。 
他 和 暂时 肯定 已 经 跑 得 很 远 了 。 最 糟 的 是 ， 他 目 作 聪明 ， 目 以 为 了 不 


起 ， 什 么 营 唐 事 都 干 得 出 来 。 唯 一 可 以 告 奈 的 是 ， 我 们 现在 自由 了 ， 
不 必 再 浪费 时 间 为 他 放 哨 了 。 不 过 咱们 最 好 还 是 在 蟾 宫 多 住 些 日 子 。 
蟾 内 随时 都 可 能 回来 的 一 “不 是 用 担架 抬 回来 ， 就 是 被 警察 押送 回 
来 。” 


话 虽 十 这 么 说 ， 牙 并 不 能 预 卜 未 来 的 吉凶 | 祸 福 ， 也 不 知道 要 过 多 
久 ， 经 历 多 少 风险 麻 难 ， 蟾 肾 才 能 回 到 他 祖传 的 家 宅 。 


ORY, BR SSSA i oe ERR, TET EERE SR 
ARCA ILE T ° #0, Hive, FRR, AT 
办 避 追 踪 ， 换 了 好 几 次 路 线 ; 现 在， 他 觉得 已 经 摆脱 了 被 抓 回 去 的 危 
险 ， 而 太阳 正 快活 地 冲 他 微笑， 整个 大 目 然 都 齐 声 合唱 一 首 颂歌 ， 赞 
美 他 心里 唱 出 的 那 首 和 目 我 表扬 的 歌 。 他 心满意足 ， 目 吗 得 意 ， 一 路 上 
几乎 都 在 跳舞 。 


“Tre! ”他 咯咯 突 着 对 目 己 说 , “以 智力 反抗 桶 力 ， 智 力 终 
完 占 了 上 风 一 一 这 是 必然 的 。 可 怜 的 老 耗 子 ! 啊呀 ， 猿 回来 时 ， 他 还 
不 得 挨 一 顿 好 高! 耗子 呀 ， 人 倒是 个 好 人 ， 优 总 不 少 ， 可 吏 旦 缺少 智 
功 ， 根 本 没 受 过 教育 。 将 来 有 一 天 ， 我 要 亲 目 培养 他 ， 看 能 不 能 把 他 
调教 出 个 模样 来 。” 


他 满 脑 子 目 高 目 大 的 念头 ， 昂 首 阔 步 往 前 走 ， 径 直 来 到 一 座 小 
征 。 在 正 街 的 中 央 ， 横 莫 着 一 块 招 牧 一 一 “ 红 狮 *"， 这 使 他 想起 ， 当 天 
还 没 顾 上 吃 早 饭 ， 走 了 这 么 远 的 路 ， 肚 子 着 实 饭 关 了。 他 大 步 走 进 小 
客 店 ， 要 了 那 家 小 店 临时 所 能 供应 的 一 顿 最 好 的 午饭 ， 坐 在 咖啡 室 里 
呈 起 来 。 


刚 吃 到 一 半 ， 殊 听 到 一 个 非常 熟悉 的 声音 ， 由 远 而 近 ， 从 街 上 传 
来 ， 他 不 由 得 浑身 一 震 ， 打 起 哆 喧 来 。 那 显 显 声 ! 听 得 出 ， 那 辆 汽车 
越 来 越 近 ， 开 进 了 客 店 的 院子 ， 停 了 下 来 。 胆 内 紧 某 抓 住 昌 腿 ， 来 掩 
次 他 难以 控制 的 激动 。 随 后 车 上 那 估 人 束 走 进 了 咖啡 室 。 他 们 俄 了 ， 


有 说 有 笑 ， 大 谈 那 天 上 午 的 经 历 ， 谈 他 们 乘坐 的 那 辆 汽车 的 优 展 性 
能 。 蟒 蛤 如 饥 似 淘 、 人 全神贯注 地 倾听 了 一 会 儿 ， 终 于 按 探 不 住 了 。 他 
轻 轻 汶 出 咖啡 室 ， 在 柜台 付 了 账 ， 一 出 屋 ， 束 悄悄 转悠 到 院子 里 。“ 只 
KER, "HA Cu, “ 谅 无 妨碍 吧 ! ” 


汽车 怠 停 在 院子 当中 ， 没 人 看 管 ， 因 为 马 懂 工人 和 其 他 随从 都 进 
FAIZihaA J ° WERKE ee, Fee, Eee, Fae 
RE ° 


“不 知道 ，” 他 忽然 问 目 己 ,，“ 不 知道 这 种 车 好 不 好 发 动 ? ” 


A—-HIRTR, RAVEN, HOARE TIES, RTP eit 
FIORE, Mota PVE ZR, HET AER ED ° RM 
B— i, MERAH AE TRALEE; 像 做 梦 一 般 ， 他 拉动 了 挡 
AW, FEHR YT a, SRR TE; 像 做 梦 一 般 ， 什 么 是 非 
曲直 ， 什 么 顾虑 担忧 ， 一 股 脑 儿 都 抛 到 九 雷 云 外 。 他 加 大 了 和 车速， 汽 
车 冲 过 街道 ， 路 上 公路 ， 越 过 旷野 。 这 时 ， 他 起 挥 了 一切 ， 只 知道 他 
MAG SHEER, FCRC SAAS AAO WEER, ABW, FOE EAUEAR, 7) 
路 上 的 霸王 ; FEAT, AASB ERR, AUPE OER ie, aK AN DL 
天 日 。 他 一 面 驱 车 飞驰 ， SIC, BBE AS E.G 
低 吟 。 一 里 又 一 里 ， 被 他 的 车 轮 碾 过 ， 他 不 知道 拖 竟 驶 同 哪 里 ， 只 有 是 
为 了 充分 满足 他 的 天 性 ， 尽 情 至 受 有 眼前 的 快乐 ， 至 于 下 一 步 会 遇 到 什 
么 ， 一 概 不 邮 不 同 。 


ARR, "SREB YS Phi, “这 件 案子 案情 是 够 清楚 的 ， 
唯一 的 困难 是 ， 对 于 我 们 面前 这 个 虹 缩 在 被 告 席 上 的 无 可 救 药 的 流 
谍 ， 这 个 不 知 悔改 的 有 恶棍 ， 脏 样 才 能 给 他 点 儿 厉 害 笑 壬 ?让 我 想 想 
一 一 他 有 罪证 据 确 凿 无 疑 : 第 一 ， 他 偷 了 一 辆 昂 贯 的 汽车 ， 第 二 ， 
他 衣 乱 芍 驶 ， 和 危害 公众 ; BH, TORR RSE, 
诉 我 们 ， 这 三 条 中 的 每 一 条 罪行 ， 我 们 能 判 给 的 最 严厉 的 惩 昼 是 什 
A? 当然 ， 不 能 给 犯人 任何 假定 无 罪 的 机 会 ， 因 为 根本 不 存在 这 种 机 


Bo? 


aS Hal TRH, Ul “有 人 认为 ， 偷 汽车 是 最 大 的 徘 行 ， 
确实 如 此 。 不 过 ， 冒 犯 警察 ， 无 疑 应 受到 最 严 历 的 惩 下 ， 确 实 应 该 。 
如 果 说 ， 盗 车 罪 应 处 十 二 个 月 监禁 一 一 那 是 很 轻 的 ， 状 狂 敬 驶 应 处 二 
年 监 蔡 一 一 那 也 是 宽大 的 ;冒犯 警察 则 应 处 十 五 年 监禁 一 一 根据 证 人 
的 证 词 (哪怕 你 只 相信 这 些 证 词 的 十 分 之 一 ， 我 自己 从 不 相信 和 多 于 十 
分 之 一 的 证 词 ) ， 他 的 冒犯 行为 是 十 分 恶劣 的 。 三 项 加 在 一 起 ， 总 共 
征 十 九 年 一 一 ” 


“好 极 了 ! ”首席 法 官 说 。 


“您 不 如 干脆 凑 它 一 个 整数 
— GJ 。 


“这 个 建议 太 好 了 ! ” 首 遍 法 官 赞 许 说 ,“ 犯 人 ! 起 来 ， 站 直 了 。 这 
次 判 你 二 十 年 监禁 。 注 意 ， 下 次 再 看 到 你 在 这 里 ， 不 管 犯 什 么 罪 ， 一 
定 委 重重 惩罚 你 ! ” 


随后 ， 粗 又 的 狱 束 们 扑 同 倒霉 的 蟾 内 ， 给 他 戴 上 义 钞 ， 拖 出 法 
隆 。 他 一 路 尖 叫 ， 禄 求 ， 抗 议 。 他 被 拖 着 经 过 市 场 。 市 场 上 那些 游 手 
好 内 的 公众 ， 对 通缉 犯 回 来 者 表示 同情 和 提供 援助 ， 而 对 已 确认 的 罪 
犯 则 回来 是 疾 言 历 色 。 他 们 纷纷 问 他 投 来 吴 避 ， 扔 胡萝卜， 喊 口号 。 


二 十 年 ， 这 样 更 保险 。” 采 事 加 上 


他 被 拖 着 经 过 起 哄 的 学 童 ， 他 们 每 看 到 一 位 绅士 陷入 困境 ， 天 真 的 小 
脸 上 就 露出 喜 涕 涕 的 神色 。 他 被 拖 着 走 过 吓 叶 作 啊 的 吊桥 ， 罕 过 布 满 
PRET AVERT), GAT A To eA ee) el, A AS e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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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 呀 走 呀 ， 走 过 拉 胶 拷问 室 、 夹 指 室 ， 走 过 通 回 秘密 断头台 的 扬 角 ， 
一 直 走 到 监狱 最 深 处 那 间 最 阴森 的 地 牢 门 前 。 门 口 坐 着 一 个 年 老 的 狱 
和 革 ， 手 里 摆弄 着 一 串 又 重 又 大 的 钥匙 。 束 在 这 里 ， 他 们 停 了 下 来 。 


“ 咀 ， 好 家 伙 ! Ue ° (ets RE, BRT PRAIA AIT ° “HERE, 
EM, FIR SN ESE SEBO fle SARITA > BOVEUTIR > Ye 
Wh BA FBIL ° ARMAF ER, MEOGREARHAY, MAAK, H 
BEVIS IE \ A A EB EIR |” 


TRB RADHA, FEE TAPE Nae RS Ee ET 
FS) 2A yet Ze BAR JL eo, REE te SB ee tS RE 
T° I, Wale T BOK RA = BE eB a se TY 
备 森 普 、 最 隐秘 的 地 牢 里 一 个 可 怜 无 助 的 内 犯 。 


1. 乌拉 : 俄语 ， 表 示 欢 呼 。 一 一 译 者 注 


F 黎明 前 的 任 志 


APR EES HS PR TE TAT PZ) FR BR BE e/a oo O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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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四 肢 身 在 河岸 上 ， 等 着 他 的 朋友 回来 。 从 天 明 到 日 落 ， 天 空 万 里 无 
云 ， 示 日 炎炎 ， 高 温 表 人 ， 庄 得 他 到 现在 还 气 螨 吁 吁 。 他 一 直 在 河 边 
和 一 些 同 伴游 玩 ， 让 河 鼠 独 目 去 水 猎 家 赴 一 次 安排 已 久 的 约会 。 他 进 
屋 时 ， 看 到 屋 里 黑洞 洞 的 ， 至 无 一 人 人， 不见 河 鼠 的 踪影 。 河 鼠 一 定 是 
和 他 的 老 伙 伴 待 在 一 起 ， 迟 迟 不 想 回 家 。 


天 气 还 太 热 ， 屋 里 行 不 住 ， 峰 电台 躺 在 一 些 酸 模 时 于 上 ， 回 味 着 
这 一 天 经 历 的 种 种 事情 ， 觉 得 特有 意思 。 


过 了 一 会 儿 ， 河 鼠 轻 轻 的 脚步 踏 着 上 晒 干 的 草地 由 远 而 近 。“ 啊 ， 多 
ORT, AST! ”他 说 着 坐 了 下 来 ， 若 有 所 思 地 望 厦 河水 ， 一 声 不 
咏 。 


“你 在 那 边 吃 过 晚饭 了 吧 ? RREERUIA] © 


“ 走 不 开 呀 ，" 河 鼠 说 ,“ 他 们 死活 不 放 我 走 。 你 知道 的 ， 他 们 一 回 


心 。 沼 姐 ， 他 们 你 怕 是 遇 上 麻烦 了 。 小 胖 腾 又 对 了 。 你 知道 ， 他 父 
杀 是 多 么 疼 他 ， 虽 然 水 猎 很 少 表示 。?” 


“什么 ? 那个 孩子 吗 ? "BERNER, “了 束 算 走 丢 了， 又 有 什么 
可 担心 的 ? 他 老 是 出 去 ， 走 于 了， 过 后 又 回来 了 ; HARB kee e HK 
过 他 还 从 没 出 过 什么 差 池 。 这 一 带 所 有 的 居民 都 认识 他 ， 襄 欢 他 ， 避 ¥ 
像 他 们 喜欢 老 水 猎 一 样 。 总 有 一 天 ， 不 知 哪 只 动物 会 遇 上 他 ， 把 他 送 
回 家 的 。 你 只 管 放心 好 啦 。 你 瞧 ， 咱 们 目 己 不 是 还 曾 在 好 几 里 以 外 找 
到 过 他 ， 他 还 挺 得 意 ， 玩 得 开心 着 哩 ! ” 


“不 错 ， 可 这 回 问 题 更 严重 ，” 河 鼠 沉 重地 说 , “他 没 露面 已 经 许多 
天 了 ， 水 猎 夫 妇 到 处 找 迄 了， 还 是 不 见 他 的 影子 。 他 们 也 问 过 方圆 几 
里 的 每 只 动物 ， 可 都 说 不 知道 他 的 下 落 。 水 猎 显 然 是 急 坏 了 ， 虽 然 他 
不 肯 承 认 这 一 点 。 我 从 他 那儿 知道 ， 胖 胖 游 瀛 还 没 学 到 家 ， 看 得 出 ， 
他 担心 会 在 那 座 河 坝 上 出 事 。 这 个 季节 ， 那 儿 还 有 大 量 的 水 流出 来 ， 
而 且 ， 那 地 方 总 是 让 小 孩子 着 迷 的 。 而 且 ， 那 儿 还 有 一 一 呢 ， 陷 阱 呀 
什么 的 一 一 这 你 也 知道 。 水 猎 不 是 那 种 过 早 为 儿子 担心 的 人 ， 可 现在 
他 已 经 感到 悍 慢 不安 了 。 我 离开 他 家 时 ， 他 送 我 出 来 ， 说 是 想 透 透 空 
气 ， 伸 伸 腿脚 。 可 我 看 得 出 来 ， 不 是 那么 回 事 ， 所 以 我 拉 他 出 来 ， 一 
个 劲 儿 追 问 ， 终 于 让 他 吐露 了 实情 。 原 来 ， 他 二 要 去 渡口 边 过 夜 。 那 
地 方 你 知道 吗 ? 融 是 在 那 座 桥 建 起 以 前 ， 那 个 老 渡 口 那 儿 。” 


“知道 ， 而 且 很 熟悉 ，” 贞 鼠 说 , “不 过 水 猎 为 什么 单 挑 那 地 方 去 守 
着 呢 ? ” 


“ 嘱 ， 像 是 因为 那 是 他 第 一 次 教 胖 胖 游泳 的 地 方 ，” 河 鼠 接 着 
Ui, “那儿 靠近 河岸 有 一 处 浅水 的 沙嘴 。 那 也 是 他 经 常 教 胖 胖 抓 鱼 的 地 
方 。 小 胖 胖 的 第 一 条 鱼 束 是 在 那儿 抓 到 的 ， 为 这 他 可 得 意 了 。 那 孩子 
喜欢 这 地 方 ， 所 以 水 猎 想 ， 要 是 那 可 怜 的 孩子 还 活着 ， 在 什么 地 方 逛 
人 够 了 ， 他 或 许 音 先 会 回 到 他 最 喜欢 的 这 个 渡口 来 ; 要 是 他 碰巧 经 过 那 
里 ， 想 起 这 地 方 ， 他 或 许 会 停 下 来 玩 玩 的 。 所 以 ， 水 猎 每 晚 都 去 那儿 
守候 一 一 抱 着 一 线 和 希望 ， 只 十 一 线 布 望 ! ” 


他 俩 一 时 都 沉默 了， 都 在 想 着 同样 的 心事 一 一 漫漫 长 夜里 ， 那 只 
孤独 、 忧 伤 的 水 狂 ， 蹲 在 渡口 边 ， 守 候 厦 、 等 行 着 ， 只 为 了 那 一 线 布 
tA o 


“得 了 ， 得 了 ，” 过 了 一 会 儿 ， 河 鼠 疯 ,“ 唱 们 该 进 屋 睡觉 了 。? 说 
归 说 ， 他 却 没有 动弹 。 


“Tb, "REDD, “RTP RILITA, RADIA REL, Bee 
干 ， 好 像 也 没 输 可 干 的 。 咱 们 干脆 把 船 划 出 来 ， 往 上 游 去 ， 再 过 个 把 
钟头 ， 月 亮 吏 升 起 来 了 ， 那 时 咱们 束 可 以 借 着 月 光 尽 力 搜索 一 一 起 
码 ， 总 比 什 么 事 不 干 束 上 床 睡 觉 强 呀 。” 


“我 也 是 这 样 想 的 ，” 河 鼠 说 ,“ 再 说 ， 这 样 的 夜晚 也 不 是 适合 睡觉 
的 夜晚 。 天 很 快 融 完了， 一 路 上 ， 虽 们 还 可 以 同时 起 的 动物 打听 有 关 
胖 胖 的 消 轧 。” 


HSER HOR, ABR, VD TETHER 


河 心 有 一 条 狭长 清 腕 的 水 流 ， 隐 隐 反 映 出 天 空 。 但 两 岸 的 灌木 或 
树丛 投 在 水 中 的 倒影 看 上 去 却 如 同 河 岸 一 样 坚实 ， 因 此 中 鼠 在 掌舵 时 
忠 得 相应 地 做 出 判断 。 河 上 虽然 一 片 漆 因 ， 查 无 人 迹 ， 可 夜空 中 还 是 
充满 了 各 种 细小 的 声 啊 ， 歌 声 、 低 语 声 、 骞 寒 罕 罕 ， 表 明 那 些 忙 碌 的 
小 动物 还 在 活动 ， 通 宵 干 着 他 们 各 目的 膏 生 ， 直 到 初 阳 照 到 他 们 丑 
上 ， 众 他 们 回 祸 歇 已 。 


河水 本 身 的 声 首 ， 也 比 日 天 来 得 啊 有 党 ， 那 浪 站 和 全 侠 声 ， 更 显得 
突如其来 ， 近 在 尽 尺 。 时 不 时 ， 会 突然 听 到 一 声 清晰 的 嗓音 ， 把 他 们 
吓 一 跳 。 


地 平 线 与 天 空 泾 滑 分 明 ， 在 一 个 特定 地 点 ,一片 银 色 阁 辉 逐 渐 升 
高 、 扩 大 ， 衬 得 地 乎 线 格外 肌 半 。 最 后 ， 在 茶 候 已 久 的 大 地 的 边 绿 ， 


月 亮 符 皇 地 徐徐 升 起， 她 摆脱 了 地 平 线 ， 无 甘 无 绊 地 蕊 在 空中 。 


这 时 ， 他 们 又 看 清 了 地 面 的 一 切 一 一 广阔 的 草地 ， 幽 静 的 人 花园， 
DARE Fe ZR, SADA REE BT, Te 
的 色调 ， 亮 笔 笔 如 同日 全， 但 又 大 大 不 同 于 蝗 僵 。 他 们 篆 去 的 老 地 
方 ， 义 在 向 他 们 打招呼 ， 只 是 罕 上 了 男 一 套 衣 移 ， 仿 佛 它 们 曾经 偷偷 
溜 走 ， 换 上 一 身 胶 党 的 新 装 ， 又 悄悄 溜 回 来 ， 含 着 微笑 ， 毒 愤 地 等 
着 ， 看 他 们 还 认 不 认得 出 来 。 


两 个 朋友 把 船 系 在 一 棵 柳树 上 ， 上 了 岸 ， 走 进 这 静 放 的 银色 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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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他 们 义 登 摧 ， 划 到 对 岸 去 找 。 


这 样 ， 他 们 来 回 划 着 ， 济 河 而 上 。 那 轮 蜡 月， 静 静 地 高 共 在 没 云 
的 夜空 ， 尽 管 离 得 这 样 远 ， 却 尽力 帮 他 们 导 找 。 等 到 该 退场 的 时 辰 到 
了 ， 她 才 依 依 不 舍 地 离开 他 们 ， 沉 入 地 下 ， 双 一 次 神秘 地 笼 单 了 田野 
和 河流 。 


然后 ， 一 种 变化 慢 慢 地 出 现 ， 天 边 更 加 明朗 ， 田 野 和 树林 更 加 清 
晰 可 辨 而且 多 少 变 了 样子 ;党章 在 上 面 的 神秘 气氛 开始 退去 。 一 只 
乌 突然 鸣叫 一 声 ， 跟 着 又 悄 无 声 上 足 了 。 一 阵 轻 风 指 过， 吹 得 户 名 和 注 
草 沙 沙 作 啊 。 


吃 鼠 在 划 及 ， 河 鼠 集 在 船尾 。 他 忽然 坐 直 了 喘 子 ， 神 情 激 动 ， 聚 
将 会 神 地 侧耳 倾听 。 喘 鼠 轻 轻 地 划 着 荣 ， 让 册 缓 缓 癌 前 移动 ， 一 面 仔 
细 审 视 着 两 岸 。 看 到 河 鼠 的 那 副 神情 ， 他 不 由 得 好 奇 地 望 着 他 。 


“OAS Ra! PYAR OS, MEE, “多 美 呀 ! 多 神奇 
呀 ! 多 痢 颖 呀 ! 可 惜 这 么 快 束 没 了 ， 倒 不 如 压根 儿 没 听见 。 这 声 首 在 
我 心里 唤起 了 一 种 痛 苔 的 淘 望 ， 恨 不 能 再 听 到 它 ， 永 远 听 下 去 ， 除 了 


听 它 ， 别 的 什么 似乎 都 没有 意义 了 1! 它 又 来 啦 ! * 他 喊 道 ， 叉 一 次 振奋 
起 来 。 他 听 得 入 了 迷 ， 好 半 师 ， 不 说 一 句 话 。 


“Fe CRIT, WABI ° SU, “men! EAU! 远 
处 那 悠 扬 婉转 的 华声 ， 那 纤细 、 清 脆 、 欢 快 的 呼唤 ! 这 样 的 音乐 ， 我 
从 来 没有 梦想 过 。 音 乐 固然 甜美 ， 可 那 呼唤 更 加 强烈 ! GERI, ie 
Ba, SE! 那 音乐 和 呼唤 一 定 是 冲 着 虽 们 来 的 ! ” 


艰 鼠 非常 惊讶 ， 不 过 他 还 是 听从 了 。 他 说 : “我 什么 也 没 听 到 ， 除 
了 芦苇 、 灯 芯 草 和 柳 林 里 的 风声 。” 


他 的 话 ， 河 鼠 即 便 听 到 ， 也 没 回答 。 他 心醉 神 迷 ， 浑 喘 战 于 ， 整 
个 喘 心 部 被 这 件 神奇 的 新 鲜 事 物 占有 了 。 它 用 强 有 力 的 手 ， 紧 泽 抓 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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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笛 声 越 来 越 近 ， 越 来 越 清 楚 了 ，” 河 鼠 欢喜 地 喊 道 ，“ 这 会 儿 你 一 
定 也 听 到 了 吧 ! 啊 哈 ! 看 得 出 来 ， 你 终于 听 到 了 1 ” 


那 流水 般 欢 畅 的 篆 声 ， 当 亢 般 辐 峰 鼠 滑 来 ， 席 卷 了 他 ， 整 个 占有 
了 他 。 他 屏 住 呼吸 ， 痢 痴 地 坐 首 ， 还 把 了 划 桨 。 他 看 到 了 同伴 脸 舌 上 
的 钼 ， 便 理解 地 低下 头 去 。 


有 好 一 阵 ， 他 俩 竺 在 那儿 一 动不动 ， 任 赁 镶 在 河 边 的 紫色 珍珠 草 
在 他 们 号 上 拂 来 拂 去 。 然 后 ， 伴 随 厦 醉人 的 旋律 而 来 的 ， 是 又 清晰 又 
迫切 的 召唤 ， 引 得 髓 鼠 喘 不 由 己 ， 又 痢疾 地 众 身 划 起 桨 来 。 天 更 训 


了 ， 但 是 黎明 时 分 照例 听 到 的 乌 鸣 ， 却 没有 出 现 ， 除 了 那 美 妙 的 天 
i, AaB ts i AF 


HTT AB ARS A BIT, PRO BSE Se, EDR SS 
无 比 清新 ， 无 比 青 浴 。 他 们 从 没 见 过 这 样 鲜艳 的 玫瑰 ， 这 样 丰 成 的 柳 
兰 ， 这 样 芳 香 诱 人 的 绣 线 菊 。 再 往 后 ， 前 面 河 坝 的 隆隆 声 已 在 空中 有 颖 
ny, 。 


他 们 预感 到 ， 远 征 的 终点 已 经 不 远 了 。 不 管 那 是 什么 ， 它 肯定 正 
在 迎 候 他 们 的 到 来 。 


一 座 大 坝 ， 从 一 岸 到 一 岸 ， 环 抱 着 泗水 湾 ， 形 成 一 个 宽 冰 明亮 的 
ELBE ER AG, HER IR, BOG aI, TEP ZK TE it FCA He 
涡 和 市 状 的 泡沫 ; CARE GRIME , mol 7 APA AIA ey 


在 大 坝 那 内 光 的 臂膀 环抱 中 ， 安 卧 着 一 个 小 岛 ， 四 周密 密 层 层 长 
ANI > AMEND ce Camas, Gam Ae, (HERS, H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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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客人 祖 露 。 


两 只 动物 怀 痢 茶 种 庄 产 的 期 待 ， 盈 不 迟疑 地 把 船 划 过 那 吐 器 动 沪 
的 水 面 ， 集 泪 在 小 岛 鲜花 似 锦 的 岸 边 。 他 们 悄悄 上 了 岸 ， 罕 过 论 从 、 
塘 香 的 野草 和 灌木 林 ， 踏 上 和 平地， 来 到 一 片 绿油油 的 小 草坪 ， 草 坪 四 
周 ， 环 绕 着 大 目 然 目 己 的 采 园 一 一 沙 采 树 、 野 楼 桃 树 、 野 刺 李 树 。 


“这 是 我 的 梦 中 歌曲 之 乡 ， 是 癌 我 演奏 的 那 首 仙 首 之 乡 ，” 河 刀 迷 
离 民 履 地 喃 喃 道 ,“ 要 说 在 哪儿 能 找到 “他 ，， 那 束 是 在 这 个 神圣 的 地 
FT, Bea RPE RB tt’ ©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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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乐 ;， 那 是 一 种 衣 上 心头 并 且 紧 紧 抓 住 他 的 敬 长 感 ， 虽 然 他 看 不 见 ， 
心里 却 明 白 ， 一 个 宏伟 神圣 的 存在 物 就 近 在 眼前 。 他 费力 地 转 过 身 去 
找 他 的 朋友 ， 只 见 河 鼠 诚 悍 诚 恕 地 站 在 他 芝 边 ， 浑 身 剧 烈 地 赢 抖 。 四 
周 ， 栖 满 了 乌鸡 的 树 校 上 ， 依 旧 悄 无 声 上 尽 。 天 色 ， 也 越 来 越 完了 。 


向 声 现在 虽 已 停止 ， 但 那 种 召唤 ， 却 仍旧 那么 强 有 力 ， 那 么 刻 不 
容 级 ， 要 不 然 ， 虑 鼠 或 许 连 抬 有 眼看 一 看 都 不 敢 。 他 无 法 抵 拒 那 种 召 
唤 ， 不 能 不 用 肉眼 去 看 那 隐蔽 着 的 东西 ， 哪 人 一 瞬间 融 要 死去 也 在 所 
不 惜 。 他 战 战 项 闫 地 抬 起 谦卑 的 头 。 融 在 破晓 前 那 无 比 纯净 的 氛围 
里 ， 大 上 自然 焕发 着 她 那 鲜艳 绝伦 的 绯红 ， 仿 佛 正 屏 住 呼吸 ， 等 待 这 件 
大 事 一 一 就 在 这 一 刻 ， 奖 岂 直 视 那 位 朋友 和 救 主 的 服 睛 。 


他 看 到 一 对 回 后 卷曲 的 这 这 的 特 角 ， 在 晨光 下 发 亮 ; 他 看 到 一 双 
和 诲 的 眼睛 ， 议 谐 地 俯视 春 他 俩 ， 花 祥 的 两 眼 间 一 只 刚 多 的 座 钩 具 。 
一 张 藏 在 须 冉 下 的 嘴 ， 嘴 角 似 笑 非 笑 地 微微 上 泛 ;一 只 筋肉 隆起 的 
臂 ， 横 在 宽厚 的 胸 前 ， 修 长 而 柔韧 的 手 ， 仍 握 着 那 文 刚 离 展 边 的 牧 神 
Zi; SEN WBA, BU AA Be Es 而 假 依 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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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 ， 他 正安 逸 香甜 地 熟睡 。 残 在 这 屏 住 呼吸 心情 紧张 的 一 瞬间 ， 他 看 
到 了 呈现 在 晨曦 中 的 这 幅 鲜 明 的 景象 。 他 活着 看 到 了 这 一 切 ， 因 为 他 
还 活着 ， 他 感到 十 分 惊讶 。 


“ 河 电 ，” 好 不 容易 才 缓 过 气 来 的 髓 岂 ， 战 战 现下 地 低 声 说 , “你 害 
TANS? ” 


“害怕 ? “ 河 鼠 的 眼睛 里 闪烁 着 难以 言 表 的 故 爱 ， 低 声 哺 哺 道 ， <e 
怕 ? 怕 他 ? 啊 ， 当 然 不 ! 当然 不 ! 不 过 -一 不 过 -我 还 是 有 点 儿 害 
ff! 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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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 到 东西 时 ， 那 神奇 的 景象 已 经 不 见 了 ， 只 听 得 空中 回荡 着 百 乌 欢呼 
日 出 的 颁 歌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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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 ， 他 们 起 掉 了 一 切 。 这 正 古 那 位 慈祥 的 半 神 为 了 关怀 他 显 喘 相助 的 
动物 ， 送 给 他 们 的 一 件 礼物 一 一 遗 筷 。 为 了 不 让 那 令 人 敬 晨 的 印象 信 
久 沛 留心 头 ， 给 欢乐 壹 上 沉重 的 阴影 ， 不 让 那 段 重大 回忆 和 莹 回 脑 际 ， 
损害 那些 被 他 救出 困境 的 小 动物 的 后 半生 ， 让 他 们 还 能 像 从 前 那样 过 
得 轻松 愉快 ， 他 送 给 了 他 们 这 份 礼物 。 


峰 鼠 揉 了 揉 腿 睛 ， 情 情 地 望 独 荡然 回 顾 的 河 岂 。 他 问 :“ 对 不 起 ， 
河 鼠 ， 你 说 什么 来 着 ? ” 

“我 想 我 是 说 ，"” 河 鼠 慢 生硬 地 回答 , “这 才 是 我 们 要 找 的 地 方 ， 我 
们 就 应 该 在 这 里 找到 他 。 瞧 ! 啊 哈 ! 他 不 融 在 那儿 ， 那 个 小 家 伙 ! ” 河 


有 组 局 兴 地 喊 了 一 声 ， 癌 沉睡 的 胖 胖 跑 去 。 

可 征 幅 鼠 还 伍 性 地 站 了 一 会 儿 ， 想 着 心事 。 吏 像 一 个 人 突然 从 类 
梦 中 本 来 ， 枯 可 回忆 这 个 梦 ， 可 又 什么 也 想 不 起 ， 只 模 模 糊糊 感到 那 
SBIR, RMT! 随后 ， 那 点 类 的 感觉 也 渐渐 消失 了 “。 做 梦 的 人 只 
得 悲哀 地 接受 醒 过 来 的 冰冷 严酷 的 现实 ， 接 受 它 的 惩罚 。 贞 鼠 正 是 这 
样 ， 他 兰 兰 回忆 一 阵 之 后 ， 伤 心地 播 插头， 跟着 河 鼠 去 了 。 


胖 翌 醒 来 ， 快 活 地 吼 吼 叫 了 一 声 。 他 看 到 父亲 的 两 位 朋友 一 一 他 
们 过 去 常 和 他 一 起 玩 一 -高兴 地 扭 动 着 身子 。 可 是 不 一 会 儿 ， 他 脸 上 
锯 出 茫然 的 神色 ， 转 着 圈 儿 寻找 什么 ， 蜡 子 里 发 出 乞求 般 的 月 鸣 。 他 
像 一 个 在 奶妈 怀 里 甜 甜 入 睡 的 小 孩儿 ， 醒 来 时 ， 发 现 目 己 孤 雯 堆 地 行 
在 一 个 阳 生 的 地 方 ， 束 到 处 寻 砚 。 找 忆 了 所 有 的 屋 角 和 想 概 ， 跑 通 了 
所 有 的 房间 ， 心 里 越 来 越 失 望 。 


胖 胖 坚持 不 懈 地 搜 壳 了 整个 小 岛 ， 最 后 他 完全 绝望 了 ， 侍 在 地 上 
伤心 地 大 活 起 来 。 


峰 电 赶紧 跑 过 去 安 感 这 小 动物 ， 可 河 鼠 却 迟 迟 不 动 ， 满 腹 疑 云 地 
久久 注视 着 草地 上 一 些 深 深 的 蹄 印 。 


“有 个 一 一 伟大 的 一 一 动物 一 一 来 过 这 里 。” 他 阁 有 所 思 地 慢 慢 
说 ， 他 站 在 那里 ， 左 思 右 想 ， 心 中 翻腾 得 好 生 古 怪 。 


“ 快 来 呀 ， 河 鼠 ! ” 虑 鼠 喊 ,，“ 想 想 可 怜 的 老 水 猴 吧 ， 他 还 在 渡口 苔 


等 哪 ! ” 


他 们 管 应 胖 腾 ， 要 带 他 好 好 玩 一 不 
游荡 一 番 ， 胖 胖 的 心 立 刻 得 到 了 安奈。 


两 只 动物 领 他 来 到 水 边 ， 上 了 船 ， 让 他 安安 稳 稳 坐 在 两 人 当中 ， 
打 起 桨 往 泗水 湾 下 游 划 去 。 太 阳 已 经 升 得 老 高 ， 晒 在 身上 上 暖 详 详 的 ， 


乘 河 鼠 先生 的 小 船 在 河上 


鸟 儿 们 无 拘 无 束 地 纵情 歌唱 ， 两 岸 的 鲜花 冲 他 们 频频 点 头 微笑 。 可 不 
知 怎 的 一 他 们 觉得 一 — 花 儿 的 颜色 ， 0 
的 那样 丰富 多 彩 ， 那 样 鲜艳 地 究竟 是 


又 来 到 主 河道 了 。 他 们 掉 转 船 涉 ， 逆 流 而 上 ， 萌 水 儿 朋 友 正 孤独 
守候 的 地 点 划 去 。 快 到 那个 熟悉 的 渡口 时 ， 喘 鼠 把 船 划 同 岩 边 ， 把 胖 
胖 换 上 岸 ， 让 他 站 在 纤 道 上 ， 命 他 开 步 走 ， 又 在 他 育 上 担 了 拍 ， 算 十 
友好 的 道别 ， 然 后 把 船 驶 到 中 流 。 


他 们 看 着 那个 小 家 估 播 播 舞 摆 顺 着 纤 道 走 去 ， 一 副 满 意 又 目 得 的 
神情 。 只 见 他 猛 地 抬 起 嘴巴 ， 路 中 的 步子 一 下 子 变 成 了 案 拙 的 小 步 ， 
脚步 加 快 了 ， 人 尖 声 呼 哼 着 ， 扭 动 着 身 于 ， 像 是 认 出 什么 来 了 。 


他 们 同上 游 望 去 ， 只 见 老 水 猫 一 跃 而 起 ， 纵 吴 足 出 他 耐心 守候 的 
浅水 滩 ， 神 情 紧张 又 严肃 « LER TBE, PEA, ACHE TR 
SCEEAYALEY ° GRAY, Mes — SFR eR, PRK, EBT 
当当 的 河水 把 他 们 随便 冲 癌 哪里 ， 因 为 ， 他 们 的 搜寻 任务 已 经 大 功 告 
pars 


“HT GB, MP ATER o BORER IMT. OME AIC HR TERRE 
由 着 船 顺水 漂流 , “你 也 许 会 说 ， 这 和 是 因 为 我 们 整 宿 没 睡 ， 可 这 并 不 算 
回 事 呀 。 每 年 这 季节 ， 我 们 每 星期 总 有 半数 夜晚 不 睡 沉 的。 不， 我 觉 
得 像 是 刚刚 经 历 过 一 件 惊 心动 咱 的 大 事件 ， 可 是 ， 什 么 特别 的 事 也 没 
有 发 生 啊 %” 


“也 可 以 说 ， 是 某 种 非常 惊人 的 、 光 辉 的 、 美 好 的 事情 。” 河 鼠 仰 
靠 者 ， 闭 上 眼睛 喃 喃 道 , “我 的 感觉 跟 你 一 样 ， 岂 鼠 ， 简 直 疫 乏 得 要 
命 ， 但 并 不 是 身体 疫 乏 。 幸 亏 明 们 是 在 河上 ， 它 可 以 把 明 们 送 回 家 
去 。 太 阳 又 晒 到 号 上 ， one 外 到 骨头 里 去 了 ， 多 尾 意 呀 ! Wr, 
JRF = DA, RIK HH) LIL 


“ 像 音 乐 一 遥远 的 音乐 ”由 鼠 导 骨 欲 睡 地 点 着 头 说 。"“ 我 也 这 样 


AG, VAL VIC > FORT RE, “舞蹈 首 乐 一 一 那 种 节操 轻快 又 
绢 绢 不 绝 的 首 乐 一 一 可 是 还 市 歌词 一 一 歌词 忽而 有 ， 名 而 没有 一 一 我 
断断续续 能 听 到 几 名 一 一 这 会 儿 又 成 了 舞蹈 音乐 一 这 会 儿 什么 也 听 


不 到 了 ， 只 和 刹 下 芦苇 细 细 的 轻柔 的 蹇 罕 声 。” 


ARAB, MERA, “我 听 不 见 歌 词 。” 


“我 来 试 弃 把 歌词 念 给 你 听 ，? 河 鼠 财 着 眼睛 轻声 说 , “现在 歌词 义 
来 了 一 一 声音 很 弱 ， 但 很 清晰 一 一 为 了 不 使 敬 且 长 留心 头 一 一 个 使 欢 
笑 变 为 忧 条 一 一 只 要 在 急需 时 求助 于 我 的 威力 一 一 过 后 就 要 把 它 均 
io! 现在 卢 囊 接 茬 又 唱 了 一 一 ' 筷 记 吧 ， 环 记 。' 声 音 越 来 越 弱 ， 变 成 
了 悄悄 话 。 现 在 ， 歌 词义 回来 了 一 一 


“为 了 不 使 胶体 红肿 撕 裂 一 一 我 松 开 设 下 的 陷阱 一 一 陷阱 松 开 
时 ， 你 们 就 能 把 我 移 见 一 一 因为 你 们 定 会 坪 记 ! meee, TOA, 
SUT 3! 歌词 很 难听 清 ， 而 且 越 变 越 弱 了 。 


“我 是 救援 者 ， 我 是 治疗 者 ， 我 疼 舞 潮湿 山 林 里 的 小 小 游子 一 一 
我 找到 山林 里 迷路 的 小 动物 ， 为 他 们 包扎 伤口 一 一 路 哇 他 们 把 一 切 环 
PR! ' 划 近 些 ， 肯 鼠 ， 再 近 些 ; 不行， 没有 用 ; 那 歌声 已 经 消失 ， 化 成 
J PAR ° ” 


“可 是 ， 这 歌词 是 什么 意思 ? "RE URRS AAR HEIA] © 
答 ， 


“这 我 也 不 知道 ，” 河 竹内 位 单 地 回答 ,，“ 我 昕 到 什么 ， 束 告诉 你 什 
Zo Wa! 歌声 义 回 来 了 ， 这 回 很 完整 ， 很 清楚 ! 这 回 到 发 是 真实 的 ， 
绝对 错 不 了 ， 人 简单 一 一 热情 一 一 完美 一 一 ” 


“ 那 好 ， 让 明 昕 昕 。” 髓 明说 。 他 已 经 耐心 等 了 几 分 钟 ， 在 炽热 的 
BASE, aha) Liane T° 


可 十 没有 回答 。 他 本 了 河 鼠 一 眼 ， 束 明日 了 为 什么 没有 回答 。 他 
看 到 ， 河 鼠 脸 上 市 着 快 乐 的 微笑 ， 还 挂 痢 一 丝 侧耳 倾听 的 神情 ， 困 任 
的 河 鼠 议 帝 熟睡 了 。 


8 WaleR A brid 


WEN RE T “SPA RRAR RA HE, AE, ~— BHC A 
的 中 世纪 城堡 ， 把 他 和 外 面 的 世界 隔绝 开 了 。 外 面 那 个 世界 ， 阳 光 类 
烂 ， 碎 石子 道路 纵横 交错 ， 前 不 久 ， 他 还 在 那儿 尽情 玩乐 ， 好 不 快 
活 ， 束 像 全 英国 的 道路 部 补 他 买 下 了 似 的 。 想 到 这 儿 ， 他 一 头 扑 倒 在 
地 上 ， 流 着 壮 酸 的 润 ， 完 全 陷入 了 绝望 。* 一 切 的 一 切 全 完 啦 ，” 他 圳 
DOH, “至 少 是 ， 蝎 肾 的 前 途 完 啦 ， 反 正 是 一 样 。 那 个 名 声 显 赫 、 漂 训 
体面 的 蝎 内 ， 富 有 好 客 的 蟾 内 ， 目 由 目 在 、 无 忧 无 虑 、 温 文 尔 雅 的 螨 
Wee, SEM! 我 胆 大 妥 为 ， 偷 了 人 家 一 辆 漂亮 汽车 ， 又 厚 着 脸皮 ， 粗 骏 
无 礼 ， 对 一 大 帮 红 脸 膀 的 胖 警 察 胡说 八道 ， 坐 牢 是 我 罪 有 应 得 ， 哪 还 
有 获释 的 希望 ! ”抽泣 嘻 住 了 他 的 喉 哎 ,， “FREES, UTE, RABE 
这 个 地 牢 里 藻 熬 岁月 。 有 一 天 ， 那 些 曾 经 以 认识 我 为 采 的 人 ， 连 我 蝗 
蛤 的 名 字 部 给 二 了 ! BRA, SUL RA, RED TS | 
你 们 的 判断 多 么 正确 ! 你 们 看 人 看 事 ， 多 透彻 呀 ! MR, RISA 
的 、 孤 可 无 依 的 蟾 肾 哟 ! ?他 融 这 样 骨 夜 不 停 地 不 叹 ， 一 连 过 了 好 儿 个 
星期 ， 不 肯 吃 饭 ， 也 不 肯 吃 点 心 。 那 位 板 着 面孔 的 老 狱 鞭 知 道 他 的 口 
oe elm SR, SULA, AR SOS, DREAM 
ESE RA, BERS Si, ARS AM ANZ ° 


且说 ， 这 狱 府 有 个 女儿 ， 她 是 位 心肠 慈善 的 可 爱 寻 女 ， 在 监狱 里 
帮 看 父 杀 干 点 儿 轻 便 杂 活 。 她 特别 喜欢 动物 ， 养 了 一 只 金 丝 逢 ， 乌 答 
子 每 天 丈 挂 在 厚 厚 的 城堡 墙 上 一 钉子 上 。 乌 的 鸣 唱 ， 吵 得 那些 想 在 午 
饭 后 打 个 上 师 儿 的 犯人 昔 恼 不 堪 。 夜 晚 ， 乌 笼 束 用 布鞋 昔 着 ， 放 在 厅 里 
的 人 桌 子 上 。 她 还 养 着 几 只 论 斑 忌 和 一 只 不 停 地 转 着 圈 儿 的 松 岂 。 这 位 
好 心 的 姑 奶 很 同情 蟾 内 的 悲惨 处 境 。 有 一 天 ， 她 对 父亲 说 : “BE! 我 实 


在 不 丸 心 看 着 这 只 可 怜 的 动物 那么 受罪 ,您 瞧 他 多 瘦 呀 。 您 让 我 来 管 
他 吧 。 您 知道 ， 我 是 多 么 喜欢 动物 。 我 要 亲手 喂 他 东西 吃 ， 让 他 坐 起 
来 ， 干 各 种 各 样 的 事 。” 


她 父亲 回答 说 ， 她 层 意 拿 蟾 内 怎 么 办 都 可 以 ， 因 为 他 已 经 烦 透 了 
WEIR o HUTT RWSERAR el APA > REE AW BOM o TEAK, 
Leb Sat TT WR A 28 A], ASAT BSA SE 


“HEM, WER, TREMOR, "ae Tit, “ARBOR, PETER 
泪 ， 做 个 懂事 的 动物 。 试 试看 ， 吃 口 饭 吧 。 瞧 ， 我 给 你 合 来 一 点 儿 我 
的 饭菜 ， 刚 出 炉 的 ， 还 热 着 哪 。” 


这 是 用 两 只 盘子 扣 着 的 一 份 土豆 加 卷 心 染 ， 香 气 四 洪 ， 充 满 了 狭 
小 的 牢房 。 脆 内 正 惨 兮 今 地 伸 开 四 胶 贡 在 地 上 ， 卷 心 荣 那 股 深 烈 的 香 
味 钻 进 了 他 的 蜡 孔 ， 一 时 间 使 他 感到 ， 生 活 也 许 还 不 像 他 想象 的 那样 
空虚 绝望 。 不 过 ， 他 还 是 悲伤 地 天 个 没完 ， 踢 路 着 两 腿 ， 不 理会 她 的 
安 恕 。 也 明 的 寻 女 暂时 退 了 出 去 ， 不过， 她 市 来 的 热 菜 的 香气 还 留 在 
牢房 里 。 蟾 肾 一 边 抽 江 ， 一 边 用 具 子 邮 ， 同 时 心里 想 着 ， 渐 渐 地 想到 
了 一 些 使 他 激动 的 新 念头 ， 想 到 侠义 行为 ， 想 到 诗歌 ， 还 有 那些 等 着 
他 去 完成 的 业绩 ; 想到 广阔 的 草地 ， 阳 光 下 ， 微 风 里 ， 在 草地 上 吃 草 
的 牛 持 ;想到 沫 园 和 于， 整齐 的 花坛 ， 被 蜜蜂 团团 围 住 的 暖 融 融 的 金鱼 
草 ; 还 想到 蟾 宫 里 撩 桌 上 砚 奈 那 悦耳 的 叮当 声 和 人 们 拉拢 椅子 吏 餐 时 
椅子 腿 氛 着 地 板 的 声音 。 狭 小 的 内 室 里 的 空气 仿佛 呈现 出 玫瑰 色 。 他 
想起 了 目 己 的 朋友 们 ， 他 们 准 会 设法 间 救 他 的 ; 他 想到 律师 ， 他 们 一 
定 会 对 他 的 案子 感 兴趣 的 。 他 是 多 么 轧 喜 ， 当 时 为 什么 不 请 儿 位 律 
师 。 来 了， 他 想到 目 己 原 是 绝顶 聪明 、 足 智 多 谋 ， 只 要 肯 动 动 目 己 那 
伟大 的 脑筋 ， 世 间 万 事 他 都 能 办 到 。 想 到 这 里 ， 所 有 的 否 恼 几乎 一 扫 
yee 


JUS A Da, SORCERY ° tipina— tat, BER 
冒 着 热气 的 香 茶 ， 还 有 堆 得 老 高 的 一 盘 热 腾腾 的 黄油 烤 面 包 。 面 包 片 


切 得 厚 厚 的 ， 两 面 都 烤 得 焦 黄 ， 炊 化 的 黄油 顺 着 面包 的 孔 眼 儿 直 往 下 
滴 ， 变 成 金黄 色 的 大 油 球 ， 像 蜂巢 里 泣 出 来 的 蜜 。 黄 油 烤 面包 的 气 
味 ， 人 简直 在 同 蟾 肉 讲话 ， 说 得 清 清 楚楚 ， 半 点 儿 不 含糊 。 它 讲 到 暧 融 
融 的 厨房 ， 明 亮 的 霜 尾 的 年 餐 ， 讲 到 冬日 黄昏 漫游 归来 ， 罕 拖鞋 的 脚 
WEAR, AP eK, PEL ETT ae, 
er AK ARE HY) cz 22 48 TE DAMGK © WEWR MK ARE OR, PRAERIA, BRET 
AS, UBT TRS, FCT RH RRB EO, Ae Tt 
在 那里 都 干 些 什么 ， 他 是 一 个 何等 显要 的 人 物 ， 他 的 朋友 们 多 么 租 重 
ft ° 


狱 鞭 的 女儿 看 到 ， 这 个 话题 像 茶 点 一 样 ， 对 昌 肾 大 有 神 花 ， 就 或 
励 他 说 下 去 。 


“给 我 说 说 你 的 蟾 豆 吧 ，? 她 说 , “看 来 那 是 个 美丽 的 地 方 。” 


“Wee it, RR BHU, “是 一 所 合格 的 、 独 门 独 户 的 绅士 住 
宅 。 它 别具一格 ， 一 部 分 是 在 十 四 世纪 建成 的 ， 不 过 现在 安装 了 最 方 
便 的 现代 化 设施 ， 有 最 新 款式 的 卫生 设备 ， 离 教堂 、 邮 局 、 高 尔 夫 球 
场 都 很 近 ， 只 消 走 五 分 钟 束 到 。 适 合 于 一 一 ” 


“上 天 保佑 你 这 动物 ，"* 姑 娘 大 笑 着 说 ，" 我 又 不 打算 买 下 它 。 给 我 
讲 讲 房子 的 具体 情况 吧 。 不 过 先 等 一 下 ， 我 再 给 你 拿 点 儿 茶 和 烤 面包 


她 一 溜 小 跑 走 开 ， 很 快 又 端 来 一 盘 吃 的 。 蛤 肉 仙 饮 地 一 头 扎 进 烤 
面包 ， 人 情绪 多 少 恢复 过 来 。 他 给 她 讲 他 的 船 场 、 鱼 塘 、 围 墙 里 的 沫 
be; RAS. SBE PSs > ee, RAE + DOK ES > Blas 
FE RRR 《这 玩意 儿 她 特 喜 欢 ) ; 讲 他 的 宴会 厅 ， 他 怎样 招待 别 的 
BI AA TE ES, TT ER RUA, POR Ki, EK, XM 
讲 故事 ， 诸 如 此 类 。 然 后 ， 她 又 要 他 谈 他 的 动物 朋友 们 的 情况 ， 津 津 
有 味 地 听 他 讲 他 们 怎样 过 活 ， 怎 样 娱乐 消遣 ， 一 切 一 切 。 当 然 ， 她 没 
有 说 她 征 把 动物 当 宠 物 来 喜爱 ， 因 为 她 知道 那 会 使 蟾 内 大 为 反感 。 末 
J. Ra EK ee, FERRERS, TE MR KI, HZ 
KE SRC iad BS > iat AMER T° HM TT — Bsc) ad 
JL, BREAKERS LAMAR, RH A PoE EE, SS 
美 地 睡 了 一 夜 ， 还 做 了 许多 最 愉快 的 好 梦 。 

打 那 以 后 ， 帝 闽 的 日 子 过 了 一 天 又 一 天 ， 他 们 经 党 在 一 起 谈 得 很 


投机 。 狱 深 的 女儿 越 来 越 替 旷 肾 抱 不 平 ， 她 觉得 ， 这 么 一 只 可 怜 的 小 
动物 ， 为 了 一 件 微不足道 的 过 失 ， 就 给 关 在 监牢 里 ， 太 不 应 该 了 。 蟾 


肾 呢 ， 他 的 虚 采 心 又 抬头 了 ， 以 为 她 关心 目 己 ， 十 出 于 对 目 己 滋生 了 
恋情 。 只 是 他 认为 ， 他 俩 之 间 社 会 地 位 太 巧 殊 ， 他 不 能 不 为 此 感到 遗 
憾 ， 因 为 她 苹 个 挺 招 人 喜欢 的 小 妞 儿 ， 而 且 显 然 对 他 一 往 情 深 。 


有 天 早上 ， 那 女孩 儿 像 是 有 心事 似 的 ， 回 答 他 的 问题 时 有 点 儿 心 
不 在 看 。 赐 肾 觉 得 ， 他 那 连篇 的 机 智 妙 语 和 才气 横 次 的 评论 ， 并 没 引 
起 她 应 有 的 注意 。 


“ 蟾 内 ，? 她 开门 见 山 地 说 , “你 仔细 上 听 着 。 我 有 个 姑母 ， 是 个 洗衣 


“好 啦 ， 好 啦 ，" 瞻 肾 温 文 和 谐 地 说 ，“ 这 没关系 ， 别 去 想 它 啦 。 我 
也 有 好 几 位 姑母 ， 本 来 都 要 做 洗衣 妇 的 。，” 


“WEN, UREGE— SILER, PERE BIL, “MASSA, 

这 是 你 的 大 毛病 。 我 正在 考虑 一 个 问题 ， 你 搅乱 我 的 思路 。 我 刚才 
说 ， 我 有 位 寻 母 ， 她 是 个 洗衣 妇 。 她 蔡 这 所 监狱 里 所 有 的 犯人 洗衣 服 
一 一 我 们 照例 总 把 这 类 来 钱 的 活 儿 留 给 目 家 人 ， 这 你 明日 。 她 每 星期 
一 上 午 把 要 洗 的 衣服 取 走 ， 星 期 五 傍晚 把 洗 好 的 衣服 送 回 来 。 今 儿 是 
星期 四 。 你 瞧 ， 我 想到 这 么 个 招 儿 : 你 很 有 钱 一 一 人 至少 你 老 是 这 样 对 
我 说 一 一 而 她 很 穷 。 几 和 镑 钱 ， 对 你 来 说 不 算 回 事 ， 可 对 她 却 大 有 用 
场 。 要 是 多 多 少 少 打 点 打点 她 一 一 也 束 是 你 们 动物 肖 说 的 ， 笼 络 笼 络 
她 ， 我 想 ， 你 们 也 许可 以 做 成 一 笔 多 易 ， 她 让 你 罕 上 她 的 衣 答 ， 戴 上 
她 的 布 帐 什么 的 ， 你 呢 ， 婆 扮 成 专职 洗衣 妇 ， 避 C 可 以 温 出 监狱 。 你 们 
俩 有 许多 地 方 挺 相像 一 一 特别 是 身材 关 不 多 。” 


“我 和 她 根本 不 相像 ，" 验 肾 没 好 气 地 说 ，" 我 身材 多 优美 呀 
WORT °° 


“Bete AE — $a Ml so "KILI, “GERI ° 1X 
SARA > RAY > AT AR! 我 还 为 你 难过 ， 想 帮 你 一 把 


就 


哩 ! ” 


“好 ， 好 ， 没 关系 ; SUI ei, PREREIC, “不 过 ， 问 题 
re, VR AE LENE Be AWE TEE eee, TT AE!» 


BMREL LATER IL, 4 ORHOMRAR IME | "女孩 儿 怒 冲冲 地 
说 ，" 我 看 ， 你 大 概 是 想 坐 上 四 匹 马 拉 的 车 出 去 吧 ! ” 


诚实 的 蟾 肾 总 是 乐于 认错 的 ， 他 说 : “你 是 一 位 善良 、 聪 明 的 好 姑 
娘 ， 我 确实 是 只 又 骄傲 又 思春 的 蟾 内 。 请 多 关照 ， 把 我 介绍 给 你 尊敬 
的 姑母 吧 。 我 相信 ， 令 姑母 大 人 和 在 下 一 定 能 达成 双方 都 满意 的 协 


第 二 天 傍晚 ， 廊 孩儿 把 她 的 姑母 领 进 饮 肾 的 牢房 ， 还 帝 上 本 周 要 
尝 的 衣服 ， 用 毛巾 包 好 ， 别 针 别 住 。 这 次 会 见 ， 事 先 已 经 同 老 太太 打 
过 招呼 ， 而 蟾 肾 又 细心 周到 地 把 一 些 金币 放 在 桌 上 显眼 的 地 方 ， 于 是 
谈判 马 到 成 功 ， 无 须 多 费 展 舌 。 蟾 肾 的 金币 换 来 了 一 件 印花 棉布 袍 
衣 、 一 条 围裙 、 一 条 大 围巾 ， 还 有 一 顶 银 了 色 的 黑 布 女 帽 。 老 太太 提 
出 的 唯一 条 件 ， 束 是 把 她 的 嘴 堵 上 ， 捆 绑 起 来 ， 扔 在 墙角 。 她 解释 
Ui, eI MAA Ae, DEE CORNEA AE 
的 情节 ， 她 希望 能 保住 自己 的 饭碗， 尽管 事情 显得 十 分 可 疑 。 


蟾 内 欣 袋 接 受 了 这 个 建议 。 这 能 使 他 气派 地 离开 监狱 ， 而 不 三 没 
他 那个 危险 的 亡命 之 徙 的 英名 。 于 是 他 很 乐意 地 帮助 狱 浴 的 女儿 ， 把 
她 的 姑母 尽量 伪 逆 成 一 个 身 不 由 己 的 受害 者 。 


“现在 ， 蟾 内 ， 该 轮 到 你 了 ，" 女 孩儿 说 ,“ 脱 掉 你 身上 的 外 衣 和 马 
围 ， 你 已 经 够 胖 的 了 。” 

她 一 面 突 得 前 仰 后 合 ， 一 面 动手 给 他 穿 上 印花 棉布 裙 棚 ， 紧 某 地 
扣 上 领 扣 ， 披 上 大 围巾 ， 打 了 一 个 符合 洗衣 妇 映 份 的 裙 ， 叉 把 初 色 的 


SHA FATE BEI F ° 


“你 跟 她 简直 一 模 一 样 了 ，? 她 咯咯 突 着 说 , “Ae RB, (xe 
子 还 从 没 这 么 体面 过 。 好 啦 ， 蟾 内 ， 再 见 吧 ， 祝 你 好 运 。 顺 着 你 进来 
时 的 路 一 直 走 ， 要 是 有 人 跟 你 搭 训 一 一 他 们 很 可 能 会 的 ， 因 为 他 们 都 
征 男 人 嘛 一 一 你 当然 也 可 以 跟 他 们 打 打趣 儿 ， 不 过 要 记 住 ， 你 是 一 位 
寡妇 ， 孤 身 一 人 在 世上 过 活 ， 可 不 能 和 对 了 名 声 蚜 。” 


Wei toa — RUPE PP ELORA-D, eR REN ES, DRE 
HOE HAS, Tua BORA ee SPAT Oo Aik, (AR Ra Ta 
喜 地 发 现 ， 道 道 关 卡 都 一 帆 风 顺 地 通过 了 “。 可 是 一 想到 他 的 这 份 好 人 
缘 ， 以 及 造成 这 种 好 人 缘 的 性 别 ， 实 际 上 都 是 另外 一 个 人 的 ， 又 不 免 
ZB > RBI JRE ° DEAR FRE oT, EBB ATT PA 9 4 78 
家 ， 对 每 房 上 了 门 的 小 门 和 和 森 疡 的 大 门 ， 仿 佛 都 是 一 张 通行 证 。 甚 至 
在 他 左右 为 难 ， 不 知 该 往 哪 边 抛 时 ， 下 一 道门 的 卫兵 就 会 帮 他 摊 脱 困 
境 ， 高 声 招呼 他 快 些 过 去 。 因 为 那 卫兵 急 着 要 去 喝 茶 ， 不 愿 整 夜 在 那 
儿 等 着 。 主 要 的 危险 ， 倒 是 他 们 拿 俏皮 话 跟 他 搭 训 ， 他 目 然 不 能 不 妆 
机 立 断 做 出 恰如其分 的 回答 。 因 为 蟾 晓 是 个 目 草 心 很 强 的 动物 ， 他 们 
的 那些 打 许 逗趣 ， 他 认为 多 数 都 很 无 聊 答 拙 ， 盈 无 幽 玖 感 可 言 。 不 
过 ， 费 了 很 大 劲 ， 辟 算 耐 下 性 子 ， 使 目 己 的 回答 适合 对 方 和 他 乔装 的 
人 物 的 吴 份 ， 情 趣 高 雅 而 不 出 格 。 


i tit TLR, th ta TS, RT a A 
as BAe, OTT a 4 a ae a A TR 
HAMS ° Ba, MATOS AT EAE eth Se eR — 
上 上 了， 感到 外 面世 界 的 新 鲜 空气 吹拂 在 他 焦虑 的 额 上 ， 他 知道 ， 他 目 
Fea 


这 次 大 胆 的 冒险 ， 这 样 轻而易举 就 获得 了 成 功 ， 使 得 他 头发 坚 。 
(HERR AKT SCRA EA, SRA RPE AID, ir 


一 个 念头 ， 束 是 必须 尽快 离开 邻近 地 区 ， 因 为 他 被 迫 姜 扮 的 那 位 太 
太 ， 在 这 一 带 是 人 人 熟识 和 喜欢 的 一 个 人 物 。 


他 边 走边 想 ， 忽 然 注意 到 ， 不 远 处 ， 在 镇 子 的 一 侧 ， 有 一 些 红 绿 
灯 在 闪烁， 机 车 的 喷气 声 ， 和 车 辆 进 岔 道 的 扩 击 声 ， 也 传 进 了 他 的 耳 
有 东 。“ 啊 哈 ! ?他 想 ,“ 真 走运 ! 这 会 儿 ， 火 车 站 是 我 在 世上 最 光 望 的 东 
西 ; 而 且 ， 到 火车 站 去 不 需要 穿 过 镇 子 ， 用 不 着 再 装扮 这 个 丢人 现 眼 
的 角色 ， 用 不 着 再 花言巧语 跟 人 周 放 了， 尽管 那 很 管用 ， 可 有 损 一 个 
KING 8? 


他 径直 来 到 火车 站 ， 看 了 看 行车 时 刻 表 ， 看 到 有 一 趟 大 致 开 往 他 
家 那个 方 同 的 车 ， 半 小 时 以 后 束 开 车 。“ 义 交 上 好 运 啦 1! WEIR ° Ath 
来 了 精神 头 ， 到 售票 处 去 买 票 。 


他 报 了 离 饮 宫 最近 的 车 站 的 名 称 。 他 本 能 地 把 手 伸 进 马 甲 的 兜 里 
去 掏 钱 。 那 件 棉布 衫 ， 直 到 这 一 刻 一 直 在 忠实 地 为 他 效劳 ， 他 却 走 恩 
HM, 把 它 走 挥 了 。 现 在 这 件 衣 移 横 插 一 手 ， 阻 碍 他 掏 钱 。 像 做 异 梦 
似 的 ， 他 拼命 撕 扯 那 怪 东西 ， 可 那 东 西 仿佛 抓 率 了 他 的 手 ， 还 不 住地 
咽 舌 他 ， 使 他 耗 尽 全 身 的 力气 而 不 能 得 运 。 其 他 旅客 在 他 后 面 排 成 长 
队 ， 等 得 不 耐烦 了 ， 同 他 提出 有 用 或 没 用 的 建议 ， 或 轻 或 重 的 批评 。 
末了 ,不知 怎 么 搞 的 一 一 他 也 闸 不 清 是 怎么 回 事 一 一 他 突破 了 重重 障 
碍 ， 终 于 摸 到 了 他 素来 村 钱 的 地 方 ， 不 料 却 发 现 ， 非 但 没有 钱 ， 连 闻 
钱 的 口袋 也 没有 ， 甚 至 连 闭口 袋 的 马甲 也 没 啦 ! 


他 惊 忍 万分， 想起 他 把 他 的 外 衣 和 马甲， 连同 他 的 钱包 、 钱 、 负 
o> ROKR HEE, 一切 的 一 切 ， 全 都 丢 在 地 牢 里 了 。 正 是 这 些 
东西 ， 使 一 个 人 活 得 有 价值 ， 使 一 个 拥有 许多 口袋 的 动物 、 造 物 的 宠 
儿 ， 有 别 于 只 拥有 一 个 口袋 或 根本 没有 口袋 的 低 等 动物 ， 他 们 只 配 凑 
合 痢 蹦 蹦 跳 跳 ， 却 没有 资格 参加 真正 的 鄞 赛 。 


他 狠 狐 不 堪 ， 只 得 孤注一掷 。 他 又 摆 出 自己 原 有 的 优雅 风度 一 
一 种 乡村 绅士 和 名 牌 大 学 院 长 兼 有 的 气派 一 说: “ 唉 ! 我 忘 带 钱包 
啦 ， 请 把 票 给 我 好 吗 ? 明天 我 就 差 人 把 钱 送 来 。 在 这 一 带 我 是 知名 人 
to” 


ee CUTE (1 A tte BP a AY A A ET AZ, Pe WGP AK 
说 :“ 我 相信 你 在 这 一 市 定 会 出 名 的 ， 要 是 你 老 机 这 套 见 花招 。 听 着 ， 
太太 ， 请 你 离开 窗口 ， 你 妨碍 别 的 旅客 买 票 ! ” 


一 位 老 绅士 已 经 在 他 后 背 稚 了 好 一 阵子 ， 这 时 干脆 把 他 推 到 一 
边 ， 更 不 像 话 的 是 ， 他 们 竞 管 蟒 内 叫 太 太 ， 这 比 那 晚 发 生 的 任何 事 都 
更 令 他 恼火 。 


他 一 肚子 委 届 ， 满 心 的 刷 来 ， 漫 无 目的 地 沿 着 火车 集 徘 的 月 台 往 
前 走 ， 有 眼泪 顺 着 两 腮 滚 落 下 来 。 他 心 想 ， 眼看 就 要 到 手 的 安全 和 归 
AK, RRB AR ARS ILE RE, AA Ae a op Se ABORT > BOR 
ME, ESS, 2A o HUES RAMA KAW, IRA wie 
追捕 ， 被 抓 住 ， SBS, WES, AM, KEES ak 
加 稳 草 地 铺 的 藻 日 子 。 他 会 加 信 受 到 看 管 和 刑 昼 。 唉 呀 ， 那 寻 女 该 怎 
样 嘲笑 他 啊 ! 可 他 天 生 不 是 个 飞毛腿 ， 跑 不 快 ， 他 的 体形 又 很 容易 被 
人 辨认 出 来 。 怎 么 办 ? 能 不 能 藏 在 车 厢 座 位 底下 呢 ? 他 见 过 一 些小 学 
生 ， 把 关怀 备至 的 父母 给 的 车 钱 全 都 花 在 别 的 用 途上 ， 束 用 这 办 法 混 
车 ， 他 是 不 是 也 能 如 法 炮制 ? 他 一 边 合计 着 ， 不 觉 已 走 到 一 辆 机 车 跟 
前 。 一 位 壮实 的 司机 ， 一 手 拿 着 油 壶 ， 一 手提 着 块 棉纱 团 ， 正 倍加 爱 
护 地 给 机 车 擦拭 、 上 油 。 


AREF, KYB! ”司机 说 ,，“ 遇 到 麻烦 了 吗 ? 你 像 是 不 大 高 兴 。” 


“WR, FC, WEERUL, MRT ROR, “我 是 个 不 笠 的 穷 洗 衣 妇 ， 所 
有 的 钱 都 丢失 了 ， 没 钱 买 火车 票 ， 可 我 今 晚 非 赶 回 家 不 可 ， 不 知道 咱 
办 才 好 。 老 天 爷 蚜 ! ” 


“ 太 粳 了 ，" 司 机 思 导 着 说 ，“ 钱 委 了 一 回 不 了 家 一 家 里 还 有 几 
个 孩子 在 等 你 吧 ? ” 


“REF, WERT, “他 们 准 要 换 碾 的 一 Bk RY 
要 打 翻 油灯 的 ， 这 帮 小 傻瓜 ! 一 一 会 吵架 的 ， 吵 个 没完 。 老 天 
ae 


“好 吧 ， 我 给 你 出 个 主意 ，” 好 心 的 火车 司机 说 , “RUE THK 
这 行当 的 ， 那 很 好 。 我 呢 ， 你 瞧 ， 证 个 火车 司机 。 开 火车 是 个 脏 活 。 
我 罕 脏 的 计 衣 一 大 堆 ， 我 太太 尝 部 洗 烦 了 。 要 是 你 回 家 以 后 ， 蔡 我 洗 
儿 件 衬衣 ， 洗 好 给 我 送 来， 我 就 让 你 搭 我 的 机 车 。 这 是 违反 公司 规章 
的 ， 不 过 这 一 市 很 偏僻 ， 要 求 不 那么 闻 。” 


WEIR AAS — RPS RO TIES, A ICICI es ° B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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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打算 洗 。 不 过 他 合计 : “等 我 平安 回 到 蟾 襄 ， 有 了 钱 ， 有 了 盛 钱 的 口 
袋 ， 我 束 给 司机 送 钱 去 ， 够 他 洗 好 些 衣 移 的 ， 那 还 不 是 一 样 ， 说 不 定 
更 好 哩 。” 信 号 员 挥动 了 他 望 眼 欲 穿 的 那 面 小 旗 ， 火 车 司机 拉 啊 了 欢快 
的 汽 和 苦 。 火 车 隆隆 驶 出 了 站 台 。 和 车 速 越 来 越 快 ， 昌 肾 看 到 两 旁 实 实在 
在 的 田野 、 树 从 、 矮 篇 、 牛 、 号 ， 飞 一 般 地 从 他 身边 内 过 。 他 想到 ， 
每 过 一 分 钟 ， 他 就 离 蜂 宫 更 近 ， 想 到 同情 他 的 朋友 、 衣 袋 里 叮当 作 呵 
的 钱币 、 软 软 的 床 、 美 味 的 食物 ， 想 到 人 们 对 他 的 历险 故事 和 过 人 的 
聪明 齐 声 赞叹 一 一 想到 这 一 切 ， 他 蔡 不 住 唤 上 蹦 下 ， 大 声 喊叫 ， 断 断 
续 续 地 唱 起 歌 来 。 火 车 司机 大 为 惊 座 ， 因 为 洗衣 妇 他 以 前 偶尔 也 碰 到 
过 ， 但 这 样 一 位 洗衣 妇 ， 他 可 征 从 没 见 过 。 


他 们 已 经 驶 过 了 许多 里 的 路 程 ， 蟾 蛤 在 考虑 到 家 后 吃 什么 晚餐 。 
这 时 ， 他 注意 到 司机 把 头 探 出 窗外 ， 用 心 听 着 什么 ， 脸 上 露出 疑惑 的 
神情 ， 随 后 ， 司 机 又 怜 上 煤 扒 ， 越 过 车 顶 癌 后 张望 。 回 到 车 里， 他 对 
WER: “ 真 怪 ， 今 晚 这 条 线 上 ， 我 们 是 最 后 一 班车 ， 可 是 我 敢 保证 ， 
我 听 到 后 面 还 有 一 辆 车 开 过 来 ! ” 


WEIR Sy EUCHE T ARB ARETE, SECON CAREER ° 
架 骨 下 半截 一 阵 隐隐 的 痛感 ， 一 直 传 到 两 腿 ， 使 他 只 想 坐 下 来 ， 况 力 
不 去 想 各 种 可 能 发 生 的 情况 。 


这 时 ， 月 腕 照 焰 得 通明 ， 司 机 设法 在 煤 堆 上 站 稳 了 ， 可 以 看 清 他 
们 后 面 长 长 的 路 轨 。 


他 立刻 喊 道 , “现在 我 看 清楚 了 ! 是 一 辆 机 车 。 在 我 们 同一 条 轨道 
上 ， 飞 快 地 开 过 来 了 ! 他 们 像 是 在 追 我 们 ! > 


倒 霉 的 蟾 肾 足 在 燥 堆 上 ， 绥 尽 脑 计 想 脱 号 之 计 ， 可 硬是 一 血 莫 


展 


“他 们 很 快 就 返 上 咱们 了 1! ?司机 说 , “机 车 上 满 是 奇 奇怪 怪 的 人 | 
ANAAKH ER, ~FERSH: AN ERMAN, FHSS 
te; 还 有 一 些 是 罕 得 破 破 烂 烂 戴 高 礼 帽 的 人 ， 拿 着 手枪 和 手杖 ， 即 使 
阳 这 么 还 ， 也 可 以 断定 那 古 便衣 侦探 ， 所 有 的 人 部 挥 着 家 伙 ， 喊 着 同 
一 句 话 : “停车 ， 停 车， 停车 ! ，” 


这 时 ， 蟾 肾 一 下 子 跪 在 煤 堆 上 ， 举 起 两 只 合拢 的 爪子 ， 素 求 
道 :“ 救 救 我 吧 ， 求 来 你 ， 杀 爱 的 好 心 的 司机 先生 ， 我 同 你 坦 日 一 切 ! 
我 不 是 那个 简单 的 洗衣 妇 ! 也 没有 什么 天 真 的 或 者 淘气 的 孩子 在 家 等 
我 ! 我 是 一 只 蟾 肾 一 一 是 赫赫 有 名 受 人 爱戴 的 蟾 内 和 多 生 ， 我 是 一 个 地 
产 主 。 我 赁 着 极 大 的 勇气 和 智慧 ， 刚 刚 从 一 座 可 民 的 地 牢 里 逃 了 出 
来 。 我 坐牢 ， 是 由 于 仇人 人 陷害。 要 是 再 给 那 辆 机 车 上 的 人 人 抓 住 ， 我 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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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、 睡 草 铺 的 悲惨 境地 ! ” 


火车 司机 非常 严厉 地 低头 望 着 他 ， 说 :“ 你 老实 告诉 我 ， 坐 牢 是 因 
为 什么 ? ” 


“没什么 大 不 了 的 事 ，” 可 怜 的 蟾 内 说 ， 满 脸 通红 , “我 只 不 过 在 车 
主 吃 午饭 的 时 候 ， 借 用 一 下 他 们 的 汽车 ， 他 们 当时 用 不 着 它 。 我 并 不 
征 有 意 偷 车 ， 真 的 ， 可 是 有 些 人 一 一 特别 是 地 方 官 们 一 一 竞 把 这 种 粗 
心 大 意 的 鲁莽 行为 看 得 那么 挛 重 。” 


火车 司机 神情 非常 严肃 ， 他 说 : “CRRA PRBS ee — RR, EO 
权 把 你 交 给 法 律 去 制裁 。 不 过 你 现在 显然 是 处 在 危难 中 ， 我 不 会 见 死 
不 救 。 一 来 ， 我 不 喜欢 汽车 ;二 来 ， 我 在 目 己 的 机 车 上 不 爱 听 警察 们 
文 使 。 再 说 ， 看 到 一 只 动物 流 眼 泪 ， 我 于 心 不 息 。 所 以 ， 打 起 精神 
HK, WER! 我 要 尽 最 大 的 努力 搭救 你 ， 唱 们 兴 许 还 能 挫败 他 们 ! ” 


他 们 一 个 劲 儿 往 锅炉 里 添 迷 ; 炉 火 呼 呼 地 吼 ， 火 花 四 溅 ， 机 车 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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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 起 来 轻快 ， 而 且 他 们 的 机 车 更 优良。 咱们 只 有 一 个 法 和子， 这 有 是 你 逃 
脱 的 唯一 机 会 ， 好 好 昕 我 说 。 前 方 不 还 ， 有 一 条 很 长 的 隧道 ， 过 了 了 
道 ， 路 轨 权 穿 过 一 座 密林 。 过 隧道 时 ， 我 要 加 足 马 力 ， 可 后 面 的 人 因 
为 人 出 事故 ， 会 放 慢 速度 。 一 过 隧道 ， 我 殉 关 气门 ， 来 个 急 刹 车 ， 等 
车 速 慢 到 可 以 安全 跳 车 时 ， 你 瓯 跳 下 去 ， 在 他 们 钻 出 隧道 、 看 到 你 以 
前 ， 跑 进 树林 里 藏 起 来 。 然 后 我 再 全 速 行 驶 ，3 引 他 们 来 退 我 ， 随 他 们 
想 追 多 人 久 束 妃 多 人 久 好 啦 。 现 在 注意 ， 做 好 准备 ， 我 叫 你 跳 车 ， 束 跳 ! ” 


他 们 又 汪 、 了 些 煤 ， 火 车 像 子 弹 一 样 射 进 隧洞 ， 机 车 稼 隆隆 狂 吼 着 
往 前 直 冲 ， 末 了 ， 他 们 从 隧道 男 一 端 射出 来 ， 又 驶 进 新 鲜 空气 和 宁静 
的 月 区 。 只 见 那 座 树 林 横 册 在 路 轨 的 两 人 出， 显得 非常 乐意 帮忙 的 样 
子 。 司 机 关上 和 气门 ， 踩 住 刹车 ， 蝎 肾 站 到 踏板 上 ， 和 车速 减 慢 到 差不多 
和 步行 一 样 时 ， 他 听 到 司机 一 声 喊 :“ 现 在， 跳 ! ” 


蟾 内 踊 了 下 去 ， 一 骨 碌 滚 过 一 段 短 短 的 路 基 ， 从 地 上 疏 起 来 ， 居 
然 一 点 儿 没 伤 厦 。 他 扑 进 树林 ， 藏 了 起 来 。 


他 从 树林 里 往外 颖 望 ， 只 见 他 坐 的 那 贺 火 车 又 一 次 加 速 行进 ， 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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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是 ， 他 很 快 瑟 笑 不 起 来 了 ， 因 为 他 想到 ， 这 时 已 是 深夜 ， 又 黑 
又 冷 ， 他 来 到 了 一 座 不 熟悉 的 树林 ， 喘 无 分 文 ， 吃 不 上 晚饭 ， 仍 旧 远 
离 朋友 和 家 。 火 和 车展 耳 的 隆隆 声 消 渤 以 后 ， 这 里 的 一 切 像 死 一 般 咎 
静 ， 怪 吓人 的 。 他 不 敢 离开 藏 号 的 树 人 从， 觉得 离 铁 路 越 远 越 好 ， 于 十 
外 进深 深 的 林子 。 


在 监狱 里 蹲 了 这 么 入， 他 感到 树林 特别 生 朴 ， 符 别 不 友好 ， 像 成 
心 在 拿 他 取笑 喜乐 似 的 。 夜 章 单 调 的 咱 咱 声 ， 使 他 觉得 林 中 布 满 了 搜 
索 他 的 卫兵 ， 从 四 面 八方 问 他 包抄 过 来 。 一 只 猫头鹰 ， 悄 没 声 地 狂 然 
回 他 扑 来 ， 翅 膀 探 着 他 的 肩头 ， 吓 得 他 跌 了 起 来 ， 心 惊 胆 战 地 想 : 那 
准 是 一 只 手 。 接 着 猫头鹰 又 像 飞 峨 一 样 轻 轻 探 过 ， 发 出 一 串 低 沉 
的 " 呵 ! 呵 ! 呵 ! ”的 笑 声 ， 听 起 来 非常 下 流 。 有 一 回 ， 他 磁 上 一 只 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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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星期 少 了 我 一 只 袜子 、 一 个 枕套 ! 下 次 留神 别 再 犯 !1 CUA, BR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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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气 十 了。 末了 ， 又 冷 ， 又 臧 ， 又 乏 ， 他 找到 一 个 树 洞 ， 驮 了 进去 ， 
设法 用 树枝 和 村 时 铺 了 一 张 比较 舒适 的 床 ， 帝 帝 地 睡 着 了 ， 直 睡 到 天 
明 。 


S 天涯 旅人 


河 鼠 心烦 意 乱 、 焦 踩 不 安 ， 也 不 知 究竟 因为 什么 。 从 表面 看 ， 大 
目 然 还 保持 着 盛夏 欣欣 回采 的 气象 ， 尽 管庄 称 地 的 众 绿 已 让 位 给 了 金 
黄 ， 人 花 杰 树 变 红 了 ， 从 林 已 有 多 处 染 上 了 烈焰 般 的 赤 祝 ， 然 而 光照 、 
气温 和 色彩 依旧 没有 减退 ， 看 不 出 一 年 行将 逝去 的 靖 蕊 迹象。 不 过 ， 
果园 里 树 泡 间 那 弦 歌 不 辍 的 大 合唱 已 消减， 只 剩 下 几 个 不 知 疲倦 的 演 
唱 者 ， 偶 尔 表 演 一 曲 黄昏 之 歌 。 知 更 乌 又 开始 大 出 风头 。 空 气 里 荡 谍 
着 一 种 变迁 和 别离 的 意 强 。 杜 鹏 有 目 然 早 束 沉默 了， 许多 别 的 羽毛 界 朋 
友 ， 几 个 月 来 一 直 是 这 幅 熟 悉 的 风景 画 和 那个 小 小 社会 的 一 部 分 ， 也 
逐渐 隐没 不 见 ， 他 们 的 队伍 看 来 正 一 天 天 减员 。 河 鼠 同 来 密切 关注 着 
所 有 羽 经 界 的 活动 ， 看 到 他 们 正 日 渐 趋 向 南 迁 。 甚 至 夜间 身 在 床上 ， 
他 也 能 听 出 那 急 于 南 行 的 鸟 儿 们 听从 造化 的 指令 ， 扑 打 着 起 膀 拯 过 夜 


自然 界 的 大 饭店 ， 也 和 其 他 大 饭店 一 样 ， 有 它 自 己 的 旺季 和 淡 
季 。 旅 客 们 一 个 又 一 个 收拾 行 装 ， 结 账 离 店 ， 公 共和 餐厅 里 每 开 过 一 屯 


饭 ， 座 椅 束 撤去 一 批 ， 怪 姜 深 的 。 一 套套 房间 关闭 了 ， 地 秩 卷 起 来 
， 侍 者 套 退 了 。 而 那些 常住 的 客人 ， 则 留 下 等 待 来 年 饭店 全 面 开 
。 他们 眼 此 着 大 批 旅 伴 飞 走 的 飞 走 ， 告 别 的 告别 ， 热 烈 地 谈论 着 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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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影响 。 他 会 感到 心绪 不 村 ， 郁 郁 寡 欢 ， 烦 躁 易 怒 。 你 们 干吗 要 变换 
环境 ? 干吗 不 老 老 实 实 竺 在 这 儿 ， 安 安生 生 过 日 子 ? 这 家 饭店 在 淡季 
的 模样 ， 你 没 见识 过 ;， 你 哪里 知道 ， 我 们 这 些 留 下 来 共 质 四 时 美景 的 
动物 ， 孕 有 多 少 乐趣 。 可 那些 打 定 主意 要 走 的 动物 总 是 回答 说 : 当 
然 ， 这 无 疑 古 事实 ， 我们 非 第 涨 莫 你 们 一 一 也 许 改 年 我 们 也 留 下 来 


| 


不 过 现在 我 们 男 有 约会 一 一 公共 汽车 殊 信 在 门口 ， 出 发 的 时 刻 到 
Ra! Poe, ASE, FER, Te el], DABS 
火 。 河 鼠 是 一 种 知足 常 乐 的 动物 ， 扎 根 在 这 片 土地 上 ， 不 管 谁 走 ， 他 
反正 不 走 ; 尽管 如 此 ， 他 还 是 不 免 觉 察 到 空气 里 有 种 变化 ， 骨 子 里 难 
免 受到 感染 。 


处 处 都 在 忙 着 辞 行 送别 ， 行 色 勿 甸 ， 在 这 种 时 候 ， 要 安 下 心 来 干 
点 儿 正 事 ， 有 是 很 难 的 。 河 岸 边 ， 灯 心 草丛 已 经 长 得 又 高 又 密 ， 河 水 已 
经 流 得 缓慢 ， 水 位 低落 了 。 河 鼠 离 开 了 河岸 ， 漫 无 目的 地 朝 田 野 走 
去 。 他 走 过 一 两 块 龟 裂 的 布 满 尘 埃 的 牧场 ， 一 头 钼 进 一 大 片 索 田 。 才 
子 金灿灿 的 ， 受 当 翻 深 ， 沙 沙 作 啊 ， 充 满 了 宁静 的 动作 和 呢喃 细 语 。 
河 幢 常 喜 欢 在 这 里 漫游 ， 罕 行 在 粗壮 的 麦 生 从 林 之 间 。 麦 秆 在 他 涉 上 
高 高 地 文 起 一 片 金色 的 天 空 一 一 那天 空 总 在 不 集 地 效 效 起舞， 内 内 发 
tt, Meena, AN BOSE MAGEE, Mout, EMEA 
昂 ， 开 怀 大 笑 ， 恢 复 故 态 。 在 麦田 里 ， 河 鼠 也 有 许多 小 友 ， 整 个 一 个 
小 社会 ， 他 们 过 着 丰 足 忙碌 的 生活 ， 可 也 总 能 抽出 片刻 空间 ， 和 来 访 
的 客人 聊 会 儿 朵 天 ， 互 换个 信息 。 但 今天 ， 不 知 怎 的 ， 野 时 和 田鼠 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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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小 组 ， 在 人 研究 一 套套 小 大宇 的 规划 和 草图 ， 考 虑 如 何 才 能 把 小 居室 
构造 得 紧 冯 适用， 而 且 要 建 在 仓库 附近 。 有 的 正 把 积 满 尘土 的 箱 笼 和 
衣 签 拖 出 来 ， 有 的 已 经 在 埋头 捆扎 目 己 的 财物 ， 裔 地 都 是 一 堆 堆 一 捆 
捆 的 小 麦 、 燕 麦 、 大 麦 、 样 实 、 干 末 ， 等 得 运 走 。 


“ 河 鼠 兄 来 啦 1 "他 们 一 见 河 鼠 ， 便 喊 了 起 来 ，“ 快 过 来 帮 一 手 ， 河 
Bl, BUZERD LIBS | * 


“你 们 在 玩 什么 游戏 呀 ?* 河 鼠 绷 着 脸 说 ,，“ 你 们 该 懂得 ， 现 在 还 不 
是 考虑 过 冬 住所 的 时 候 ， 早 着 哪 1 > 


“是 啊 ， 这 我 们 懂 ，” 一 只 田鼠 有 点 儿 不 好 意思 地 说 ,“ 不 过 ， 及 早 
做 准备 总 是 好 的 ， 对 不 ? 我 们 必须 赶 在 那些 可 怕 的 机 器 开始 扎 轧 地 翻 


地 之 前 ， 把 这 些 家 具 、 行 李 和 储备 粮 氢 走 。 再 说 ， 你 也 知道 ， 现 如 今 
最 好 的 套间 很 快 瑟 给 抢 光 了 ， 要 是 你 晚 了 一 步 ， 你 束 得 随便 找 个 地 方 
OER; 而 且 ， 新 住所 还 得 先 修 整 拾 摄 一 &, Ay fe et So SS 
然 ， 现 在 是 早 了 点 儿 ， 这 我 们 知道 ， 不 过 我 们 也 只 是 刚 开 个 头 。” 


“ 开 什 么 头 。" 河 鼠 说 ,“ 天 气 这 么 好 ， 跟 我 一 道 划 划 船 ， 或 者 在 树 
篇 边 散 散步 ， 或 者 到 树林 里 去 野餐 ， 或 者 干 点 儿 别 的 什么 不 好 吗 ? ” 


噢 , 今 儿 个 不 去 了 ， 谢 谢 你 。” 田 鼠 忙 说 , “也 许 改天 一 一 等 我 们 


河 鼠 轻 氏 地 呼 了 一 声 ， 转 身 要 走 ， 不 想 踩 到 一 只 由 盒 ， 摔 倒 了 ， 
嘴 里 不 干 不 净 地 区 了 几 句 。 


“要 是 人 们 人 小心 在 意 些 ，” 一 只 田鼠 尖 刻 地 说 ， 加 神 看 道 ， 人 
们 就 不 致 伤 着 目 己 ， 不致 失态 了 。 注 意 那 只 大 旅行 袋 ， Se 
找 个 地 方 坐 坐 。 再 过 一 两 个 钟 尖 ， 我 们 也 许 就 有 空 nas 


“你 所 说 的 * 空 闸 *， 只 怕 在 圣诞 节 以 前 ， 是 不 会 有 的 。* 河 鼠 没 好 气 
地 反 展 相 讯 。 他 在 行李 堆 中 择 路 走出 了 麦田 。 


HAAS 
cay 


河 鼠 灰 溜溜 地 回 到 
收 失 行 装 ， 从 不 开 溜 ， 也 从 不 搬 到 别 的 住宅 去 过 冬 。 


他 看 见 ， 岸 边 的 一 排 杞 柳 林 里 ， 林 着 一 只 燕子 。 不 一 会 儿 又 来 了 
一 只 ， 跟 着 又 来 了 第 三 只 。 燕 子 们 在 梳头 不 停 地 动弹 ， 热 烈 地 低 声 区 


A 
这 简直 滑稽 可 笑 


Sk 


“ 噢 ， 如 果 你 是 说 要 走 ， 我 们 还 不 走 哩 ，” 第 一 只 燕子 回答 说 , “我 
们 只 是 筹划 筹划 ， 安 排 安排 。 只 是 谈 谈 ,今年 打算 走 哪 条 路 线 ， 在 哪 
儿 葡 脚 ， 诸 如 此 类 。 这 也 挺 有 趣 哩 。” 


Fe? TBE, “我 真 不 理解 。 要 是 你 们 非 离开 这 个 愉快 的 好 地 
方 不 可 ， 非 离开 想念 你 们 的 朋友 和 刚刚 安顿 好 的 舒适 的 家 不 可 ， 到 该 
走 的 时 候 ， 我 不 怀疑 ， 你 们 会 勇敢 地 飞 走 ， 面 对 一 切 艰 难 险 阻 、 变 幻 
英 测 的 新 环境 ， 还 要 摊 出 一 副 高 高 兴 兴 的 样子 。 可 是 ， 还 没 到 非 走 不 
可 的 时 候 ， 殊 谈论 起 来 ， 哪 怕 只 是 想 一 想 ， 这 未 人 免 一 一 ” 


“你 当然 理解 不 了 ，* 第 二 只 燕子 说 ，“ 首 先 ， 我 们 内 心 感到 一 种 双 
动 ， 一 种 甜 密 的 不 安 。 人 然后， 往事 就 像 信和 名 一 样 ， 一 桩 桩 一 件 件 飞 了 
回来 。 它 们 夜间 在 我 们 梦 中 朝 朔 ， 白 天 就 随 我 们 一 道 在 空中 盘旋 。 当 
那些 早已 忘掉 的 地 方 ， 它 们 的 气味 、 声 响 和 名 称 一 个 个 飞 回来 向 我 们 
招手 时 ， 我 们 就 渴望 互相 询问 ， 交 流 信息 ， 好 让 自己 确信 这 一 切 都 是 
真实 的 。” 


“今年 你 们 能 不 能 留 下 不 走 ， 殊 竺 一 年 行 不 行 ?” 河 鼠 巴 巴 地 同 他 
们 建议 , “我 们 要 尽力 使 你 们 过 得 和 舒适 敢 意 。 你 们 走 得 老 远 ， 根 本 想 不 
到 我 们 这 儿 过 得 多 么 开心 。” 


“有 一 年 我 试 着 留 下 来 的 ，” 第 三 只 燕子 说 ,“ 我 越 来 越 喜 欢 这 地 
方 ， 所 以 到 了 该 走 的 时 候 ， 我 束 留 下 了 ， 没 跟 别 的 燕子 一 块 儿 走 。 开 
头 几 星期 情况 还 算 好 ， 可 后 来 哎呀 呀 ， 黑 夜 那么 长 ， 好 无 聊 啊 | 
日 天 不 见 阳 光 ， 阴 森森 的 ! 空气 又 炙 又 冷 ， 一 调 地 里 也 找 不 到 一 只 虫 
子 ! MT, 这样 可 不 行 ， RWS. Tee SRM NAR 
Bl, 我 起 飞 了 。 那 天 东风 刮 得 紧 ， 我 在 内 陆 飞 得 挺 顺 利 。 飞 过 高 山峡 
谷 时 ， 下 起 了 大 雪 ， 我 努力 拼搏 一 番 ， 才 穿 过 山 隘 。 当 我 迅速 飞 到 大 
湖上 时 ， 我 又 一 次 感到 育 上 晒 着 暖 融融 的 太阳 ， 符 到 第 一 只 肥胖 的 颗 
THIS, ARSE ot Bee ei Ais! WAAC RH ate 
梦 ， 未 来 全 是 快乐 的 假日 。 一 周 又 一 周 ， 我 不 停 地 往 南 飞 ， 飞 得 轻 


松 ， 飞 得 悠 采 ， 需 要 喜 留 多 和 久 吏 多 入， 只 征 随 时 注意 倾听 南方 的 呼 
唤 。 所 以 ， 我 不 能 留 下 ， 我 有 过 教训 ， 再 也 不 敢 违抗 南方 的 召唤 了 。?” 


“是 啊 ， 古 啊 ， 南 方 在 召唤 ， 南 方 在 召唤 ! ” 男 两 只 燕子 做 梦 似 的 
呢喃 着 , “南方 的 歌 ， 南 方 的 色彩 ， 南 方 明天 的 空气 ! 噢 ， 你 可 记得 
一 一 他 们 二 反 了 河 电 ， 只 顾 沉 迷 在 热情 的 回忆 里 。 河 鼠 听 得 出 神 ， 他 
PVD AP aa Gita A BRERA) ° HA BA, BBARSZ, BBR BURR > 
MOFGA, AT THR BR T She cULAM KS JL, fe) 
ARIF AS EATS FSG, IL AE CAPR EI PP PFE a RSS, EB 
ies FE PROIAC ° WRK ABA BF, SCR ORB TY 
TE, MASAMI, Ee EE BR? 他 朵 上 双眼 ， 
A AIARR MAM SEA) BERRY, BBR VAD ADAP eT fo 
灰色 ,冷冰冰 的 ， 绿 色 的 田野 变 得 暗淡 无 区 了 。 这 时 ， 他 那 颗 中 页 的 
心 ， 似 乎 在 大 声 谴责 他 那个 软弱 的 目 我 的 背叛 。 


“ 那 你 们 为 什么 还 要 回来 ? ”他 猜疑 地 问 燕 子 , “这 片 可 怜 的 灰 瞳 的 
小 天 地 ， 还 有 什么 可 吸引 你 们 的 地 方 ? ” 


第 一 只 燕子 说 : “在 适当 的 季节 到 来 时 ， 你 以 为 我 们 会 感受 不 到 另 
一 种 召唤 吗 ? 那 丰茂 的 草地 ， 湿 润 的 果园 ， 满 是 虫子 的 暖 水 池塘 ， 吃 
草 的 牛 羊 ， 翻 旺 的 干草 ， 理 想 的 屋檐， 房子 周围 的 各 种 农场 设施 ， 不 
是 也 在 召唤 我 们 吗 ?” 


BB AREF “URL RG RT i BB ES BY 
吗 ? ” 


“到 一 定 的 时 候 ，” 第 三 只 燕子 说 , “我们 义 会 患 起 思乡 病 ， 想 念 着 
英国 溪水 上 漂 着 的 幽静 的 睡 连 。 不 过 在 今天 ， 那 些 似 乎 都 显得 那么 区 
白 、 单 薄 、 朋 远 。 这 一 刻 ， 我 们 的 血液 是 和 关 男 一 种 首 乐 怖 所 起 舞 。” 


他 们 又 自 顾 自 地 互相 员 嘻 起 来 。 这 回 他 们 那 兴 禁 的 话题 是 蔚蓝 的 
海洋 、 金 黄 的 沙滩 和 壁虎 在 上 让 下 的 围墙 。 


河 鼠 又 一 次 焦躁 不 安 地 走 开 了 。 他 疏 上 大 河北 岸 那 缓 缓 的 斜坡 ， 
缮 了 下 来 ,极目 朝 南 户 去 。 南 边 那 条 环形 的 大 丘陵 这 ,挡住 了 他 的 视 
线 ， 他 看 不 到 往 南 更 远 的 地 方 一 一 迄今 为 止 ， 那 惑 是 他 的 地 平 线 ， 他 
的 梦幻 山脉 ， 他 目光 的 极限 ， 在 那 以 外 ， 束 没有 什么 值得 他 去 看 或 去 
了 解 的 东西 了 。 今 天 ， 他 极目 南 姚 时 ， 由 于 一 种 新 的 渔 求 在 心中 翻 
i, PASAY oe EARS, Dea ee SR, BA 
到 的 东西 成 了 至 关 重 要 的 ， 不 了 解 的 东西 成 了 生活 中 唯一 的 真实 。 山 
这 边 ， 有 是 真正 的 至 虚 ;， 山 那 边 ， 展 现 痢 一 派 息 妃 氛 所、 五 彩 纷 至 的 生 
活 全 景 ， 他 内 心 的 眼睛 现在 看 得 很 清楚 。 那 边 有 和 己 汶 泡 注 、 日 浪 翻 深 
的 海洋 ! 有 沐浴 在 阳光 下 的 沙滩 ， 日 色 的 别 可 在 橄 棋 林 的 扼 映 下 内 
光 ! 有 宁静 的 港湾 ， 俘 满 了 气派 的 船舶 ， 准 备 开 往 盛产 类 酒 和 香料 的 
紫色 岛屿 ， 那 些 岛屿 低 低 隆 起 在 水 波 不 兴 的 海面 上 。 


他 站 了 起 来 ， 又 一 次 对 河岸 走 去 。 随 后 ， 他 改变 主意 ， 转 癌 尘 土 
飞扬 的 小 经 那 边 。 他 髓 了 下 来 ， 在 小 径 两 侧 戊 密 、 阴 闵 、 枝 权 交 错 的 
矮 树 篇 的 掩蔽 下 ， 他 可 以 默默 观望 那 条 碎 石 子路 ， 想 看 它 通 同 的 那个 
奇妙 世界 ， 还 可 以 细 细 观察 走 在 路 上 的 往来 行人 ， 想 着 他 们 将 去 寻求 
或 不 寻 目 来 的 种 种 好 运 、 奇 遇 一 一 在 那 边 一 一 在 远方 | 


一 阵脚 步 声 传 到 他 耳 中 ， 一 个 走 乏 了 的 动物 的 号 影 映 入 他 眼帘 。 
原来 那 是 只 老鼠 ， 一 只 风尘 仆仆 的 老鼠 。 那 只 过 路 的 老鼠 走 到 他 跟前 
时 ， 用 一 种 市 点 儿 外 国 味 的 姿态 同 他 致意 ， 迟 疑 了 片刻 ， 然 后 愉快 地 
微笑 着， 离开 道路 ， 来 到 阴凉 的 树 泡 下 ， 在 他 号 旁 坐 下 。 他 显得 很 疲 
乏 ， 河 鼠 让 他 在 那儿 休 轧 ， 没 有 问 什 么 ， 因 为 他 多 少 明日 老鼠 此 时 的 
心情 ， 也 人 慌 得 所 有 的 动物 有 时 遵循 的 一 个 信念 一 一 当 疲 之 的 映 体 松弛 
下 来 ， 大 脑 需 要 宁静 时 ， 无 言 的 相互 做 伴 古 最 有 葵 处 的 。 


这 位 过 路 的 老鼠 很 瘦 ， 尖 脸 ， 肩 育 微 号 ， 爪 子 细 长 ， 眼 角 布 满 久 
纹 ， 纤 巧 优 美的 耳 东 上 ， 戴 着 小 小 的 金 耳 环 。 他 穿着 一 件 银 了 色 的 监 
针织 上 衣 ， 裤 子 帮 色 原 是 蓝 的 ， 打 了 补丁 ， 满 写 泥 读 。 他 随身 携 市 的 
微薄 财物 ， 用 一 块 蓝 布 手巾 包 着 。 


x Ek. SEs ET EA 


SUBLET SIL, RAMON, ARPT ULES, 
视 四 周 。 


| 
号 儿 口 ， 轻 轻 地 喷 一 pecs ° 远 处 有 农 人 收割 庄 乏 的 声 首 ， 那 
这 树林 前 面 ， 农 舍 升 起 一 缕 青 色 的 炊烟 。 河 流 束 在 附近 不 远 ， 因 为 
我 听 到 红 松 鸡 的 叫 声 。 从 你 的 体格 看 ， 我 想 你 一 定 是 一 0 
一 切 都 像 在 沉睡 ， 可 一 切 又 都 在 进行 。 有 朋友， 你 日 子 过 得 槛 不 错 ; 5 
要 你 映 强力 壮 能 干 活 ， 你 的 生活 无 疑 古 世上 最 美好 的 生活 。” 


“和 是 啊 ， 这 才 叫 生活 ， 唯 一 值得 过 的 生活 。? 河 鼠 做 梦 似 的 回答 
说 ， 可 是 不 像 平日 那样 信心 十 足 。 


“我 倒 也 不 完全 是 这 个 意思 ，” 阳 生 老 鼠 这 慎 地 说 , “不 过 这 无 颖 是 
ed cs all BAT bale es 正 因 为 我 刚刚 领略 过 一 一 生活 
首 它 是 最 好 的 。 你 瞧 ， 我 现在 脚 走 疼 了 ， 肚 子 场 

pee pice ERIE, UMAR Serre, PAHS 
和 ° 那 是 我 目 己 的 生活 ， 它 不 允许 我 离开 它 。” 


“难道 说 ， 他 又 是 一 个 南 行 的 动物 ?， a * 他 问 道 :“ 你 刚 从 
哪儿 来 ? ”他 不 敢 问 老鼠 要 往 哪儿 去 ， 因 为 答 A 他 似乎 已 很 清 
楚 。 

“从 一 个 可 爱 的 小 农庄 来 ，” 过 路 老 姐 简短 地 回答 ,，“ 束 在 那个 方 
癌 。” 他 剖 北 边 点 氮 头 ,“ 这 无 关 紧 要 。 我 在 那儿 什么 都 不 缺 。 我 希望 
从 生活 中 得 到 的 一 切 我 都 有 ， 甚 至 更 多 ;可 现在 ， 我 来 到 了 这 里 。 不 
过 ， 来 这 里 ， 我 也 喜欢 ， 同 样 喜 欢 ! 因为 我 已 经 走 了 那么 多 路 ， 离 我 
Hey SS ST SUE VS |” 


他 目光 炯炯 地 紧 盯 着地 乎 线 ， 像 在 倾听 某 种 声音 ， 那 是 内 陆地 市 
所 缺少 的 ， 尽 管 那 里 有 牧场 和 农庄 的 欢快 音乐 “你 和 我 们 不 属 一 
RK, MP, MERA, MARKS, the Ei o ” 


“不 错 ，” 外 来 的 老鼠 说 , “我 呀 ， 我 是 一 只 航海 老鼠 ， 我 最 初 司 航 
的 港口 是 君 十 坦 丁 堡 ， 虽 说 我 在 那儿 也 可 说 是 一 只 外 国电 。 朋 友 ， 你 
Wr iia a EIT ENS? 一 座 美丽 的 城市 ， 一 座 古 老 而 光 采 的 城市 。 你 
大 概 也 听 说 过 挪威 国王 西 格 尔 德 吧 ? 他 曾 率 领 六 十 笨 船 驶 往 那 里 。 他 
和 他 的 随从 攻 马 进 城 时 ， 满 街 都 倒挂 紫色 和 金色 的 天 棚 ， 回 他 致敬 。 
君 士 坦 丁 堡 的 旺 帝 和 旺 后 区 临 他 的 船 ， 和 他 一 道 评 饮 。 西 格 尔 德 回国 
时 ， 他 手下 的 北欧 人 有 许多 留 下 没 走 ， 参 加 了 皇帝 的 御 林 军 ， 我 的 一 
位 生长 在 挪威 的 祖先 ， 也 随 着 西 格 尔 德 赠送 给 旦 帝 的 一 艘 船 留 玉 了。 
打 那 以 后 ， 我 们 这 个 家 族 一 直 征 海员 。 对 我 来 说 ， 我 出 生 的 城市 固然 
征 我 的 家 ， 它 和 伦敦 之 间 的 任何 一 个 可 爱 的 港口 也 都 是 我 的 家 。 我 对 
它们 了 如 指 掌 ， 它 们 也 都 熟识 我 。 随 便 我 来 到 它们 的 任何 一 个 码 尖 或 
者 海滩 ， 我 束 等 于 到 了 家 。” 


“我 想 ， 你 一 定常 去 远洋 航行 吧 ?“" 河 鼠 来 了 兴趣 ，“ 长 年 累 月 看 不 
到 陆地 ， 食 物 短缺 ， 饮 水 也 要 配给 ， 但 你 的 心 总 和 大 洋 相 通 ， 总 在 因 
念 着 这 一 切 吧 ? » 


RAR BI, "NUEVA, “你 说 的 那 种 生活 对 我 也 不 适 
° 我 只 是 做 海岸 膏 生 ， 很 少 离 开 陆 地 。 吸 引 我 的 是 岸上 的 快乐 时 
， 和 航海 一 样 。 南 方 的 那些 海港 啊 ! 它们 的 气味 ， 夜 晚 的 那些 集 泊 
， 多 么 令 人 神往 啊 ! ” 


“是 啊 ， 也 许 你 选中 的 是 一 种 更 好 的 生活 方式 ，” 河 鼠 略 市 疑惑 地 
说 ,“ 如 采 你 愿意 ， 那 殉 请 给 我 讲 讲 你 的 海岸 生活 好 吗 ? 讲 讲 一 只 生气 
PAW AMIE MAB Ee a, Bett Ma a) CAEP Be Se 
的 往事 ， 来 告慰 晚年 。 至 于 我 的 生活 哪 ， 实 话 对 你 说 ,今天 我 觉得 它 
怪 狭 陈 、 怪 局 限 的 。” 


Z ok o> 


“我 上 次 出 海 ，” 海 上 老 电 阅 开 了 ,“ 是 硕 望 办 一 处 内 陆 农 庄 ， 于 二 
我 融 登 上 了 这 片 国土 。 这 次 航海 ， 可 以 看 作 十 我 历次 航海 的 一 个 例 
证 ， 确 实 也 十 我 丰富 多 彩 的 生活 的 一 个 缩影 。 开 头 ， 照 例 是 由 家 庭 纠 
S/H RG MAR eo TS, BTR, «Ha EE 
Tait, BAT EAR, Be es Ha A TAR eT Eo TE 
ENS MRA Ba RBS AER AIINZ ° PEAS, ARBASCAIL 
烂 ， 夜 间 和 风 习 习 。 船 不 集 地 进 洪 出港 ， 到 处 都 遇 到 老 朋 友 。 在 炎热 
的 日 天 ， 我 们 睡 在 阴凉 的 庙宇 或 上 废水 池 里 ， 太 阳 落 山 后 ， 就 在 嵌 满 星 
BN AGS A Ae B, MEK, BO ee! 从 那里 ， 我 们 义 转向 
Te fie Ha Re, OS ae oe SS» BORE + A de LS 
9 BUNA ERY Be ATSB, Be ea SE ae PY eT 
里 游 选 。 末 了 ， 有 一 天 早晨 ， 我 们 顺 着 一 条 金灿灿 的 航道 驶 进 了 威 尼 
斯 。 威 尼斯 真是 一 座 类 丽 的 城市 啊 ! 在 那里 ， 老 岂可 以 目 由 目 在 地 汐 
IAP ME, RISUR! 要 是 游 伴 了 ， 晚 上 可 以 坐 在 大 运河 边 ， 和 朋友 们 
一 道 吃 喝 。 那 时 ， 空 中 乐 声 悠 扬 ， 头 上 一 天 党 星 ， 河 里 满 是 播 摆 的 洲 
ME, MATA, RAVER AIRE , URERBEER GE EMM — Ree 
到 另 一 岸 ! 说 到 吃 的 一 一 你 喜欢 吃 贝 吗 ? 得 ， 得 ， 那 个 ， 唱 们 现在 还 
征 少 谈 为 妙 。” 


他 沉默 了 一 阵 ， 河 鼠 也 默 不 作 声 。 他 听 得 入 了 迷 ， 仿 佛 乘 上 一 只 
梦 中 游艇 谭 呀 漂 ， 听 到 一 首 高 亢 的 魔 歌 ， 在 雾气 蒙蒙 、 波 浪 拍 击 的 河 
ai -< [A] [A] Ala 


SRN MARA, WLS RR, He RARER AL 
17, REVERE ° ABIL, RAMEE, BET RK-RRANIE ° 
BMA HE RAG, ABs 1 ASE SK aE, Ee ° Fk, 
西里 岛 是 我 爱 去 的 一 个 地 方 。 那 里 的 人 我 都 认识 ， 他 们 的 风尚 很 合 我 
的 口味 。 我 在 名 上 和 朋友 们 一 道 ， 在 乡间 愉快 地 过 了 好 几 个 星期 。 等 
到 我 生 用 了， 我 束 搭 上 一 艘 狗 向 院 丁 尼 亚 和 科 西 囊 的 商船 。 我 义 一 次 
PRR si HEE AI HE ATRIA SST FER EFAS ©” 


“可 在 那个 
问 。 


你 们 管 它 叫 货舱 的 地 方 ， 是 不 是 闷热 得 很 ? “ 河 鼠 


航海 鼠 拿 腿 瞄 着 他 ， 了 眼睛 像 是 瞬 巴 了 一 下 。“ 我 是 个 行家 里 
=, * 他 率直 地 说 ,“ 船 长 室 对 我 来 说 够 好 的 了 。* 


“人 家 都 说， 航海 生活 是 很 艰 百 的 。” 河 鼠 哺 哺 地 说 ， 他 陷入 了 沉 


cH 
O 


“对 于 水 手 来 说 是 艰 理 的 。” 航 海 鼠 闻 肃 地 说 ， 阁 用 无 地 又 上 及 了 
一 下 眼睛 。 


“在 科 西 嘉 ， 我 搭 上 一 般 运 葡萄 酒 去 大 陆 的 船 ，” 航 海 鼠 接着 
说 , “傍晚 时 我 们 到 达 阿 拉 西 奥 ， 船 驶 进 港口 。 我 们 把 酒 桶 抬 起 ， 扔 下 
船 去 ， 用 一 根 长 强 把 酒 桶 一 个 个 连接 起 来 ， 然 后 水 手 乘 上 小 艇 ， 一 边 
朝 岸 边 划 去 ， 一 边 唱歌 ， 小 艇 后 面 拖 着 一 长 串 上 下 漂浮 的 酒 桶 ， 像 一 
里 路 长 的 一 串 海 豚 。 河 滩 上 ， 有 马匹 等 着 ， 马 拉 着 酒 桶 ， 叮 叮 咯 噬 冲 
上 人 小 镇 陡峭 的 街道 。 运 完 最 后 一 桶 酒 ， 我 们 就 打 个 尖 ， 歌 一 会 儿 ; He 
上 和 朋友 们 一 道 喝酒 ， 直 到 深夜 。 第 二 天 早上 ， 我 就 到 大 橄榄 林 里 去 
待 上 一 段 时 间 ， 好 好 休息 。 这 时 我 已 经 暂时 不 去 海岛 ， 不 过 还 常 同 海 
港 和 航行 打交道 。 所 以 我 在 农 人 当中 过 着 懒散 的 生活 ， 躺 着 看 他 们 干 
活 ， 或 者 伸 长 四 肢 躺 在 高 高 的 山坡 上 ， 远 在 脚下 就 是 蔚蓝 的 地 中 海 。 
于 是 ， 我 就 这 样 轻 轻松 松 ， 一 程 又 一 程 ， 或 步行 ， 或 乘 船 ， 最 终 来 到 
了 马赛 。 会 见 了 同 船 的 老 伙伴 ， 访 问 了 远洋 巨轮 ， 又 一 次 吃喝 饮 宴 。 
这 不 是 又 谈 到 鲜 贝 了 ! 是 啊 ， 有 时 我 做 梦 梦 见 马赛 的 鲜 贝 ， 竞 器 醒 
Ge 


“这 话 倒 提 醒 了 我 ，” 知 礼 的 河 鼠 说 , “ARERR T , 


点 儿 说 才 是 。 你 当然 不 反对 留 下 来 和 我 共 进 午餐 唆 ? 我 的 洞 就 在 附 
近 ， 现 在 中 午 已 过 了 ， 欢 迎 你 来 我 家 用 点 儿 便 饭 啦 。” 


“ 噢 ， 你 心肠 真 好 ， 真 够 朋友 ,， MUL, “EAR RAY, BSR eT 
了 ， 后 来 一 提 到 鲜 贝 ， 束 人 饿 得 家 痛 。 不 过 ， 你 能 不 能 把 午餐 拿 到 这 儿 
来 ? 除非 万 不 得 已 ， 我 是 不 太 言 欢 进 茅屋 的 。 再 说 ， 咀 们 一 边 吃 ， 我 
一 边 还 可 以 接着 给 你 讲 ， 讲 我 的 航海 经 历 和 愉快 的 生活 。 我 很 高 兴 讲 
这 些 事 ， 而 从 你 关注 的 神情 来 看 ， 你 也 很 爱 听 。 如 采 进 屋 去 ， 十 有 八 
九 我 会 马上 睡 着 的 。” 


“这 是 个 好 主意 。” 河 鼠 说 ， 急 忙 跑 回 家 去 。 他 和 拿 出 午餐 猎 子 ， 净 
好 一 顿 简 单 的 午饭 。 考 虑 到 来 客 的 出 映 和 嗜好 ， 他 特意 拿 了 一 个 一 人 码 
长 的 法 国 面包 ， 一 根 香 肠 ， 肠 里 的 大 靳 在 唱歌 ,一块 能 在 那儿 喊叫 的 
干酪 ， 还 有 一 只 用 称 草 囊 着 的 长 须 瓶 ， 瓶 里 麦 着 遥远 南方 山坡 上 配制 
窖藏 的 葡萄 美酒 。 装 满 一 侯 后， 他 飞速 跑 回 河 边 。 他 俩 扬 开 饶 子 六 ， 
把 食物 一 样 样 取出 摊 在 路 边 的 草地 上 。 听 a 到 老 海员 一 个 劲 儿 人 奔 他 的 口 
味 和 判断 力 ， 河 鼠 高 兴 得 满 脸 汉 红 。 


航海 鼠 稍 稍 填 饱 了 肚子 ， 束 接着 讲 他 最 近 一 次 航海 的 经 历 ， 带 领 
着 这 位 单纯 的 听 者 裔 游 西 班 牙 所 有 的 港口 ， 登 陆 里 斯 本 、 波 尔 图 和 波 
水 多 ， 来 到 英国 的 康 沃 尔 郡 和 德 文 郡 那些 可 爱 的 港口 ， 然 后 济 海 峡 上 
行 ， 到 达 最 后 的 港湾 地 带 。 他 顶 着 参 风 十 和 恶劣 的 天 气 ， 逆 风 航 行 了 
很 长 时 间 ， 终 于 登 上 了 陆地 ， 迎 来 了 又 一 个 春天 的 迷人 气 上 县 。 这 一 切 
激励 着 他 匆匆 奔 向 内 陆 腹地 ， 一 心 想 体验 某 种 宁 静 的 农庄 生活 ， 远 远 
ETT Ti EA A oF BH 


AY BSW r,t BS | — EL — FS Pe 3 aS Bank 
UY ROA ES, RAT APA, FRA ZK, ents 
的 沙洲 ， 驶 上 千 回 百 转 的 河流 ， 河 的 急 转 这 处 隐藏 着 繁忙 的 小 城镇 。 
最 后 航海 鼠 在 他 那 座 沉 癌 的 内 陆 农庄 长 住 下 来 时 ， 河 鼠 便 遗憾 地 路 了 
口气 ， 再 也 不 想 听 有 关 这 座 农庄 的 故事 了 。 


PFE, WERKE TAR, TSH, Ta IM, A 
炯炯 ， 仿 佛 从 遥远 海域 的 灯塔 借 得 了 烤 烤 火光 。 他 往 杯 里 医 满 了 殷红 


BAM ESA, TEPER, AeA, aS IME SA 
BRE) BET SL o BD MT ARH ce SE AISA, AOR TE RAAT 
HEIST PRP ASE, (ARS PUT Se ATE, Te TE, 
有 勇气 与 它 脉搏 合拍 的 人 而 跳动 。 这 两 重光 芯 一 一 游 移 不 定 的 灰 光 和 
固定 不 变 的 红 光 一 一 主宰 了 河 鼠 ， 把 他 牢 牢 缚 住 ， 使 他 心 迷 神 驰 ， 无 
力 抗拒 。 这 两 重光 以 外 的 清静 世界 远 远 退去 ， 不 复 存 在 了 。 只 有 航海 
鼠 的 话音 ， 那 谣 放 不 绝 的 奇妙 的 话音 一 一 它 客 竟 是 说 话 ， 还 是 时 而 变 
成 了 歌唱 ， 变 成 水 手 们 起 锁 时 高 唱 的 号 子 ， 帆 索 在 呼啸 的 东北 风 里 的 
喻 喻 低 吟 ， 日 落 时 楼 黄色 的 天 空 下 渔 人 拉 网 的 歌 放 ， 游 艇 或 帆船 上 弹 
委 吉 他 或 受 陀 林 的 雁 音 ? 这 话音 似 又 变 成 了 风声 ， 开 始 是 吗 咽 悲 吗 ， 
随后 逐渐 转 强 ， 变 成 史 哮 臣 吼 ， 又 越 升 越 高 ， 成 了 撕 肝 腹 肺 的 尖 叫 ， 
然后 又 渐渐 降低 ， 成 了 满 帆 边缘 在 空气 里 振动 的 悦耳 的 颤音 。 这 位 着 
了 魔 的 聆听 者 ， 仿 佛 听 到 了 所 有 这 些 声音 ， 还 夹杂 着 海 哆 和 海燕 羽 锯 
的 翡 吗 ， 浊 涛 拍 岸 时 轻柔 的 受 啊 ， 沙 滩 表 示 抗 议 的 呼喊 。 河 鼠 撕 着 一 
颗 尾 性 狂 跳 的 心 ， 随 痢 这 位 冒险 家 游历 了 十 几 个 海港 ， 经 历 了 战斗 、 
脱险 、 聚 会 、 交 友 、 见 义勇 为 的 壮举 。 他 时 而 在 海岛 探 宝 ， 时 而 在 平 
静 的 湄 湖 钓 鱼 ， 时 而 又 整 天 髓 在 瘟 暧 的 日 沙 上 打上 师 儿 。 河 鼠 听 他 讲 深 
海 捕 鱼 ， 用 一 里 长 的 大 网 捞 起 银 光 内 内 的 鱼 群 ， 听 他 讲 突如其来 的 危 
险 ， 在 月 凌 风 高 的 夜晚 ， 排 山 巨 混 的 狂 吼 ， 还 有 大 筋 天 头顶 上 名 地 时 
HE Per AAA; Ue CAR, AA Se ee, Bee KT 
火 通明 的 海港 ;码头 上 人 影 晃 动 ， 人 群 在 欢呼 ， 大 统 索 咖 地 甩 了 过 
去 ， 水 沫 四 溅 ;他们 吃力 地 走 上 陡峭 的 小 街 ， 回 那 持 红 窗 慢 的 温 恤 快 
意 的 灯光 走 去 。 


后 来 ， 河 鼠 在 日 日 梦 里 仿佛 看 到 ， 探 险 鼠 已 经 站 起 身 来 ， 但 仍 在 
说 个 不 停 ， 那 双 海 灰色 的 眸 子 仍旧 紧 紧 采 着 他 。 


“现在 ，” 探 险 鼠 轻 轻 地 说 ,，“ 我 又 上 路 了 ， 于 着 西南 方向 ， 风 全 仆 
仆 地 一 连 走 许 多 天 ， 直 到 到 达 我 熟悉 的 那个 坐落 在 海港 峭壁 上 的 灰 黄 
色 滨 海 小 镇 。 在 那儿 ， 从 异 暗 的 门道 同 下 户 去 ， 可 以 看 到 一 行 石 阶 ， 


上 面 禾 凋 着 长 长 的 粉红 色 纺 草 ， 石 阶 的 尽头 ， 便 是 监 至 至 的 海水 。 古 
老 的 海 坦 上 的 铁 环 或 桂 柱 上 ， 系 看 一 些小 艇 ， 漆 成 鲜艳 的 色调 ， 跟 我 
小 时 候 常 肘 进 爬 出 的 那些 小 艇 一 个 样 。 涨 潮 时 ， 链 鱼 随 波 跳跃 ， 一 群 
群 的 鱼 鱼 银 光 闪闪 ， 欢 蹦 娩 戏 ， 游 过 码头 和 海滩 边 。 巨 轮 日 夜 不 俘 地 
在 窗 前 徐徐 祖 过 ， 驶 向 停泊 处 或 大 海 。 所 有 的 航海 国家 的 船只 ， 早 晚 
都 要 抵达 那里 ， 在 一 定 的 时 搬 ， 我 选中 的 那 条 船 殉 会 抛 销 。 我 不 急于 
上 船 ， 而 是 静 候 时 机 ， 直 到 我 相 中 的 那 条 船 狐 进 河中 央 ， 载 满 了 货 ， 
fi EB TR YRS, QA He | BS She TAT EK oo Te ie 
MEK, FOAM SKE AT A PS, CRAB 
AC FH FR AY OK RAE oo FALE AG ES = ALA BEL © AS 
Ny, UNA BS Be Sea ACT ee | SATA) 
EUR RAY, Mee aa SAL; 一 到 外 海 ， 她 便 迎 着 汪洋 大 海 
的 万 需 胜 波 ， 乘 风 破 浪 ， 直 指南 方 ! ” 


“你 呢 ， 小 兄弟 ， 你 也 要 来 的 ， 因 为 光阴 一 去 不 复 返 ， 南 方 在 等 着 
你 。 导 一 次 险 吧 ， 注 意 听 从 吾 唤 ， 趁 着 时 机 还 没有 溜 走 ! UR AYR 
RARER SW, BTS a, Re TIRE, BAT re 
fe! 过 了 很 久 很 信 ， 有 一 天 ， 杯 中 的 酒 馅 干 了 ， 好 戏 演 完 了 ， 如 采 愿 
意 ， 你 束 汐 溜达 达 往 家 走 ， 在 你 安静 的 河 边 坐 下 来 ， 损 着 满 脑子 精彩 
的 回 包 ， 款 待 你 的 朋友 们 。 你 返 上 我 受 不 费力 ， 因 为 你 年 轻 ;， 而 我 已 
经 上 了 年 纪 ， 行 动 迟 缓 了 。 我 会 一 步 一 回头 盼 着 你 ， 总 有 一 天 ， 我 准 
会 看 到 你 步履 和 匆匆， 心情 愉快 ， 面 对 着 俐 大 的 南方 走 过 来 的 ! ” 


他 的 话音 越 来 越 小 ， 听 不 见 了 ， 融 像 一 只 虫子 的 小 喇叭 由 强 变 
弱 ， 奋 无 声 妃 了 。 河 鼠 情 忆 地 次 在 那儿 ， 最 后 只 见 白 色 的 路 面 上 ， 远 
Sh— “7 IL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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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 者 ， 张 着 嘴 不 住地 倾听 。 然 后 ， 他 把 背包 甩 到 肩 上 ， 仔 细 挑 选 了 一 
根 粗 杖 ， 准 备 上 路 。 他 半点 儿 也 不 着 急 ， 可 也 上 毫 不 迟疑 ， 一 脚 迈 出 了 
家 门 。 吕 在 这 当 儿 ， 咽 鼠 出 现在 门 外 。 


< 喂 ， 鼠 见 ， 你 要 去 哪儿 ? ” 鼎 鼠 一 把 抓 住 河 鼠 的 用 膊 ， 惊 情 地 
问 。 


“去 南方 ， 跟 别 的 动物 一 道 ，” 河 鼠 梦 吧 般 地 喃 喃 道 ， 连 看 也 没 看 
他 一 眼 ,“ 移 去 海边 ， 再 乘 船 ， 到 那些 呼唤 我 的 海岸 去 ! ” 


河 刀 坚决 地 径直 往 前 走 ， 仍 旧 不 令 不 忙 ， 但 是 坚 不 动 插 。 巍 电 优 
了 神 ， 伍 用 吴 子 挡住 他 ， 同 时 果 痢 他 的 眼睛 瞧 。 朵 鼠 发现， 河 鼠 目光 
下 请 、 族 回 ， 出 现 一 种 波 混 般 浮动 的 灰色 条 纹 一 一 不 是 他 朋友 的 眼 
睛 ， 而 是 别 的 什么 动物 的 眼睛 ! 朵 鼠 用 力 把 他 抓 牢 ， 拖 回 屋 里 ， 推 倒 
在 地 上 ， 按 住 不 放 。 


河 鼠 拼命 挣扎 了 一 阵 ， 然 后 ， 像 是 突然 间 汇 了 气 ， 英 着 一 动 不 
BW, ReZICA, MVS ERHS, ELTTORR o Me SERN TK REE, AA CE ta 
Ee te AER, ete —A, SPRATT, Wee A Bea 
HBAS ¢ RelA TT), eat Sie, BU, Aa ae 
a AE RSS E, Sa EA ABBA ° TH, iA 
BULA SEA TAT, TR) BTR, We HELO, Ze Pe Te 
AYRE DTI, Be HERE RAMESH o er, iy BUEZAT 


RE UDA RED, STAB, TCT REARS ° RRA, 
(EET, Bel see, soe T, Aer, — 
PAT, PUTRUE TS ° (HAAG T— RAL BBUAER A, AC EAB MHRA X38 
te ROG PR > BRS REE, CEI aR ° Te tthe BOR, 
试图 使 河 鼠 打 起 精神 ， 讲 讲 刚才 发 生 的 事情 。 


可 怜 的 河 鼠 奖 力 一 杭 桩 一 件 件 做 着 解释 ， 可 征 那 些 多 半 属 暗示 性 
的 东西 ， 他 用 冷冰冰 的 语言 又 怎么 说 得 清 昵 ? 他 怎 能 对 另 一 个 人 复述 
那 曾 经 问 他 歌唱 的 迷人 的 海 声 ” 又 怎 能 再 现 航海 鼠 的 千 百 种 往事 的 魔 
力 ? 现在 魔法 已 破 ， 魅 力 消 失 了 ， 几 小 时 前 那 似 乎 是 不 可 避免 的 天 经 
地 义 的 事情 ， 连 他 目 己 也 很 难 解释 了 。 所 以 ， 他 没 能 使 跨 鼠 明日 他 那 
天 的 经 历 ， 束 不 奇怪 了 。 


WRK, Aen aL, Bia MERA, RETA 
pS 277, Tae, (HAR CALA, HME T° IY 
lA), AUBREY A Ea PARES Se TR, YET EPR A OR 
的 变化 和 活动 ， 也 无 心 去 做 安排 了 。 


后 来 ， 巍 鼠 像 是 得 不 经 心地 把 话题 转 到 正在 收获 的 庄 乏 ， 堆 得 高 
高 的 车 和子， 奋力 拉 生 的 马匹 ， 越 堆 越 高 的 草 才 ， 还 有 那 和 冉冉 升 起 的 一 
轮 蜀 月 ， 照 者 光 地 上 明 布 的 一 捆 捆 庄稼 。 他 讲 到 处 处 苹 采 在 变 红 ， 硬 
FREE, BEB EAR > BUR» ARB, MIR ARE, 
ELEAF LINE TEX, ZARA MOCK, UM EVRA YG ° 1k 
BY, (ite) A REA To 


aoe, TUBA TREO, AIA ACTR To HAY LR TTAYAR A ET, 
恢 恢 的 神情 消退 了 。 

随后 ， 乖 觉 的 巍 电 悄悄 溜 开 ， 拿 来 一 文 铅 笔 和 儿 页 纸 ， 放 在 朋友 
NFL 。 

“你 好 久 没 作 诗 了 ，*” 他 说 ,“ 今 晚 你 可 以 写 点 儿 诗 试 试 ， 而 不 必 


一 一 呢 ， 老 是 呈 思 震 想 了 。 我 佑 摸 着 ， 你 要 是 写 下 几 行 一 一 哪 介 只 坪 
几 个 韵脚 一 一 你 就 会 觉 厦 好 过 多 了 。” 


河 鼠 倦 念 地 把 纸 笔 推 开 ， 于 是 细心 的 髓 鼠 找 个 由 头 离开 了 客厅 。 
过 了 一 会 儿 ， 他 从 门 边 往 里 血 看 时 ， 只 见 河 鼠 已 经 聚精会神 ， 两 耳 不 


闻 窗 外 事 ， 时 而 在 纸 上 写 字 ， 时 而 听 着 铅笔 头 。 尽 管 咕 铅 笔头 的 时 间 
比 写字 的 时 间 多 得 多 ， 可 顺 鼠 还 是 快 奈 地 看 到 ， 他 的 疗法 到 展 开始 委 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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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 洞 的 大 门 划 东 ， 因 此 丹 肾 一 早 束 醒 了 ， 部 分 是 由 于 明亮 的 阳光 
味 进 来 ， 照 在 他 身上 ， 部 分 古 由 于 他 的 脚趾 尖 冻 得 生 疼 ， 使 他 梦 见 目 
己 睡 在 他 那 间 市 都 铎 式 窗 子 的 课 亮 房间 的 床上 “。 他 梦 见 那 是 一 个 寒冷 
的 冬 夜 ， 他 的 被 子 全 都 候 了 起 来 ， 一 个 劲 儿 抱 候 说 受 不 了 这 寒冷 ， 全 
都 跑 下 楼 到 厨房 烤 火 去 了 。 他 也 光 着 脚跟 在 后 面 ， 跑 过 好 几 里 长 冰 深 
的 石 铺 道路 ， 一 路 跟 被 子 和 争论 ， 请 它们 讲 点 儿 道 理 。 大 不 是 因为 他 在 
石板 地 上 的 干草 堆 里 睡 过 好 几 星 期 ， 几 乎 起 记 了 厚 厚 的 毛 秩 一 直播 到 
膀子 的 瘟 志 感觉 ， 他 兴 许 还 会 桓 得 更 早 。 


他 坐 起 来 ， 揉 了 白眼 睛 ， 又 揉 了 揉 那 双 冻 得 直 叫 吾 的 脚尖 ， 闹 不 
清 目 己 究竟 在 哪里 。 他 四 下 里 张望 ， 寻 找 他 熟悉 的 石 涉 墙 和 闭 了 铁 条 
的 小 窗 ; 然后 ， 他 的 心 营地 一 跳 ， 什 么 都 想起 来 了 一 一 他 越狱 逃亡 ， 
BOGE, Mme, TAHT! 


目 由 ! 单 是 这 个 字眼 儿 和 这 个 念头 ， 束 值 五 十 条 毛毯 。 外 面 那个 
欢乐 的 世界 ， 正 热切 地 等 每 他 的 胜利 归来 ， 准 备 为 他 效劳 ， 同 他 讨 
好 ， 急 着 给 他 帮助 ， 给 他 做 伴 ， 束 像 他 遭 到 不 六 前 的 那些 老 时 光一 
样 。 想 到 这 儿 ， 他 感到 通 喘 热乎 平 的 。 他 拌 了 拌 喘 子 ， 用 爪子 梳理 掉 
毛发 里 的 枯 树 时。 梳洗 完毕 ， 他 大 步 走 进 舒 适 的 早晨 的 阳光 ， 虽 然 
冷 ， 但 充满 信心 ， 虽然 饿 ， 但 充满 布 望 。 昨 天 的 紧张 恕 惧 ， 全 部 被 一 
夜 的 休 电 睡 眠 和 诚 态 热情 的 阳光 一 扫 而 光 。 


在 这 个 夏天 的 早 谋 ， 周 围 整个 世界 都 属于 他 一 人 。 他 罕 过 市 圳 的 
树林 时 ， 林 中 静 悄 悄 。 走 出 树林 ， 绿 色 的 田野 也 都 属 他 一 人 ， 随 他 想 


干什么 。 来 到 路 上 ， 到 处 是 冷 冷清 清 ， 那 条 路 像 一 只 迷途 的 狗 ， 正 急 
着 要 叶 个 伴 儿 。 赐 内 呢 ， 他 却 在 寻找 一 个 会 说 话 的 东西 ， 能 指点 他 该 
往 哪 儿 去 。 是 啊 ， 要 是 一 个 人 轻松 自在 ， 心 里 没 黑 ， 咏 里 有 钱 ， 义 没 
人 四 处 搜捕 你 ， 要 抓 你 回 监狱 ,那么 你 信步 走 来 ， 随 便 走 哪 条 路 ， 上 
哪里 去 ， 都 一 个 样 。 可 讲 实际 的 ， 蟾 晓 却 忧心 钊 刷 ， 每 分 钟 对 他 来 说 
都 事 关 重要 ， 而 那 条 路 却 硬是 不 开口 ， 你 拿 它 毫 无 办 法 ， 恨 不 得 蹦 它 
几 脚 才 解 气 。 


这 条 沉默 不 语 的 乡间 道路 ， 不 一 会 儿 束 有 了 一 个 愤 生 生 的 小 兄 
第 ， 一 条 小 渠 。 它 和 道路 手 拉 手 ， 户 并肩 慢 慢 往 前 走 ， 它 对 道路 绝对 
fam, FR AaB ELA TU, PAU “AWK! "WEIRE S 
目 语 说 , “不 过 有 一 点 是 清楚 的 ， 它 俩 一 定 是 从 什么 地 方 来 ， 到 什么 地 
方 去 的 。 这 一 点 ， 蟾 内， 小 伙 于 ， 你 总 没 法 否认 吧 。” 于 是 他 耐 厦 性 子 
沿 着 小 渠 大 步 朝 前 走 去 。 


Sut— NS, ALS R-LMSSHS, PSR al eae a 
子 ， 像 在 焦虑 地 思考 什么 。 一 根 长 绳 连 着 他 的 辑 具 ， 搜 得 紧 紧 的 ， 马 
往 前 走时 ， 绳 子 不 住地 滴水 ， 较 远 的 一 端 更 是 抒 着 珍珠 般 的 水 滴 。 螨 
肾 让 过 马 ， 站 着 等 候 ， 看 命运 会 给 他 送 来 什么 。 


一 只 平 克 船 消 了 过 来 ， 和 他 并 排行 进 。 船 尾 在 平静 的 水 面 搅 起 一 
个 可 爱 的 洲 涡 。 船 艇 漆 成 鲜艳 的 颜色 ， 和 纤 绳 齐 高 。 船 上 唯一 的 乘 
, eT MORAN ZA, SAR — TUTE EBA MES, TEC 77 BY BS BS at LE 
HEME ° 


“早晨 天 气 真 好 蚜 ， 太 太 ! PRIS Bl Wee oe iy, BRIT HA 
呼 。 


“EH, AK ° 7 WEIR Ye CF BB ATM HES ERIE, BEE tL a 
, “BOR, SABES ARRIBA A, ASE ae ~ TSS A AE 
。 UREA, ABS HT RA LAG AFR AK me, BK 


Mm os 


上 去 她 那儿 ， 所 以 我 束 赶 紧 出 来 了 。 也 不 知道 她 那里 出 了 什么 事 ， 或 
者 要 出 什么 事 ， 束 怕 事 情 不 妙 ， 太 太 。 你 也 是 要 做 母亲 的 ， 一 定 懂得 
我 的 心情 。 我 丢 下 目 家 的 活 计 一 一 我 是 干洗 衣 这 行 的 一 一 丢 下 几 个 小 
不 点 儿 的 孩子 ， 让 他 们 目 己 照料 目 己 ， 这 帮 小 风头 ， 世 上 再 没有 比 他 
们 更 淘气 捣乱 的 了 。 而 且 ， RAT RANE, SORT ER e KASH T 
巡 的 女儿 会 出 什么 事 ， 太 太 ， 我 连 想 也 不 愿 想 ! ” 


“你 那个 出 了 巡 的 女儿 有 家住 哪儿 ， 太 太 ?” 船 女 问 。 


“EAT, WEIR, GREED EST, BEI 
一 市 什么 地 方 。 你 大 概 听 说 过 吧 ? ” 


“WE TL, FQIEFEAR TA TAI ° PAR, “这 条 水 渠 再 有 儿 里 路 
BURA A, BWSR MT ° EAE, EGR iK—TE °” 


Wes NeS PU AR, WERT RO, SAPP EA, -D YR EH AA 
Be WEIR MAC Fea M | ”他 心 想 ,“ 我 忌 能 化 险 为 夷 ， 马 到 成 功 ! ” 


“KAU, AK, METI RTL? ” 船 在 水 面 消 行 着 ， 船 娟 很 
有 和 礼貌 地 说 ,，“ 我 说 ， 你 有 个 很 好 的 职业 ， 我 这 样 说 不 太 冒 失 吧 ? ” 


“全 国 最 好 的 职业 ! “WRU HDL, “PTA ESS A BBR EIS IL 
PARA BABAIA, BBA AME EAA, AERA ° URAR, TK 
FPS, ATA W TELE ABI oe be. Bk, MAA Teh 
Bee Sk Be AES 42——— V]) abe EK Bl SEY |” 


“NY, AK, MARDORAMFET A BREA IR? * HEIR 
ANAS UHL IA] ° 


“A, KF RAS oR, WEIR GE Ei, “经常 干 活 儿 的 有 二 十 
来 个 。 可 是 太太 ， 你 知道 寻 娟 们 部 是 些 什么 玩意 儿 ! e/a 
我 束 管 她 们 叫 这 个 ! ” 


“BLE, "AUR DER ILE Si, “APR! 不 过 我 想 ， 你 
一 定 把 你 的 姑 妇 们 调教 得 规 规矩 矩 的 ， 是 吧 。 你 非常 喜欢 洗衣 蚂 ? ” 


“RAVAR, WRIRUL, “简直 爱 得 着 了 迷 。 两 手 一 泡 在 洗衣 盆 里 ， 
我 束 快 活 得 了 不 得 。 我 洗 起 衣 先 来 太 轻松 了 ， 一 总 儿 不 费劲 ! 我 跟 你 
说 ， 太 太 ， 那 真是 一 种 享受 ! ” 


“ 遇 上 你 ， 真 幸运 啊 ! ” 船 娘 若 有 所 思 地 说 ,，“ 咱 俩 确实 都 交 上 好 运 
啦 ! ” 


HA? 这 话 怎 么 讲 ? ”* 瞻 蛤 紧张 地 问 。 


“WE, et, (RHR, PAGURUL, “我 跟 你 一 样 ， 也 喜欢 洗衣 。 其 
实 ， 不 管 喜 欢 不 喜欢 ， 目 家 的 衣 玖 ， 目 然 我 都 得 目 己 洗 ， 尽 管 我 来 来 
去 去 转悠 。 我 丈夫 呢 ， 征 那样 一 种 人 ， 老 是 偷 籁 ， 他 把 船 交 给 我 来 
管 ， 所 以 ,我 哪 有 时 间 料 理 目 家 的 事 。 按 理 ， 这 会 儿 他 该 来 这 儿 ， 要 
和 掌舵， 要么 率 马 一 一 辛 亏 那 马 还 算 听 话 ， 和 懂得 目 个 儿 管 目 个 儿 。 可 
我 丈夫 他 没 来 ， 他 市 上 狗 打 猎 去 喀 ， 看 能 不 能 打上 只 兔子 做 午饭 。 诉 
他 在 下 道 水 曾 那 边 跟 我 磁头 。 也 许 吧 一 一 可 我 信 不 过 他 。 他 只 要 市 上 
狗 出 去 ， 就 说 不 好 了 一 一 那 狗 比 他 还 要 坏 ...... 可 这 人 么 一 来 ， 我 义 怎 么 
洗 我 的 衣 竹 昵 ? ” 


WS, ACR Sh, HERR, MERA, “你 只 管 一 
LAS AB A a aT ho FRE, Ee RADA SES AF oe AA 
吗 ? ” 


“除了 洗衣 ， 我 什么 也 不 能 想 ，" 船 奶 说 ,“ 真 不 明日 ， 腿 前 束 有 一 
件 美 差 在 等 着 你 ， 你 怎么 还 有 闲 情 谈 兔子 ? 船舱 的 一 角 ， 有 我 一 大 堆 
脏 衣 稚 。 你 只 消 挑 出 几 件 急 需 先 尝 的 东西 一 一 那 是 什么 ， 我 不 好 跟 你 
这 样 一 位 太太 直 说 ， 可 你 一 腿 束 酌 得 出 来 一 一 把 它们 漫 在 盆 里 。 你 说 
过 ， 那 对 你 是 一 种 愉快 ， 对 我 是 一 种 实际 帮助 。 洗 衣 盆 是 现成 的 ， 还 


有 肥 电 ， 和 炉子 上 有 水 壶 ， 还 有 一 只 桶 ， 可 以 从 渠 里 打 水 。 那 样 ， 你 残 
会 过 得 很 快活 ， 人 免得 像 现在 这 样 示 坐 着 ， 朵 得 无 聊 ， 只 好 看 风景 ， 打 


险 欠 。” 


“这 样 吧 ， 你 让 我 来 掌舵 ! ? 购 蛤 说 ， 他 着 实 慌 了 ,“ 那 样 你 就 可 以 
依 你 目 己 的 办 法 洗 你 的 衣 餐 。 让 我 来 洗 ， 说 不 定 会 把 你 的 衣 先 洗 坏 
的 ， 或 者 不 对 你 的 路 子 。 我 习惯 洗 男 服 ， 那 是 我 的 专长 。” 


“VEURBRE? "MRK, “SS —-RTNG ANE, te BZA o 
说 ， 这 活 儿 很 没 趣味 ， 我 想 让 你 高 兴 。 不 不 ， 还 是 你 干 你 喜欢 的 洗衣 
活 儿 ， 我 干 我 熟悉 的 掌 舱 好 。 我 要 好 好 于 得 你 一 番 ， 别 率 人 负 我 的 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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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URIX P 2Te ET SCHATR] ° (RGR PRES, ASP BARRE, (eRe 
Aid, CR Ke RT REN, ARE AN HE AIS ECHE ° “BE 
被 逼 到 了 这 一 步 ，” 他 无 可 奈何 地 想 , “EA PALO NR 
蛋 也 能 干 ! ” 


他 把 洗衣 盆 、 肥 电 和 其 他 需 用 什 物 扳 出 船舱 ， 明 乱 挑 了 几 件 脏 衣 
物 ， 努 力 回 忆 他 偶尔 从 洗衣 房 窗口 萤 见 的 情形 ， 动 手 沈 了 起 来 。 


SERRATE TARA T, Bila et, WER Ae ee OO th 
火 。 不 管 他 怎样 努力 ， 总 讨 不 到 那些 衣物 的 欢心 ， 和 它们 搞 不 好 关 
系 。 他 把 它们 又 哄 、 又 近 、 又 届 耳 光 ， 可 它们 只 是 从 多 里 溃 他 嬉 皮 突 
脸 ， 心 安 理 得 地 守住 它们 的 原 菲 ， 盈 无 悔改 之 意 。 有 一 两 次 ， 他 紧张 
地 回头 望 了 望 那 船 女 ， 可 她 似乎 只 顾 凝 望 前 方 ， 一 门 心思 在 掌 朋 。 他 
的 腰 背 酸痛 得 厉害 ， 两 只 爪子 给 泡 得 皱 巴 巴 的 ， 而 这 双 爪 子 古 他 一 向 
特别 珍爱 的 。 他 低 声 哪 嘻 了 几 句 洗衣 妇 不 该 说 蟾 肾 也 不 该 说 的 话 ， 第 
RK SAE ° 


一 阵 笑 声 ， 惊 得 他 直 起 了 身子 ， 回 过 头 来 看 。 那 船 女 正 仰 头 放声 
KR, FHA AB MAST LR PORT o 


“KR BEE RUMEN, "tine Tt, “从 你 那个 吹牛 劲 儿 ， 我 早 
忠 看 出 你 是 个 骄子 。 好 家 伙 ， 还 说 古 个 洗衣 妇 哩 ! 我 敢 打 赌 ， 你 这 这 
FERRER BUT eho |” 


WEIR A BS ASR MM BAT, IR RED A, SEP RIAT © 


ARISE > PG > HERR AE! ”他 吼 道 ,“ 你 怎么 敢 这 样 对 
你 老 他 说话 ! 什么 洗衣 妇 ! BRU BOE UE ° REA HH > 5C 
ABE > ee TW! 眼下 我 或 许 有 点 儿 挥 份 儿 ， 可 我 绝 不 允许 
一 个 船 奶 咽 笑 我 ! ” 


AB AGRE HERE, BOM ERR Ea CE iE SIS, 
PRR ge AiR | ”她 喊 道 ,“ 太 不 像 话 ! 一 只 丑恶 的 、 脏 兮 今 的 、 叫 人 
恶心 的 壮 蛤 蜡 ! EPA ET BOR AR THEE AS | 我 绝 不 允许 ! ” 


她 放下 航 柄 。 一 只 粗大 的 满 古 斑点 的 腹 膊 内 电 般 地 伸 过 来 ， 抓 住 
蟾 内 的 一 条 前 腿 ， 另 一 只 胎 且 牢 牢 地 抓 住 他 的 一 条 后 腿 ， 就 势 一 抢 。 
Sy iA), WER A oA eH, HEAT KS, Ee 
Git, TRE) RSS GE, ARR ERSK o 


ma, Alito, HATES TK oS, DS 
HEA A, ANRC AST HD TP HS 
级 火 。 他 胡乱 打 水 ， 译 到 了 水 面 。 他 抹 抒 眼睛 上 的 浮 萍 ， 头 一 眼看 到 
的 惑 是 那 肥 胖 的 船 女 ， 她 正 从 渐渐 远 去 的 拖 册 山崩 探 出 身 来 ， 回 头 望 
他 ， 了 哈哈 大 笑 。 他 叉 咳 义 哈 ， 发 悄 要 好 好 报复 她 。 


(ERIK RA, Bee EAR ESHA © Se BI tt 
AF as SiH, MAH AAIC, MEE ABBREUB HY FEHB Be o ft 
aT Poet, Atm AR; 跟着 ， 他 接 起 湿 裙 和子， 氛 在 于 上 ， 提 起 
脚 来 拼命 妃 赶 那 条 拖 船 。 他 气 得 发 决 ， 一 心 巴 望 着 进行 报复 。 


当 他 跑 到 和 船 并 排 时 ， 那 船 尹 还 在 笑 。 她 喊 道 :“ 把 你 目 己 放 进 轧 
衣 机 里 轧 一 轧 ， 洗 衣 姿 ， 拿 烙铁 昼 导 你 的 脸 ， 愤 出 些 和 福子， 你 束 将 像 
只 体面 的 疾 蛤 蜡 啦 ! ” 


蟾 肾 不 居于 停 下 来 和 她 斗嘴 。 他 要 的 是 货真价实 的 报复 ， 而 不 是 
不 值钱 的 空洞 洞 的 口头 胜利 ， 虽 说 他 想 好 了 几 人 句 回 敬 她 的 话 。 他 打算 
干什么 ， 心 里 有 数 。 他 飞快 地 跑 ， 退 上 了 那 匹 拖 船 的 号 ， 解 开 纤 绳 ， 
扔 在 一 边 ， 轻 轻 纵 身 跃 上 马 背 ， 独 踊 马 肚子 ， 催 马 奔 跑 。 他 策 马 离开 
纤 路 ， 直 奔 开 益 的 了 野 ， 然 后 把 马 驱 进 一 条 布 满 车 国 的 树 夹道 。 有 一 
次 他 回头 望 去 ， 只 见 那 拖 船 在 河中 打 了 横 ， 漂 到 了 对 岸 ， 船 尹 正 发 狂 
似 的 挥 臂 跳 脚 ， 一 迭 声 喊 : “站 住 ， 站 住 ， 站 住 ! ”这 调调 儿 我 以 前 听 
到 过 。? 购 肾 大 笑 着 说 ， 继 续 张 马 蔓 前 狂奔 。 


拖 船 的 马 缺 乏 耐 力 ， 不 能 长 时 间 奔 跑 ， 很 快 就 由 奔驰 降 为 小 跑 ， 
小 跑 又 降 为 缓行 。 不 过 赐 肾 还 生 插 满意 的 ， 因 为 他 知道 ， 好 歹 他 是 在 
前 进 ， 而 拖 船 却 静 止 不 动 。 现 在 他 心平 气 和 了 ， 因 为 他 觉得 目 己 做 了 
件 实在 聪明 的 事 。 他 心满意足 地 在 阳光 下 慢 慢 行走 ， 专 拒 那 些 侦 俱 的 


小 径 和 号 道 ， 想 法 起 掉 他 已 经 很 久 没 吃 一 顿 饱 饭 了 ， 直 到 他 把 水 汇 远 
远 甩 在 后 面 。 


他 和 瑟 已 经 走 了 好 几 里 路 ， 久 热 的 太阳 晒 得 他 置 昏 欲 睡 。 那 匹 马 
忽然 俘 下 来 ， 低 头 哨 吃 青草 。 蟾 内 惊 醒 过 来 ， 险 些 擅 下马 背 。 他 举目 
四 顾 ， 只 见 目 己 是 在 一 片 宽阔 的 公 地 上 ， 一 服 望 去 ， WEEE Rae 
满 了 金涛 伦 和 黑莓 子 。 离 他 不 远 的 地 方 ， 停 着 一 辆 破烂 的 吉卜赛 大 竹 
车 ， 一 个 男人 坐 在 车 旁 一 只 倒 扣 着 的 桶 上 ， 一 个 劲 儿 抽烟 ， 紫 望 者 广 
阔 的 天 地 。 附 近 燃 着 一 堆 树 枝 生 起 的 火 ， 火 上 币 着 一 只 铁 铅 ， 里 面 发 
出 咕嘟 哪 的 冒 泡 声 ， 一 股 淡淡 的 蒸汽 ， 令 人 不 休想 入 非 非 。 还 有 气味 
一 一 暧 暧 的 、 浓 浓 的 、 杂 七 杂 八 的 气味 一 一 互相 迭 和 交织 ， 整 个 融 成 
一 股 无 比 诱 人 的 香味 ， 束 像 大 目 然 女神 一 一 一 位 给 孩子 们 安慰 和 辟 舞 
的 母亲 一 一 的 灵魂 显 了 形 ， 召 唤 着 她 的 儿女 们 。 赐 内 现 在 才 明日 ， 他 
原先 并 不 知道 什么 叫 真 正 的 饿 。 上 半天 感到 的 饥饿 ， 只 不 过 是 一 阵 微 
不 足 道 的 肪 尝 吴 了。 现在 ， 真 正 的 饥饿 终于 来 了 ， 没 错 ; 而 且 得 赶紧 
认真 对 行 才 行 ， 要 不 伏 ， 可 会 给 什么 人 或 什么 东西 带 来 麻烦 。 他 仔细 
打量 那个 吉卜赛 和 人， 心里 举 棋 不 定 ， 不 知道 古 跟 他 死 打 人 硬 拼 好 ， 还 是 
甜言蜜语 哄骗 好 。 所 以 他 就 坐 在 咏 背 上 ， 用 蜡 子 咒 了 义 咒 ， 采 着 吉 卜 
赛 人 。 吉 小 赛 人 也 坐 着 ， 抽 烟 ， 拿 服 盯 着 他 。 


过 了 一 会 儿 ， 吉 小 赛 人 从 嘴 里 拿 掉 烟斗 ， 漫 不 经 心地 说 : MARTE 
马 是 要 卖 吗 ? ” 


蟒 蛤 着 实 吃 了 一 尺 。 他 没 想到 过 ， 吉 卜 赛 人 襄 欢 买 马 ， 从 不 放 过 
一 次 机 会 。 他 也 没 想到 过 ， 大 篷车 总 在 四 处 走动 ， 需 要 马 拉 。 他 没 考 
虑 过 把 那 匹 马 换 成 现 钱 。 吉 小 赛 人 的 提议 ， 似 乎 为 他 取得 急需 的 两 样 
东西 铺 乎 了 道路 一 一 现 钱 和 一 顿 丰盛 的 早餐 。 


“什么 ? ”他 说 ,，“ 卖 掉 这 匹 漂亮 的 小 马 驹 ? 不 ， 不 ， 绝 对 不 行 。 卖 
TS, RR REDN RE? 再 说 ， 我 特 喜 欢 这 马 ， 他 跟 我 也 特 


He” 
ZN 


“PAAR AP, Pa NATE, “有些 人 了 束 喜 欢 驴 。” 


“你 难道 看 不 出 ，? 瞻 办 又 说, “我 这 匹 优 民 的 马 给 你 是 太 好 了 吗 ? 
他 走 匹 纯 种 马 ， 一 部 分 是 ， 当 然 不 是 你 看 到 的 那 一 部 分 。 他 当年 还 得 
交 来 着 一 那 是 在 你 看 到 他 以 前 的 事 ， 不 过 要 是 你 多 少 识 马 的 话 ， 你 
一 眼 就 能 看 出 的 。 不 ， 不 ， 卖 马 ， 这 绝对 办 不 到 。 可 话 又 说 回来 ， 要 
征 你 真 的 想 买 我 这 匹 漂亮 的 小 马 ， 你 到 搬 打 算出 什么 价 ? ” 


吉卜赛 人 把 马上 上 下 下 打量 了 一 番 ， 义 同样 仔细 地 把 蟾 蛤 上 上 下 
站 打量 了 一 午 ， 然 后 回头 望 厦 那 轧 。“ 一 先 令 一 条 腿 。*” 他 干脆 地 说 ， 
说 完 就 转 过 身 去 ， 继 续 抽烟 ， 一 心 一 意 姚 望 着 广阔 的 天 地 ， 像 要 把 它 
看 得 脸红 起 来 似 的 。 


“一 先 令 一 条 腿 ? WERE, “等 一 等 ， 让 我 合计 合计 ， 看 看 总 共 


是 多 少 。” 


他 息 下 号 背 ， 由 马 去 吃 草 ， 目 己 坐 在 吉卜赛 人 和 喘 旁 ， 扳 着 手指 算 
HER ° ART Hi: “HES RRB, EA, BAAS, —PPILE 
不 多 ? 那 不 行 ， 我 这 匹 漂 亮 的 小 马 才 卖 四 先 令 ， 我 不 干 。” 


“ASG, PS NBA, “这么 着 吧 ， 我 给 你 加 到 五 先 令 ， 这 可 比 这 
牧 口 的 价值 高 出 三 先 令 六 便士 。 这 是 我 最 后 的 出 价 。” 


蟾 晓 坐 厦 ， 反 反复 复 想 了 好 一 阵 。 他 肚子 场 了 ， 号 无 分 文 ， 离 家 
义 远 一 一 谁 知道 有 多 远 ， 一 个 人 在 这 样 的 处 境 下 ， 五 先 令 也 显得 是 很 
可 观 的 一 笔 线 了 。 可 男 一 方面 ， 五 先 令 卖 一 匹 马 ,似乎 太 亏 了 点 儿 。 
不 过 ， 话 又 说 回来 ， 这 匹 马 并 没有 伦 他 一 个 子 儿 ， 所 以 不 管 得 到 多 
少 ， 都 是 净 赚 。 最 后 ， 他 斩钉截铁 地 说 : “这样 吧 ， 吉 卜 赛 人 ! 告诉 你 
我 的 想法 ， 也 是 我 最 后 的 有 要价。 你 给 我 六 先 令 六 便士 ， 要 现 钱 ; A 
外 ， 你 还 得 供 我 一 顿 早上 路 ， 束 是 你 那 只 香喷喷 的 铁 缸 里 的 东西 ， 要 管 
饱 ， 当 然 只 管 一 顿 。 我 呢 ， 就 把 我 这 匹 欢 蹦 乱 跳 的 小 马 交 给 你 ， 外 加 


马 身上 所 有 漂亮 的 马 具 ， 免 费 赠送 。 你 要 是 觉得 吃亏 ， 就 直 说 ， 我 走 
我 的 路 。 我 知道 附近 有 个 人 ， 他 想 要 我 这 匹 马 ， 都 想 了 好 几 年 啦 。” 


吉卜赛 人 大 发 于 骚 ， 抱 怨 说 ， 这 样 的 买卖 要 十 再 做 几 宗 ， 他 束 要 
倾家荡产 啦 。 不 过 最 终 他 还 古 从 链 包 深 处 掏 出 一 只 脏 今 兮 的 小 帆布 
包 ， 数 出 六 枚 先 令 六 枚 便士 ， 放 在 蟾 肾 掌 心里 。 然 后 他 钻 进 大 竹 车 ， 
拿 出 一 只 大 铁 盘 ， 一 副 刀 、 文 、 人 勺子 。 他 至 倒 铁 锅 ， 于 是 一 大 股 热 腾 
腾 、 油 汪汪 的 杂烩 淘 吏 流 进 了 铁 副 。 那 果真 是 世上 最 最 美味 的 杂烩 
1, EFA RAS > BPE + QOS » BPS > aoe > WEL AE  BHOE, RA 
PAPE AI AY AR Ee TE AY ° We, ORR, ZR JL 
AR, te—-SSLER BR, Sa, SR, ISEB, WSEM 
Be, MU NRA A ier o WAM OE FS, I SE FIZ IK Z SERA 
一 顿 早餐 。 


WEIRD SM, Aa Reba, agi aaa hb 
赛 人 道 了 再 见 ， 又 依依 不 售 地 告别 了 马 。 吉 小 赛 人 很 熟悉 河 边 地 形 ， 
给 他 指点 该 走 哪 条 路 。 他 又 一 次 踏 上 行程 ， 情 绪 好 到 无 以 复 加 。 和 一 
小 时 前 相 比 ， 他 成 了 全 然 不 同 的 另 一 只 蟾 内 。 阳 光明 亮 ， 号 上 的 汲 厅 
短 不 多 干 透 了 ， 现 在 兜 里 义 有 了 钱 ， 离 家 和 朋友 越 来 越 近 ， 也 越 来 越 
Re, THe, twee, PA, Bart, Ee 
喘 有 劲 ， 无 忧 无 虑 ， 信 心 百 倍 。 


HEA BE, MS BOS eke, MARA AE, 
着 绝境 ， 辟 能 化 险 为 夷 ， 转 危 为 安 。 想 到 这 儿 ， 他 不 由 得 骄傲 目 满 ， 
狂 妥 目 大 起 来 。“ 啊 ， 啊 ! ”他 把 下 巴 翘 得 老 高 ， 说 道 , “Pewee HHH 
呀 ! 全 世界 没有 一 只 动物 比 得 上 我 ! 敌人 把 我 关 进 大 牢 ， 布 下 重重 岗 
A, IRMA A RAT, DRA HER AR Rik, ly 
KK, AERA AI 8 HU, MOR, BaP ie 
追捕 我 。 我 呢 ， 冲 他 们 打 了 个 啊 指 ， 哈 哈 大 笑 ， 一 转眼 束 跑 得 没 了 
影 。 我 不 幸 被 一 个 又 胖 又 坏 的 女人 扔 进 河 里 。 那 又 算 什么 ? 我 游 上 了 


岸 ， 夺 了 她 的 马 ， 大 播 大 摆 地 董 走 了 。 我 用 马 换 来 满 满 一 口袋 银钱 ， 
还 美美 地 吃 了 一 顿 早饭 ! 呵 ! 呵 ! FEWER, RRA + AGA > CE 
ANA eR | ”他 把 目 己 吹 得 那么 啊 ， 不 由 得 唱 起 歌 来 ， 一 路 走 ， 一 路 
Thal! LAA CAM, BURT MAC, BAAMTI ° tee 
Ee ARO MBE BIER A AAT ° 

世上 有 过 许多 伟大 英雄 ， 

历史 书 上 载 过 他 们 的 丰功伟绩 ; 

但 没有 一 个 公认 的 赫赫 有 名 ， 


HE AWE RRAE LE ! 


牛津 大 学 聪明 人 成 堆 ， 
肚 里 的 学 问 包罗 万 和 象 ， 
但 没有 一 个 懂得 的 事情 ， 


赶 得 上 聪明 的 蟾 内 一 半 ， 


方舟 里 动物 痛 兴 流 涕 ， 
服 泪 如 潮水 般 涌 出 。 
是 谁 高 呼 “ 陆 地 就 在 眼前 ”? 
FEL IEE HMR | 


军队 在 大 路 上 迈步 前 进 ， 
他 们 齐 声 欢呼 致敬 。 
征 为 国王 ， 还 是 基 陈 纳 将 军 ? 


A, Fel WER ICE ! 


Ea AMAR EE, 


窗 前 坐 着 把 衣 来 经 。 
王后 喊 道 : “ 那 位 英俊 男子 是 谁 ? 
女官 们 回答 “是 蝙 肉 先生 。” 


诸如 此 类 的 歌 还 多 得 很 ,但 都 狂 妥 得 吓人 ,不便 写 在 纸 上 。 以 上 
只 是 其 中 较为 温和 的 几 首 。 


他 边 唱 边 走 ， 边 走边 唱 ， 越 来 越 得 意 起 形 。 不 过 没 过 多 久 ， 他 的 
傲气 就 一 落 千丈 了 。 


他 在 乡间 小 道上 走 了 几 里 之 后 ， 束 上 了 公路 。 他 顺 着 那 条 日 色 路 
面 极目 远 姚 时 ， 名 见 迎 面 过 来 一 个 小 墨 点 ， 随 后 变 成 了 一 个 大 墨 点 ， 
又 变 成 了 一 个 小 块 块 ， 最 后 变 成 了 一 个 他 十 分 熟悉 的 东西 。 接 着 ， 两 
RB SAS, TREE AAs, I EPA J! 


“这 就 对 了 1! POCA AWE RE, “这 才 是 真正 的 生活 ， 这 才 坪 我 失 
去 好 入 的 伟大 世界 ! 我 要 叫 住 他 们 ， 我 的 轮 上 的 哥们 儿 ， 我 要 给 他 们 


编 一 段 故 事 ， 驳 像 曾经 使 我 一 帆 风 顺 的 那 种 故事 ， 他 们 目 然 会 撒 带 我 
一 程 ， 然 后 我 再 给 他 们 讲 更 多 的 故事 。 走 运 的 话 ， 说 不 定 最 后 我 还 能 
乘 上 汽车 长 驱 直 入 回 到 蟾 富 ! 叫 获 看 看 ， 那 才 叫 绝 了 ! ” 


他 信心 十 足 地 站 到 马路 当中 ， 招 呼 汽车 停 下 来 。 汽 车 从 容 地 驶 过 
来 ， 在 小 路 附近 放 慢 了 速度 。 束 在 这 时 ， 昌 肾 的 脸 一 下 子 变 得 仇 日 。 
心 这 了 下 去 ， 双 膝 打 战 发 软 ， 喘 子 弯曲 起 来 ， 次 成 一 团 ， 五 脏 六 及 恶 
心 作痛 。 不 笠 的 蟾 内 ， 难 怪 他 会 吓 成 这 样 ， 因 为 驶 过 来 的 汽车 ， 正 好 
古 那 倒 竹 的 一 天 他 从 红 狮 旅店 场 院 里 偷 出 来 的 那 辆 一 一 他 所 有 的 灾难 
都 是 打 那 天 开始 的 ! 车 上 的 人 ， 人 恰恰 是 他 在 旅店 咖啡 厅 里 看 到 的 那 伙 
A! 


他 次 倒 在 路 上 ， 成 了 惨 兮 今 的 一 堆 破 烂 。 他 绝望 地 喃 喃 目 语 
说 :“ 全 完 啦 ! 彻 改 完蛋 啦 ! 又 要 落 到 警察 于 里 ， 戴 上 饶 钞 ， 又 要 蹲 大 
wk, WSL, Merk! 咳 ， 我 是 个 十 足 的 大 傻瓜 ! 我 本 该 藏 起来， 等 
天 法 以 后 ， 再 拣 僻 静 小 路 偷偷 溜 回 家 去 ! 可 我 偏 要 大 模 大 样 在 野地 里 
乱 窜 ， 大 唱 自 吹 自 播 的 歌 ， 还 要 在 大 白天 在 公路 上 频 拦 车 ! BBWS 
RMB | 不 幸 的 动物 啊 ! ” 


那 辆 可 怕 的 汽车 慢 慢 驶 近 了 “。 最 后 ， 他 听 到 它 就 在 号 边 停 了 下 
Ke PADS BE, Sie ee LE HEA ee RR IE IL 
一 个 人 说 : “天 哪 ! 真 够 惨 的 哟 ! 这 是 一 位 老 太 太一 一 看 来 是 个 洗衣 次 
一 一 她 尝 倒 在 路 上 了 ! 说 不 定 她 是 中 了 里 ， 可 怜 人 ， 说 不 定 她 今天 还 
没 吃 过 东西 哩 。 咱 们 把 她 抬 上 车 ， 送 到 附近 的 村 子 里 ， 那 儿 想 必 有 她 
AFR AL ©” 


HFM Rea Ee, LE SEA ER AE, MAREE 
路 。 

他 们 说 话 的 语调 很 和 将， 并 且 充 满 同情 ， 丹 内 知 道 他 们 没 认 出 他 
RK, Peake TAS © HD RT AIR, BRT A 


FBR ° 


“有 瞧 ，" 一 位 绅士 说 , “UP EER © BESS SONU EEA © (Kon VE 
ARE, IK? ” 


“TWWIMITT , SCE, WER Saati, “Ronee ae 7!” 
“ 那 束 好 ，” 那 绅士 说 ,“ 现 在 ， 要 保持 安静 ， 主 要 是 别 说 话 。” 


“我 不 说 话 ，? 购 肾 说 ,“ 我 只 是 在 想 ， 要 是 我 能 坐 在 前 座 ， 在 司机 
身边 ， 让 新 鲜 空气 直接 吹 在 我 脸 上 ， 我 很 快 束 会 好 的 。” 


“这 女人 头脑 真 清 楚 ! ” 那 绅 士 说 , “你 当然 可 以 坐 在 前 座 。” 于 是 
他 们 小 心地 把 蟾 内 扶 到 前 座 ， 坐 在 司机 旁边 ， 又 继续 开车 上 路 。 


NY, HRA RS OKRA T HBT aT, AAS, 
357) BA ABO A T° HOTA eR ATA ES ETE HD SL 
整个 控制 了 他 ， 弄 得 他 踩 动 不 宁 。 


“这 是 命中 注定 啊 ! ”他 对 目 己 说 , “何必 抗拒 ?何必 挣扎 ? ” 


于 是 他 朝 身 边 的 司机 说 : “先生 ， 求 你 行 个 好 ， 让 我 开 一 会 儿 车 
吧 。 我 一 直 在 仔细 看 你 开车 ， 像 是 不 太 难 ， 挺 有 意思 的 。 我 特 想 让 肌 
友 们 知道 ， 我 开 过 一 次 车 。” 


听 到 这 个 请 求 ， 司 机 不 禁 哈 哈 大 笑 ， 笑 得 那么 开心 ， 引 得 后 面 那 
位 绅士 忙 妃 问 十 怎么 回 事 。 听 了 司机 的 解释 ， 他 说 道 :“ 好 啊 ， 太 太 ! 
BOK URIS Ho LEI, BLE SFR MARSHES 
A) ° XT WEIR A Be ° (aS BY PHM] ALLE RARE, AK 
Figs aa, F(a asia, PB Ae, me 
ARTEAR/V, AL7y Be TT SF 


后 座 的 绅士 们 拍手 称赞 说 : “她 开 得 多 好 啊 ! 想不到 一 个 洗衣 妇 开 
车 能 开 得 这 么 棒 ， 从 没 见 过 ! ” 


蟾 内 把 车 开 得 快 了 些 ， 又 快 了 些 ， 越 开 越 快 。 后 面 的 绅士 大 声 警 
告 说 :“ 小 心 ， 洗 衣 姿 ! ”这 话 激 恼 了 他 ， 他 开始 头脑 发 热 ， 失 去 了 理 


智 。 


司机 想 动 手 制 止 ， 可 旷 内 用 一 只 胸 短 把 他 按 牢 在 座位 上 ， 动 不 
得 ; 车 全 速 行 驶 起 来 。 气 流 冲 激 着 他 的 脸 ， 马 达 喻 喻 地 啊 ， 号 下 的 车 
厢 轻 轻 弹 踊 ， 这 一 切 都 陶 醇 了 他 那 电 钝 的 头脑 。 他 肆 无 忌 蛋 地 喊 
道 : “(TARR ! 呵呵 ! 我 是 蟾 蛤 ， 抢 车 能 手 ， 越 狱 要 犯 ， 是 映 经 百 
MES HERE RAI WEIR! 你 们 给 我 好 好 每 着 ， 我 要 让 你 们 慌 得 什么 才 是 真 
正 的 要 独 。 你 们 现在 是 落 在 里 上 易 大 名 、 技 志 超 群 、 无 所 县 惧 的 蟾 肾 手 
里 ! ” 


车 上 的 人 全 都 惊 悉 万 分 地 大 叫 ， 站 起 来 ， 扑 到 蟾 肾 身 上 。*“ 抓 住 
他 ! ”他 们 喊 道 , “ 抓 住 蟾 内 ， 这 个 偷 车 的 坏 家 伙 ! 把 他 捆 起 来 ， 戴 上 
手 钳 ， 拖 到 附近 的 警察 局 去 ! 打倒 万 恶 的 、 危 险 的 蟾 内 ! ” 


Me! 他 们 本 该 想到 ， 应 当 审 慎 行 事 ， 先 想法 把 车 和子 停 下 来 ， 再 采 
取 行 动 殉 好 了 “。 赐 肾 把 方向 盘 猛 地 转 了 半 圈 ， 汽 车 一 下 子 冲 进 了 路 过 
的 矮 树 刻 。 只 见 它 高 高 跳 起 ， 剧 烈 地 由 艇 ， 四 只 轮子 陷 进 一 个 饮 马 
塘 ， 搅 得 泥水 四 溅 。 


WEIR ot fe BOR PATE EER, RAR TESS BT Ie SAT 
线 。 他 颇 喜 欢 这 动作 ， 心 里 正 纳闷 ， 不 知 会 不 会 继续 这 样 飞 下 去 ， 直 
到 长 出 翅膀 ， 变 成 一 只 蝎 肾 乌 。 束 在 这 一 刹那 ， 侠 的 一 声 ， 他 仰 面 阴 
天 着 了 陆 ， 落 在 丰 戊 松软 的 草地 上 “。 他 坐 起 来 ， 一 眼看 到 水 塘 里 那 辆 
汽车 ， 快 要 沉 下 去 了 ; 绅士 们 和 司机 被 他 们 号 上 的 长 外 套 拖 素 着 ， 正 
无 可 奈何 地 在 水 里 扑 腾 挣 扎 。 


(HOE DEREK, FERRE, We rck Hart, we, wei 
渠 ， 奔 过 田地 ， 直 跑 得 上 和 气 不 搂 下 气 ， 素 得 只 好 放 慢 速度 ， 缓 步 而 
行 。 等 到 稍稍 跨 过 气 来 ， 可 以 平静 地 想 事 了 ， 他 束 咯 咯 笑 开 了 ， 欧 是 
轻 笑 ， 然 后 大 笑 ， 笑 得 前 仰 后 合 ， 不 得 不 在 树 裳 旁 坐 下 。"“ 哈 哈 ! ”他 
ARKH, Eo EW, “WSR a! 这 无 例外 ， 蟾 肾 又 
大 获 全 胜 ! eve, RTT LES EA? 是 谁 ， 想 出 招 儿 来 坐 到 前 
座 ， 呼 吸 新 鲜 空气 的 ? 是 谁 ， 仅 厦 他 们 让 他 试 试 开车 的 ? 是 谁 ， 把 他 
们 一 股 脑 儿 抛 进 水 塘 的 ? 是 谁 ， 腾 空 飞 起 ， 一 点 儿 没 伤 厦 ， 逃 之 天 
天 ， 把 那 帮 心胸 狭窄 、 小 里 小 气 、 胆 小 怕 事 的 游客 丢 在 他 们 该 得 的 泥 
水 里 ? SPR EWS o HCAH AWE, FRARHIWEER, SPR AWE! ” 


接着 ， 他 又 放 开 嗓门 儿 唱 起 来 ! 

小 汽车 ， 号 号 蝶 ， 

WE ABATE RIFE ° 

征 谁 驱车 进 水 塘 ? 

KE DRA NR ! 

瞧 我 多 聪明 ! 多 聪明 ， 多 聪明 ， 多 聪 .…… 


这 时 ， 从 号 后 远 处 ， 传 来 一 阵 轻 微 的 哈 亲 声 ， 他 回头 一 看 ， 鹃 呀 
呀 ， 要 命 啊 ! BBE! Seay! 


大 约 隔 着 两 块 田地 ， 一 个 扎 着 诺 绑 腿 的 司机 和 两 名 乡村 警察 ， 正 
飞快 地 朝 他 大 来 。 


可 怜 的 蟾 晓 一 跃 而 起 ， 又 咱 地 蹦 开 ， 他 的 心 都 跳 到 嗓子 眼 儿 里 
了 。 他 气喘 吁 吁 地 跑 着 ， 气 喘吁吁 地 说 : “我 真是 头 奏 肪 ! Sk GER 


又 粗心 的 春 驴 ! FR MIKA TT ! 又 大 喊 大 叫 大 唱 起 来 了 ! 又 坐 着 不 动 大 
夸 海 口 了 ! SR! 天 哪 ! 天 哪 ! ” 


他 回头 瞄 了 一 眼 ， 看 到 那 伙 人 追 上 来 了 。 他 心慌 意 乱 ， 拼 命 狂 
奔 ， 不 住地 回头 望 ， 只 见 他 们 越 来 越 近 了 。 他 使 出 最 大 的 力气 跑 ， 可 
他 身体 肥胖 ， 腿 又 短 ， 跑 不 过 他 们 。 现 在， 他 能 听 到 他 们 就 在 身后 
了 。 他 顾 不 得 辨 方向 ， 只 管 发 狂 似 的 瞎 跑 ， 还 不 时 回 过 头 去 看 他 的 那 
些 就 要 成 功 的 敌人 。 突 然 间 ， 他 一 脚 踩 室 了 ， 四 脚 在 空中 乱 抓 ， 扑 通 
一 声 ， 他 没 头 没 脑 地 掉 进 了 深 深 的 满 急 的 流水 。 他 被 河水 的 强大 力量 
冲 着 走 ， 无 能 为 力 。 他 这 才 知 道 ， 原 来 他 在 慌乱 中 瞎 跑 时 ， 竟 一 头 栽 
进 了 大 河 ! 


他 冒 出 水 面 ， 想 抓 住 岸 边 垂 下 的 疡 种 和 灯心草 ， 可 是 水 流 太 急 ， 
抓 到 手 的 草 又 请 脱 了 。“ 老 天 爷 ! POP HWE MR TP He, “我 再 也 
不 敢 偷 车 了 ! 再 也 不 敢 唱 吹 牛 歌 了 ! ”说 完 义 沉 了 下 去 ， 过 后 又 冒 出 水 
面 ， 呢 看 粗 气 胡乱 打 水 。 忽 地 ， 他 发 现 目 己 正 流 同 岸 边 的 一 个 大 黑 
洞 ， 那 洞 恰好 就 在 他 头顶 上 。 当 流水 冲 着 他 经 过 洞 边 时 ， 他 伸 出 一 只 
爪子 ， 够 着 了 岸 边 ， 抓 军 了 ， 人 然后 他 吃力 地 把 吴 子 慢 慢 拖 出 水 面 ， 两 
肘 文 撑 在 洞 沿 上 。 他 在 那儿 竺 了 几 分 钟 ， 喘 着 气 ， 因 为 他 实在 是 素 二 
Te 


TES HH, ive, GEAR TR BSR, ROLE TN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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脸 ， 一 张 熟悉 的 脸 ! 

一 张 黄 宰 色 的 、 小 小 的 、 长 了 明明 的 脸 。 


一 张 斑 肃 的 、 圆 圆 的 脸 ， 一 对 纤巧 的 小 耳 示 和 丝 一 般 发 亮 的 毛 


原来 是 河 鼠 ! 


VE 丹 内 泪 下 如 十 


河 鼠 伸 出 一 只 整洁 的 神色 小 爪 季 ， 紧 紧 揪 痢 蝎 肾 的 颈 诺 ， 使 劲 往 
上 搜 ， 海 身 滴水 的 蟾 内 于 是 慢 慢 地 但 稳 稳 地 上 了 洞 沿 ， 安 然 无 关 地 站 
到 了 门厅 里 。 他 号 上 目 然 满 是 污 泥 和 水 草 ， 可 他 又 像 往日 一 样 快活 得 
意 ， 因 为 他 知道 ， 目 己 又 来 到 老 友 家 ， 再 也 不 用 东 哄 西藏 了 ， 那 僚 不 
合 喘 份 圣 人 现 眼 的 伪装 ， 也 可 以 扔 掉 了 。 


“ 鼠 兄 啊 ! ”他 喊 道 ，“ 自 打 和 你 分 手 以 后 ， 我 过 的 什么 日 子 ， 你 简 
直 没 法 想象 ! 那么 多 的 考验 ， 那 么 多 的 苦难 ， 我 全 都 英勇 地 承受 信 
了 ! 接着 是 绝 处 着 生 ， 乔 装 打扮 ， 计 谋 策略 ， 全 是 我 一 手巧 妙 地 设计 
出 来 又 付 诸 实施 的 ! 因为 我 被 他 们 关 进 了 监狱 ， 不 过 我 自然 逃 了 出 
来 ! 又 被 扔 进 了 水 渠 ， 可 我 游 上 岸 了 ! 又 偷 了 一 匹 马 ， 卖 了 一 大 笔 
钱 ! 我 骗 过 了 所 有 的 人 ， 教 他 们 乖 形 地 听 我 的 吟 只 ! IKI, BURA 
— RELL TAMER? 没 错 ! 你 知道 我 最 后 一 场 冒险 是 什么 ? SINE, 
听 我 给 你 讲 


Wet, TABU, AS BERT h MYR RE, “你 马上 给 我 上 楼 去 ， 脱 掉 身 
上 这 件 破 布 衫 ， 这 衣裳 像 是 一 个 洗衣 妇 罕 过 的 。 好 好 洗刷 干净 ， 换 上 
我 的 衣服 ， 再 下 楼 来 ， 看 能 不 能 像 个 绅士 的 样子 。 我 这 幸子 还 没 见 过 
一 个 比 你 更 寒 友 、 还 遇 、 丢 人 现 眼 的 家 伙 ! 好 啦 ， 别 吹牛 ， 别 争辩 ， 
RANE! 待 会 儿 ， 我 有 话 对 你 说 ! ” 


蟾 肾 起 初 不 愿 浆 此 住 口 ， 还 想 回 敬 他 儿 句 。 坐 牢 的 时 候 ， 他 束 老 
是 被 人 文 来 使 去 ， 他 受 够 了 了， 现在 又 来 了 ， 而 且 文 使 他 的 是 一 只 老 
pa! 不 过 ， 他 偶然 从 帽 杂 上 的 镜子 里 ， 警 见 了 目 己 的 草 容 ， 一 顶 银 色 


的 墨色 女 帼 ， 俏 皮 地 牌 扣 在 一 只 眼 上 ， 他 立刻 改变 了 主意 ， 二 话 没 
说 ， 乖 秒 地 上 了 楼 ， 钻 进 了 河 鼠 的 更 衣 室 。 他 彻头彻尾 洗刷 了 一 过 ， 
换 了 衣服 ， 和 久久 地 站 在 镜子 跟前 ， 沾 沾 目 喜 地 欣赏 着 目 己 ， 心 想 ， 那 
帮 家 伙 竟 会 错 把 他 当成 一 个 洗衣 妇 ， 真 是 一 群 日 痴 ! 


他 下 楼 时 ， 午 饭 已 经 摆 在 桌 上 “。 蝎 肾 看 见 午饭 ， 心 里 好 高 兴 ， 因 
为 日 吃 过 吉卜赛 人 那 顿 丰盛 的 早餐 之 后 ， 他 又 经 历 了 不 少 险情 ， 消 耗 
了 大 量 的 体力 。 吃 午饭 时 ， 昌 嫁 癌 河 鼠 叙 述 他 的 全 部 历险 ， 痢 重 谈 他 
目 己 如 何 聪明 机 警 ， 在 危急 关头 如 何 从 容 镇 定 ， 喘 处 困境 时 如 何 机 敏 
狭 胖 。 他 把 这 一 切 说 得 仿佛 是 一 段 轻松 愉快 、 丰 富 多 彩 的 奇遇 。 但 他 
Mees SiR, pee Ma mh, DURANTE 


WSR AM AM, ARP TTE T 0 Re EA AIO, Parl pT he 
‘J: “OT, Zi, RARER, MEA, MICAS 
Ke AS, WERE, MOIRA, URE CARAT Shes? 
你 上 自己 承认 ， 你 被 捕 入 狱 ， 挨 饿 受 冻 ， 受 到 追捕， 吓 得 死去 活 来 ， 蒙 
受 届 辱 ， 遭 到 别 弄 ， 被 扔 进 河 里 一 一 而 且 是 被 一 个 女人 ! 这 有 什么 好 
玩 的 ? 哪 来 的 乐趣 ? 归根 到 展 ， 都 因为 你 硬 要 去 偷 一 辆 汽车 。 你 很 清 
楚 ， 打 从 你 头 一 眼见 到 汽车 ， 除 了 不 断 地 车祸， 什么 好 处 你 也 没 氨 
到 。 要 是 你 非 玩 汽车 不 可 一 一 你 回来 束 是 这 样 ， 只 要 玩 开 了 涉 ， 整 上 
瘾 一 一 那 义 何必 去 偷 呢 ? 要 是 你 觉得 残废 了 有 趣 ， 那 束 落 个 残废 好 
啦 ;， 要 是 你 想 笑 笑 破产 的 滋味 ， 那 下 去 破 一 次 产 好 啦 。 可 为 什么 偏偏 
要 去 犯罪 ? 你 什么 时 候 才 能 变 得 明日 上 毕 ， 替 你 的 朋友 们 想 想 ， 为 他 们 
FOR 我 出 门 在 外 ， 听 到 别 的 动物 在 背后 议论 ， 说 我 的 哥们 儿 是 个 
徘 犯 ， 你 想 我 会 好 受 吗 ? ” 


蟒 星 的 性 格 ， 有 一 点 是 足以 令 人 宽慰 的 ， 那 就 征 ， 他 确实 十 一 只 
善良 的 动物 ， 从 不 计较 真正 朋友 的 咏 叫 数落 。 即 使 他 执 迷 于 什么 ， 他 
也 能 看 到 问题 的 另 一 面 。 在 河 鼠 严厉 地 开导 他 时 ， 他 私下 里 还 在 哪 
ME: “可 那 确 实 好 玩 ， 好 玩 得 要 命 ! ”并 且 压 低 了 嗓门 儿 ， 发 出 一 些 古 


怪 的 噪声 ， 喀 一 一 喀 一 一 咯 ， 咕 一 一 号 一 一 了 眶 ， 以 及 类 似 沉 问 的 和 恬 声 
或 者 开 汽 水 瓶 的 声音 。 不 过 ， 当 河 鼠 快要 说 完 时 ， 他 却 深 深 叹 了 口 
气 ， 非 常温 和 谱 逊 地 说 :“ 太 对 了 ， 鼠 兄 ! 你 的 理由 老 是 那么 充足 ! 是 
啊 ， 我 曾经 是 一 头 狂 妄 目 大 的 大 驴 ， 这 点 我 算 明 日 了 。 不 过 现在 我 要 
做 一 只 好 昌 肾 ， 再 也 不 干 玛 事 了 “。 至 于 汽车 中 ， 目 从 我 掉 进 你 的 河 里 
以 后 ， 我 对 它 已 经 不 大 感 兴趣 了 。 事 实 征 ， 在 我 擎 住 你 的 洞口 轨 气 
时 ， 我 名 然 有 了 一 个 新 的 想法 一 一 一 个 绝妙 的 想法 ， 是 和 汽船 有 关 的 
好 啦 ， 好 啦 ! 别 发 火 ， 老 伙计 ， 别 踩 脚 ， 留 神 打 翻 东西 ， 这 不 过 
征 个 想法 村 了 ， 明 们 现在 不 去 谈 它 。 还 是 喝 杯 咖啡 ， 抽 文 烟 ， 安 安静 
BUISILK, USER SRR, ERA CHR, 
让 一 切 都 恢复 老 样 子 。 我 冒险 也 冒 够 了 。 我 要 过 一 种 平平 稳 稳 、 安 安 
移 选 、 正 正经 经 的 生活 ， 经 营 经 营 我 的 产业 ， 做 些 改进 ， 内 时 栽 花 种 
草 ， 美 化 环境 。 朋 友 们 来 ， 总 会 有 饭 染 招待 。 我 要 备 一 辆 轻便 马车 ， 
乘 上 它 去 四 乡 转 园 ， 就 像 过 去 那些 好 时 光 那 样 ， 再 不 心 浮 气 躁 ， 总 想 
WIVES A T°” 


TEVA Sez We? TR UO HUGE, “AR RUE | 难道 你 没 听 
说 ” 


“ 昕 说 什么 ? "Weir, Arfa—PRAT, BRA, Ul! 快 说 
呀 ! 别 怕 我 受 不 了 ! 我 没 听 说 什么 呀 ? ” 


“难道 ，” 河 鼠 大 声 喊 道 ， 小 获 头 重重 地 融 着 果子 , “你 根本 没 听 说 
WS ABA ES RH SS?” 


“HA se FS BE BY pK Bat BP ES WY Woe Oak, ES i) Ph 
拌 ,，“ 不 ， 压 根 儿 没 听 说 过 ! 他 们 都 于 了 些 什么 ? ” 


RANA, HGR TWEE? ” 河 鼠 又 说 。 


WaMR TE HS ABA SCTE SRE, PUIVGC SHS, FOAUYE, ak 7K BO OER 
HE, Meee, We! Be! 

HRA, BU, Tal, tht, “PARSE ° BORE HY 
时 刻 已 经 过 去 ， 我 缓 过 劲 来 了 。 我 能 挺 得 住 。” 


“自打 你 一 遇 上 那 ” 那 桩 麻烦 事 以 后 ，* 河 鼠 缓慢 而 意味 
深长 地 说 ，“ 我 是 说 ， 在 你 为 了 那 桩 汽车 纠纷 ， 很 久 没 在 社交 场合 露面 
2 


WEIR A ERA ° 


“We, X—-PHA BARBRA, BC, “不光 在 沿 河 一 
市 ， 而 且 在 野 林 里 也 一 样 。 动 物 们 照例 分 成 两 派 。 河 上 的 动物 都 癌 着 
你 ， 说 你 受到 不 公正 的 对 待 ， 说 现 如 今 国内 晕 无 正义 可 言 。 可 十 野 林 
动物 却说 得 很 难听 ， 他 们 说 ， 你 是 目 作 目 受 ， 徘 有 应 得 ， 现 在 是 制止 
这 类 胡作非为 的 时 候 了 。 他 们 趾 高 气 扬 ， 四 下 里 散布 说 ， 这 回 你 可 完 
蛋 了 ， 再 也 回 不 来 了 ! 永远 回 不 来 了 ! ” 


WEIR OR SRA, WIS AK ° 


“ARES / oI — bi IAEA), PVR Uh, “A eS AT NEST 
百 ， 到 处 宣传 说 ， 你 早晚 会 回来 的 。 其 实 他 们 并 不 知道 你 会 怎样 回 
来 ， 但 是 相信 你 总 会 有 办 法 回来 的 ! ” 


蟾 肾 在 柠 于 上 坐 直 了 吴 子 ， 脸 上 浮现 出 一 丝 傻笑 。 


“他 们 根据 历史 事实 来 论证 ，” 河 鼠 继 续 说 , “他们 说 ， 像 你 这 样 一 
个 没 脸 没 皮 、 伶 牙 俐 齿 的 动物 ， 外 加 钱 袋 的 力量 ， 没 有 一 条 刑法 能 给 
你 定 腓 。 所 以 ， 他 俩 把 目 己 的 铺盖 扳 进 蟾 品 ， 殊 睡 在 那儿 ， 经 常 打 开 
门窗 通通 风 ， 一 切 准备 集 当 ， 只 等 你 回来 。 当 然 ， 他 们 没有 预计 到 后 
来 发 生 的 事 ， 不 过 他 们 总 是 不 放心 那些 野 林 动物 。 现 在 ,我 要 讲 到 最 
痛 藻 最 悲惨 的 一 段 了 。 在 一 个 漆黑 的 夜里 ， 刊 着 狂风 ， 下 着 罗 泌 大 
十 ,一 帮 子 黄 姐 猥 ， 全 副 武 狐 ， 偷 偷 从 大 车 道 仆 到 大 门口 。 同 时 ， 一 
群 穷 邮 极 恶 的 雪 貂 ， 打 沫 园子 那 头 偷袭 上 来 ， 占 领 了 后 院 和 下 房 ， 还 


AKO SM, ATR SES, ETA 
草坪 的 法 式 长 窗 。” 


“ 隆 沁 和 获 当时 正在 吸烟 宇 ， 坐 在 炉 芳 谈天 说 地 ， 对 要 发 生 的 事 没 
有 丝 晕 预感 ， 因 为 那 夜 天 气 恶劣 ， 动 物 们 一 般 是 不 会 外 出 活动 的 。 冷 
不 防 ， 那 些 残 又 的 家 伙 竟 破门 而 入 ， 从 四 面 八方 扑 癌 他们 。 他 们 理 力 
抵抗 ， 可 那 又 管 什么 用 ? 两 只 手无寸铁 的 动物 ， 怎 么 对 付 得 了 几 百 只 
动物 的 突然 黎 击 ? 那些 家 伙 抓 住 这 两 个 可 怜 的 忠实 的 动物 ， 用 棍子 狠 
打 ， 嘴 里 还 当 痢 不 堪 入 耳 的 脏话 ， 把 他 们 赶 到 风雨 实 加 的 冰冷 的 屋 
Dee 


Hr U3 FB, BCS AT AS GR Jee 8 (a ETT NSE THOR, ER OE 
正 色 ， 做 出 特别 庄重 严肃 的 样子 。 


“STAR, BREE KO TEM ET POR, ARSE, “他 
(APR ACA ° AUREL GE, Sei eE-F AR, BEGET Ree AP 
餐 。 听 说 ， 那 地 方 给 粳 践 得 一 塌 灶 涂 ， 简 直 看 不 得 了 ! 号 你 的 ， 喝 你 
的 ， 给 你 编 派 难听 的 笑话 ， 唱 粗 副 下流 的 歌 一 呢 ， 什 么 监 狐 啦 ， 呈 
害 啦 ， 和 警察 啦 ， 无 聊 透 顶 的 驾 人 的 歌 ， 一 点 儿 也 不 幽默 。 而 且 ， 他 们 
还 对 所 有 的 人 扬言 ， 要 在 蟾 襄 永 久 住 下 去 啦 。” 


“他 们 敢 ! ? 验 肾 说 ， 站 起 来 ， 抓 住 一 根 棍子 , “tk LMA AOI 
Ale 


“BOA AY o WaiR! TASH GE, “你 给 我 回来 ， 坐 下 ， 你 只 


BEAR] ©” 


Fy ee WeiR OZER, aN TBISR ° (RAP RARER, 棍子 打 
AJB E, Tibia nek, Weis, SSO), BE ORSINE RK 
Tle ° 8, SOMME Je THF oi — FB SIR AY Sk, FRAT 
FO 0 


“来 者 何人 ? ” 雪 狼 厉声 问 道 。 


“废话 1 YRS, REO? 快 深 开 ， 要 
不 ,我 -2 


雪 貂 二 话 不 说 ， 把 检举 到 肩头 。 蟾 肾 提防 着 卧 倒 在 地 上 BE! 一 
颗 子 弹 从 他 头 上 呼啸 而 过 。 


蟾 内 吓 了 一 跳 ， 蹦 了 起 来 ， 拔 腿 束 跑 ， 顺 痢 来 路 拼命 奔 逃 。 他 听 
ABS ZANE, ta A— EA TNR © 


HEL Te THER, FEZ UE TAL BB 


“我 不 是 跟 你 说 过 吗 ? " 河 鼠 说 ，“ 那 没有 用 。 他 们 设 了 岗 哨 ， 而 且 
全 都 有 武器 。 你 必须 等 待 。” 


ANS, WER EARN DRA K ° HFN THOR, TATA Ee 
划 去 。 蟾 是 的 花园 ， 束 延伸 到 河 边 。 


他 划 到 能 够 看 见 老 扰 的 地 方 ， 伏 在 茶 上 仔细 观察 。 一 切 都 显得 非 
党 宁静， 空 无 一 人 。 他 看 到 蟾 襄 的 整个 正面 ， 在 夕照 下 发 亮 ; 沿 着 笔 
ANB, WEBS SMT, CREAR, 通 同 船坞 的 小 
河 汉 ， 横 路 河 充 的 小 木 桥 ， 全 都 静 展 悄 ， 不 见 人 影 ， 似 乎 在 期 待 他 的 
归来 。 他 想 移 进 船坞 试 试 。 他 人 小心 翼 翼 地 划 进 小 河 汉 ， 刚 要 从 桥 下 针 


过 去 ， 只 听 得 一 一 彼 隆 | 


SMX PE 
RAAT EY POR, HIBS TAGE ° AG HET TK, OUT FR 
Bo WERE BUST ° (hie Ae, ALR BEAT EPR 
KR, ARAN A SCHUM th, TR: RAR BI PRAMS TS, IRS 
He! WAMU REA, PYAR AISIG AS, fateae—Al, me 
着 义 放 声 大 笑 ， 笑 得 几乎 党 过 去 两 次 一 一 当然 是 一 只 日 网 一 次 。 


蟾 肾 没 精 打 采 地 走 着 回去 ， 又 一 次 把 这 令 人 失望 的 经 历 告诉 河 
鼠 。 

< 说， 我 怎么 跟 你 说 的 ?“ 河 鼠 十 分 气 恼 地 说 ，“ 现 在 ， 你 瞻 你 ! 你 
是 个 什么 东西 ， 干 的 什么 好 事 ! 把 我 心爱 的 船 给 弄 没 了 ， 这 就 是 你 二 
的 ! 把 我 借 给 你 的 漂亮 衣服 给 毁 了 ! 说 实在 的 ， 蟾 肉 ， 你 这 个 动物 叫 
人 伤 透 脑筋 了 真 不 知道 ， 谁 还 愿意 跟 你 做 朋友 ! ” 


WEIR VANES), HATER Ae tetra, RST ° tha 
目 己 的 过 失 和 糊涂 ， 为 了 弄 丢 河 鼠 的 船 ， 弄 坏 了 他 的 衣服 ， 他 辐 河 鼠 
深 识 道歉 。 他 坦率 的 认错 态度 ， 往 往 会 软化 朋友 们 的 批评 ， 博 得 他 们 
的 谎 解 。 他 束 用 这 种 口气 对 河 鼠 启 : “BRL! 我 知道 ， 我 是 个 鲁莽 任性 
的 家 伙 ! 请 相信 我 ， 从 今 往 后 ， 我 要 变 得 谦卑 顺从 ， 不 经 你 善意 的 劝 
告 和 充分 的 赞同 ， 我 绝 不 采取 任何 行动 ! ” 


性 情 瘟 和 的 河 鼠 已 经 心平 气 和 了 ， 他 说 :“ 如 果真 能 这 样 ， 那 我 瑟 
劝 你 ， 现 在 已 经 晚 了 ， 你 坐 下 来 吃 上 晚饭 一 一 再 过 一 会 儿 ， 晚 饭 融 把 上 
桌 了 一 一 硅 着 性 子 。 因 为 我 认为 ， 咀 俩 现在 无 能 为 力 ， 要 等 见 到 髓 鼠 
禾 以 后 再 说 。 上 昕 上 听 他 们 讲 最 近 的 情况 ， 商 量 一 下 ， 看 他 们 对 这 件 否 
FHS BT Z mate JL ° ” 


HS, HK, et, IBA °c RADA, MEER ESL, “这 两 位 亲 
爱 的 朋友 ， 他 们 现在 怎么 样 ? 我 把 他 们 全 还 啦 。” 


“ 亏 你 还 问 一 声 ! ” 河 妖 贡 备 他 说 ,“ 在 你 开 着 察 华 汽车 满 世界 名 
风 ， 骑 着 骏 包 得 意 地 奔驰 ， 吃 哟 译 用 天 下 的 美食 时 ， 那 两 个 可 怜 的 中 
实 朋友 却 不 管 天 晴 下 雨 ， 都 露 答 在 野外 ， 天 天 吃 粗 食 ， 夜 夜 睡 硬 销 ， 
蔡 你 守 着 房子 ， 芝 多 地 界 ， 随 时 随地 监视 那些 白山 和 黄 姐 狼 ， 纹 尽 脑 
计 敌 划 怎 样 殖 你 夺回 财产 。 这 样 真诚 忠实 的 朋友 ， 你 不 配 。 真 的 ， 蟾 
肾 ， 你 不 配 。 总 有 一 天 ， 你 会 局 悔 当 初 没 有 珍惜 他 们 的 友情 ， 到 那 
时 ， 悔 之 晚 疾 1 ” 


“我 是 个 忘 恩 负 义 的 畜生 ， 我 知道 ，" 脆 内 抽泣 着 说 ， 流 下 了 伤心 
的 眼泪 ，“ 我 这 就 找 他 们 去 ， 在 冰冷 漆黑 的 夜里 出 去 找 他 们 ， 分 担 他 们 
的 疾苦 ， 我 要 证 明 一 等 一 等 ， 没 错 ， 我 听 到 茶盘 上 碗 碟 的 叮当 声 ， 
晚饭 到 底 来 了 ， 乌 拉 ! RUF, BAL! ” 


河 刀 记得， 可怜 的 蝎 内 有 好 长 时 间 吃 监狱 的 饭 食 ， 所 以 需要 多 为 
HE ee HE So Te TAT BRU a WR AG BI RSS, ASD, 
fh ERT ZETA 5 iit ° 


HAUSE, ARBRE, BT LAR | ee BA — Ae 


WEIR IZA ASKER, FT evel VEAL IK, 2 Be BIT] 
H, FAT] ° eR A EET ° 


FEVER, GLE CEAILRRAAR, HER PAV) 
舒适 和 方便 。 他 鞋 上 满 是 泥 ， 衣 着 不 整 ， 毛 发 逢 起 。 不 过 ， 即 便 在 最 
体面 的 时 候 ， 牙 也 不 古 个 十 分 讲究 仪表 的 动物 。 他 神态 肃 称 地 走 到 蜂 
REBT, TAC IP AEF, be: “欢迎 回 家 来 ， 蟾 晓 ! 瞧 我 都 说 些 
什么 ? 还 说 什么 家 ! IKEA BBA ° ASA WEER! PUL, RS 
过 喘 坐 到 餐桌 旁 ， 拉 拢 椅子 ， 切 了 一 大 块 冷 馅 饼 ， 吃 起 来 。 


这 样 一 种 极其 严肃 又 吉 邮 末 下 的 欢迎 方式 ， 使 蟾 肾 感到 志 心 不 
Zo Ae MAT Hh: “没关系 ， 别 在 意 ， 暂 且 什 么 也 别 跟 他 说 。 
他 在 缺 食 的 时 候 ， 总 是 情绪 低落 、 没 精 打 采 的 。 过 半 个 钟头 ， 他 吏 会 
换 了 一 副 模 样 。” 


于 是 他 们 上 默 不 作 声 地 等 厦 ， 不 一 会 儿 ， 义 啊 起 了 一 下 较 轻 的 融 门 
Fao 7A] Bp WM RK, REDS TTT], TLE RE BBL Ble BRUTE ce 1K 1 HK 
旧 ， 没 有 洗刷 ， 毛 上 还 沾 着 些 草 悄 。 


“ 啊 哈 ! 这 不 是 小 蟾 儿 吗 ! ” 丹 鼠 喜 不 目 胜地 喊 道 ,“ 没 想到 你 居然 
回来 了 ! ft el SR ER SOR, “我 们 压根 儿 想 不 到 ， 你 回来 得 这 人 么 
快 ! REEVE HORAN, (HAR > HLA AR |” 


PAY BUILT TFWM, FD ERR T° MH HERTS EBA OK 


“聪明 ? 哪里 哪里 ! ”他 说 ,“ 我 其 实 并 不 聪明 ， 我 的 朋友 们 都 不 认 
为 我 聪明 。 我 只 不 过 是 越狱 ， 逃 出 了 英国 最 坚固 的 监牢 ， 如 此 而 已 ! 
只 不 过 搭 上 一 列 火 车 ， 乘 车 逃 之 天 天 ， 如 此 而 已 ! 只 不 过 乔装 了 一 
下 ， 在 乡间 转悠 ， 瞒 过 了 所 有 的 人 ， 如 此 而 已 ! 不 不 ! 我 不 聪明 。 我 
fe hE, EH!) 我 给 你 讲 讲 我 的 一 两 段 小 小 历险 记 ， 你 自己 来 判 
Wrap sy!” 


RFI, APU, REL, YRS AE DS, “ERIS a 
吗 ? 打 早 饭 以 后 ， 一口 东西 都 没 进 肚 啦 ! 真 够 哈 ! 真 够 哗 ! ”他 坐 下 
来 ， 随 意 吃 着 冷 牛 肉 和 酸 泡 菜 。 


蟾 肾 两 腿 又 开 站 在 炉 毯 上 ， 和 爪子 伸 进入 忽 ， 掏 出 一 把 银币 。“ 瞧 这 
个 ! ”他 大 声 说 ， 卖 弄 着 手 里 的 银币 ,“ 几 分 钟 束 捅 到 这 么 多 ， 不 颊 
HE? Webel, (MAE Ata SNA? SS, Wie! ” 


“GER A, WEUR °c "REDE, THRICE 


WWE, ECHPEEIE, ORK! PY beUL, “iebel, AIA RA, 18 
EIA, URReERAN IE ° BOPAUITEMSRRELR YT , TERE, B 
前 情况 如 何 ， 咀 们 该 怎么 办 ? ” 


“HOU, ta EMD TS, "MER PPP, “BPE AI), Babe 
得 ! FEM BIA RRES HM R, TA —E ° Bb aR TB T be 
I, FOE T RA, BRAK, Rae a — Rony EBT 


望 ， 一 看 到 我 们 ， 好 家 伙 ， 你 听 听 他 们 那个 笑 ! 那 是 最 叫 我 恼火 的 
ie 


“情况 的 确 很 不 妙 ，* 河 鼠 深 深 地 沉思 着 ，“ 不 过 我 认为 ， 我 现在 已 
经 明白 ， 蜂 内 该 干什么 。 我 说 ， 他 应 该 一 >” 


“不 ， 他 不 应 该 1 * 跨 鼠 嘴 里 塞 得 满 满 的 ， 大 声 喊 道 ，“ 那 绝对 不 
行 ! 你 不 明白 。 他 该 干 的 是 一 ” 


“ 哼 ， 不 管 怎么 说 ， 那 个 我 不 干 ! WSR Me, “我 才 不 听 你 
们 这 些 人 调 遗 哪 ! 现在 谈论 的 钙 我 的 房子 ， 该 干什么 ， 我 目 己 清楚 。 
告诉 你 们 ， 我 要 一 一 ” 


他 们 三 个 一 齐 扯 开 嗓门 儿 说 话 ， 吵 闹 声 震 耳 欲 殊 。 这 当 儿 ， 只 听 
得 一 个 尖 细 的 、 干 巴巴 的 声音 说 :“ 你 们 全 都 肃 静 ! "去 时 间 ， 房 里 鸦 
LIER ° 


Dit ete ° HEMI SCT Ot, TERI ERS SOR, Ppa ea tte 
们 三 个 。 看 到 他 们 都 在 注意 听 ， 在 等 他 发 话 时 ， 他 却 掉 转 吴 去 伸手 取 
干酪。 这 位 稳重 可 靠 的 动物 在 伙伴 们 当中 童 有 很 高 的 威望 。 他 们 再 也 
不 咏 声 ， 一 直 等 他 号 完 干 酷 ， 掉 抒 膝 上 的 碎 导 。 蟾 肾 一 个 劲 儿 扭 来 扭 
去 ， 踩 动 不 宁 ， 河 鼠 牢 牢 地 把 他 按 住 。 


获 吃 完 后 ， 站 起 来 ， 走 到 壁炉 前 ， 放 神 思索 。 然 后 ， 他 开 肥 了 。 


“HEIR | ”他 声色 俱 厉 地 说 , “你 这 个 调皮 的 小 坏蛋 ! 难道 你 不 觉得 
害 腺 吗 ? 你 想 想 ， 要 是 你 的 父亲 、 我 的 那 位 老 朋 友 今 晚 在 这 里 ， 知 道 
WAT TEMA, HER AU? ?内 肾 正 跷 腿 倚 在 沙发 上 ， 听 到 这 话 ， 
侧 号 德 面 ， 全 身 持 动 ， 痛 悔 地 抽 江 起 来 。 


“ 算 啦 ， 算 啦 ! ” 卵 接着 说 ， 语 气 稍 为 温和 些 ,，“ 没 关系 ， 别 器 啦 。 
既往 不 和 谷 ， 重 新 开始 吧 ， 不 过 鼎 鼠 说 的 全 是 实情 。 日 咒 们 步 步 为 襄 ， 


而 且 他 们 古 世 上 最 精 民 的 卫兵 。 正 面 进攻 是 绝对 办 不 到 的 。 虽 们 寡 不 
柄 和 众 。” 


“文公 说， 一 切 都 完 喧 ，” 娘 内 喇 咽 着 说 ， 把 头 埋 在 沙发 千 执 里 ， 
痛 丹 起 来 ，“ 我 要 报名 当 兵 去 ， 永 不 再 见 我 亲爱 的 丹 宫 了 。” 


“好 啦 好 啦 ， 小 蟾 儿 ， 打 起 精神 来 ! ” 获 说 ,“ 要 收复 一 个 地 方 ， 除 
了 大 举 进攻 ， 还 有 别 的 一 些 办 法 。 我 话 还 没 说 完 哪 。 现 在 ， 我 要 告诉 
你 们 一 个 大 秘密 。” 


WEIR TE TEAR ESR, BRT SERIE ° MEO EE ARAN RS | 
力 ， 这 征 因 为 他 从 来 保守 不 住 任何 秘密 。 每 当 他 忠实 地 保证 绝 不 泄密 
以 后 ， 他 就 把 秘密 告诉 男 一 个 动物 。 这 种 有 啡 的 兴奋 感 ， 是 他 最 喜欢 
Hy ° 


“#7 ——— 3 Si F ——ie, °F — FRR KK 
说 , “从 离 我 们 这 里 不 远 的 河 边 ， 一 直通 到 蟾 襄 的 中 心 。” 


“HED, Je, DOR AYS!! ?" 瞻 肾 磊 为 得 意 地 说 , “你 是 听信 了 酒店 
里 那些 人 明 编 乱 造 的 话 。 蟾 宫 的 里 里 外 外 ， 每 一 寸 地 方 ， 我 都 了 如 指 
掌 。 我 敢 回 你 保证 ， 根 本 没有 什么 地 下 通道 。” 


“我 的 年 轻 朋友 ,，” 儿 非 常 闫 肃 认 真 地 说 , “你 的 父亲 ， 他 是 一 位 德 
高 望 重 的 动物 一 一 比 我 所 认识 的 其 他 动物 都 要 高 岗 。 他 和 我 是 至 区 ， 
曾经 把 他 不 愿 让 你 知道 的 许多 事 告诉 过 我 。 他 发 现 了 那 条 通道 一 一 当 
然 ， 不 古 他 挖 的 ， 那 古 早 在 他 来 这 里 几 百 年 以 前 就 存在 的 一 一 他 把 它 
修整 了 ， 请 扫 了 。 因 为 他 想 ， 也 许 有 朝 一 日 ， 遇 到 危难 时 ， 能 派 上 用 
场 。 他 领 我 去 看 过 。 他 对 我 说 :“ 别 让 我 儿子 知道 ， 他 倒 生 个 好 孩子 ， 
只 生 太 轻浮 ， 不 稳重 ， 嘴 巴 把 不 住 关 。 要 是 日 后 他 真 的 过 到 厅 烦 ， 用 
得 上 通道 时 ， 再 告诉 他 ， 但 事先 不 要 告诉 他 。”” 


河 册 和 髓 鼠 盯 着 多 肾 瞧 ， 看 他 如 何 反 应 。 蟾 肾 起 初 有 点 儿 恼 意 ， 
可 是 很 快 束 面 露 襄 色 。 他 就 十 这 么 一 只 脾气 随和 的 动物 。 


“el, ell, (hit, “也 许 我 是 有 点 儿 多 嘴 多 知 。 我 交友 这 人 么 
广 ， 朋 友 们 老 是 围 着 我 转 ， 一 块 儿 开 玩笑 ， 说 俏皮 话 ， 讲 幽 黑 故事 ， 
我 束 免 不 了 有 时 多 说 两 句 。 谁 叫 我 天 生 有 口才 呢 。 人 家 说 ， 我 应 该 主 
持 一 个 沙龙 。 先 不 说 那个 。 讲 下 去 ， 获 。 你 的 这 条 通道 ， 对 我 们 有 什 
LFA? ” 

“BOL KB i E|— A -MBUL ° TRS thi, “我 叫 水 猎 冒 充 扫 烟 向 
NN, Lee, BWallOA WIL ° th TAREl, HAMEL, Hee HB 
要 举行 一 个 盛大 的 宴会 ， 给 什么 人 一 一 大 概 羡 给 那个 黄 鼠 狠 头头 
做 硅 ， 所 有 的 黄鼠狼 都 要 聚集 在 评 会 厅 里 ， 号 喝 玩 乐 穷 开心 ， 要 闸 很 
长 时 间 ， 刀 剑 、 棍 棒 ， 任 何 一 件 武 右 都 不 会 市 1 ” 


“可 岗 哨 还 会 照样 布置 呀 。” 河 鼠 提 柄 说 。 


OM, "HEU, “这 正 是 我 想到 的 。 黄 鼠 狠 们 完全 信赖 他 们 的 那些 精 
民 的 哨兵 。 所 以 ， 那 条 通道 束 派 上 用 场 了 。 那 条 极 有 用 的 地 道 ， 正 好 
BIBS SIT AREA ACR Ss RB!” 


“ 啊 哈 ! 配 腾 室 地 上 有 块 嘎 咬 嘎 咬 的 地 板 ! SR, “现在 我 全 明 
SMe 


MEAT] Ay Der fan MGs Bc es 28 
“市 上 手枪 、 刀 剑 和 棍棒 
“—_ it, ETM] © "HEU 


“一 一 把 他 们 痛打 一 通 ， 痛 打 一 通 ， 痛 打 一 通 ! "Wee 7B ER 
大 喊 ， 在 房间 里 兜 着 圈子 跑 ， 从 一 张 椅子 跳 到 另 一 张 椅子 。 


7A BBUHEIEL ° 


“ 那 好 ，” 欠 阅 ， 又 回 到 他 一 贯 的 干巴 巴 的 态度 ,“ 咀 们 的 方案 束 这 
么 定 了 ， 你 们 再 也 无 须 和 争吵 了 。 现 在 夜 已 深 ， 你 们 都 睡觉 去 。 明 天 上 
午 明 们 再 做 必要 的 安排 。” 


蟾 晓 目 然 也 午 弄 地 跟着 那 两 个 上 床 去 了 一 一 他 知道 拒绝 是 没 用 的 
一 一 尽管 他 太 兴 备 了 ， 受 无 睡意 。 不 过 ， 他 度 过 了 一 个 漫长 的 日 天 ， 
经 历 了 成 扒 的 事 ， 床 单 被 钴 毕竟 是 非常 杀 切 舒适 的 东西 ， 何 六 不 久 
前 ， 他 还 在 阴冷 潮湿 的 地 牢 石 板 地 上 的 稳 草 堆 里 睡 过 。 所 以 ， 脑 袋 一 
沾 枕 头 ， 他 束 广 福地 打 起 冉 来 。 目 然 ， 他 做 了 许多 许多 梦 ;， 梦 见 他 正 
需要 道路 时 ， 道 路 都 从 身边 汐 走 了 ; 梦 见 水 渠 在 后 面 追 他 ， 并 且 抓 住 
了 他 ; SOIR AES, APB TEST, Era te 
一 周 要 洗 的 脏 衣 服 ; A Ee a , BE 
然 扭曲 了 ， 转 过 吴 来 ， 播 拖 着 坐 直 了 “。 不 过 ,， 末 了， 他 到 确 还 是 平安 
EAMES WE, PAN Aaa, eo, fe 
AY Be — A WR 


BORE, (RPK, PRE, AHA A MBit BOR T° ike 
BASLE TH, Bou EOL eet Lai, WHER A 
生 的 事 ， 半 点 儿 也 不 关心 *。 河 鼠 呢 ， 却 在 屋 里 来 回 奔 忙 ， 怀 里 抱 着 各 
种 各 样 的 武 融 ， 在 地 上 把 它们 分 成 四 小 堆 ， 一 边 跑 ， 一 边 上 人 气 不 接 下 
Tein: SSESI Za 7A bl, IESE, OTE ZG WR, Eze Te! 
XC FIE ZS BR, SC ZA REDS, IASC ZGWEUR, 12a! ”等 等 ， 说 得 
AMAR, ABA /)HEM MKB T° RTE lee, TGA, FEM 
RAR ETRE HB RCRA Don, “BaF ANA RED ° ACME 
BST AAT eA ABE BAO ° FTE, HET Nett Z 7] 
枪 之 类 。 咀 们 四 个 ， 一 人 一 根 棍 子 ， 只 要 进 了 竖 会 厅 ， 不 消 五 分 钟 ， 
忠 能 把 他 们 全 部 清除 干 疤 。 其 实 我 一 个 人 束 能 包 下 来 ， 不 过 我 不 愿 剥 
人 F |” 


“保险 点 儿 总 没 坏 处 吧 。? 河 鼠 沉 吟 厦 说 ， 他 把 一 文 枪 简 在 字 子 上 
擦 得 锂 亮 ， 顺 着 枪 管 查看 。 


蟾 肾 吃 完 早 饭 ， 拾 起 一 根 粗 棍 ， 使 劲 抢 着 ， 痛 打 想 象 中 的 政 
人 。“ 叫 他 们 抢 我 的 房子 ! ”他 喊 道 , “我 要 学 习 他 们 ， 我 要 学 习 他 
Ae 


“Ali Ae, WER, PCA a, “这 不 是 地 道 的 英 


语 。” 


ARTIS E ET EWSERA RIL EAA sath, “HA ETE SCE 
么 啦 ? 我 目 己 束 那么 说 。 要 是 我 认为 没 问 题 ， 你 也 应 该 认为 没 问 题 ! ” 


“对 不 起 ，” 河 鼠 谦 茹 地 说 ,“ 我 只 是 觉得 ， 应 该 说 教训" 他们， 而 
不 是 学习" 他 们 。” 


“A BUNA Bol te], PRE, “我们 吏 是 要 “学 习 " 他 们 
一 一 学 习 他 们 ， 学 习 他 们 ! 再 说 ， 我 们 正 是 要 这 样 去 做 呀 ! ” 


“ 那 好 吧 ， 婚 依 你 的 。” 河 鼠 说 。 他 目 己 也 给 六 糊涂 了 。 他 缩 到 一 
个 角落 里 ， 嘴 里 反复 哪 吐 着 : “学 习 他 们 ， 教 训 他 们 。 教 训 他 们 ， 学 习 
他 们 ! "EES tHE AS ° 


ABIL, REVS CLE OR, HAIR ERE ° “KTR 
痛快 ! tht, eRe ane aT! ” 


“pe bp, (ERIM ICS tT Se! ” 河 鼠 担心 地 说 。 


“我 也 希望 没有 。” 喘 鼠 充 满 自 信 地 说 , “早上 我 去 厨房 ， 看 看 早点 
征 不 是 热 着 ， 等 哆 失 起 来 好 号 ， 忽 然 看 见 炉 灶 前 的 毛巾 加 上 ， 持 着 螨 
肾 昨 天 回来 时 穿 的 那 件 洗 衣 妇 的 衣 竹 ， 我 动 了 个 念头 。 我 把 它 穿 上 ， 
又 戴 上 帽 和 于 ， 披 上 大 围巾 ， 大 播 大 摆 一 直 走 到 蟾 襄 大 门口 。 那 些 哨 兵 


目 袋 拿 着 枪 在 把 守 大 门 ， 吹 喝 来 者 何人 ”， 还 有 那 一 套 胡 言 乱 语 。“ 爷 
生 们 ， 早 上 好 ! RAS aS ae, “SULA RR BIS?” 


“HEARS AR ARE, MATT, Bl: TRA, Dees! 我 们 在 执 
勒 ， 没 衣服 要 洗 ! ' 我 说 :' 那 我 改天 再 来 吧 。’' 哈 ， 哈 ， 哈 ! WEIR, iR 


A, Koi! ” 


ARIST ATTRA > REPROD! WBN Ho ELSE, {HOOT BE Bat 
刚才 做 的 事 忌 妒 得 要 命 。 那 正 是 他 目 己 想 干 的 ， 可 惜 他 事先 没 想到 ， 
睡懒觉 睡 过 头 了 。 


“BLS ABA ILI T , MERU, “那个 当班 的 警官 冲 我 
Boe: “RRA, 2B, RR! 我 手下 的 人 在 值勤 的 时 候 不 许 聊 
A! ABR? 我 说 ，' 只 怕 要 不 了 多 久 ， 该 滚 的 束 不 古 我 啦 ! ”” 


“WF, BEB, MVEA AIDS EERE? “ 河 鼠 惊 惰 地 说 。 
Fei RP BARAK 。 


“Bee Bl HU SERRA SS, EORT AR ° "REDE GU, “警官 对 他 
们 说 :看 搭理 她 ， 她 上 自己 也 不 知道 在 胡说 些 什 么 。; 


“什么 ! BANE? Both, EME, OUR, Re Leta TE 
洗衣 服 的 ， 你 说 我 知道 不 知道 。 而 且 你 们 很 快 也 会 知道 的 ! 就 在 今天 
晚上 ， 一 百 个 杀气 腾腾 的 外， 提 着 来 复 枪 ， 要 从 马场 那 边 进 攻 暴 是 。 
满 满 六 船 的 河 轴 ， 读 着 手枪 和 棍棒 ， 要 从 河上 过 来 ， 在 花园 登陆 ， 还 
有 一 队 精 心 挑选 的 蟾 内 ， 号 称 敢死队 ， 目 命 ' 不 成 功 便 成 伍 *， 要 委 击 
有 果园， 扬言 要 报仇 雪恨 ， 见 什么 拿 什 么 。 等 他 们 把 你 们 扫荡 一 空 ， 那 
时 你 们 整 没什么 可 洗 的 了 ， 除 非 你 们 趁早 撤 出 去 ! USER ELT 
SEAWAY, BORER, Aa SARE, PaaS 
偷 眶 了 他 们 一 眼 。 他 们 全 都 佐 作 一 团 ， 四 散 奔 逃 ， 互 相 碰撞 摔 倒 ， 人 


人 都 发 号 施 令 ， 可 没 一 个 人 听 。 那 个 警官 ， 不 集 地 把 一 批 批 的 日 出 派 
到 远 处 ， 跟 着 又 男 派 一 批 昌 网 去 把 他 们 叫 回 来 。 我 昕 见 他 们 乱 吵 吵 
Ui: “都 怪 那 些 黄 鼠 狠 ， 他 们 要 在 宴会 厅 里 快活 ， 大 号 大 喝 ， 又 唱 又 
跳 ， 寻 欢 作 乐 ， 却 派 我 们 在 义 冷 又 黑 的 屋外 站 岗 放 哨 ， 临 了 还 得 被 那 
HOAS A ASAZAR ES Sea BAe |?” 


“WUT, BBB, (WOR SERSP | PWR, “ORI — Dadar S|” 


“abe, FEF HELTE EA > FRR Ui, “我 看 ， 你 一 个 小 手 
指 里 的 才智 ， 比 别 的 动物 整个 肥胖 喘 子 里 的 才智 还 要 多 。 你 干 得 太 好 
了 ， 我 对 你 寄予 很 大 希望 。 好 幅 鼠 ! HAAR!” 


ieie SOR BMS, thoCHSP ME, REUSE, RAR AI 
聪明 ; AwrSseet, HBANUL, HoDKRARAPARB AO, FORA 
铃声 就 响 了 了。 


午饭 简单 但 实惠 一 一 威 肉 ， 大 局 豆 ， 外 加 通 心 粉 布丁 。 吃 完 饭 ， 
猿 安 坐 在 一 张 圈 林 上， 说 : “好 啦 ， 虽 们 今 晚 的 工作 步骤 已 经 确定 了 ， 
您 避 要 很 晚 才 能 办 完 。 所 以 ， 趁 现在 还 有 时 间 ， 我 要 打 个 上 师 儿 。” 说 
里 ， 他 用 一 块 手帕 盖 住 脸 ， 不 一 会 儿 惑 射 声 大 作 了 。 


性 急 而 勤快 的 河 鼠 ， 立 即 义 干 起 他 的 备战 工作 ， 在 他 那 四 小 堆 武 
亏 之 间 来 回 跑 动 ， 一 面 嘴 里 咕 喀 着 : “这 根 皮 读 给 河 鼠 ， 这 根 给 
fe! ”等 等 。 痢 的 朔 备 不 断 增 加 ， 像 是 没有 个 完 。 咽 鼠 呢 ， 他 挽 者 蟾 内 
的 辟 ， 把 他 带 到 屋外 ， 推 进 一 张 玄 椅 ， 要 他 原原本本 讲 目 己 的 历险 过 
程 。 这 正 旦 蟾 肾 求 之 不 得 的 。 峰 鼠 很 善于 倾听 别人 讲话 ， 他 不 打 双 ， 
也 不 做 不 友好 的 评论 ， 于 是 蟾 肾 束 海 阔 天 裤 地 神 聊 起 来 。 其 实 ， 他 所 
讲 的 ， 大 部 分 属于 那 种 “要 是 我 早 想到 而 不 古 十 分 钟 以 后 才 想 到 事情 整 
会 那样 发 生 ”* 的 性 质 。 既 然 那 都 是 最 精彩 最 刺激 的 历险 故事 ， 何 不 把 它 
们 和 那些 实际 发 生 但 不 太 够 味 儿 的 经 历 一 样 ， 也 看 成 是 我 们 的 真实 经 
历 呢 ? 


Ye 荣归 故里 


ARRAS, FSR SSB aE, TKR IAT, iE 
各 人 站 到 目 己 的 一 小 堆 军 械 前 面 ， 动 手 武 狠 他 们 ， 来 迎接 即将 开始 的 
征战 。 他 干 得 非常 认真 ， 一丝 不 苟 ， 花 去 了 好 长 时 间 。 他 先 在 每 人 腰 
HARA, Rr Eis), MEA WIEST, WF 
衡 。 然 后 发 给 每 人 一 把 手枪 ， 一 根 警 棍 ， 几 副手 尔 ， 一 些 绷 珊 和 胶 
布 ， 还 有 一 只 杯子 ， 一 个 盛 三 明治 的 盒子 。 儿 随 和 地 笑 着 说 : “好 呼 ， 
BAL! 这 让 你 高 兴 ， 又 于 我 无 损 。 其 实 我 只 消 用 这 根木 棒 ， 台 能 做 我 
该 做 的 一 切 。"” 河 鼠 只 是 说 : “THRU, Te! 我 只 是 布 望 ， 事 后 你 不 届 
怪我 ， 说 我 乓 市 什么 东西 ! ” 


SES RA, HP RI), —FiRa MRA, 
Ui: “现在 跟 我 来 ! BEB] ARE, AAO ARE; BK, WER 
Boao Ura, WEIL! ME ATP BCFA ARES), BAN, —HETEURTT 
发 回 状 上” 


蟾 虹 生 介 给 留 下 ， 只 好 一 声 不 咏 地 接受 指派 给 他 的 次 等 位 置 ， 四 
只 动物 便 出 发 了 。 效 领 着 大 伙 儿 沿 河 走 了 一 小 段 路 ， 然 后 ， 他 突然 擎 
住 河 岸 ， 身 子 撑 动 儿 下 ， 荡 进 了 一 个 上 略 高 出 水 面 的 洞 。 看 到 获 进 了 
洞 ， 上 忠 电 和 河 鼠 也 一 声 不 啊 地 荡 进 了 洞 。 轮 到 蟾 蜂 时 ， 他 偶 要 消 倒 ， 
扑通 一 声 跌 进 水 里 ， 还 惊 妨 地 尖 叫 一 声 。 朋 友 们 搜 他 上 来 ， 把 他 从 类 
到 脚 匆 勿 揉搓 一 志 ， 反 了 拧 滥 衣服， 安奈 几 句 ， 扶 他 站 起 来 。 猿 可 真 
火 了 ， 他 警告 蟾 内 阅 ， 要 坪 下 次 再 出 详 相 ， 准 定 把 他 丢 下 。 


他 们 终于 进 了 那 条 秘密 通道 ， 真 正 踏 上 了 突袭 的 捷径 。 


HBT RYO, (RRR AS, BARE o AT TR A WEUER OR AB CE ee MR 
RK, BATS TA HUTTE] BEI SUA AN, Ae Pe ao Ke 
在 前 面 ， 离 他 很 还 ， 在 黑暗 中 ， 他 落 到 了 后 面 。 这 时 ， 他 上 听 到 河 鼠 警 
ait: “RGR, WeRR! ” 便 独 地 往 前 一 冲 ， 况 撞 倒 了 河 鼠 ， 河 鼠 又 撞 
(Bl Tae bel, ee bel TE) TE, SIRE PE AGL HUA IE TR 
i, FIRMA, (ERT, BR MFID, IER RYWE RT Ot ° 
BMABA, THhSEAR, tl: SX, AAW! ” 


SORTS Te, AABN, ALITA oR Ea 
wk, LAER SOL, ETAT A, BU SARE RTE SLSR T Pa 
鼠 断 后 ， 他 牢 牢 地 抓 住 蟒 肉 的 双肩。 


就 这 样 ， 他 们 摸索 着 踊 中 前 行 ， 耳 条 坚 起 ， 爪 子 按 在 手枪 上 。 最 
SRE: “咱们 现在 差 不 离 到 了 蟾 宫 底下 。” 


忽然 ， 他 们 听 到 低沉 的 嘲 杂 声 ， 似 乎 很 还 ， 但 显然 就 在 头顶 上 ， 
像 有 许多 人 在 喊叫 ， 欢 呼 ， 在 地 板 上 踪 脚 ， 用 兰 头 手 桌 子 。 蟾 肾 的 神 
经 质 的 恐惧 又 委 上 心 来 ， 可 儿 只 是 平静 地 说 : “TEE, CARE 
pk! ” 


地 道 这 时 开始 同上 倾斜 ， 他 们 又 摸索 着 走 了 一 人 小段， 然后 ， 嗜 杂 
声 忽 又 出 现 ， 这 回 很 清晰 ， 很 近 ， 残 在 尖顶 上 。“ 马 拉 一 一 马 打 一 一 马 
拉 一 一 乌拉 ! ”他 们 听 到 欢呼 声 ， 小 脚掌 跌 地 板 声 ， 小 获 头 硬 昌 于 时 杯 
盘 的 叮当 声 。“ 瞧 他 们 闹 得 多 欢 哟 ! FB, “来 呀 ! ”他 们 顺 着 地 道 疾 
走 ， 来 到 地 道 的 尽头 ， 发 现 他 们 已 站 在 通 向 配 腾 罕 的 那 道 活 门 的 下 
面 。 


宴会 厅 里 的 哈 顺 啊 声 震 天 ， 他 们 没有 被 听 到 的 危险 。 卵 说 : “好 | 
第 兄 们 ， 一 齐 使 劲 ! ?他们 四 个 同时 用 肩膀 顶 住 活 [ 门 ， 把 它 掀 开 ， 依 次 
谎 了 上 去 。 他 们 来 到 了 配 腾 室 ， 和 宴会 厅 只 隅 着 一 道门 ， 而 敌人 正在 
狂欢 作乐 ， 受 无 觉察 。 


他 们 从 地 道里 爬 出 来 时 ， 哈 疝 声 简直 震 耳 欲 登 。 后 来 ， 欢 呼声 和 
融 击 声 渐渐 弱 了 ， 可 以 听 出 一 个 声音 在 说 :“ 好 啦 ， 我 不 打算 多 占 你 们 
的 时 间 。 (热烈 鼓掌 ， 不 过 ， 在 我 坐 下 之 前 ， ( 义 是 一 阵 欢 呼 ) 我 想 
为 我 们 好 心 的 主人 蟾 晓 先生 说 一 两 句 好 话 。 我 们 都 认识 蟾 肾 ! (UE 
KER) BRA, GRASHOWSER, WSCHYWSRR! ”( 尖 声 哄 笑 ) 

“我 非 过 去 搂 他 不 可 ! ?内 晓 咬牙 切 齿 地 低 声 说 。 


“再 坚持 一 分 钟 ! TREE, REARS EMER, “大伙 儿 痢 做 好 准 
备 ! > 


“我 给 你 们 唱 一 文 小 曲 儿 ，” 那 声音 又 说 , IK ee BC WR 
的 。” (经 久 不 县 的 掌声 ) Bea, AS STRAY BS IR AF IBC MESO 
着 嗓子 唱 起 来 : 


蟾 内 出 门 上 大 街 
EWG D...... 
JER THT, WPA AeA, BK TER, oe 


“到 时 候 了 ， 跟 我 来 ! ”他 狐 地 把 门 推 开 。 

好 家 伙 | 

满 屋子 的 尖 叫 、 歧 嘻 、 号 陶 ! 

四 位 好 汉 愤 怒 地 冲 进 宴会 厅 ， 就 在 这 可 怕 的 一 刹那 ， 发 生 了 一 场 
大 芍 懂 ， 吓 得 魂 不 附 体 的 黄鼠狼 们 纷纷 钻 到 桌子 底下 ， 没 命 地 跳 窗 夺 


路 而 逃 ， 昌 帆 们 乱 哄 哄 地 直 奔 壁炉 ， 全 都 挤 在 烟 向 里 动弹 不 得 。 栗 子 
东 倒 西 焉 ， 杯 副 控 得 粉碎 。 力 大 无 穷 的 多 ， 络 肋骨 子 根 根 倒 坚 ， 手 中 


的 大 棱 在 空中 呼 呼 挥舞 ， 脸 色 阴 沉 严 峻 的 诅 岂 抢 着 木 棒 ， 融 呼 令 人 胆 
寒 的 战斗 口号 : “ 髓 鼠 来 了 ! RR BBR | YR] BRIA) CE SE Ta 
Tar, “RARE, PENS ARSE; WURDE, PR DSi 
TU ASE, SPS SEERA AC — tem, (HE 8 TO EE, A RE i 
AREA, UPROAR PRA » FARK o “AL PRM WERR SREY! ”他 大 
号 道 ,“ 我 束 要 拿 你 们 寻 开心 ! ?他 回 黄 鼠 狼 头子 直 扑 过 去 。 其 实 他 们 
才 四 个 ， 可 是 那些 恢 民 失措 的 黄 鼠 狠 沉 得， 整个 大 厅 似 乎 满 是 可 怖 的 
BY, AREA > BEA > te + BAY, LEY, FS BAC 
比 的 棍棒 。 


Hh eae KA, ARS, ee, PR A, ZO 
逃窜 ， 不 管 什么 地 方 ， 只 要 能 舱 开 那些 可 怕 的 棍棒 。 


战斗 很 快 就 结束 了 。 四 个 朋友 在 大 厅 里 上 下 搜索 ， 只 要 一 个 脑袋 
露出 来 ， 就 上 去 给 他 一 棒 。 不 出 五 分 钟 ， 屋 里 就 被 扫荡 一 空 。 惊 区 万 
状 的 黄鼠狼 在 草地 上 逃窜 时 发 出 的 尖 叫 声 ， 透 过 破碎 的 窗子 ， 隐 隐 传 
到 他 们 耳 中 。 地 板 上 ， 横 七 紧 八 负 着 几 十 个 政 人 ， 朋 鼠 正 忙 着 给 他 们 
戴 上 手 钱 。 获 劳累 了 一 场 ， 靠 在 大 棒 上 休息 ， 擦 着 他 那 忠厚 的 额 上 的 
汗 。 


“ 髓 思 ，” 他 说 ,“ 你 是 好 样 的 ! SRP, AAR BREE Bey 
卫 ， 看 他 们 都 在 干什么 。 我 估 摸 ， 由 于 你 的 功劳 ， 明 们 今 晚 不 致 受 他 
dr 


号 鼠 马上 跳 窗 出 去 。 钻 指示 男 两 个 扶 起 一 张 保 子 ， 从 地 上 的 残 深 
中 拣 出 一 些 刀 义 杯 副 ， 又 叫 他 们 看 看 能 不 能 找到 一 些 食物 ， 拼 凌 出 一 
顿 晚 饭 。“ 我 需要 吃 点 儿 什 么 ， 真 的 ，” 他 用 惯常 的 语气 说 ,，“ 动 弹 动 
oH, WEIR, REKHEOR! 我 们 苦 你 夺回 了 宅 子 ， 可 你 连 块 三 明治 也 没 招 
竺 我 们 哪 。” 


螨 肉 心里 有 些 委 届 ， 因 为 儿 没 有 像 对 髓 鼠 那 样 赞扬 他 ， 没 有 说 他 
是 好 样 的 ， 战 斗 得 很 英勇 。 因 为 他 对 目 己 的 表现 颇 为 得 意 ， 竺 别 是 他 
冲 那 黄鼠狼 头子 直 扑 过 去 ， 一 棍子 将 他 打 到 时 子 那 边 去 了 。 不 过 ， 他 
还 是 和 河 鼠 一 道 四 下 里 搜寻 ， 不 一 会 儿 ， 他 们 束 找 到 一 玻璃 奈 子 的 香 
石榴 次 、 一 只 冷 鸡 ， 一 盘 还 没 怎么 动 过 的 口 条 ， 一 些 葡 萄 酒 蛋 糕 ， 不 
少 的 龙 是 沙拉。 在 配 腾 室 里 ， 他 们 发 现 了 一 篮子 法 式 面 包 着 ,一些 奶 
酷 、 黄 油 和 玫 菜 。 他 们 刚 要 坐 下 来 开 吃 ， 束 见 赎 鼠 抱 着 一 扒 来 复 枪 ， 
咯咯 笑 看 从 窗口 息 进 来 。 


“ 据 我 看 ， 全 结束 啦 ，” 他 报告 说 ,， “那些 日 山本 来 束 尺 悍 不 安 ， 
听 到 大 厅 里 的 叫 哮 骚 动 声 ， 有 的 束 扔 下 来 复 枪 逃 之 天 天 。 男 一 些 坚 
了 一 会 儿 ， 可 当 黄 鼠 狼 朝 他 们 奔 来 时 ， 他 们 以 为 目 己 被 出 卖 了 。 于 
日 网 揪 住 黄 鼠 狠 不 放 ， 黄 岂 狼 拼命 想 择 脱逃 跑 ， 互 相 扭 打 在 一 起 ， 
SIRT, EWHRRRA, RARE TB! 现在 他 们 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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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 了 就 是 掉 进 河 里 ， 全 都 不 见 了 。 我 把 他 们 的 来 复 枪 都 弄 回 来 了 。 所 
以 ， 那 个 方面 ， 全 妥 啦 ! ” 


“ 太 好 了 ， 顶 项 了 不 起 ! Ret, ee TSA A i 
we, “DIE, Rep, BOARDS, Aya wise PRA Eel] ie 
晚饭 。 我 本 不 想 再 麻烦 你 ， 可 托 你 办 事 ， 我 能 放心 。 我 硕 望 对 我 认识 
的 每 个 人 都 能 这 样 说 束 好 了 。 河 鼠 阁 不 古 一 位 诗人 ， 我 会 差 他 去 的 。 
我 要 你 把 地 板 上 身 着 的 这 些 家 伙 带 到 楼 上 ， 命 他 们 把 几 则 卧室 打扫 干 
净 ， 收 拾 妥 帖 。 叫 他 们 务必 扫 床 底下 ， 换 上 干净 的 床单 枕套 ， 掀 开 被 
子 的 一 角 ， 该 上 怎么 做 ， 你 知道 的 。 每 间 卧 室 里 备 好 一 饮 热 水 ， 干 韶 毛 
巾 ， 新 开 包 的 肥 虹 。 然 后 ， 要 是 你 想 解 解 气 ， 可 以 给 他 们 每 人 一 顿 拳 
脚 ， 再 拱 出 后 1 门 。 我 估 摸 ， 今 后 没有 一 个 家 伙 再 敢 种 面 了 。 完 事 之 
后 ， 束 过 来 吃 点 儿 这 种 冷 口 条 。 这 可 是 头等 闫 味 。 我 对 你 非常 满意 ， 


好 性 子 的 髓 鼠 拾 起 一 根 棍子 ， 把 他 的 俘虏 们 排 成 一 行 ， 命 令 他 
们 * 快 步 走 ”， 把 他 的 一 小 队 人 马 珊 上 楼 去 了 。 过 了 一 阵子 ， 他 又 下 
来 ， 微 笑 着 说 ， 每 间 房 都 准备 好 了 ， 打 扫 得 干 干净 净 。 他 又 说 : “我 用 
不 着 搂 他 们 ， 总 的 来 说 ， 我 想 他 们 今 晚 换 手 换 够 了 。 我 把 这 话 告 诉 他 
们 ， 他 们 表示 同意 ， 说 再 也 不 又 扰 我 们 了 。 他们 很 怪 悔 ， 对 过 去 的 所 
作 所 为 深 感 菊 次 ， 说 那 是 黄鼠狼 头子 和 日 天 的 错 ， 又 说 如 果 今 后 可 以 
为 我 们 出 力 ， 将 功 补 过 ， 我 们 只 消 言语 一 声 。 所 以 ， 我 给 了 他 们 一 人 
一 个 面包 卷 ， 放 他 们 出 后 门 ， 他 们 就 一 溜 烟 似 的 溜 啦 。” 


说 雪 ， 峰 鼠 把 椅子 拉 到 和 餐桌 旁 ， 埋 头 大 嚼 起 冷 口 条 来 。 丹 肾 呢 ， 
到 帮 不 失 绅士 风度 ， 把 一 肚子 忌妒 抛 在 一 边 ， 诚 心 诚意 地 说 : “亲爱 的 
巍 轴 ， 实 在 谢谢 你 啦 ， 感 谢 你 今 晚 的 半 兰 家 宗 ， 竺 别 要 奈 谢 你 今 早 的 
聪明 机 智 ! RENT TARTS, Ul: “我 勇敢 的 蟾 肾 说 得 好 啊 ! ”于 征 ， 他 
们 欢天喜地 心满意足 地 吃 完 了 晚 瞩 ， 立 刻 上 楼 ， 钻 进 干 净 的 被 久 ， 睡 


觉 去 了 。 他 们 安安 稳 稳 地 睡 在 哆 内 祖 传 的 房子 里 ， 这 是 他 们 以 无 比 的 
FAS > reyes PTY © 


BOARS, WER AR GIRS Tok, RRORIZ ERY, Bete NAPs 
Sie HhAH, KERR RH, JL CRN AR Te, 
MPa AS 7 op ZS, BUI AT 2 ROU PER A, 
么 说 ， 这 是 他 目 己 的 家 呀 ! EIT TASS Bae, fe Le BAYT Bt 
AR FERPA REE, SSRIS, POUR TE ZS PLB, oP 
Ae Te ° HEVE, HAMAR EH L, FOS MER RIK ° WEN 
leit, fH APART SG o WEIR AI IEAA, AA POR, 
SaiZ—-mME), Aete aie, Sr BRAM ° HRI s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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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好 些 活 儿 要 干 。 你 瞧 ， 咱 们 应 该 马上 举行 一 次 宴会 ， 来 庆祝 这 件 大 
事 。 这 事 必 须 你 来 办 ， 这 十 规矩 。” 


“A, HEME! ? 脆 肾 欣然 答 道 ,“ 只 要 你 高 兴 ， 一 切 遵 命 。 只 是 我 不 
明白 ， 举 行 裴 会 为 什么 非得 在 上 午 不 可 。 不 过 ， 我 这 个 人 活着 ， 不 坪 
为 目 己 过 得 快活 ， 而 只 是 为 了 知道 朋友 们 需要 什么 ， 尽 力 去 满足 他 
1], (ISRAELI ©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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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 所 有 的 朋友 写 邀 请 信 。 要 有 是 你 不 停 地 写 ， 那 么 在 午饭 前 ， 咱 们 束 能 
把 信 发 出 去 。 我 也 要 帮忙 ， 分 担 部 分 荔 务 ， 宴 会 由 我 来 操办 。” 


“什么 ! WEIR itil, “这 么 美好 的 早晨 ， 要 我 关 在 屋 里 写 一 堆 
劳 什 子 的 信 ! 我 想 在 我 的 庄园 里 四 处 转 转 ， 整 顿 整顿 所 有 的 东西 ， 所 
AWA, HRT, RRR! 不 干 ! 我 要 一 一 我 要 看 一 一 不 过 ， 等 
—S, SRRET, RANE! 我 目 己 的 快乐 或 方便 ， 比 起 别人 的 快 


乐 和 方便 ， 又 算得 了 什么 ! 既然 你 要 我 这 么 办 ， 我 照办 就 是 。 获 ， 你 
去 筹备 宴会 吧 ， 随 你 想 预订 什么 菜 都 行 。 然 后 到 外 面 去 和 我 们 的 年 轻 
朋友 们 一 道 说 说 笑 笑 ， 忘 了 我 ， 忘 了 我 的 忧愁 和 劳苦 吧 ! 为 了 神圣 的 
只 责 和 友谊， 我 甘愿 幅 竹 这 美好 的 早晨 1 ” 

获 疑 惑 地 望 着 蟾 峰 ， 可 蟾 肾 那 直率 坦诚 的 表情 ， 很 难 使 他 想到 这 
种 突然 转变 的 背后 ， 会 有 什么 不 良 的 动机 。 于 是 他 离开 餐厅 ， 向 厨房 
走 去 。 门 刚 关上 ， 蟾 崔 就 急忙 奔 书 桌 去 。 他 一 定 要 写 邀 请 信 ， 一 定 不 
忘 提 到 他 在 那 场 战斗 中 所 起 的 主导 作用 ， 提 到 他 怎样 把 黄鼠狼 头子 打 
翻 在 地 ， 他 还 要 略 略 提 到 他 的 历险 ， 他 那 战 无 不 胜 的 经 历 ， 有 多 少 可 
说 的 呀 。 在 请 束 的 空白 页 上 ， 他 还 要 开 列 晚宴 的 余兴 节目 一 他 在 脑 
子 里 打 着 这 样 一 个 腹 稿 : 


讲演 一 一 蟾 肾 作 

(HE SESH], WER ER TS) 

致辞 一 一 蟾 内 作 

学 术 报告 : 

我 们 的 监狱 制度 一 一 古老 英国 的 水 道 一 一 马匹 交易 及 其 方法 一 一 
财产 、 产 权 与 义务 一 一 采 归 故里 一 一 典型 的 英国 乡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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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个 想法 ， 使 他 大 为 得 意 ， 于 是 他 努力 写 信 ， 到 中 午时 分 ， 所 有 
的 信和 都 写 完 了 。 这 时 ， 有 人 通报 说 ,门口 来 了 一 只 里 材 瘦小 衣着 袜 被 


的 黄 姐 猥 ， 愤 生 生地 问 他 能 不 能 为 先生 们 效 芝 。 蟒 蛤 大 揪 大 择 地 走出 
去 瞧 ， 原 来 是 头 天 晚上 被 俘 的 一 只 黄鼠狼 ， 现 在 正 毕 茶 毕 敬 地 巴 望 讨 


他 的 欢心 哩 。 蝎 内 折 了 拍 他 的 脑袋 ， 把 那 一 香 子 邀请 信 塞 在 他 爪子 
里 ， 吟 呵 他 抄 近 道 ， 火 速 把 信 送 出 去 。 要 是 他 愿意 晚上 再 来 ， 也 许 给 
他 一 先 令 酬 劳 ， 也 许 没有 。 可 怜 的 黄 疆 猴 受 宠 者 惊 ， 匆 匆 赶 去 执行 任 
Zia. 


男 外 二 只 动物 在 河上 消磨 了 一 上 午 ， 欢 x isan Seo 
set « ° Be pin ta EET AN EMER ANU eae 生怕 他 会 是 一 脸 
慢 色 、 郁 郁 不 乐 。 谁 基 ， 蟾 蛤 竟 是 一 副 盛 气 姿 人 、 趾 高 气 扬 的 样子 
忠 幅 不禁 纳 癌 儿 ， 感 到 其 中 必 有 缘由 。 河 鼠 和 获 ， 则 会 心地 互 换 了 一 
PERE ° 


IR MUNZ Fe, WERE WOT ART EEE, ERD HL: “好 
吧 ， 伙 计 们 ， 你 们 自己 照顾 自己 吧 ， meet, Ais! A, BL 
大 揪 大 摆 对 花园 走 去 。 他 要 在 那里 好 好 构思 一 下 今 晚 的 演说 内 容 。 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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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厅 的 小 吸烟 室 ， 关 上 门 ， 把 他 按 在 椅子 上 。 人 然后 ， 他 俩 都 站 在 他 前 
面 ， 蚁 肾 则 一 言 不 发 地 坐 着 ， 心 怀 鬼 胎 ， 没 好 气 地 望 着 他 们 。 


“rae, WOR, Pi, “是 有 关 宴 会 的 事 。 很 抱歉 ， 我 不 得 不 这 
样 跟 你 说 话 。 不 过 ， 我 们 希望 你 明日 ， 宴 会 上 不 搞 讲 演 ， 人 歌 。 
你 有 要 放 请 醒 些 ， 我 们 不 是 和 你 讨论 ， 而 是 通知 你 这 个 决定 。 


蟾 内 知 道 ， 目 己 落 进 了 圈套 。 他 们 了 解 他 ， 把 他 看 得 透 透 的 。 他 
们 抢 在 了 他 头 里 。 他 的 美梦 破 炙 了 。 


“我 能 不 能 束 唱 一 文 小 歌 ? ”他 可 怜 巴巴 地 央求 道 。 


“不 行 ， 一 支 小 歌 也 不 能 唱 ，” 河 鼠 坚 定 地 说 ， 尽 管 他 看 到 可 怜 的 
蟾 峰 那 颤 拌 的 嘴唇 ， 也 怪 心 疼 的 ，“ 那 没 好 处 ， 小 蟾 儿 。 你 很 清楚 ,你 
的 歌 全 是 自 吹 自 播 ， 你 的 讲话 全 是 自我 炫 炮 ， 全 是 ”全 是 ”全 是 
粗 鄙 的 夸张 ， 全 是 全 是 ， 


“ 胡 吹 。” 儿 干脆 地 说 。 


“小 蟾 儿 ， 这 是 为 你 好 啊 ，? 河 鼠 继 续 说 , “URAL, 
音 面 ， 而 现在 正 征 重 整 锣鼓 另 开张 的 大 好 时 机 ， 有 是 你 一 生 的 转折 点 。 
请 相信 ， 说 这 话 ， 我 心里 也 不 好 受 ， 一 点 儿 不 比 你 好 受 。” 


蟾 肾 沉 思 了 民 久 。 最 后 ， 他 抬 起 头 ， 脸 上 显 出 深 深 动情 的 神 
色 。“ 我 的 朋友 们 ， 你 们 说 了 ,，” 他 断断续续 地 说 ,“ 其 实 ， 我 的 要 求 很 
小 很 小 ， 只 不 过 是 让 我 再 尽情 表现 和 发 挥 一 个 晚上 ， 让 我 放手 表演 一 
番 ， 听 听 那 雷鸣 般 的 掌声 ， 因 为 我 觉得 ， 那 掌声 似乎 体现 了 我 最 好 的 
品德 。 不 过 ， 你 们 是 对 的 ， 而 我 错 了 。 从 今 以 后 ， 我 一 定 要 重新 做 
人 。 朋 友 们 ， 你 们 再 也 不 会 为 我 脸红 了 。 聊 ， 老 天 和 爷 ， 做 人 真 难 哪 ! ” 


说 完 ， 他 用 手 由 揪 住 脸 ， 跟 跟 踊 哈 地 走出 房间 。 


“次 ，" 河 鼠 说 ,，“ 我 觉得 自己 简直 是 个 狠心 郎 ， 不 知道 你 感觉 怎 
HF? > 


“ely, FARA, FORK, REDCAR, “PTB AR IRR AT 
这 位 好 好 先生 必须 在 这 儿 住 下 去 ， 站 稳 脚 跟 ， 受 人 尊敬 。 难 道 你 愿意 
BSE BAA ILRI, BARI EUR AIS? ” 


“当然 不 ，” 河 姓 说 , “ULB, BLA ZS WRI fea a) Be 
碰巧 被 昌 们 遇 上 了 ， 真 够 运气 的 。 我 从 你 的 话 里 ， 猜 到 这 里 准 有 文 
章 ， 了 束 抽 查 了 一 两 封 信 。 采 然 ， 那 些 信 人 稍 直 写 得 活 现 眼 。 我 把 它们 全 
没收 了 ， 好 峰 鼠 这 会 儿 正 坐 在 梳妆 室 里 ， 填 写 简 单 明 了 的 请 束 哩 。” 


举行 夏 会 的 时 间 快 到 了 “。 WER | A REI AE 
28 FB GDA ARAL, PoP] NAR, TE TEES ° HAT PER 
久久 地 凝 想 。 渐 渐 地 ， 他 面色 开朗 起 来 脸 上 组 组 露出 笑 意 。 然 后 ， 
他 有 点 儿 害 闭 地 、 难 为 情 地 咯咯 笑 了 起 来 。 末 了 ， 他 站 起 来 ， 锁 上 房 
门 ， 拉 上 窗帘 ， 把 房 里 所 有 的 椅子 摆 成 一 个 半圆 形 ， 目 己 立 在 正 前 
pa Gee ia, tee — as, ATR, See a 
的 、 兴 高 末 烈 的 观众 ， 放 开 嗓 子 唱 起 来 。 


蟾 肾 的 最 后 一 文 小 歌 


ITH, TOK, TH, Rawr, 
AHA, AA, SH, RARER 


RSVR, Doe EM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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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 角 齐 鸣 ， 士 兵 欢呼 ， 


雹 弹 横 飞 ， 汽 车 哪 哪 

当 一 英雄 一 归来 ! 
欢呼 咱 一 乌拉 | 

让 人 人 高 声 欢呼 

向 备 受 尊 崇 的 动物 致敬 
因为 这 是 丹 内 一 盛大 的 一 节日 ! 


蟾 肾 歌声 咏 完 ， 唱 得 热情 洋 光 ， 感 情 充 视 。 一 过 唱 完 ， 又 从 头 唱 
了 一 过 。 


然后 ， 他 深 深 叹 了 口气 ， 很 长 很 长 很 长 的 一 口气 。 然 后 ， 他 把 发 
刷 淄 在 水 里 打 湿 ， 把 头发 从 中 分 开 ， 垂 在 面 赴 两 边 ， 用 刷子 刷 得 平声 
塌 、 光 溜溜 的 。 他 开 了 门 锁 ， 静 静 地 走 下 楼 ， 去 迎接 宾客 们 。 他 知 
道 ， 他 们 一 定 都 聚集 在 客厅 里 了 。 


他 进来 的 时 候 ， 所 有 的 动物 都 高 声 欢呼 ， 围 拢 来 祝 货 他 ， 说 许多 
OF a BE Se HH AY BS BBC» HR ASE A TH oo WEIR RETR, 
道 : “没什么 ! ?或 者 换个 说 法 : “哪里 ， 正 相反 ! ?水 猎 正 站 在 炉 毯 
上 上 ， 对 一 群 贯 客 描 述 ， 假 如 他 当时 在 场 ， 会 怎样 做 。 看 到 蟒 蝗 ， 他 大 
叫 一 声 跑 过 来 ， 甩 开 两 臂 ， 一 把 搂 住 他 的 脖子 ， 要 拉 他 在 屋 里 凯旋 式 
地 红 场 一 周 。 可 是 蟾 肾 温 和 地 表示 不 导 ， 抒 脱 了 他 的 双 臂 ， 婉 转 地 
Ui: “FEAT se RISA EV, RAYA Pee, Ee, 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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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， 做 出 谦虚 的 表示 时 ， 他 觉得 ， 目 己 成 了 每 位 客人 深 感 兴趣 的 目 
标 。 


儿 把 一 切 安排 得 尽善尽美 ， 晚 实 获 得 了 巨大 成 功 。 动 物 们 欢声 突 
语 不 绝 。 可 是 整个 晚上 ， 端 坐 主 位 的 蟾 内 ， 却 始终 双眼 低 垂 ， 目 不 斜 
视 ， 对 左右 两 侧 的 动物 ， 低 声 说 些 无 头痛 痒 的 客 套话 。 他 偶尔 偷 瞄 猿 
和 订 刀 一眼。 这 时 ， 他 俩 总 是 张大 嘴巴 ， 互 相对 视 一 下 ， 这 使 蟾 晓 深 
感 快 意 。 晚 宴 进 行 到 一 定时 候 ， 一 些 年 轻 活 泼 的 动物 台 区 头 接 耳 ， 说 
TX TET MBE TT EB PA ko BART, GE: “WEIR, 
话 呀 ! WER OR ECHR | 唱 文 歌 呀 ! WEMER TC ER SC RIKI |” AY WER A ce 
PSEA, SH — ANS, NOT, ROSSA 
们 多 进 美 食 ， 和 他 们 聊 家 常 ， 关 切 地 问候 他 们 家 中 尚未 成 年 不 能 参加 
社区 活动 的 成 员 ， 设 法 让 他 们 知道 ， 这 次 晚宴 是 疡 格 遵照 传统 方式 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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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S Zia, WAR eR, Ea 
— Be A aT OT, (ADS eI SCR ALEK AAI ° WER AT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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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e TWA SER o RAPHE UCR BRON, RTA UL, fhe aI Z HH 
派 来 怎 避 那个 臂 上 长 色 斑 的 胖 女 人 的 ， 因 为 她 明明 面 对 一 位 绅士， 却 
有 了 眼 不 识 泰山 。 酬 谢 和 赔偿 的 总 额 ， 说 实在 的 ， 倒 也 不 算 太 高 。 那 吉 
站 赛 和 人 对 马 的 估价 ， 据 当地 评估 员 说 ， 大 体 上 符合 实际 。 


在 长 长 的 夏 日 黄 民 ， 四 位 朋友 有 时 一 起 去 野 林 散 步 。 墅 林 现 在 已 
被 他 们 整治 得 服 服 帖 由 了 。 他 们 高 兴 地 看 到 ， 野 林 居 民 们 怎样 茶 茶 敬 
敬 加 他们 问好 ， 黄 鼠 狠 妈妈 们 怎样 教导 她 们 的 小 媚 子 ， 把 小 家 伙 们 市 
到 洞口 ， 指 着 四 只 动物 说 :“ 瞧 ， 娃 娃 ! 那 位 是 伟大 的 昌 肾 先生 ! oF 
边 是 英勇 的 河 鼠 ， 一 位 无 且 的 战士 。 那 一 位 ， 是 著名 的 髓 鼠 移 生 ， 你 
们 的 父 杀 常 说 起 的 ! ”要是 娃娃 们 使 性 子 ， 不 听话 ， 妈 妈 们 束 吓 路 说 ， 
要 十 他 们 再 间 ， 再 烦人 ， 可 怕 的 大 灰 儿 吏 会 把 他 们 抓 走 。 其 实 ， 这 和 是 
WHEN SE AUR, ALAR ARAB KARE, AGE MKAFH 0 A 
过 ， 黄 姐 狼 妈妈 这 样 说 ， 总 是 很 奏效 的 。 


